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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的回憶》帶你回到那火紅擾攘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細造的那個近三十年概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令人迷惘的 
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它已經遂 f 被世人所遺忘了！ 

爲還原毛澤東時代， （_ 回憶〉五部曲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贩映毛澤雜治 
的酸，用 — PM 幅鮮活的#面，砌成 一 M 卷毛澤東時代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馱 
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 
開放取得輝天，辭澤東行對比，•願反思意義。 


國內外名家評論《紅的回憶》五部曲摘錄 

「傾盡全力於《紅的回憶> 系列是溫紹賢最大的心願，&患病中也帶病寫作，古 
『喱心瀝血』’用來形容《紅的回憶 > 系列的創作過程^分貼切的，由此也可看 
到作家的良知、魄力和抱負 。 」 一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 


之的評論，載於《華橋日報》副刊1992年12月 














「(肆虐狂飆 > ( 《紅的回憶》第四部一作者按）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 
人物命運作另一 f 繊，交織在一®。除了可以當/】獅讀，還可以當作 m 意義上的文 


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百科全書。」 一 國內夕 1 著名作 
家^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 1992 年第 2 期 

「如果說， (mfmi )( 《咖回憶）第二部一 f 恃樹 Rg- 翊* wis ，那麵 
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 
嫌成的政經 /jNigflUi 舌，那麼，不言 _俞的了。」 一 香港 4 ^：學高級 

厂我要向你致敬 。 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翻的那個動還的時代生活過，但卻 

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 

你的作品値腦譯成英文和其敝字 。 」 一 jisi 1 名漢學家、普+^^學_椭 
瑞 （Peny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一作者按）是一 m 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 

我的成就能與之相® S# «>」 一 難作家、 上 m^C 〈星報〉纖馬克 • 西格娜 lark 
Seghers) 

「你的《紅的回億》系歹! w 澈 mm- 作者按)，的確是一*^人嘆爲觀止的文學 
作品 ， 備 0 」 一 美國作家、文學經紀凱瑟琳 • 基德 (Katherine Kidde) 


作者聲明： 

《紅的回億》五部曲之人物及故事情節，全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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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 g 卩開_寫， 
最先寫《失去了的一 ft 》 ，即五部曲中的最後 一 35，這是因爲當 Bf 清況非常複雜，千頭萬 
緒，如不立 sp 寫下來，怕以後難以找§;所需的資料。該書於一九七八年中完成。不久^ 
返回香港定居之便，把該書稿帶到香港來。一九八一年開始寫五部曲中的第一《青春 
淚》，一九八三年完成，以後因身體健康不佳而停頓，只能帶病進行資料搜作。到一 
九八 A 年，鐵國際)出版公司答應出戀五部曲，並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失去了的 
-fO ， 5 m 同年七月 { tfg 《青春淚》。從一 AA 八年中起，開鮮天±55 、 半天寫作。 
@§四年不避寫作，終於在一年上半年完成餘下的《魂 itm 》 、《進 
殘花》和《肆虐麵》，並於同年全部付梓，均由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至此《細勺 
回億》五部曲終世 = 

作者深知，五部曲獲得出版，僅表示只完成其補 I ，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過細的修_ 
浦充工作，只有這樣，它才能負起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 一 九九三 
年以後，作者一直沒有停 ii « 它進行修訂，二零零鞞作了一次 gycM 勸全面鑑， 
隨後的幾年，繼續陸續進行修_赌分出章回和細目。現_這個修訂版與當年的版 
本相比*靈在全面性' 準雜或_泄方面 * 椭舦的_ » 

作者也深知，在現代社會，一《的出版(名家作品 wwim 乍品除外)，不管其質聽 
樣高，內容怎樣震撼，也僅僅是一項工作的開始，隨後如果沒有大量的公關和推廣工作， 
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挪獅。不幸的是，公關和推廣恰巧雖者最大的■’因爲文 
革紙年的 「無 產階級教薛命」，作者软學教書’多次被翻十颁蒸後的山區， 
「接 受貧下中農的酿育 」， 每次半年，健康受到了嚴重麵’回到香麟已是百麵身。 
mm\mr • 以疲憊殘病之軀，以超常的腦力勞動寫作本五部曲，平時有一點空 
餘時間，也用來休息，對於公關和推廣等交際活動，已無力兼顧了，而且經濟上也不許 

pj O . • :，丄 ■. • 1 • 

然而， 作者仍然認爲，出版本五部曲讎版，■將來其纏情況如何，它肯定會進 
入各大圖書館，這樣，它至少可以作爲形象性的歷史資料，把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歷史， 
永久贿下來：因此 > 這項工麵然花了作者■下半生_間 > 也許還刪辱的《 

近年來作者一直健康欠佳，可幸在家人的大力趟下，終於在有生之年，麵看到本 
五部曲倉似完整一* s 勺崭新面貌面世，作者深感自己的一生已無鬼於這個時代了。 

本書在漫長的撰寫和修訂的歲月中，作者得到妻子黃美金的全力支持，她甚至跡已嫂 
閱了整套^哉，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作者常想’當年她身兼母5^0中學教師，含 

如果沒有她的包這套書是柯能寫獅°纖本書雛她《 


作奮謹識二零零八年六月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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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言 


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曰逝世時 
爲止，統治了中國大陸整整二十七年，而他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 
—屆三中全會確立部改革開放政策爲止，達三十年之久 > 在這數十年中，在毛澤 
東獨特而強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铳治下，中國變成了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見過的社會，乜 
許也是後無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發展了獨特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倫理 
關係、家庭關係。它們無不注入濃厚的政治內涵。它還 M 造了許多新的辭棄和術語，以 
適應政治和社會急劇發展的需耍 C 它同師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大不相 
同。在西方世界中，毛澤束統治下的中國被說成是「竹幕 _， Hmmmnmmu 
國家 。 於是它成了世外異域。當代不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它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 
膚淺和片面的，因而往往得出與真正史實相去千里的結論。這益不奇 g ,因爲 em 在 
當皱中國雄，辘微於那個時■不甚了了 c ' ' 

對毛澤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 ， mmmmm ^ 究其原因，就是對那個#代：雜 g 
社全®真實的掌握。 

作者以 一 fg 香港青年*槪澤赖治帽後不久* _ 了那讎會上大學' 工作和生 
活，直至毛澤東去世，所以對中國長達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和各個政治運動，有深刻和 

作者從一九七六年起，歷針五載，娜經■所撕聞，運用讀翔實的政經資料， 
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伍部曲。它是 一* 五部相對獨立而又 
連成一體的長篇4徽，包含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主要政治運動，如反右鬥爭 （ 《青春 
淚> ) 、 大躍進 （ irnmn ) ' 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 （ {歷血殘花》 ） 、 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 （ <肆虐_》献革後半_無產階級教棘制《失去了的一代》痔等，鮮 
■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一九九二年五部齊之後，作者又用了十多年時間，對它 
從頭到尾進行多次_了、補充、部分章節重寫，甚至改寫了第五部，務求精益求精。 

在動手寫作本五部曲之前，作者深知，要寫好這部巨製，除了麵十分嚴肅認真，對 
史寶進 f 亍深刻的審啦外》還雌對作品的纖乍聯祖、裁的處理 > 只有這樣: rtg 客 
觀而形象地全面反哪個歷史時代 。 作者經過反復而績密的深入構思，最後決定採用一 
舣雛獅常不會麵的手法，那行法：一(条線题各個時期的齡事件 
貫穿其中，另一是以4獄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故事穿插其間，兩條線自始至終緊密交 
織在一起，血脈相連，相互襯托，以風铪讀者一種置身其中的強烈真實感，香港和海內 
外華人社會著名作家東瑞先生在給（肆虐麵}作序時，就對這種獨特的結橢合予充分 
■定：「(肆虐麵》的._ ’就餘驅年作,人齡運作另線，交酿 
一起。 * 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 
可化革細 一 gim 全書 。 」 

作働臟忍真態度，還紐時期的政治事件的發生，重要中央文_ 
頒布，酶一篇黨報的觀軸發表，在具_間上，都 一 ^ f 乍了，不苟的 
反■對撇賓，顏完全正雜驗止。對於弓件敝■及毛澤東的有關 
指示的具體內容，在文字的核對上，了同樣態度。 

作者也深知，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不能像某些「傷痕文學」讎，專注於寫個 
別人親一類人所深受迫害的事件，雖然這樣寫能更加集中，從而細更加麵的煽情 
藝術效果。然而，如果這樣寫的話，充其量只能反映一®歷史時代過程中的一段 / j 桶曲， 
丽阪映該整個時«。<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 e 反映 一 f @ 時代全貌的超長篇作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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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必觀宏觀的視角 * 首^整厭_各個方面和整麵史的雜*而挪繪 
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帶出具有那個時代特色的悲劇故事，用 
以作爲支撐整割^|^主樑 。 

結果，作者相信，《紅的回憶〉五部曲成功 ift 删了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歷猶治運動 
——如實地再現出來，把穿插其間的人物悲劇故事，按照當時生活的本來面貌，一蕩 
氣回腸地編織出來，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整整 一 ffi 時代的歷史真實，給讀者展 
示了 HS 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 。 這是到目前爲止尙未有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以如此深廣的 
規觀此加以反映的《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長讎之先生在{失去了的一 fU 的序言中 
寫道：「《失去了的-^>不觀形象乍品，也是麵生、哲理性的…… 
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藝術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這部 / jN | g 反映了一時代 
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天所經驗的生活 。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硏究員、法學 
教^5^先生在他爲《魂斷彩虹 > 所寫的序言中說：「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 
話，那麵本野史 tbffi 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 
人民的血淚交織,概継,那麼，其_.(41)^不言_的了。 ㈣ 赃在 
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 { 文學自由談》上撰文，對整套書作了高度評價：「<紅的回憶》 
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史詩般的結構 。 無論難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値 
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値必然可與酸同存。」美國著名漢學家 、 nmm 
大學搬 Wg^(Peny Link 麟信中說：「我要向你致敬。當然，前多人曾經在 
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 
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値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 」 
美國作家、上臟文《星報> 編輯馬克 • 西格卵 axk Segh ㈣ 說：「<_回憶> 
ffiAS # 後印娜忘瓣品* 有一天勸成赖饌之 ° 」 

作者寫作 aiw 回憶》五部曲的目的和用心，是要把使中國人民付出如此巨大血淚代 
價的近三十年奇異獨特的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然而，作者相信，不會再有人嘗試寫 
作這樣的作品了。這是因爲， 一 方面，中共在毛澤東死後的幾十年來， 一 直禁止大陸的 
作家全面寫作那樣的題材；另一方面，像作者腫具有觀薩毛澤鰣代全面經歷的 
人，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寥寥可數了，即使有一娜樣的人，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了古稀 
之年，無力進行那灘返的工程了，础他馳不一雜家。 

毛澤東 M 造的那個另類社會儘管失敗了，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可以供人參考、發人深 
省的。後世的人們一定可以從這些失励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們 
這個世界。事實上，鄧砰就是全面總結和深刻吸取了毛澤東的失敗教訓，才提出了一 
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使中國瀕臨絕境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起死回生。 

由於本五部曲的出現， 一 九九九年初，柯星沛導演邀請作者拍攝他受香港藝術發展局 
資助製作的《紅的回憶》影片。鄭維音先生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的「文 
化資訊」社，以《這麼重那麵一紅的回憶》爲題，發表^:「(紅的回億》腑 
是最 I 夬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但對沉重的名字、沉重的歷史，輕薄無根的一代又 
如何承受得了？」作者十分認同鄭先生的觀點，也覺得影片名更貼近本五部曲的神髓。 

五本 / J 歲當年是在 H 個不同時間分別出版的，所以讀者賺追縱購齊，現在,經過十 
多年不斷過細的修訂和補充，_《紅的回憶》書名，以一本裝重新印行，以滿足廣大 
讀者的需要，也爲了讓我們輕薄無拫的一{戈，對自己國家的這一段現代史，有一®應有 
的認識。另外，作者希望，腦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書名《紅的回憶》能弓 I 
起讀者更働回億、聯想和反思 。 

储定獄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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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青 
年學生陳曉乾出於滿腔 
愛國熱忱，從香港回到 
廣州升讀大學。小說通 
過描寫陳曉乾的遭遇及 
他與各種人物的關係， 
以生動而有說服力的事 
件、情節和人物，反映 
一 九五七年前後影響深 
遠的 「反右 鬥爭」的全 
過程。在反右中，廣大 
善良正直敢言的知識分 
子和年輕學生受到殘酷 
鬥爭、批倒批臭、無情 
孤立，開了以後歷次政 
治運動用以對付知識分 
子的極壞先例。小說對 
此都有細腻和具體的描 
繪。這是首部也是唯一 
一 部真實地反映 「反右 
鬥爭」全過程的長篇小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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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AS 七年發働「反右哨」，距今間了。 

—九七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夢僞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復查，並對「反右鬥爭」 
作出了歷史結論：「在當時情況下’反右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麵大化的錯誤」。 
經過兩年多艱苦細緻的復查工作，截至一九八一年底，全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的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携人獲得了平反，恢復了政治名譽。 

但是，從政治路線上來看，「反右鬥爭」是屬於「左」還是「右」呢？官方沒有作出 
過明確的結論。不過，部/」坪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曰在會見新加坡總理吳作棟^ •• 
「從一 AS 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問題使中國耽誤了差不多二十年。中國在這一時 
期也有發展，但總的社會水平處於停滯狀態，那段時期，農民年均現金收入六十元，城 
市職工月均收入六十元。在二十年的時間沒有變化，按國際標準， 一 直處於貧困線以下。 
似乎把「反右」錯誤歸入「左」的路線上。兩個星期後，即六月十二日，部小平在會見 
南斯拉夫南共聯盟主席團委員羅舍茨時又說：「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黨的主要錯誤是 
** 左』，文革是極左’使中國從一九五七年起共二十年時間處於停滯狀態」，這就更加明 
確她 E 「反右」的錯誤列爲「左」，而且是二十年「左」傾路線的發端。 

事實上，我們在回顧「反右」以後到文革結束這二十年的歷史時，清楚地發現，其中 
的播進、土化、「社教(四清)」、文狀革命等等，妍是「反右 」 mm 
繼續和發展’而文革則達到高峰 C 在文革中，江青式人物的崛起，並不是偶然現象，而 
是始於「反右」這條「左 J 傾路線的必然產物。 

那二十多年的 「左」 傾路線，時而明顯，時而隱晦地支配著中國各個方面，不僅使中 
國的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人民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之下，而且還復活和大大滋長了不擇手 
段、爭權奪利、爾虞我詐、 宗 派傾車 LW 種封建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gf }® 是經過 「撥 
亂反正」許多年以後，與解放後到一九五七年那段時間相比，仍相差甚遠 C 那時社會風 
氣雜*幹部廉潔 t AK 生赦定-可見瓶毒之深- 

<青春淚〉是作者 I ，的〈紅的回憶> 五部曲的第一 gK ,它描寫五十牢代中期，青年 
學生陳曉乾出於滿腔愛國熱忧，從香港回到廣州升讀大學的故事。4^1^^對陳曉乾的 
遭遇及他與各種人物的關係的描寫，以生動而麵 g 力的事件、情節和人物，反映發生 
於五七年_深遠的「反;爭」的全搬 。 -反右隔場大》»鬥和清算耀 
分子的政治運動。在反右中’善良正直敢言的知識分子和年輕學生受到殘酷鬥爭、批倒 
批臭、’開了以後歷_治 am 甲以對付»」_這一«， 
以及對當時的社會生獅人際關係，都有細臟具體的描繪。這®首部也是唯一的一^ 
真實地反映「反右鬥爭」全過程的長篇 

「反右鬥爭」作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發生的事件，現在巳經成爲歷史。當年_ 
經歷過這場政治運動的人，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因此，在中國大陸，絕大多數 
人對這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及其具體進程，均不甚了了：本人 M 乍《青春淚》的目的，就 
是力圖客觀地、形象地重現當年_反右 J 的歷史真實，讓讀者透過這一歷史真實以及在 
那麵型職中典猶性格發展，去■自己的臨歷史麵° 


作者寫]^ IA 碑七月 

麟於二零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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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赤子回歸 

(一九五四年八月——九五四年九月) 


(― ) - 

一 九五四年八月下旬的叫@傍晚，天色晴朗，萬醜雲 （ 在九龍紅義塢右側門通往 
海濱的小馬路上，親熱地走著一雙青年男女。男的名叫陳曉乾，生得俊眼劍眉， 
鼻如懸膽，齒白唇紅，左臉頰1:有一《淺_酒窩，十分溫文爾雅，更爲吸弓 I 人之處， 
他的身材修長而均勻，有如玉樹臨風。女的是陳曉乾的姑姑，名叫丹芷，她身材高挑， 
ft 線優 n ° 

歷史上，紅磡船塢是個繁忙的修造船廠。但近年來，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禁運， 
業務已一^千丈，晚 t 已極少力腿開工了。所以，一入黑，這個巨大的船塢，就一片沉 
寂 。 而通往海濱的這條 ■ > 賴下 * 

小道, & HS 小海灘。議芷自小雌常麥顧玩耍’雛的一 I 石， 

海霞 h ，有一®的 / J 獅。潮丹芷在碼頭上找了個乾淨的地方，靣對著維 
多砸触了下來。 

陳曉乾舉目遠眺’那看了十多年的「香港之夜」，今晚似乎有點異常，而近處的星星 
漁火，卻一下子惹起了他內心釣一^淡的惆悵。 

然而，當他想到自己奔往內地上大學時，那種悵個之情，就立刻煙消雲散了。他 
自小就想將來能上大學，以便學好本領，立志爲國家，爲民族做一番事業 。 

他燃想起身邊的丹芷。他轉過險來， KMMIE 在怔怔地麵著翊。 

「 fett !」他輕聲_，「考不上大學，你還耿耿_嗎？其實你各？^考得® if ， 
只轉解獼了。」 

丹正彷彿從夢中驚醒。她略爲抬起了頭，嫣然一笑。她那整齊而潔白的牙齒，微露在 
一雙不大不奶紅唇中，格外引人，在她一雙秀眼之上，是一雙入鬢的蛾眉，中間是 一 
隻端正的鼻子，襯著兩個淺梨窩，配上十分細嫩而白皙的肌_，在這個上百萬人口 
的十里 ■ >她也算口口 兒了《 

「不’我沒事 • 」_乍了一下精神，然後深情 ifeie :「 Mg 考上大學，達到了 _ 
願望，我感到十分高興。」腿， _ MS ，她的聲音似乎有點嗚咽 。 

「怎>«，你哭了？」陳了一驚* 

她把臉^開，沒有回答他。 

「你你……」陳曉統點不，在働記憶中，她從來沒桩他面前■淚。 

丹正只大陳曉乾三個月，但陳麟自赖母，她不到十歲時，就像照顧弟弟一樣照顧 
他。因此，他倆自小就感情極好，現在九歲的青年了，還一如既往，不避男女之嫌。 

「■’ 你怎麵 ？」 mmMMimrm - 

靦低了。 

「體不得我_你嗎？」他愛著她。 

「嗯！」她點了點頭，那雙水汪汪的秀眼又泛紅起來。 

厂我會每個假期回來探望你的。他安慰她說 * 

「腿，」住了。 

「腿 ssw ? 」 mmmsmjE 、餅。 

「腿，沒有獅門，現■伶伶 H 0 人砂面生活，我不姗 L 、 °」她用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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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地舔了一下上唇 c 
r f _ 心微有人照顧？ J 
她點了點頭。 

「我已經長大成人了！」他看著正在月亮，「我會照顧自己的，你放心好了 。 J 
「若然你生了病，誰在你身邊照顧續？」 

_這你可膽心 * 那生活，域會互相照働、鴯了赚。 

「還有…… jmm 5 L ±^ 
r 還雛撕？」 

「你將來也許會嫌棄我！」她停了停，「你在國內受教育，進步了，就會覺得我落後。」 
「怎麼會呢？」他 tiofi 了語氣說。「你這麼聰明，很快就會跟上潮流 w ，同時我還可 
以幫助_!」他想了一下，颂：「在■情況下，■不#。」 

她不禁轉憂爲喜，緊緊捉住他的手，低聲地說：「讎如此！ J 
彼此來，過了一會，■了 一 TT 唇，用®聲音說：「不®£樣，■來 
一定要在你身邊照顧你的，我知道，你沒有了我，生活上多麼不方便’多麽不習慣！ J 
說罷* « 

她最後的兩句話，使他激動萬分，他好不容易才說出： 「將 來我們一定會在一! j 
「讎 我們一輩子雜一起！」 她1 正怔賴著域，自言自語職， 

他忽然想起麵，不安賴:「但你將夾是魏 ASW ，我們怎能一輩子嫌，尼？」 
-我不辦人的！」她不高興職’「_你酿老縛刀這嚇尼？」她嬌嗔_ 
著他，「你要再說，我就生氣了 ！ 一 

他不敢兩關 5 SB 了。後來 ， mm r 許多話，活像媽媽吓嚀遠行^兒子一樣。一直 
談到三更時分，兩人才回家就寢。 


(二） 

九龍尖别耿■鐘樓上的珊，指針1正》火車纖啓動。陳麟從列車窗口 
探出頭來，醒模糊地告別了慈愛的丹正姑姑和父親。 

陳曉乾考上南中國最高學府之前，從來沒有參力 l £ g 香港的進步活動。他就讀於香港 一 
間名牌英文書院，自然沒有介入政治活動。然而，他卻是個滿腔熱血的青年，幼年就具 
有救國救民的抱負。他生當亂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 當香港淪於日寇鐵蹄之下時，他 
才六歲。那時，他父母胃他和弟弟，以及祖母、姑姑，逃難回內池。在逃難途中，母 
親慘遭日寇機槍射殺’弟弟夭折，不久祖母也因患病無勝冶而死去。在淪陷區流浪時， 
他親眼見到曰本侵略軍許多令人髮指的暴行：姦淫擄掠，無惡不作。有一次他無意中觸 
犯了日本鬼子而被痛打了一®,險些丟了性命。一九四五年日太投降，陳曉乾一家才回 
到香港來。但是，他永遠忘不了那國仇家恨。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給他帶來了 
希望，但由於年紀尙輕，他對內地的政治形勢，對國民黨、共產黨，都毫無認識。_ 
去年下半年，他才有意識地看一些進步報紙，約略了解到內地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點 
使他印象十分深刻：一《外國勢力都已被逐出了中國大陸。民族獨立，不正是中國百多 
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嗎？這是他決心回內地升學的主要原因。 

不到兩個鐘頭的時間，火車到了羅湖。 

在羅湖橋上，有幾個警察在巡邏，其中有一兩個對來往的同胞呼呼喝竭，但對一 (0 英 
籍警官則奴顔^ ,令人作6 »陳曉乾 d 、 中一沉，暗想：中國如此國弱民窮，不正是因 
爲多了 _大大狗奴和馬？ 

羅麵。突然，在中方瀬一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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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去廣州考入學試時，來去匆匆，沒有注意到它。如今，由於產生了歸屬惑，對這面 
高高 m 的旗織，自然就有一種崇敬的心情《在橋頭上，威嚴地站立的兩名服裝整樸的 
解放軍，在他看來，也比上次親切得多1似乎在對他說:「麵尔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他心、中一陣激動，暗暗表示：「祖匿，我不會辜負/细诫3望的！」 

廣九車站人頭湧湧。在車站一 WB 地方，擺著■，牌子，大字寫著「 S 大學迎新組」。 
陳曉乾走:匕前，從口袋裡拿出入學通知書。這時， H 邏棚著校徽的青年社前來， 
熱情地問：「是 S 大學的新同學嗎？ _ 

陳曉乾點 raa ，把通罐交給 fa 。他看了一下，就轉身向其中 hs 青年叫道：「蘇 
厚永，是你們外文系的，你刺吧！」 

陳曉乾抬頭一看，迎面走來身材魁梧，齒白唇紅的俊朗小伙子 c ftlt 前跟他握手， 
說道：「我叫陳曉乾。」 

那小伙子用麵十分靈活而烟炯有神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下，微笑地說：「麵你！」 

陳曉乾感到有點拘束，沉默了一會’蘇厚永 R 道：「你是香港哪間中學畢業的？」 

「 Q 書院。」他感到有點自卑，因爲它雖是香港的名校，但回內地升學，就 tt 不上香 
島、漢華那些進步學檢1£§了 > 

「噢，這是一間歷史悠久的英文書院。」蘇厚永有點肅然起敬的樣子。 

「你港獅？」醜乾問。 

「不，我是聽別人說的、蘇厚永矜持一笑。 

在談話中，陳曉乾了解到，蘇厚永 t 2 是個新生，而且和他是同班，他前天才報 iU ，今 
天就主動到火車站來幫助迎新。 

在火軸大約呆了 一 ,他看爾七八個從香港細新生。議乾他賺安排乘 
車回學學稍。蘇厚永麵輞校。 

坐雄曉乾前面的是一 f 嫌登女 gr ” 她身機條，體格風騷，五官端正 。 她多次回頭 
主動和陳曉乾交談。5撻校園下車時，她熱情地自我介紹：「我叫李麵，生物系新生 c 」 
陳曉乾問她：「你是香港哪間中學？」 

李迎迎回過頭來，微露笑容，得意洋洋地答道： 「 SP 女書院 。 」 

「那麼，英文锁不止我 hb 了。 

「當然，」蘇厚永笑著說，_今天上午報到的三十多名香港學生中，英文書院的學生 
就佔了十九名。他們大多數是哈理科的。 

蘇厚永是動青年 > 他鰱陳曉乾到有■門瞧入學手續，後 M 规 
陳曉乾帶到 •《 學生宿舍 ft 三樓。原來兩人同住一®大房間。放下行李後’蘇厚永乾他 
說：「你先沖個涼，休息一下，然後去吃晚飯 。 」 

學生第六食堂位5^宿舍旁邊。當晚有幾樣菜：酸菜牛肉、咖喔馬鈴薯牛肉、冬菜蒸81 
魚和冬瓜炫南_肉。陳曉 IS 隊用剛發的餐卷要了一®酸菜牛肉，和蘇厚永同桌坐下。 

" 這裡的伙食多少錢 —e ? J 他問蘇厚永。 

「每月十二元半 3 _蘇厚永答他。「在我們國家，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 
連伙食費也是政狩包下働，家庭額難的，還可以申請肋學金 C 」 

「腑太好了’這樣，窮苦學生也有機會哈大學了。 J 然後他感慨地說：「在香港， 
中產階級家庭也不容易供目己的子女上大學啊！ J 

這時，大方桌旁陸續坐下共八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女的。 

於^厚永向大家介紹說：「這是今天從香港來的新同學陳曉乾\跟著他——向陳 
曉乾介紹：「這六位都是我們班的同學：這是江一平，這是何家昌，這是謝振賢，這是曹 
柏年。」然後他介紹兩位女同學：「她是唐尤麗，她是卜雲。卜雲同學也是從香港來的。」 
陳曉乾向大家有禮貌地點點頭，然後，他舉目打量兩位女學生。只見那位害尤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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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很輕，似乎不過十七歲的模樣，她生得身材修長，皮虜白皙， 一 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徴 
微一轉，流露出一股截熱的風情，兩片薄薄的紅唇，老是在微笑，隱 I 約露出一副潔白而 
不大整齊的牙齒，兩條烏溜溜的長辦子，有一{赚在胸前。一®^可以看出，她麵熱 
情如火的北方 mfeis 。■那個卜雲，»剪了一頭,打《+分_, 
上#^竟 sh 權了_束驅鱗部服，根本不像個香鱗生。她艮，身材 
適中，表情嚴肅，但眉宇間仍然流露出一絲女性的溫柔。他再打量那幾個男同學，只見 
何家昌身材高瘦，長險，梢爲向前突出，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江一平中等個頭， 
穿著樸素，面貌老實：謝振賢和曹柏年都是身材面貌不甚顯眼的大孩子。 

吃完飯， * 到排水顧洗碗。唐尤麗跟了出來，在他旁邊洗碗。 

「你是從香港瓣馬？」她轉過臉來，操一口純正而清励普通話，明知故問地問道。 

「是 的。」陳曉乾用結結巴巴的普通諮答道。 

「你 是英文書院畢業的，英文一定很棒，以後請多多幫助。」她嬌媚地笑了笑。 

陳曉乾沒有正面■’只問道：「你是北方人吧？」 

「是 的，我是：!谅人，但我爸調來廣州工作已有兩年多了。」 

「以 後我要向你學習普通話。」陳曉乾和她分帮，順■了 it ®- 句。 

「好！」_手一提，眉飛色舞地滿口答應， 

社* 床上久久不會 &AB °前一 * 他鉢上沒擁過 • 今天又縣 T 

一天，已經娜了’本應一下子 SLAB o 可是，腿新生?—天，他不禁要回味， 

聽蘇厚永說，班 j 有 H 0 不尋常的人物，叫寇蓮娜。聽說她可能是全校最了不起的 
學生。陳曉乾在報章的取錄名單 t 見到這個名字，它 g 液全班學生名字之末，頗爲引人 
注目，加上名字西化，姓氏稀罕，因此，陳曉乾曾猜想，她可能是個東 ： IL * 登女郎。但 
據蘇厚永介紹，她是個傳奇式的人物：她出身於一 f @ 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參加過學生運 
動’後轉入游擊區。解放後，一直在黨的嘰關工作，界中頗爲活躍。聽説，她還是 
市委某書 I 彌自推薦保送來上大學的。 

聽了蘇厚永的介紹，陳曉乾不禁對寇蓮娜肅然起敬，心想和這樣經歷豐富的人做同 
學，一定會獲益不淺。他猜想她可能年紀較大，其表情和衣著一定比卜雲更加革命化》 
蘇厚永還告訴陳曉乾，卜雲在香港是個地下黨員 C 

(三） 戈 乂 

九月一日正式開學 C 早上，全體新生集中在大禮堂，聽校黨委 ffi 割己麥廣昭作新生人 
學教育酷。 

麥廣昭還兼任副校長，是位著名的老詩人。他帶有濃厚的江浙口音，使陳曉乾這 
個來自香港的學生聽得十分吃力。 ftMS 聲地問坐在旁邊的蘇厚永：「你能全聽懂嗎？」 

蘇厚永點了點頭，反問 道：「你 呢？ J 

「頂多是兩成。但連貫不起來，等於甚麥也! i 不出來，」陳曉乾苦笑地說道。 

「不要緊，慢 It 就會習慣、聽懂的。」蘇厚永安慰麵。「我們的教授們，據說都是 
來自全國各地，用南腔北調的普通話授課。別說你們香港同學，就是本地的中學畢業生， 
也得一年半_間施習慣、聽懂 C 」 

「那 麼，我們不是要花上一兩年 m 間？」陳曉乾不禁有點吃驚， 「■ 不多佔了四 
年大學時間的一半！」 

「_坏一定，潑所逼下，只要留心，半年&&&»$：可_關 - 」 

聽他說得那麼在行，陳曉乾不 禁問：「你 爲甚麼能夠聽得懂？ 」 

第12頁 


蘇厚永微笑了一下，沒有僻 c 

「你們談些甚_?」坐在前一 S 麵尤麗掉過頭來，賣弄風情地漂了陳曉乾一8艮， 
然後做了個鬼臉。 

就在這時，陳曉乾似乎聽到麵割激，今年本校招生三百一+四名，入學試的平均 
麵爲七十 一. 三分。香總生鄭美寶坐在唐趨旁邊，可能也聽不大懂麥副書記_ 
話，低聲問唐尤麗些甚麼，唐尤麗和她耳語了一陣 • 又略爲轉過頭來，瞟了陳曉乾一眼， 
然後笑出聲來》鄭美寶樣貌普通，但皮膚白皙細嫩，身_娜，打扮入時。 

噓！」坐在害尤麗她們前排的江一平掉過頭來，嚴厲職了鄭美寶一眼。經他這麼 
涉，大家傭不敢再_舌了《 

下午’舉行分班學習，討論麥 iU 書記的報告，並宣佈臨時班幹部名單。 

會議由卜雲主持。她拿^•張名單，——點名，點了十二個同學的名字後，她作了自 
我介紹 。 隨後，她宣佈何家昌爲班主席，張妙嫦爲學習委員，唐尤麗爲文體委員，江一 
平爲生活福利委員。據陳曉乾听知，何家昌、唐尤麗都是青年團員。卜雲解釋：班會幹 
部本應由班上同學自己選出 • 但大家初來，互不熟識，所以先由系裡指定，以後再正式 
選舉。她還宣佈，班長由校長任命，名單已上報校長辦公室，不曰就會批准公佈。 

陳曉乾感到奇堡，卜雲不是班幹部，爲甚麼由她來主持^&尼？還有那位大名鼎鼎的 
寇蓮娜，她爲甚麼至今還沒露面呢？坐在他對面的四個女同學，其中有三個他是認識的， 
就是卜雲、唐尤麗和鄭美寶，另外是一 S 身材瘦 ft 、面貌平鉑娘。最初他以爲她 
就是寇蓮娜，但經卜雲點名，才知道她叫張^。蘇厚永低聲告訴他，張嬌也是團員* 
卜雲接著說：「麥副書 I 跑報告非常重要。甴於我們班有驗從港澳鹏同學，恐 ra 
他們聽不大懂普通話，所以我在這裡把主要意思重複一遍 。 」於是她拿出筆記本，一口 
氣複述了六點：複述完後，她又說：「以後，凡是領導作報告，如無特別規定，都應盡量 
雌記，這樣討^起來就能有的放矢。」 

的確，港澳來的學生，一*5都沒有_記和小組討論發言的習慣，至少香港英文書院 
的學錄如此。所以陳曉乾覺鮪碟方 p ^ s 方面的 ■ 。 

卜雲又說： |_ 麥副書記 IS :我們大學是根據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培養德才兼備、 
體魄健全的建設人才。大家可結合自己的認識’談 o 得體會。」然後吩^蘇厚永作紀錄。 

看見沒有人開口，卜雲引導說：「大家不必想得很周到才發言，一點一滴的體會也可 
以_ !也可以表表態，例如，我們班有近半數的同學是從海外或港澳回來的，現在投 
回祖國的懷抱，一定會有各種感受的。」 

她的啓發果然有效。皮膚黧黑、矮倨子趙水生清一清喉灌，用帶客家口音的普通話開 
始發言：「我在馬來亞出生、長大》上 / j 澤時就常聽父兄輩說華儒是海外孤兒。長大後確 
實有這種感覺，總覺得我們華僑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兒。解放後，祖國強大了，我們華 
橋的日子也好過了許多。今天我能回國升學，這是人民政府對我們僑生的關懷。我一定 
努力學習，把自己培養爲德才兼備、體魄健全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 

卜麵午地點了_» 

坐在趙水生旁邊的黃有爲忽然說：「德才兼備、體魄健全，這在我們剛領^的學生手 
冊上寫得很清楚，這就是我們的培養目標，我們都應達 ill 。」黃有爲也 S 馬來亞歸橋學 
生，他雙眼窄長，似乎張不太開，他皮虜古銅色，身型雛，頗有點雄赳赳的男子氣槪。 

. 「那當然。」趙水生答了一聲。 

「腿，這個目_具齡求是甚_?臟健全這 IcM 解，才也似乎不難理解 ! 
把功聽好腿了，我看贿國家贿這樣的 一 f @ 要求。學娜，有 am ® ，挪 hi 
賴不縫自己的學贼績優異酬？但德激不那麼容易理解了。外國酿有明 
這一點 0 」麵象觀甚麼新東西似的，把黑廳鏡扶正，贼向大家一掃 ， 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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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_，：「所以，我希望同縱發！」 

「黃有爲同學這個問好！」» Bttwmmnm » 
頗有幾分姿色。陳曉乾見了’不禁暗暗嘆息：女孩子，爲甚麽要從朝到晚 
這麽嚴_ ?把美麗的容貌也遮蓋住了！」 

她停了停，然鶴爲提高:「我們就先圍繞這個問題談談吧！」 

「麵爲，祕觸校也有提?猶，女 omw 雑中學， wtma 『服務人群』的宗 
旨。」趙水讎。 

r mm »『眼務人群』不能跟我們學校提出的德相提並論。」唐尤麗用她清脆悅耳 
的棘音說。「人群 MStei 、富農和反革命籽。」 

陳蹺飲感意外》想棚這子竟也平* 

比較沉默寡言的申紀夏，此時說話了 ：「我想，一(@人樹立了爲國爲民的理想，就是 
達到了德的要求。」申紀夏來自農村，身材比較粗獷，表情敦厚，穿著樸素。 

陳曉乾覺得，申紀夏时最中肯簡練不過的了。還有甚麽思想比爲國爲民更高尙 
的呢？恐随键到這個要求的人並不多。 

大家都沒做聲，似乎在思考著這個問題。 

卜#向同下，說：-大家》»，爲國爲 gw 提齡不合適？ j 
只見唐尤麗用舌尖舔了添薄薄的上唇，再度發言：「我覺得爲國爲民的提法含義不明 
確。到底是讎的國、誰的民呢？沒有說清楚呀！」 

「當然是中國人的國，中國人的民 。 」趙水生插。 

「那倒不一定。 J 張妙婿說。雖然她開始時稍爲有點緊張，但很快臓定了下來 。 「比 
方說，有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有滿洲人統治下的民 。 J 

「不能這麼說，」黃有爲反驳說，「不管治，中國也還是中國。假若一 fl 國家滅 
亡了，難道它的人民就不它了嗎？」 

看來黃有爲和趙水生也是能言善辯的人。 

本來陳曉乾想潑表自己的■’但看見站在對立面的幾個人多是青年團員，臓決定 
暫時不表態了 。 他想青年團員的理論與政治水平應該比一般人爲高。 

江一平一直在苦思苦想，這時似乎有所醒悟，十分謙虛地開口說：「我本人的政治水 
平不高，看法不一定對，提出雑供大*參考、他看了一§艮卜雲，繼續往下說：「我體 
會，剛才唐尤麗和張妙嫦兩位同學的意思是說，蔣介石和滿清王朝也可以接受 f 爲國爲 
民』的口號，要人們去爲他 fn 的國，爲他們的民，即官僚、地主階級及其走狗。所以，」 
他又看了卜雲一 ® ，當他看到她臉上流露出肯定的神鱗，體高聲調說：「這個提法混 
淆了不同性質的國家的槪念。」蘇厚永對陳曉乾說過，江一平追求進步，平時靠攏黨團 
糸臓 * 講_發言都緊跟黨的臟麵示> 

申紀夏忍不住說：「我，是新社會的大學生，而不是其他的大學生嘛！」 
卜雲似乎不怎麼理會，開始向大家作 /) 始：「剛才大家討論得很熱烈，很好。但發言 
面還嫌不夠廣。其他同學是否都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然而，經她這說，大家反_了下來，足足有五分鐘沒有人發言。卜雲似乎不想 
把這個問題拖得太久，於是就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德的最核心、內容就是擁 
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腿__紐來第一娜到的新 ■ =他覺得，作爲,總是要受一定的觥 
集團領導的。在香港要受英國人的領導，如今自己自願回來，自然就自願接受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至於社會主義道路，他也沒有多大的認識，反正新中國已徹底推翻了帝國主 
義在中國的勢力，這條道路他是願意走的。 

學習會還討論了其他的一些問題。剛才沒有發言的同學隨後都或多或少地發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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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特殊麗人 

(一九五四年九月——九五五年二月） 

㈠ 

入學教育爲期一周，今親最•天。 smm 目是 Me ® 娜助，去班的學習。 
陳曉乾坐_厚永旁邊 。 鈴聲過後，大家在教室圍著坐好，唯獨異乎尋常地不見卜雲。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當大家等得有點不耐煩時，只見卜雲領著一^子走進教室來。陳 
曉乾還來不及看清楚那女子是誰時，就聽到一陣嬌滴滴的■励聲音：「同學們，你們 

好！ J 

原來 h 立二十四。雖穿一 ■部服， 
短頭髮，但身材玲瓏，體態婀娜，步履輕盈，如此嬌小均句的身材，是陳曉乾平生首次 
碰到的。更不尋常處，她的表情容貌，與眾迥異：在白中透紅的瓜子臉上，有兩條黑長 
_眉 > T ® —獅艮 * 目臟異常烏亮 * 彷如一灘水， 交替閃爍出臟掉約翻亮的 
光彩，在一隻十分整齊的鼻子下面，是一隻楼桃小口。與丹正姑姑相比，這女 SP 又 g 陏 
—番° 

i j 卜雲雜敬敬地向拔介紹。江一掌 。 

「我因爲有點私事，請了幾天假，今天才趕到。」寇蓮娜在一？ rs 著陳曉乾的椅子上 
慢漫坐下來，用頗爲標準的普通話說。在陳曉乾聽來，她的聲音彷如婉轉驚啼，十分悅 
耳 《 看到卜雲在等待她作指示似的，她看了大家 一® ， 然後對卜雲說： 「你 們談吧！」 
陳曉乾首先發言，他講了一通互相幫助的重要性之後，就具體—些學習方_ 
問題 * 最後他軸莫泊桑辨受業於福*^ * 如讎附高騖遠的思想爲例子 》 發言 
完畢，他抬起了頭，眼光正好與寇蓮娜水汪汪的眼睛相接，她竟嫣然一笑，笑得十分甜 
蜜狀。 

寇蓮娜一直在聽大家發言，不時瀬洋洋地在筆記本上言5±幾筆。陳曉乾看得清楚，她 
的一雙玉手，纖钿又幼嫩，怎能在山區拿槍打游_ ? 

最後，卜雲作了十五分鐘的總結發言。她特別表揚了陳曉乾，說他能積極發言，關心 
集體-陳曉紋新然而笑 $ • 

卜雲發言完畢，又畢恭畢敬地對寇蓮: 「請 您纖們作些》5 ! J 
不料寇蓮娜卻把臉一沉，雙眉一蹙，不高興地說： 「你 以後不要用這種字眼了，我們 
大家都是同學_ 。」 她轉過頭，剛好陳曉乾看過來，她又竞爾而笑。 

不過’她還是說了幾句話：「在班上，我算是老大姐了，但也大不了你們幾歲。以後 
大家要親密無間，坦誠祖處。」停了停，她用十分友好的口吻說： 「今 天我們測 g 
地坐下來學習，這是無數先烈 ffl 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成果，也是人民纖們的信任 ?® ft 。 
我們，包括我自己，應該十分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刻苦用功，學好本領，在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下，將來爲建立一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作出貢 獻！」 

她的發言是那麼自然流暢，語調是那麼抑揚頓挫，本身已具感染力，加上內容簡潔有 
力，使陳曉乾感到，她的確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一他 L 、 目中開始對共產黨員產生崇敬 
的心情。他曾聽人講過：共產黨員滿口政治，對人嚴厲；共產黨員只有黨性原則’而沒 
有傳琉1:的人之常情；共產黨員只有大我，而制俄。他最初見到卜雲時，就覺得上 M 
講法不盡確切:她有诗晚上到男生宿舍找人談話，回去時怕黑就要人陪。如今他又見菊 
「老」黨員寇蓮娜，她既有高度的政治理論 / K 平，又有普通年輕女子的一他想: 

?他«»^« 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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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系裡主辦迎新晚會。先由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致_詞：高書記年紀很輕，眉 
3清秀 * 舉止蚊， 學生裝打扮-陳■粧 ASMfe > ■繼爲她是高釀的學 
生，後來蘇厚永告訴他，她是本系五三年的畢業生，原爲地下黨員 C 

银 *** 数會代表糖生撤_。出權織意料之外的是，新生代麵不是團 
支部書 I 己卜雲，也不是班主席何家昌，而是蘇厚永。 

一雙俊眼好 《 有一種磁性吸引力。陳曉乾似乎突然發現，蘇厚永原來是個傑出的青年。 
隨後，由各年級學生表演文藝節目。節目完畢，舉行舞會， 

陳曉乾跟鄭美麵汀一 fg 狐步舞和華爾茲舞之後，音樂再寺’是探戈舞。可能會跳 
探戈舞的人不多，音樂響起後仍沒有人出來 。 陳曉乾走到張妙婦身邊，有禮貌地微微欠 
身 * 讎妍分撇■: r 對不起》我不會” 

就在這時，一陣銀鈴似聲音在他耳邊響起： r 陳曉乾，識來代替張妙婦吧！」他 
轉身一看，四射地出現在他面前： 

_ s ± 扎了一«1色的綢帶，把如雲的秀髮順往後方，一對雪白的耳珠子露出在她 
光滑的臉頰上。她穿著一(牛三色連衣裙， 

_乾感到有贩艇驚，但在他驚魂甫定時，左手已赃励肩膀上了。 
寇蓮娜的舞藝相當高超《此刻’這對舞伴的表演出盡了讎：陳曉乾英獅溫文的容 
貌，麵的風度，配著 SSiSlA 的陳，酸優»«姿，讎是專業舞蹈家的演出众 
音^?，人們翊響起了掌聲。 

「你真是多才多藝！」寇蓮娜仍然拖著陳曉乾的手’十分開心地說，「在香港時常上 
舞廳嗎？」 

「不，我從來不上舞廳，只是有诗和同學、朋友們開開_，有時假曰偶爾在家開著 
留聲® 。 」 

「和女朋友跳1?」醒珠含笑，，讎 fl 了手，問道。 

「嗯……」陳^^口吃，「是和我的……」 

笑了麟，_了^^。 

跟著是華爾玆舞。這回陳曉乾主_寇蓮娜。 

寇蓮娜讎是小鳥依人，有時她的臉頰自覺或不自覺輕輕挨在陳曉乾的左胸腩上。 

厂真想不到，你的舞跳得這麼好！ j 陳曉乾體地讚_^ 

「你以爲我們 『土 氣』，跳不好舞嗎？」她側著頭’撒嬌坊 1 反問。陳曉乾真不敢相信， 
這位駕聲*娃*競當_游擊難！ 

「不，你哪裡有半點土氣昵？」 

「我們跟普通人不同之處就是：要洋，可以不亞於香港貴 d 姐：要土，可以土過山野 
村姑！」說完，她眉宇間流露出一股銳氣：陳^& ap 感到拘束起來，手上摟著的尤物 
似乎忽然變成了一沙場勇士。 

陳曉_寺成了受人注目的人物。當下一 ffl 舞樂響起來時，系黨支部書記高菲菲走過 
來， ® ^對「肯賞廳馬9 

陳曉乾更加感到受寵若驚。汆來，女士請男十跳舞，他在香港從未碰見過 3 如今，竟 
麵故士主麵讎舞，而且還是當權人物。 

雖然' 獅 wsemt 不上，但醒得非纖真，態度十分友好$嫌舞過 
程中，她向陳曉乾了解一些他在香港的情況，並徵求他對系和學校領導的意見。 

當晚，陳曉乾盡興而歸，他感到，這個大家庭，比他原先所想像的要溫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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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學至今已有二十多天了。 

上午最後兩節爲政治課《中共黨史〉的課堂討論。據說這是學習蘇聯的新教學法。討 
論題目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性質和任務。上周政治課時，教師已佈置了 
這個題目_生們準備。 

主 sm 政治_馬_，慰扫销麵的北方她 》 mmmmm -龜點鄕， 
對學生諄譜善誘。她首先講明，課堂討論^使學生主動活潑地學習，教師肖時全面了 
解學生的學習情況。然後她弓 I 導同學們 iti ： 述問題進行討論。由於她巧妙進行溝通，課 
堂討論十分熱烈。許多不大被注意的問題 wa 來討論、解決了，大家的印象比較深刻。 

• 陳曉乾積極發言，他所提出的不少論點，^提到中國共產黨產生的 
歷史條件時，他不僅貪狼照教科書上的要點，條理清楚地加以闌明，還能結合本身和家 
庭的經歷以及個人的體會，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 
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長期鬥爭的必然產物。 

陳曉乾發言完畢，馬講師十分讚賞地點了點頭，:「陳同學生動地闡明了中國共 
產黨與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辯證關係，以一位香港回來還不到一個月的學生來說，這是 
十分酣 _ 。 j 然後， :「陳 同學，■你已認_中國共產黨 
歷史餅及其 ■ 、任務，? j 

陳曉乾想了一下。他想到在他回來的大半個月中，最經常聽^的政治詞棄是 「擁 護中 
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於是，他就說：「熱愛中國共產黨。」 

「光 熱愛夠嗎？」馬老師德笑地進一步問= 

他急—句：「接受黨的領導 。 J 

「不 錯，我們要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決它的領導》 」 馬講師把語氣一轉：「但是， 
對於一《有志働青年，這還不夠，讎應該有更高的目標°」 

「黨指向哪裡，纖奔向醒！」他突然想起在入學教育周看過一齣電影，講的是一 
個大學畢業生服從_家分配，到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安家落戶的故事，主人翁就曾說過上 
■句響亮_ o 

「唔…… j 馬講 ew 得有點爲難的樣子。她可會 g 覺得， 這 位來自香港的學生，已經講 
得很不錯了，但她還要啓發他進一步提高思想覺悟： 「你 既然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是偉大、 
光榮、正確的黨，就應下決心，創造條件，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做一名光榮的共產黨 
員，去爲共產主義事業，爲人類的徹底解放，奮鬥終生！」 

然而，陳曉乾一下子還不能真正理解馬講師的這番話，他眨了眨他那雙似乎總是在笑 
的明_睛 * 観茫然^ 

馬講師見狀，不禁抱歉地低聲笑 一笑：「我 有點要求過高啦！」 

鄭美寶忽然舉手示意要提問題。馬講師點了點頭，她就開口問道： 「我 有一個問題弄 
不清楚：擁護共產黨，宣佈自己屬於共產黨不就成了嗎？據我所知，英美國家的情況就 
是這樣，爲甚麼我們卻要創造條件、爭輸入共產黨呢？要創造甚麼條件 * 呢？怎樣爭取 
方队呢？」這陳曉■剛想到的問題。 

「你們誰能^同學解答這個問題？」馬_問大家=大家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在寇 

也不客氣，地舉了一下手，齡等馬老 epi ® ，就開口了： 「列 寧麵： 
無產階級政黨的力量在於組織的力量。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與形形色色的資產 
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有本質的不同，它依靠嚴密和具有鐵 一® i 己律的_，去達到 
其^高的目的。任何人要參加共產黨組織，都要履行個別入黨手續，任何人也只有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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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或基本上達^了黨員的標準，黨臟才會吸收他入黨，成爲黨員。」 • 

寇蓮娜頓了頓，然後略爲提高調門說：「如何才算達到了共產黨員的標準呢？這在黨 
章上有所規定，我在這裡就不多講了。但斯大林有一^高度槪括共產黨員特性的名言:『共 
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造的。』也就是說，不是用普通材料製造的：他之所以特殊，就 
是因爲他能高澹遠矚，翻駿發励雛。」 

大家性的發言，都用肅然起_態實 。 尤其是® ， 更■佩 
得五體投地，他情不自禁地痴痴地看著她。她發覺了，又是竞爾而笑。 

在到食堂的路上，陳曉乾忽然聽到寇蓮娜在後面叫他，於是，他就退了下來，與她並 
肩走著。 . 

r 我今天的發言有 ss 不恰當之處嗎？」她笑了笑，問他。 

—講得太好了！」陳曉乾由衷地說 。「今 後請你多多指導。在政治上我還是很讎的… 
，我十分樂意。她非常熱情地說 。 _但英文你卻要幫臟。 

_我們共同硏究吧！」陳曉乾一口答應下來。在這大半個月來，他觀察到，寇蓮娜在 
學生中威信之高，似乎在黨支書高菲菲之上，有些人唯恐對她奉承還不及 > 陳曉乾向夾 
不肩於對別人阿諛奉承 * 他對寇蓮娜只是出於敬佩而已 》 不過，不管怎麽說，她對自己 
特別友好，他內心也產生了幾分光榮感。 

(三） • 

早上前，卜雲句全班宣佈校室已批准蘇厚永爲班長）她還指出， SL 上的整 
個工作，由青年團支部書記、班長和班主席負責：團支書管同學的政治思想和組織發展 
工作，班長也管同學的思想，尤其是在學習上出現的思想，他直接向校長負責，班主席 
領導班委會，管理同學的學習、生活福利、文體等行政事務。她建議第二天下午利用文 
體活驟日 1進行班委_正^» « 

蘇厚永紐_腿，陳_自聽到高興，因爲蘇厚永 JlffiffiSEi : 最要好的朋友 = 
_乾喜歡蘇厚永樂於助人，消息靈通，看問題中肯，並常常在許多政治問題 Jdf 醒他。 
他覺得 • 級治上 * ^«»和蘇厚永都値得他麵 * 髓政治麵水平高■厚 
永，往往能靈活地引經據典，因此，在他0目中，她有點高不可攀，而蘇厚永對中央各 
個時期的內部指示，瞭如指掌，他似乎有另一^不爲一®知的消息渠道。據陳曉乾 
所知，蘇厚永雖然當過兩年解放軍軍官，但他只是個團員，而不是共產黨員，他怎麽會 
遞消息麵呢？ 

午餐後，蘇厚永約陳曉乾3校園內的六角亭談心、。 

「浦_班會有 ©«■ ? j ■陳麟。 

「卜雲剛才才宣佈，有點突然，我還來不及考麵！」 

「團支部已經 aasKS 了，了下來。」 

「定下來了？那還要我們選舉甚麼？ J 感到大惑不解。 

: r 青年團是共產細助手，它在黨組_領導下’協麟完成任務《 
青年團是先進青年的改治組嫌 • 它乜是通過組截的力量去執行黨交給它的任務的。它的 
組織原貝嶼黨的組織原貝 【j 一樣，是少數眼從多數，下級服上級。比如說，選舉班會幹 
部，我們團支部五個團員醞醴後，得出一個名單。在，團員就按照這個名單 
採取一 ST 行動。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五個團員一起舉手，加上寇蓮娜，就是六票，同 
時，在同學中，必定有一部分申請入團的人，他們靠攏團組織，會按照團員的行動行事， 
這麟可順到半數 m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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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另外半數的同學細另外 H 0 名單呢？」 

「這 種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爲另外半數的同學，大半數的同學，由於沒 
有一個糸臟去統 HWJ 行動，所以是極娜■一跡 J 。」 

厂這不是有點包辦嗎？」 

「不 能這麼說。雖然青年國纖織力量，去保證它定出的人選，但是團員們卻是以 
SE ± 普賊員的鑛來參力隨_。所以不能叫做懷《」 

經他這發一解釋，陳曉乾似乎明白了個中的道理，也明白了爲甚麼許多國家禁止三人 
以上的集會。但他仍然對有些問題不太明白，所以他再問道：「這麼說，如果投同學知 
道了這戶事，他們對於選舉就不太熟 I ：、了、 

'是的。」蘇厚永點了點頭。「我現在找你，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他指了指在蓮 
塘邊、柳蔭下的唐尤麗和鄭美寶，「她們也在談這個問題。我們團員分頭找同學，徴求意 
見，也可以說是娥意見。如果全班同學的看法基本一致了，以後就不會有甚麼意見了。」 
「其實，方撤可以了，多此一«?」 

「不管怎麼說，多此—嗶還是要的，這是手續嘛！」蘇厚永說，「其實，我倒不太看 
重形式 c 看問題要看實質臃，對嗎？」 

「看問題要看實質」，這是蘇厚永的口頭禪’也確實是他看問題、處理問題的基本態 
度。陳曉乾沒有理由不同意這種態度。 

之後，蘇厚永向陳曉乾透露了團支部內定的班委會幹部名單：班主席何家昌，學習委 
員陳■’文黯員唐:,生活福利委員江一平。 immm - 大的班分別設有嫌委 
員權育委員，小酬由 一 續壬。 

陳曉紇對其他人沒有甚麼意見，但卻不同意自己當學習委員。他認爲，^委員還是 
選內地同學爲好，因爲香港的教育制度與內地的大不相同。 

蘇厚永極力鼓勵他，並答應盡力幫他。他還是不同意，又說，最好找個團員擔任此職 
務。 

「你 不必推辭了。大家認爲你合適，這是不會錯的。」跟著，他聳了聳肩說：「我接 
受了任務，一定要完成，你就答舰！，這也主張 。 」 

「歉不■員’鍵主擲尼？」 

「你 還不明白，共產黨是領導一^。寇蓮娜是系學生黨支部割己，系團總支割 SS 
受她的領導，何況我們班的團支部？我們的團支部書記卜雲不也是個黨員嗎？」蘇厚永 
耐心地啓發他。「麵知識，你以後會慢關得的。」 

要他當學習委員，原來是寇蓮娜的主張，陳曉乾內心不禁感到一陣喜悅。於是他不再 
推辭，默然接受了 > 

麟，只蹒尤麗人慢,笑著對陳曉_ :「我們的學習委員，這回你 
更有責任輔導我了。」 

r 鄭美寶刃是跟你結成互助對子了嗎？」陳曉乾問道。 

「她喜歡和你配對呀！ _蘇厚永從喉曛裡笑出聲來。 

「真_ ? 」 入校之初，陳曉乾路應幫助唐尤麗學敕，她也答應幫雌■通話， 
賴爲蘇厚永鐵細。 

但是，唐； CM 卻突麵眉直豎*割踯圓，_的紅唇一張，罵道： r 你這個壞心銀 
的班長，我#你不可！」手上的柳忮，向蘇厚永打過去。蘇厚永一閃身，迅速 
閃到亭柱子後面去了。唐;笑了麟。 

删 5 陳曉錄有點鮮勝 * »才燃大悟 > 不禁臉 

上纖一紅。 

唐尤麗轉過臉來，笑嘻嘻地 i ■著他，突然大方地問道： 「怎 麼樣，班長作主’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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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g 對，你不励巴？」 

「不 刷，」他也大方赃，「但有牛，你不獲打我！ j 
三人不。 


m 

蘇厚永很關心陳曉乾的進步。在平時談話中，讎常啓發他主動提出申請入團 。 陳曉 
乾領會他的心意。但是他想，按照團章的要求，青年團員在政冶上、思想上、學習上、 
生活上都應該做青年人的表率=這是很高的要求，他自問離開這個要求還有献的差距。 

照他的觀察，班上的蘇厚永、何家昌、唐尤麗和張妙掠這四個團員中，夠格的似乎只 
有蘇厚永一人。何家昌工作能力還可以，學習上也算是中上水平，但自高自大，愛出風 
頭，脫離群眾。唐尤麗大方熱情，性格開朗，但她有點任性，喜歡賣弄風情，學習不太 
用功。張妙婦貝|沉氣沉沉，整^著大部頭書，苦啃苦讀，但越謓越糊塗，成績低下。 

總之，他認爲，當自己基本上達到團章所規定的要求以後，才願提出入團申請，因爲 
他不想綿年團黑。_自己的想酷訴了蘇厚永 c 

「你的想法是無可厚非的。 j 蘇厚永說* 「我理 解你的思想。的確，有些人在申請入 
團的過程中十分積極，對自己言行的要求很高。但是，一旦入了團，餓陰懈下來，或甚 
至比原來更差，他們趾高氣揚，爭名奪利，脫離群眾，給團組織帶來很壞的影響 8 」他 
停了停，•讎 說： 「但有甚麼辦法呢？你總不能考馳直到鹏齡時施收他入_ !」 
「當 然，我不會溧求太高 c 如果有這麼高的離，■共產黨員 了。」 陳麟 
說。「但也不會汰低，至少思想動機要端正。」 

「讎，他可以在爭職間额離班呀… 

「励確是個難題。不馳可以從他平曰的一言一行中，多少看出他的爲人吧？」 
「_坏一定、蘇厚永眨了眨眼，猶疑了一下，忽然問道：「你看江一平怎樣？」 
—江一平？」_乾思索了一陣子， mm - 「 mm 活福利工作，十分積極肯幹， 
辦法也多。他對同學的態度也很好。我看他比許多團員要強。」 

「他讀高中一的時候已申請入團，入大學後不久又提出申請，還寫過血書呢！」 

「血書？」陳曉乾有點不明白地問》 

「是的。他割破手指頭，用自己的血來寫由請書，表示要求迫讎一片真心。」 

「這樣的人，瞭是_撕柳了。」 。「這 點，我還做不麵！」 
「低 是，有 ae 爲嫌自现真碰想深，又有 ai ? 爲贿機心 
的人，說他把人分爲三等對待：第一等是黨團員，他在他們面前表現得老老實實、馴馴 
服服，视爲他們效勞；第二親申請入團的人，讎趣人也能麵棘必應，但恭 
敬的程度則不如第一^人;第三等同學，他不屑與這類人交往，對他《衍了事。」 
「我 對他^的不大了解，沒有發言權，但講到他看不起-«同學，我看就不一定是事 
實，因爲他對我是十分友好合作的，我也同學嘛！」 

「你？」蘇厚永忍不住笑出聲來。「你瓣馬？在他心目中’你是管持殊的 一 s 同學。」 
「慨？我有甚® 

「因爲你有一®大後台 。 」 

「別開玩笑了❶我又不是出身革命家庭，又沒有任何親戚當大官，哪裡來的大後台？」 
「有，那就是寇蓮娜！」 

「寇蓮娜？」陳曉乾一 Bf # 不清楚蘇厚永的意思。 

「你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蘇厚永笑著說，「寇蓮娜對你的才華和爲人特別欣賞， 
江一職麵⑽人，怎麼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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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乾不級然 e 過了一會，他問:「他像勾踐 Wf 膽般爭収入團，爲的是甚麼呢？」 
「前途呀！」蘇厚永說，「入了團，可以較容易入黨。從短期利益來看，畢業工作分 
配時，團員可望分配得較好的工作崗位，可以爭取到蘇聯或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留學， 
籍 。 所以，」他加齬_，，看問願看實髓！」 

「原來如此。」陳曉乾明白地點了點頭》「那麼，我就更應該松團議上加強思想 
臟了 。 j 

「不 過，」蘇厚永吩咐說， 「這 是一些群眾的看法，你不要對別人講。」停了停，他 
補充一^ :「本來，團臓內部的事，我是不應向外浅露的 c 」 

「祕已好了 。 」 mmmmmjm - m » 

兩人回到宿舍，聽見隔壁房間似乎有人挪柴，於是他們就走了過去。 

只見江一平坐在書桌前寫東西，黃有爲則站在他面前，氣衝麵說：「……你這樣做 
就不_，每次分,獅是組立！」 

江一平毫不動氣，他慢慢地抬起頭來，不慌不忙地說：「我本人要的也是站票呀！」 

「你本人的*!」黃有爲十雅屈賴，「爲甚麼團幹部每次都得到好票？」 

趙水生備舌說：「跳，爲麵我們醒群眾每概到的都是差票？ j 
r 你簡直是欺人太甚！ J 黃有爲忿忿地 

「不能這 M 巴！ _江一平仍然已平氣和地解釋。「吶，_他指了指陳曉乾，「他也是 
群眾 * 他臟有每次都是站瓢 c 」 

看到這個情況，蘇厚永上說:「大家對工作有意見可以提，但不必動氣。 
「哪能不_尼！」黃有爲餘怒未息，「如果你翻三齡酬棚傭怎槪目、呢？」 

蘇厚永一親言以對。 

這時，卜雲剛好到男生宿舍來找蘇厚永商量工作，聽了雙方的陳述後，她表示，江 
—平也是很難做的，因爲每次發給我們班的好票只有三幾張。我曾告訴過他，不要把好 
票分給我們團幹，但他感到憾很難處理這個問題 。 j 

「健，每票也是兩三撕！爲雛我和趙水鐘是得站票？ j 黃有爲質問道 。 

這麼一說’卜雲也無言以對。歇了歇，她對江一職：「以後注意分得均勻些好了。」 

蘇厚永拉開黃有爲，對他說：「上自修的時間到了。這個問題讓我們去硏究解決吧！ _ 

陳曉乾回到自己的房間，打開麵，麵裡面有 一®- 等的電影票。他沒有因而感到 
高興，反而覺得不是滋味。 

(E) . 

上午上《文藝學引論》課時，劉謝受提到元末作家高則誠所作劇本（琵琶記》。據他 
說，在《琵琶記〉中，高則割肥民間傳說中蔡伯谐上京考中吠元、遺棄糟糠妻的故事， 
_: 以招贅辨髓，是 aim 澳所迫 。 後其# as 娘乞食麟> 在牛女的幫 

助下，竟得團圓。劉教授認爲，高則建士子科舉高中後就拋棄糟糠妻這種帶普遍 
性的悲劇，■额黻晚然，給後世的陳世了卸_責的藉口。 

晚上自修時，陳曉乾到學校圖書館中國古典文學書籍閱覽室，借讀《琵琶記》。他對 
有關蔡伯獅父母搬■死、琵琶 iJSW 情節，甚爲懸，對牛女馱、鐡 
的胸■爲賴。但他麟*在■的現實生活中题有 SSA 祐 。 

正在看得入神，突然有人輕輕按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立变胎起頭來，原來是寇蓮娜。 
她笑嘻嘻地低聲問道：「看甚麼書看得這麼入神？」 

「高則動《題記>。」歷書面翻給_。 

她立即收了笑容，似乎是祀想甚麼，然後她說：「關館時，我來找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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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麟巳冲激產生一種難的 _ « 棚他半®碰讎 # a * 政 
治界線是很分明的，尤其在婚姻、戀愛問亂 t o 女方如果是個黨員，就絕少找團員來談 
戀愛，更不用說非團員了：娜女方是團員，她也絕少找非團員，綱想的是找個黨員， 
當然在多數情況下是團員配團員。至於非 * 員、謂員的男同學，如果看上一名女團員， 
那是近乎妄想，如果看上一名女黨員，那酿是癞給膜想吃天鶴肉了 《 反之，男黨員和 
男團員則有較大的賴餘地，他們可以選擇非黨非團敝性，而不會受到任何無形的輿 
論壓力。這 mi *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丈夫一定要強過妻子的思想吧？按照 
這個分析，寇蓮娜絕不可能對他有甚麼意思。但爲甚麽她對自己特別好呢？而且他還直 
覺地感到，她的這種友好感情，有時似乎含有絲絲愛意。是不是自己自作多情？抑或這 
僅僅是嫌思想 oifW - 種手段？ 

正當陳曉乾胡思亂想的時候，下自修的鈴聲響了。测《把籠收拾好，寇蓮娜就走過 

「我 有些話要跟你說。」寇蓮娜一邊走， 一 邊回頭對陳曉乾說，「我們 5(( 荷花池畔去 
坐一會麵馬？」 

「好！ 」陳曉乾一口答應了，了籾步，與。他也轉了兩 
段林蔭 d 禮，來到荷花池畔 • 在一？ S 石長了下來 • 在周圍十來張石長凳中，有幾 
張已坐上了雙雙情侶。這氣氛使陳曉乾突然感?憜緒緊張起來 • 但寇蓮娜卻泰然自若， 
她把身體向陳曉乾挪近一下，開口謎I: 

rims® 對《親記> 継感麵？ J 

「劉 _不是說，它是我國比_名典文乍品嗎？」_我«^ 
是清朝的進士。我爸爸雖是香_英文書院畢業生，但他自小受家學薰陶，中文根底深 
厚。到了我這一代，由於戰亂，家中的藏書幾乎全部丟失了，所以 tbe 前輩來，差距很 
大 。 現在有機會接觸這些書籍，我感到很賴。」 

寇 am 忽然 「嗤」 一 聲笑了 ran 問了你4 * 你_出了這^-大*^!」 

陳曉乾沒做聲。 

「你在香港不是有了女朋揺？」她突然問。 

「沒有呀 • 」他有點奇怪她爲甚麼會這麽問。 

r 我記得，在那天的迎新晚會上 • mmm ， 你在香港已經有了女朋友… 

「哦！」他想起來了 • 「我 當時只是要說我跟我姑姑跳舞。」 

r mm?j - I，: 

「是的。自小是同班同學， / J 觸，醒一，織二，到了中學，貝提我 
第一， ■二 。 」 ft ® 丹芷_來，陳曉乾就覺得麵滋的。「 irtfeA 品®? ， 心地善良， 
長得十分漂亮，而且追求進步。她曾經參加過今年內地的高考，可惜因政治科沒考好而 
沒有考上 o 」 

「人獅不錯，」 sssm 賴，-因爲你也臟俊， An 口口 
也挪 • j 

聽了她的話，他的臉 「刷 」一下紅了起來。 

「在 你內娜處，你一定把你姑姑作爲邀?女朋友的嘌準，是嗎？」她用銳利的眼光 

經她這一說，他才恍然大悟:在中學最後雨年，有不少條件®06%：同學向他獻慇勤， 
他總覺得沒有 一《 盡如理想，原來姑姑的形象已深入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之中。 

讎雜把話題轉開： 「你 覺讎有點 f 翌馬？」 

「怪？」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比 如說，我^交證舞的水平比得上香港闊小姐，但我卻當過所謂 『土 共』，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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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處呢？ J 

其實 > 随乾一舰來航思考馳問題*仍百思不得其解- 
寇慌不忙地拿出手絹來，一瞧淡的紫羅蘭幽香立 B 鬮了過來。陳曉乾頓 
時產生一麵畑魏 * 彷》®^紐 

「人 們不理解，其實我也是人，而且首先是人。」她開始侃侃_。「人們普遍追求 
和嚮_麵，我當然雌往，否則，我播革賴了紐？ j 
這句話多麽一 I 十見血，陳曉乾不禁點了點頭 。 

「斯大 林關於 『共 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這個說法，是指其個性而言，即他的 
政治抱負及思想修養。但他不可能脫離人的共性。難道他不需要戀愛、結婚？他沒有個 
人美好的管憬？他不想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 

的確，■曉■巳、目中，有普 ifi * 性的一職點。她不像卜雲，人 m 以 
從卜雲的衣著、言談、表情以及行爲中，一®就看出她是個共產黨員。她也不像系黨支 
部劃己■菲《 仍不總人女性1刪議' 含菴 ，瓣流 

產黨員凜然的氣質 。 

「我 si ： 舞蹈、音樂、藝術， 」 她繼續侃侃而談， 「解 放後，我有條件去追求這些東 
西了。由於我的興趣很濃，所以很快就學上了手 。 」 

「這是因爲你有這些方面的天才。 J 陳曉 las 了一^3。 

「是嗎？」她轉過臉來看了他一 BS ，「人們毫無異議地接受這樣的一®定義：天才加 
努力是成功之本。殊不細 t 個定義是片面的！ J 

r 片面的？」陳曉乾感到有點意外 ◊ 「那麼，全面的定義是甚_ ?」 

「全面的定義應該是：興趣、天才加努力，而興趣則是原動力。我記得列寧說過：如 
果恩格斯從事寫詩，他頂多會成爲一 fa 隻腳詩人，因爲他有多大興趣 。 」 

多麼_的見_ !陳麟_越愛聽，他不自覺舰雜向一點 。 

她換了一口氣，傾吐心膺地說：「我這個人，你慢慢會了解的，是愛才如命的。人們 
往往把西太后與武 M 天相提並論，這是極不恰當的。西太后只不過是個庸俗的女人，而 
麵測具有_才情。《言斌戀，赋后罵_血淋頭， 

讀後，曾有『宰相安得失此人』之嘆。你是我所認年人中最有才華的人！」 

「我最有才華？」他織受艇驚 。 !」 

她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势味咪地低聲地、有節奏地朗誦一首詩： 

百載屈凌夜漫漫， 

幾回驚夢淚斑斑。 

如今赤縣昇¥日， ： ; ，鴻 mx 剝 rjy 較敎 0 m 

麵中華意正歡。 . 

這是陳曉乾在本期校刊上發表的一靜，寇蓮娜居然能感情充沛麵讀出來，他不禁 
又驚又喜。 

一陣幽香又從寇蓮娜那裡飄過來，只見她從書夾裡拿出一張摺住的紙條， 一 邊遞給 
他， 一 邊說： 「我 也不自量力，學人塗鴉，寫了一首詩，_靑你指正。趁晚自修後這點時 
間找你，■要虛心向你_。了總。 

捕面 * 不覺_有^@ - 

回到宿舍，»字體端正秀 
麗地 舖： 

mm 

凊夜寂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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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回臟淚沾襟 > ，兔、 

春 awe 黃昏霧， 

不駙綱、夫人） 

他■非常雛，以那樣鋪，何故會發講麵? mmm 
三，極力推敲，仍然得六出別的含義。艱勤6已結了婚，婚後夫婦感情不好？但這似乎 
又不大可能，以她那樣 ti 名，這方面的事情他是不可能不略有所聞的，至少，她已結婚 
之事，沒有必要如此保密。 

第二天早發笑， - 

(六） 

光 學 1^5試 0 

這學期，陳曉乾他們有九門功課，其中有五 n 要進行學期考試：（中共黨史》，（現代 
英語》、（文藝學引論>、《語言學引論〉和《中國史>:有考查。所謂考查，就是 
以平時成績爲準，分及格和不及格兩種 。 複習考試時間爲三周。 

考學習麵翌驗：除英 iwj — 些項目採用筆餅，其他考_程一■用口 
試，即教師先用紙條準備好多條題目，由考生以抽簽的方式抽出五分鐘至 
半個鐘頭的時間進行即席準備，然後向教師作口頭回答，教師可以補充提問與本誠題有 
關的問題。記分方式也是學習蘇聯的，採用四級記分法••優、良、及格、不及格。_ 
百删 》 

陳曉乾感到既緊馭麵。 » 畢_文優異者， 

可被授予某一等級專冢的稱號或相應的職稱；如果在大學學習期間，四年中各門功_ 

« 砸断入硏魏、留校當_或優先觀絀國留學。 

陳曉_下決心，爭取雜。 

學校向學生提出「以優異成績向祖國和人民匯報」的口號。食堂也天天加菜，加強學 
生的營養，使同學們一心埋頭複習。寇蓮娜和卜雲這些黨員學生，平時有許多社會工作， 
中午、黃昏以至晚自修時間，往往被佔用。如今，_學生的社會工作也被壓縮到最低 
醜了。 

現在，_乾縣 II 書館、校圖書館、閱餘 * 經常可 « 她似乎也在專 
心複習功課，除了 _曉乾打招呼、淺談幾句外，沒有多談 s 啲事 = 自社次地給讎 
首詩之後 • 他就一直找不到機會跟她談談，而她也似乎不急於要聽取他的意見。目前是 
複習、考試，他就更加不敢打擾她了 > 

陳曉乾第 ysifc 打響了，政治課獲得了優等成績。這曾弓[起過一陣,因爲 
在全系港澳、華橋學兰中，他是第 一« 在政治課考試中獲優等成績的人。在班 I ： ， 獲得 
這個成績的只有三人：他、蘇厚永。卜雲只得到 g 「良」。 

考 < 現代英語》，分筆試、口試 •+« 項目進行。陳曉乾以十項全優奪得全班第一，受 
到教授們的高度讚揚，從而奠定了他在系裡高材生的地位 《 寇蓮娜更是對他讚不絕口。 
她告訴他，系領導認爲他是解放以來外文系胃尖的學生 《 全班同學《現代英語》的成 
績也不弱，獲得優等成績的有七人，涂陳曉乾外，還有鄭美寶、黃有爲、趙水生、卜雲、 
蘇厚永和® is * 。 

翻三_奮戰，陳曉^£曜等成績 * ■分方面 * 糊臟。獲得五■還有 
蘇厚永》 

全部考試完畢後第三天就開始放寒假。 

緊張過後，陳曉乾突然感到心靈有點空虛 < 他自覺這份空虛感要在寒假期間由丹正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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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來 _ 0 ^ 他^祕天 

在前一天晚 ii ,寇蓮翊豹險曉乾去散步，這回他們到歷史系辦公室後面的馬 
崗坡，那裡有草坪、竹林，由於全校考試結束，馬崗坡上情侶雙雙 ， mm 
有幾十對，在其中，陳曉乾發現了黃有爲和鄭美寶，稍後又見何家昌與唐尤麗拉拉扯扯 

人們當然不會認爲陳曉乾和寇蓮娜在談情說愛，因爲一«出名的女共產黨員，怎麼可 
能與一 (4 香港學牛-談戀愛呢？人們一定以爲寇蓮娜是在做陳曉乾的思想工作。 

在露天木長椅坐下來以後，寇蓮娜告訴陳曉乾：「我後天也要離校 & h 海度假，但我 


極不想去。」 

「你有甚麽親人在上_?」陳曉乾順口問了一^。 
「愛人！」 

「愛 人？ 」 他感到吃驚。 

「意 娜？」纖有看他。 

o . 


龇沉默了一下，寇蓮娜又開口說： 「上 次我寫的詩，你改得怎樣了？」 

「在形式上，我看不出有甚麽可改之處。」他遲疑了一下，然後繼績說：「但詩中表 
現出來的思想，委實是太哀怨了。這詩不是你寫的 G ?」 
r 是我寫的。她断然地說- 
「是代 SIJ 人寫的 SS 寫別人的 n 尼？」 

-是寫我自己的。」她的聲音雛，但說得字字清楚。 

聽了她的話，陳曉乾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 .f 

樣。要是在幾個月前，陳曉乾一定會迷惑不解，因爲弱女的形象與游擊英雄、特殊材料 
製造的共產黨員的形象是水火不容的》然而’經過她上次的闡明，他已不感到太過奇怪 
了。但他仍然覺得，像她那樣，價性與共性都表現得那麼鮮明的共產黨員，是不多見釣 • 

j _爾來， 

「沒有 is * 。」亂立刻應了一聲。_我想， am 的確是十騎異_物。要了解一個 
A ® 多麼的不容易啊！」 

r imma * j 肺同感_,，人的思想在不斷地變。別人在變，自 
己也在變❶」 


她又在應用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了。陳曉乾只好結結巴巴地安慰她說：「如果一®人真 
的負心了，趁早發現更好。應 



,」他纖槪念：「壞事變好轉！ j 
但他立刻又感到，以自己的身份和現有的物主義水平，似乎有點班 p 诗斧，所以 
臉「刷」一下视了 

然而，寇蓮娜卻平靜地說：「其實，誰也沒有負誰，只是我自己變了！」 

她把 g 己的這種私事》也毫不雖地告訴他 * 他不禁讀又喜《群 • 

威人幢對自己如此信任；驚者，她的變是否會跟自己細？ 

她忽然爽朗地笑了起來： r 我們不談這個吧！」她站了起又，在陳曉乾面前來回走了 
幾步，又在原位坐了下來 。「解 放前，我只隐到初中畢業，後因種種原因，參加了革命， 


了些， 
在班上的中 



就一直離開了書本。現在有機會上大學，自然要抓緊時間學習，但畢竟 
根基也比8[认差些’尤其在英文方面）我今後的努力方向是：保持英文 
上水平，在此前提下，鼠點硏究中國古典文學：我自從入校大量接觸我國古典詩詞以後 
簡直是神魂顛倒。在這兩個方面，你都可以當我的導師。」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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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_是*1§ o 」稍輕地拍了拍動肩膀。「你一定驗應我： 
在今後的三料，當我的_。怎賴？」 

在她的期待眼光下，他只好點頭同意，但卻又說：「不過，政治上你要幫助我。怎樣？ j 
「好，一言爲定 

「髡了，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應該注意些«»« ?」 

「組織有這麼一®要求：回到香港以後，不利於社會主義祖®的話入說、不利於社會 
主義祖國的事 x 幹。回校後，希望能主動向團支部匯報一下。這些話本應由卜雲找你談 
旳，不過現在我代嬾&了《回校後，如果你願意，向麵報也可以 。 」 

「我會按照組織的要求去做的。陳曉乾恭恭敬敬職。 

「餅，»艘轉意見。」 

「噢？」他意外 。 

「 • 這林》牛好事，腿 a 嘯可麟轉你們 
今後一生的婚 @ ,如合編《莎士比亞故事集> 的 Charles Lamb 和 Mary Lamb 兩姊弟，就 

是相依爲命，終身不嫁、不娶的。我相信，你姑可能對你說過她要丫角終老的話《我 
說縣雛巳？ _ 

他點了點頭，他不得不讎她判斷準確。腿了想，然後說： - 其實，這是她一^感 
情用事的說話罷了，至願來她還是要嫁人的。」 

_所以，你就要更 SP 理智些了。」歇了歇，她忽然逼視著他，問道：「男女之間，如 
果不是夫麵係，_不可以建立其麵密的關係？ j 
他覺得她似乎是語帶雙關，於是，他就默默地低下了頭- 

士會主義革命要餘« j 

陳曉乾不禁 一 ffi 。這個問題怎麼和社會主義革命扯得上關係呢？但細想 M ，他就 
覺得她的話甚有新意。社會主義革命除了在經濟戰線上，也在思想戰線 llii 行破舊立新。 
後來，兩 am 了一嶋題，獅去了。 

(七） 

離^了半年的香港，赚看不?侑任何變化。在陳曉乾變化了的眼光中，香港 ttM 往 
更爲可憎*依舊是趾高氣揚的外國人，那五步一崗、十步一 W 警察，那奔波營役的 / J 、 
販，那廟街澄下成行成歹 IJ 的妓女，那色情的幸3章、雜誌、電影，那黑社會，那兑殺、強 
姦、貪污、大魚吃小魚，那漫山遍野的木屋區，那人情薄似妖……這一 w ， sa 馬克思所 
說的「資本主麵宜_，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地映入陳曉乾的眼簾。在廣州，這一 
切都已經 ㈣ 過去 > 麵 一 iis »^ 氣息，幹部同心協力* 

丹 eitt 腿生年,她 AW 他關麵至，問長陶 。 ME 8 M 6 塢當高 
級文員的爸爸還是那麽隨和，但似乎對丹:愛了，他三番五:^ OT •正如(可懂事， 
魅了以後， ft 舰欄心働生活腿。 

r 學半年，學到的東西真不少，駐要的賴到7很多革命道理。兩柜比較， 

祖國社會主義制度比香港多，微心動努力* n 。致勃■告訴丹正 。 
「這也是你當初的意願痲！ j 她也高興地說。 

「跳，不過現 sms 定了 • 」他忽■議了一口勰：「現在我有些話要對臓， 
不過1你首先驗應我 • 如果麵杯對》你千萬別生勸氣％ 

「滞應你。」« 

「■望_辟日找到 一« 合適_男朋友。」他，不敢看她。 

「爲甚麼？」她的身體似乎顗動了一下。 ， :乂供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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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爲我回內地讀書了，你一 ISM 伶伶的。」 

「是 的’十多年了，我們就好嫉弟一樣，形影權！」她怔怔地說， 「這 半年 
來，我的確感到孤單！」她忽然振作起來： 「但 是，你不說過，你 K 以經常回來看望我 
的嗎？即麵樣。 

「但 是，我當妍_，畢業後分配了工作，就不那麼容易獲批准回來探親了 ◊ 畢業 
後如果我齡獅 J 外舡作，我憧可能不臟容易見面了《」 

她沉默起來， 似乎在 思考些甚麼。過了一會，她決然地 表示： 「我可以跟著你，你到 
_ , 我侧哪裡！」 

他突然想起寇蓮娜來。雖然寇蓮娜也是貌美如花，但她缺乏丹芷那種天真純潔的品 
質，而且丹芷的資質完全不亞於寇蓮娜。他忽然想到一 ® 主意。「你這樣做會埋沒你的才 
能的，而且你也不値得作出這麽大的犧牲。我想到一個好辦法：我們要求爸爸讓你到英 
國去留學，你學成後回內地去 。 」 

「這個主激樹子，腿我不賴尔链爲我娜麼多的錢 。 」 

「這牛 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他很有地說 ，「其 實，以爸爸的經濟能力，是完全 
可以支 持你去英國留學的，況旦他又愚邦麼疼愛你 。 _ 

聽了 ，她不再提出反對意見了。過了一會，麵囁地問： 「你 在大學稗， 

繼了一些女職吧？」 

聽了她的話，他不禁笑了起來：「同班有五個女同學，女朋友就是那五位了。 _ 

「仿酿麽才織寫働尼？」她用略爲責備的]吻問。 

_那是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我要努力去熟悉它，力口上：：鴻果繁重，所以少寫信給你，以 
後贿多寫信給_。」 

_你》^多赖念你啊！當然沒有機時，也不舰時間信上。 

陳曉乾不题醒事實的人。。 
r 女有這樣的光榮_，有這_的®^論水平，又長天仙，惹人體 * 
又對你這麼關心體貼，說不定你們會日久生情 ig ? 」她雖然是用開玩笑的口吻說 I 舌，卻 
含有一絲粮溜溜的繼 。 

「她已經有了愛人。」他笑了起來。 

「也許她覺得你比她的愛人更理想呢？她燃有選擇的權利啊！ J 
「你 _了！」他內，愛子或丈夫 。 」 

「噢， 原來這樣！」丹正不禁笑了起來。 

當观上，他 ffliW 夜’纖補不 MS 題刪。 

二十多天的 ■ > 很醜過去了 。 陳曉乾大部册間都陪丹正去 

玩，因此’日子過得十偷陕。 

使陳曉乾和丹正翻格外開心釣是，陳曉乾爸爸已答應讓丹芷暑期後到英國去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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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學苑奇葩 

(一九五五年二月——九五五年五月) 


(一） 

新學酬麟後，瞧乾感覺到，社會綠氛挪魏， 

有壞入鑽進了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幹壞事。讎主意到， 
mmm 卜雲雜員也忙了起來。 

• 所以，一天飯，励他去散步❶ 

r 黻有》1：改 > 觀辟命肝* 思想職和三 aasitfi ^台涵， 

不到5|^_兆3目前的幵否有縣預兆 hs ■運動即將開 
始呢 9 」陳曉乾向蘇厚永虛心謙。 

蘇厚永沒有挪回問題 ，纖： 「你真聰明， ° 
r BE ^ e 已決心■國生根 * 鐵不能撤冶上糊棚塗 * ° 

「說得好。」蘇厚永說。 「我 們的社會，是政治性讎的社會，比蘇綱慨會 i 要講 
究政治，如果在政治上馬大哈’那是要吃幻 b 的。不過、他把語氣一轉，介紹經_ 
說：「但 政治也並不神秘，只要經常靠攏共產讎青年團組織，對重大和原則働問題有 
疑問時，不要對別人*戲一氣，而是向組織匯報，爭聯觸酌幫助，就萬無一失。」 
「麵 韻臓，算不算向麵？」 

「 算，」蘇厚永用肯定的口吻說， 「因 爲我是青年團員。你作爲非團員，向團員匯報 
思想，就是向團組織匯報思想。」 

「這 麼說，我向張妙嫦匯報思想也行 了？」 

蘇厚永似乎看出他看不起張妙擒的政治思想水平，就笑了笑說：_當然行，她會把你 
戶舰働思想轉而向團支部匯報，如果有必要，團組織又會把你的思想向黨繊匯報 c 」 
「那麼，如果張妙婦有思想問題，醜向誰匯雛？」 

「應當向團支部委員、 * 支釕書記，或者共產黨員、黨支部書記 a 報。」 

「爲了減少層次，也爲了避免匯報走樣，直接向黨支部書_報不是更好嗎？」 
「當然。但是，黨支部書記工作很忙，人們不可能事事都^他，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 
和他熟稳，比如寇蓮娜是我們系學生黨支部書記，我們班的同學跟她彳艮熟，找她匯報思 
想就比較自然，但其他班的同學就不一定這樣。」 

陳曉乾想了想，覺得很有道理。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這種組織原則的，」蘇厚永告訴他，「有些人«得，但不願 
這樣做，結果，問題嚴重的，成了政治問題， p 驅淺的，械了落後分子。你有一®優 
點，就是靠攏組織 。 _ 

然而，陳曉乾內心朋白，他把自己與蘇享永和寇蓮娜的關係，一向只看作好 
友關係罷了。 

「我們相處了半年，我觀你是個十分賴忠厚的人。爲了不至於細台上吃大括， 
#後触陳雜麼思想問題* mm：mm » 麵旨點你應 wi 働-我一向主張看 
問題要看實質，但我們周圍有些人卻不然，」 

陳曉乾感激地應了一聲。 號： 寇蓮娜往往在大道霞 h 啓發他，而大道理通常是比較 
玄的：而蘇厚永則在具體問題上引導他，使他知道每一步應如何走。他應該引蘇厚永爲 
知己。 

「比 如’你剛才提到的政治形勢問題、蘇厚永繼續說，「據我所知，的確是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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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運動到來前的預兆。不過，並不是一®突然而來的運動，而只不過是五一年和五二年 
進簡『_反革命麯 j 的麵，也可腦，■個高潮、 

現在要來激尼？」 

自纖，因爲継辟納工作-段爾曰 1，現在中*-顧汰案觸 
調杳、落實工作已經完成，可能就要來一次公開的批判，用以帶動各地、各部 H 進一步 
深规清反革命工作，麵它雛施織查。」 

「原來這樣！那麼，我應 R 怎麼辦昵？」 

「不必緊張，我看不會在群眾中;。」蘇厚永說。-我們的肅反和蘇聯不同，蘇 
_肅反由公觸門執行，而我們則由各單■纖概淳 S * 行，只作協助。」 
「蘇聯的辦法是否會好一些呢？因爲公安部法，而且是專家。」 

「這倒不一定，」蘇厚永眨了眨他智慧的眼睛說，「蘇聯在三十年代進行的肅反運動 
是擴大化了，主要親在不該殺的人殺了，不該關的人關了 。J 

照® 」 

「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有鮮明的階級性，給予執行者的廉活餘地很大，容易出偏差。 
我們黨中央有監矜此，對肅反工作內定了一1择:對於在機關、學校中清查出來的歷 
史反革命肝，一不殺，大部不捉 。 j 

「對於不捉的歷找革命肝又怎尼？ j 

f 也們定爲歷顿革命籽 * 腿眾宣佈 * 交群眾並紆工作和 

生活出路。至^觀了的，表現好的，也可放出來:這些纖們通常所理解的法律無關。」 
「 這有難行鷀分” 

「不，這與行改處分有本質的不同，因爲接受群眾監督，在許多方面是沒有自由的， 
有甚麼不滿言論，還要隨時受群眾的批判，這讎可以把酿群眾中搞臭，就連他的親 
屬也要和健 J 清界線。說實在的，這 t 圆在牢裡要厲害得多。 
r 其讎會主義國家都题獅馬？」 

「不，據我所知，這是我們中國的創造。」 

_統思考 aaiij 造的含義。讎勝隨 。 

「你慢慢會理解的。」蘇厚永看出他的思想。1尔回來才半年多，又沒有經歷過甚麼 
政治麯，_獅厄分之彌獅？ J 

陳曉乾同意地點了點頭。過了一會,他又問道:「在我們班，會不會開展肅反工作呢？ J 
「有反必肅，這是毛主席定下的方針 C 只要麵問題，就一定要清查 c 」 


「依你看，在我們班的十四個同學中，是否會有反革命分子呢？」 



「我 看不會有， J 陳曉乾肯定地說，_因爲，除了寇蓮娜年紀較大外，其他人都不超 
過二十歲，五歲 。 J ， • ：二 

「這 又表■你撤治了。」蘇厚 ■ &糍問題，決不■先谓 
語，因爲就算以後事實證明你對了，你仍然犯了右傾思想錯誤：如果你的預言錯了’那 
就不是思想右傾那麽簡單了，那就是階級立場的大問題了。問題上，以後要特別 
/ J 、 i > 才好 。 」 

頭領教。 

蘇厚永又吩咐說：「我皱和你^話，是帶有探討問題的性質，也許有不恰當之處， 
請你不要對任何人講。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 

陳曉乾答應了，但他心想：「按照酬才講的臟原則，我是應該向組織匯報你所講 
過的話的，但是，既然你叫我不要告訴任何人，當然包括卜雲和寇蓮娜了 。 看來組摄原 
則也並不是那麼呆板的。而且，你出於對我的關心，我能去匯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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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天是闺末，早上上完英語課，班主任范書臣_叫陳曉乾飯到他家，說他想 
了解一 TStt 其他载■學朁清況。 

范書臣* S 三十出頭，解放前畢業於某著名教會大學。他的學術水平不算高，但口齒 
伶俐，能言観，教學方法和教獅。讎學生的繊也不錯，對骨體生能 
敝治上鼓勵，對學習差的同學能 to 強輔導。 

陳曉乾■范書 e 老臓^ —次到他家《 

范老師非常客氣地帶他到他的書房。書房外爲 一' j 棚，書房內明几靜椅，馳题 
學問的地方。 

他給他倒了一杯熱茶，然後在他旁邊坐下來，親切地問：「回來大半年了，習慣這裡 
的生活了吧？」 

^^了_，额：「鉢上習慣了。 

「解放前我也在香港呆過一陣子。那是個十里洋場，是英國動天下，」他回馳說， 
「麵看不慣，於是就 u 來了。」 

陳嘯。 

他忽然轉了話題，笑著對陳曉_ :「你是 SE ±6 勺學習委員，六，特叫 
你來談談各科的教學倩況。各科的課我也聽過，都了解到一些情況。但你們學生最有發 
言權。請根據同學們平時的反映，逐科詳細地談談，尤其是各科的教學思想。」 

「教學思想？」陳曉乾一下子弄不清楚「教學思想」的含義。 

「教學思想就是該科的教師用甚麼思想去指導他的教學，」他解釋說，「比如教歷史 
的，他在他編的教材和講課中，是薄古厚今，還是厚古#今’抑或讎兩可？又如教文 
藝的，讎文學作品是剔其糟粕，吸其精華，抑或相反？」 

「■不靜和學校審翅的嗎？」陳曉乾問。 

「多數是經過教硏室審查 * 但往往不能光從教材中看出問題來。美國某些^院校也 
有馬列主義課程，灘的教員講授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時，就和蘇聯講授的完全不同。」 

陳嘯賴陏_悶：慨不是共產黨員，又不縣或教硏室的®導，爲基麵 
關心 a ® 東麵？ 

大槪看出了陳曉乾的思想，他頗爲嚴肅地說：「我是你們的班主任，我的責任是要在 
德智體諸方面關， w 尔們，使你們身心健康成長。」 

於是，陳曉乾就把各科的情況盡其所知地告訴了范老師。范老師在聽他匯報的過程 
中，不斷啓發他回意各科教師授課時所_關鍵性的片言隻語，並詳細地作了記錄。范 
老師把他送出門時，已經是八^多了。 

每逢周末，家在本市的同學都回家去了，有些在本市有親朋的人’也到外邊找節目去 
了。讎曉娜樣的人，斜省獅同學，到力舞是消磨周末的好節目。陳曉乾 
初時經常娜美寶作雛,但自上學期末她和黃有爲來往甚密以後，就不容易找到她了。 
起初，唐尤麗傭樂意和他0撰，後來何家昌拼命追求她，她也手〕他周旋過一陣子，最 
近 * 牧系 i 醜麵的■學 ■_ 織契 > 画在鰣上也極少■脑膨 
了。寇蓮娜自這個學期以來，可能工作太忙，從不來跳舞。儘管如此，陳曉乾在舞場上 
是不纖翻 > 外系跡一系其他■有不少女賺手 * 她■樂意雜他《 

侧，「蓬拍」之麵剛響起，陳曉錄了進去，看見有幾對舞伴疏。 
他在角落站住，麟一下騎補人，忽然雜有人碰了一下脑手肘，讎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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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原來是生物系的李迎迎》她笑瞇瞇地問： _ 陳曉乾 • 找舞伴嗯？」 

「励， 」他额’ 「可 熟人，」 

「我不驗人嗎？」她半矜持、播磁職。 

陳曉乾看著她修長的身段，特別是她那十分細摘腰肢，不禁暗暗喝彩：「的確是跳 
舞娜身材！」 

發覺陳曉乾羨慕地看著她的小蠻腰，她得意地嫣然一笑 a 「今晚我做你的舞伴 iF 馬？ j 
「贈？，」他笑著說，「讎大塊頭來時，你就會趕忙撇開勸了！ 一艇來發現 
學系一膨为莫談輕。 

「你働？_瞧笑他。。 

「觀獅要_?」陳曉乾不甘示弱 ■ ，得®^拳擊賽冠軍哪！」 
類起。 

「那就來吧！」她已把手搭在他胃上，款擺她蛇一樣的臟，與他輕盈地跪 I 了雛。 
跳完舞回到原位時，前面赫然站著那大塊頭，而大塊頭身邊，則是一{立身材高挑、文 
女學生。 

「我 來給你們介紹，」李迎迎熱情地說，「這是數學系的徐志福同學，這是我們系的 
林 d , 同學：這是外文系的陳曉乾同學 。 」 

陳曉乾親切地和他們——握手。他和那女同學握手時，發覺她與一^孩子不同，她 
的手有力而緊，這似乎與她文弱的外貌不甚相稱。他再舉目細看，只見她眉清目秀，齒 
白唇紅，但面色有點蒼白，她穿著十分樸素，卻頗爲稱身自然。他好像以前沒見過她。 

「林 yj , 同學是我們系的才女，」李迎迎介紹說，「功課門^_不在話下，文學藝 
術，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無不精曉。常在報章上發表新舊詩歌。」然後她又對 
桐瀋說：「陳曉乾同軸顯才子。那天你讚不絕口的那 ■ ，綱励大作。」 . 
兩人重新四目交投。陳曉乾覺得，這眼神似曾相識。她卻有點驚訴地再次點點頭。 

音輔起，李》»腺一陣風一樣，把帶進了難。 

陳曉乾用右手有禮貌地做了個姿勢，說聲「請」，林 d 濬就大方地把左手放在他的右 
肩上。 隨著音樂的節拍，他倆跳進了人叢中。 

「你是從香港?」她問。 

r 從你的衣著和儀態》 — 可以看得出來 - 」 

「哦？」他不禁說，說，我 wssim 了，今後敷文才成❶」 • 

「這倒 y 必， 」 她說， 「我 歷來認爲，衣著儀表，應該多樣化，有些人衣著比誰都樸 
素，樣子比誰都 老實， 卻原來是靈魂腐爛透頂的傢伙。看問題要看實質嘛！」 

■後一端難厚模一樣 。 碰_確實撤多人看問題不 
龍質的吧？ 

她舉目看了他一眼，繼續說： 「比 如你，西裝革履，卻能寫出那麼好的七絕；又比如 
我，來自武漢郊區 u 囌城，土裡土氣，可是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卻並不土 e 」 

陳曉乾頓時感到她很有貝識，她與寇蓮娜又不大相同，她完全沒有借助馬列主義_ 
句，卻能更加一 # f ■見血地說明問題，而且她說她是來自小地方，就更覺得她與常人迥異。 
「剛才李遲說，你的新體舊體麵寫讎 f ，會識我拜_ ?」隱乾有禮馳問。 
「明醒！」她謙遜職，「我是東施效颦，獻醜罷®。_ 

然後，她一舞， 一 文學來： 「王 國維在 ftsw 中醒 ： 詞以 

境界爲最上，有境界貝咱成高格，自有名句。又說：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 
之跡必鄰麵想。我生性愚昧，但也盡量按合乎自然，鄰綱想的境界去寫作。」 
陳曉乾感?！ I 茅塞頓開。他在課堂上曾聽劉教授說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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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批評的經典之作。他還沒有诗間找來閱讀，而這位理科的女同學，卻早就把它當作自 
己創作的指南。 

「觸看法呢？ j 她仰麵，等答。 

「誠断隗，我作爲文赂生，: m 尔來，竟年萬八千里！」讎 。 

4_氣_ !」她淀抹笑意，中的昇平日，興振中 
華意正歡』就有很高的意境。」但她忽然嘆了一口氣說：「近百年來，中國連年戰禍，根 
本談不上振興中華。如今解放了，很應該一心一意 : 不能像漢高祖樣，打下了 
江山，卻致力於清除異己。」 

陳曉乾正想提出異議：中國的現領導層沒有做清除異己的事呀。但樂聲戛然而止’他 
只好留待下一舞才間她。 

■ ， 下個鱗’她雛去了，和李 fflSm 。 

「你 n 那個桐働了不励人物，」陳曉乾十細_對李遲說，「她的 
學辦常淵博，見識獨到，她的一握辞适8^大慟尼！ J 

「還 有，纖得纖佩的是，她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 c 」李麵說。「她每次纖談 
話，都使麵界大開，她的麒^眾人皆_讎』的 H 固人】我們稱繼° 3 學苑奇葩』！ 

連李迎迎這麼一 fg 香港 / H 且，竟也能講出這樣驚人的話來，這使陳曉乾大感意外*顯 
然她駿到桐補轉 * 可娜 J 嘻具有多麼大时_力 > 然而 > 桐嘻憂的麵0 ' 
甚麼民昵？可惜，下一 ffl 舞完了以後，舞會就宣告結束，以至他未能向她求教。 

臨別時，林 / J 稱氣地對讎：「十分高興認識你，以後希多些麵，交換看法。」 

(三） . 

社，桐请的一席話，讎曉乾徹麵民。她所說的「清除異己」是甚麼意思呢？ 
觀祖又影射誰呢？ 想起蘇厚永那天跟他講的話。她不會是個反革命分刊 e ?如 

果那麼有才華，那麼斯文，那麼坦率的女孩子竟是反革命肝，那駄不可思議了。他 
感到政治瓣 wt 捉摸的。讎定再向蘇厚永請教 。 

第二，吃完早餐， ft & m 厚永到麵去玩，蘇厚永答應了，兩 ah 到宿銷， 
見到房_有江一平和申紀夏樣話 。 

申紀夏是班上最年青的，剛滿十八周歲。他平時不喜歡和同學們交往，每逢假日，他 
總要到麵去，往賴无黑才返校。他繼爲謂思想不_的人 。 

但是，江一 個思想不開朗的落談心，厚永也感到意外。 

「你家中的經濟清況怎樣？」江一平關心地問申紀夏。江 一^ sm ： 的福利委員，了 
解同學的經濟情況似乎是無可^_，況且丰 iiaa 申請甲等助學金。 

「我讎碰日戰獨給日本鬼残姦糟蹋死了，父親紗又 ® m 丁，至今 mr '- 
日月》相信腿凶多吉少 & 只* jt 哥哥纖，餘馬來亞當勞 xem 叔寄點姻姓活 * 
但我叔叔不幸去年積勞成疾病死了 。 哥哥前年參了軍，去了就 。 你也鄉 I 當兵每月只 
得幾元零用錢，所以經濟上他是無力53賴酌 。 」 

_這倒也是，」江一平同情地說，「你申請助學金的事，我會盡力幫你的…歇了歇， 
他問道：「你常有跡巳？」 

「有，我們兄弟感情很好 。 」 他忽然有點感慨地說： 「想 不到他在老解放區當兵，也 
會看到不 ItKW 事！ _ 

「餽事？」江一鴨惑興馳問。 

申紀夏賴趾，贼讎： 「不 Mas 事了， 。 _ 

腿 > 江一平聽雕不好譏事 * itaa 想爐> fan 番五次地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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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紀夏馳不過，只好低5地說：「你要答應我不告_人 c 」 

「祕 I ! 好了。 J 他雖臓。 

「我哥哥來信說，那裡的蘇聯專家，向我們中國人作威作福，還……」最後一話， 
因聲音太低，隨乾沒聽離，麵厚永臟了。 

「原來這樣！」江一平聽了以織，但臓有發表甚麼意見。之後，他就離開了。 
跟著，陳曉乾和蘇厚永也離開了房間，進城裡玩去了。 

他們到中山公園遊覽了一會，後來大家坐在一張石長晃上休息。陳曉乾問：「剛才申 
紀夏說蘇聯專家在東北作威作福，後來了些甚麼，我沒聽清楚，你看是真還是假呢？」 
「他還說蘇聯專家強簽中國婦女！」 

「蘇聯專家強姦中國婦女？」陳曉乾大吃一驚。 

蘇厚永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道： 「老 弟，上次我對你講過的話，你忘言己了？對於這 
種政治性問題，千萬不要表態，如要表態，就一定要按照黨報的提法。」 

「如果親眼看到了事實呢？」 

「艮 M 親眼看 5(1 這等事，也只是 fi 别現象，如吳到處講，就不符合國家的利益！剛 
才申紀夏講了，將來是會吃苦果的！」 

蘇厚永粗^ : _這裡不同香港。你在香港，只要不觸犯法例，你罵誰都 T 以。但在 
■減不倉隨樣，我 ■— 言一行，都離黨雛_利益出發，記腿一點，讎 
會雄不敗茂了。」 

’ " fig ，'陳“乾卻有一®大疑問：如果黨和政府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因爲這個問題本 
身是個嚴重的政治性問題，所以他沒有說出來。隨後，他把林 / J 请昨晚對他舌告訴 
了蘇厚永，並徵求_看法。 

蘇厚永想了想，然後說：「我不能作出判斷，說林 W 嘻是個甚麼人。但是，據我所知， 
中央正注意到，在知識分子和工商界、民主黨派中，出現一些怪議論，比如說，高崗事 
件是黨內宗派鬥爭啦，鎭壓反革命擴大化啦，農民生活苦啦，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啦， 
等等。我個緣爲，我們應當 MI * 中央。 

「照你那麵，腿了？」 

「是的。所以，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你最好不要和她密切交往 • 」 

陳曉乾雖然感激蘇厚永的關心，但他內心總認爲，林 / J 嘻是個有爲的青年，即使 
問題看錯了，也是出於好心，頂多說她是记人憂天罷了。 

蘇厚永突然問道:「前些時就想問你一；悶題:您 SS —生習， 
已経下決匕在祖國生根了嗎？」 

陳^«^了 & Si ， 


厂難 


g 真正一軒麵不太容易，因雜紐港還有家， 


聯繫。那裡 ws 弓 I 力將會始終存在 


c 


「我是個有志氣的男兒呀。」 

「我 不懷疑你目前的思想，」蘇厚永說， 「但 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AS 會變的，或 
者變得更進步，或者變得落後。」他轉了個語調說： 「不 過，有一點可以保證你不會往後 
細，就是加入青年團進而加入共產黨… 

OTi 曾經對:只有方 DA 了青年團、共產黨.，械團助教 WT ， 
禮獨 ■ ，舰有樹立了餅駐義* r ， 身的思想， 

吸引力。於是他同意地點了點頭 。「但 是，我目前的條件，離開青年團員的標準邇衙 i 。」 

，你要有這樣的要求。但光有要求而把它放在心中也不成，因爲這說明你 
的要求還不太迫切。有些人爲了向團組織表示他們要求迫切，一 II 學期就寫幾次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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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何不早曰寫份申請書？ 口頭申請也可以，不過，一 m ， 有文化的人是用書面申請的。」 
陳曉乾覺得 7 也的話很有道理，於是就決定最近寫 H 分入團申請書，謙厚永轉交給團 
支部。他覺得，對自己提出更嚴格的要求，沒有甚麼壞處。 

棘他麵厚永上館视了 雛，黻回報了。 

m 

今年的天氣似乎比往年冷，到了五月才開始轉暖。 

陳曉總硪到丹正的兩封信，一封_1»理_倫舦■事，1進_利； 
另一封讎她作了一 f 固夢，麵刪也一起到英國求學 c 他抽空回了她一封信。本來他 
有許多話要講，比如他認識了林 d . ’他申請加入青年團，等等。但他想 is 寇蓮娜的警 
告：有關政治性問題，係屬向_外保密範圍，不能告知海外親友；況且，她也不可能理 
事的鵠。鹏始隱約地惑覺到，他與丹 w * 在思想 jtM 始有了賺 。 

下午上《中文寫作實習》課時，中文系的李炳權同學給陳曉乾捎來一封信。 

外文系的學生有好幾門課是和中文系的學生一起上的，如（中文寫作實習》、《文_ 
弓1論》、《中國史》、政治課等。這位李炳權同學也是香港英文書院的畢業生，樣子長得很 
年輕，像六七歲的大孩子，身體1：_弱，經常因病不來 JLS ， 一 甚少注意他。 
他卻樂於到收發室給 W 學捎信。 

r 上午最後一節繃，我到學校收發室 * 觀你纖信有搬 ， 我怕別人漸了，所 
應錄來 。」 ■職 。 

「謝謝你 C 」陳曉乾說，然後讎心地問：「你近來身體好些嗎？」 

「醫生說我七律嚴重不齊，」李炳權雙眼無神地說，「我媽媽來信叫我回香港休養。 

乍賊。」 

陳曉_想：—體魄健全」對於 Hg 立志讎砠國的年輕人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這是丹正賊胡^信， P 東曉乾想，裡面的一®^照片一定是她的。下了課，他匆匆回 
到宿舍，這時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他把信封拆開，果然是丹正的一張半身四吋近照， 
穿著 M 牛他從沒見她穿著過的鍛錦中式爾，相後寫著：「麵留下出嫁時之酺，穿之 
攝影留念」。励內容很麵，但言繼別： 

曉乾： 

收你四月十五日的回信，行文不如往日流暢，思想似有阻滯。我也曾有幾天「萬 
轉千迴勝 r 床」。但無邊的怨艾，並不是積極對待人生的態度，我已幡然改正 = 我決 
心書，學有專長，以便將我有拉年’悉懦雛來從事;作。 

陳曉乾閱讀此信再三，不禁愴然若失 。 姑姑絕不是個多愁善感的少女，爲何她會「萬 
轉千迴懶下床」呢？爲何有這麼深沉的怨艾？他突然想起寇蓮娜在寒假前對他 
番話，他明白了，原來姑姑也是以他作爲選擇男朋友的標準！唉’如果他們不是姑侄關 
係，那該有多好啊！然而， g 峨他願意終生不娶，陪她丫角終老，他也不想她失去享受 
愛動幸福。他忽然覺悟到：這不正効原因嗎？ 

他正_麵想的時候，忽然聽到身邊有人笑著說：「多漂亮的梢！」他不禁愕然， 
觸一看，原來是江一平。他拿過丹芷的相片，正在笑嘻嘻地看背面的字:「多秀麗的字！ J 
他立刻站起來，把相片奪了回來，麵它連信一雛回信封裡去，有點不高興願： 
「怎猶■看別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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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看觸鑛， J 江—平裝得老老實實，—本正經職，「我以爲是有麵雖 
畫的明信片，就 t 來看了一 BS 。女赃的照片，看一下也不打緊麻！」 

陳曉乾不屑再跟他理論《讎上》鴻，逕自纖場去了 > 

醜顏荷花_ • 說轉_ $ 

兩人在一張石長晃上坐下後，寇蓮娜就說:「我們大槪有三個月思想沒見面了，是嗎？」 
「是的。」看見她表情有點嚴肅，_乾不禁拘束起來。■"我在假期完返校時，曾幾 
次要找你匯報，可是你總沒空。我已向卜雲匯報了。」 

個月細確很忙。_脑表和了些 5 「聽說你申請入團，是嗎？」 
他感到冇點臉紅，不好意思地說： 「我 自矢} i 痒件得很遠，寫個申請，只是爲了更 
嚴格地要求自己。」 

「這很?擁。」她稍爲用力地點了點頭 （ 「不過要有信心，入團並不麵！ _ 

' 希望你以後多多指點我應如何努力《」 

醜了一下，她忽然問： 「今 天麵和照片 ， ■ ? J 
「是 的。」他感到奇怪，她爲何這麼快就 am 事？想了想，知道是江一平向她匯報。 
「你 寒假回香港跟你姑姑商定之事，我也聽卜雲提及過。她毫無表情地說。「你姑 
姑曲線回國效力的設想是十分羅曼蒂克龙 j ，」她臉上忽然淀出一絲捉摸入定的笑意，「但 
也是極富! 

「極富投機性？ _他不_然。 

「可不是！」她肯定地說，「到_完大學時，她一定還要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她 
將會變成像我們學校那些從英美回來的資產階級教授一樣的人3當你知道這種情況後， 
你^忍^叫她回來嗎？」 

她的這番話，對他來說，有如當頭的一11 冷水。原來姑姑的問題尙未解決。此刻，他 
心亂姆，嗒然若失》 

「看慽插樣子，可見感情比愛情 ■ !」^又雛 
_ j 。「麵早是爾幵 wtm 的，你又何必纖苦闘？」 

r 我們一向相依爲命，這種感情你是不會理解的！」他 S 然激動地說 。 

她險上立刻流露出微溫之色，但很快又轉爲關心的微笑。 「你 知道，我是把你當弟弟 
看待的，因爲你積極追求進步，決心爲振興中華而獻身，而且很有才華，我才推心 fill 复 

' 入黨， 我有責任多關心你。」 

「這我知道！」一陣感激之情，突然湧上心頭，他雙眼紅了起來，斷斷續纘地說 •• 「我 
舰你當姊姊看待，聽_教導！」 

「傻孩子！」她慈愛地說， 「別 煩惱，生活在我們的社會裡，沒有甚麼解決不了的個 
人問題，而任何個人的煩惱也不能妨礙我們個人的前進。」她忽然頓了頓，眼睛一紅， 
說： r 職我個人^還娜？」 

「你個从肅？」，餓她雜可子，他忽然想©»^^ o 雖 
然他並不十分準確地知道她的具體情況，但馳猜出七八分了：她一定嫁了一 ( S 沒有文 
幹部=綠 > 同情之心_而生 c 脏想猶安懸幌 * _臉色魏賴堅 
。 贼了一 m : 

「蘇聯影片（機> 敝主人翁，由於戰爭關係，圓上遭到極大不幸，但她識@ 一 
句感■腑■: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到處是幸福的生活' 我個人的不幸是微不 
SitW 。 rPFSI ? 我 ffiil 個社會、在學校，不是生活得很幸襯碧？我們都赚往前看！ J 
他立 E 暧到她這番話的感染，思想隨即開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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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秀才造反 

(一九五五年五月——九五五年七月） 

㈠ 

今年初以來，報章上就一直出現批判作家胡屬的文章。據蘇厚永向陳曉乾透露，胡風 
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三十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 
告》，把共產黨要求作家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號召作家到工 ft * 當中去、提倡作家改造 
思想、提倡作品的民族形式以及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等重要的指導思想，說成是 「插 
在作家和讀者五把刀子」，因此中共中央決定開展對胡屬的批判。今年一月二 工一 
曰，中共中央_中宣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 >。二月五日至七曰，在中國作 
家協會主席團第十三次擴大會議上，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展開全面徹底的批判，以提高 
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思想水平，加強藝術界的團結，更好地爲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 
服務。於湖風的運動立即在全國開展，但主要是在文藝界中進行。 

五月十三日 * (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贩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把胡風的同黨舒 
蕪輯錄的解放前胡風等人寫給他的部分書信公佈出來，並把胡風等人的問題定_反革 
■團，晒是敵我矛盾 c 後來蘇厚永告訴陳曉乾，胡風夫婦於五月十八曰誦。 

五月二十四日，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駁輿論一律〉，批判胡風分子所說的 
全中國 r ■輿論一律」的言論。這篇文章很有火槩味。同曰《 AS 日報> 又公佈了加上編 
者按的關於胡属集團的第二批材料 c 六月十日相繼公佈了第三批材料，也有編者按 6 這 
些材料，多是胡風及其集團成員解放以來的'通信和言論摘錄，其中^5彳他就中國的文 
藝問題上書三十萬言的事。 

六月十五日，•這些材料被編成冊，加上很有份量的序 MS ，題目爲《關於胡風反革 
命集團的材料 >，由人民出版社 aiRg ° 

按語說，胡風集團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他 
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 
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一®地下的 
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 SU 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 
黨的統治爲任務，……由於我們革命黨人驕傲自滿、麻痺大意，或者顧了業務，忘記 
了政治，以致許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裡面』來了。這決不只是胡風分 
子，還有更働其他特務分子或壞分子鑽進來了。……如果_讎團能給我們一些甚 
麼積極的東西，那綱昔著這一娜心鬥爭，妨搬高我們的政治■嫌治 
敏感，堅決藝一切反革命肝去，而使我■勺革命專舦大雕固嫌 。」 

陳曉乾■氣氛越來越緊張，覺得這已經不單是文藝界的事了，它似乎逐渐發展成一 
個全國性的鎭壓反革命《_ 。 按語不^ ， 這是 「一 次驚心勸魄的鬥爭」，要「堅決地 
將一^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嗎？他突然好像感 a 前後左右部有反革命分子《 

麵，除了械治學習時間《到胡風反革命集團外，生活和學習照常進行，通沒有 
公開讎遞' 

他本想找寇蓮娜交換意見。上次得到她的呵護’他在政治上就感到實了許多。但近 
曰來，她似乎更忙。每當他在教室見到她，她總是對他含笑不言。於是他決定找蘇厚永。 

「到底運動甚■候才正式開始呢？」他問 m 。 

「五月中就已經正式全面開展了，」蘇厚永說， 「< as 日報〉刊登 <關於胡風反革命 
誦的一些材料》，聽驗，」 

「我們學校爲紐不删一些胡或其贩革命肝來批判？」陳曉乾懷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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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諾大一間學校，教職工上千人，難道就沒暗藏的胡風肝和反革命肝？」 
「現在運_酬始嘛》」他停了停，然後繼續說：「這次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是肅 
反運動的組成部分，按照肅反的方針政策 * 不搞群眾運動，由黨委內部掌握進行。對待 
胡風分子，當然也採取這個方針。但由於他們主要是言論上的反革命分 f ，所以要對這 
個集團的首要分子时言論進行公開批判。」 

「原來如此。」_乾施下心來 。 

「按照學校的佈置，_班都要出兩期黑扳報，以配合批判胡贩革。這個工 
作由團支部宣傳委員_會學習委員共同負責。我們班就是唐尤麗和你了。 

「麵政治水平 Sffiwe ? 」_乾挪 S 心，「醍由唐尤麗 一 fflAI 高算了！」 

「這有甚麼難的呢？」蘇厚永教他，「先把《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0勺序言和 
按語反覆讀幾遍，然後擬出個提綱，請班上同學每人寫一篇，不就完成任務了？」 

「反覆閱讀 < 關於胡.贩革織團的材料 > 的序言? tM ? J 
「是的。」他神秘地看著陳曉乾：「你知道這兩篇東西是誰寫的嗎？」 

_驰臟働總臟的主筆寫规？」低想當然願》 

1 尔在這些方面又缺乏常識了！」蘇厚永笑了起來， 「 S /杜會主義國家裡，黨的機關 
報所發表的社論和重要文章、編者按，多是黨內領導人寫的 c 關心、時事的人，往往 tg 從 
文字中看出是誰寫的。」 

_那麼，這按語和文章是哪位中央領導同志寫的呢？」陳曉乾饒有興趣地問。 

「是毛主席寫的。」蘇厚永用肯定的口吻說。「從文筆來看，從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 
動這次運動來看，可以斷定，這些文章一定是出自毛主席之手。對於這麼重要的文章， 
我 ffM 該辭逐句職的。你判胡 .1^* 的文章，是很們的。」 
「我會好好閱讀它們的， J 他對蘇厚永不由得又欽佩起來。「在這個運動中，我應抱 
尼？ J 

「切記不要講些不利於運動的話。當一 fi 政治運動風頭火勢到來時，切忌唱反調。」 

陳曉讎了點頭。 - 

蘇厚永繼續說：「我估計，批判一段時間後，將會重點在高等學校和文化機關中進行 
組織清查’把與胡贩革命集團有牽連的人醜清查出來。因此，如果曾經與胡風集團 
的骨幹肝如舒蕪、盧甸、張中曉等人有過書信來往，就應主動及早向臟交待。」 

「讎本不認 aaa 人，懸不們有麵書信來往了 - 」 

「 ans 娜。」蘇厚永笑了赃。 

回到宿舍，陳曉■'真麵讀（關於胡贩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嫌語。總共起 
來，兩部分的文字不多，但從其文體、 行文、 文字來看，從其語氣來看，完全是毛主席 
的。他不由得由衷地佩蘇厚永> 

之後 > 刪始用 .. L 礙寫測-忽然有人榜舰著，他麵一看*棘是江一平》想、 
起上次他未徵得他同意就看丹正的照片，並向寇蓮娜匯報，他不禁眉頭一皺，不屑去理 
睬他。 

但江一厚麵皮笑_也問：「學習文俩？這賴極，艘向你學習！」 

陳■沒 wwa • 纖寫他的 ■ 0 
厂聽說班上準備出黑板報，是嗎？」 

陳曉粒忍不®來。這件事佈，他竟然就已縱道，真是不可思議！ 

「靜牙！ J 陳曉髓點不_臟 。 「你要寫批判文章嗎？」 

「腿暇！ J 他嚴肅地說，「在這場驚心動魄的鬥爭中，我們應該勇敢聰身而出， 
爲鞏固我們的革命專政貢獻力量！」然後他激昂地說：「我打算寫兩篇批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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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要出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板報，陳曉 ISfi * 忙了些。但他仍然抓緊功課，並 
於最近完成了《簡愛》的讀書報告。在一年級的學生中，只有^考中獲優等成績的人， 

他到系辦室找打字員費宏輝借打字機。但他沒有翻費宏輝，只期•字桌滿佈灰 
塵 • 打字酬布罩&°看來 * 打雜腑字■久沒有人使用過了 。 

高年班的學生告訴他：「費宏輝已經沒有上班好多天了，你要借打字機，就去問 
翻室的棚好了。」 

費宏輝原是本系一九五二年的畢業生，不腑繼有分配工作，而留在資料室裡當打 
字員。不過，他的業務水平不錯，對莎士比亞還頗有硏究。他對學生的態度也很好。 

陳曉乾走進資料室的搬室，找到了補《 / J 湖要他在一®本子上登記後，就給了 
他 H 網打？^的鎗匙。 

「費同志請假嗎？」陳曉乾問。 

「不大清楚。小胡搖了搖頭。「上星期系行政幹事通知，要我暫時兼管一下打字機。」 
他不便再問。打字完畢，臓叵到宿舍，心想：歡輝很可能是胡風分子或反革命分 
子。按照不殺，大部不捉」的臟，他一®骨幹肝了，因爲他樹了。 
平時他也經常和他接觸，想起來不禁毛髓然。真是知人口面不赃娜！ 

晚上，唐尤麗到教室抄寫和編排批判胡風的黑板報。 

唐尤麗倒是工作認真負責的，她還寫得…手漂亮的美術字，也能畫上一兩筆，所以版 
面的美術設章標題的書寫，就由她一手包辦了。 

在出黑板報的工作完工，已是晚上十一0# 了 。 陳曉乾拿出一些餅乾給唐尤麗，說道： 
r 工作了幾個 ■ • 繊了。 

「腿沒有開水，吃不下卜 j 

「我把^水瓶帶來了。」他從手提袋拿出熱水)®隻杯子，並倒了一杯給她， 

「我姑姑硬塞了幾罐給我帶回學校來。我爾辱開來喝，所以留到現在。」他也給自己 
倒了一杯《綠兩餅魏 • 

唐尤麗忽然問：「_你在香港的女朋友，是個美若天仙的姑娘，是嗎？」 

陳曉乾聽了這話，初時感 a 有點奇怪，後來想了想，才明白 m 怎麽回事：這一定是 
江一平。 

「怎麼，不好意思回答勸問題嗎？-她一雙秋水盈盈的大眼睛含笑地看著他。 
他意識到 * 她一向都也*要不是■爲他有了翊友*她僻早就向他表$ 
愛意了》爲了酸_，他含^詞職：「隨你怎麽說好了！」 
r 極幸運__ !」她羨》^ 

「你不是跟何家昌好過一陣子嗎？」他要把話題轉移到她身上《 

「早就吹了！」她似乎有些不大偷快的回憶，「他此人自私自利！」 

因爲何家昌是同班同學，又是個青年團員，所以陳_不願在背後講他的閒話，他只 
說：「好瓣間尙短，大家之間的感情還不太深 。 」 

她卻滔难不絕地發起議論來：「男女間的事，最主要的是感情。但是，始終不偷的熾 
熱感情卻是不多見的。比如張生和崔鶯鶯，在西廂裡情濃意蜜’如膠如漆。後來，張生 
進京，在折的環境中，有了新相識，而驚驚則另嫁別人，雙方似乎沒有特別的痛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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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僅僅作了『還将舊時意，前人』的鶴 。 J 

原來她對愛情也有自己一* sitw 理論，難怪她到校半年多，就先後談了兩次戀愛了。 

「你現在和中文系汪姓學生的戀愛也是學{西廂記〉的嗎？」陳曉乾不禁問。 

「怎麽可以叫做談戀愛呢？」她不同意地說，「我還沒有真正談過戀愛。我跟汪達生 
的關係，與我上學期跟何家昌的關係一樣，沒有超出一《»子朋友的關係，我們不過是初 
步交際、交際罷啦！」地忽然用一雙麵看著他,嬌聲嚷氣地說:「你也可以繊交際的， 
我還算是自由身嘛！可借你已有了女朋友，而且你也看不上我。聽人家說，香港男士不 
鳅北方_。」 

陳嘯不。，對觀：「夜深了’我們回规！」 

唐尤麗幫他收拾杯子，熄了燈 • 就一起走 MM o 回宿舍的路上，要經過一®大操場。 

在路上，唐尤麗舊話重提：「我說，北方姑娘有甚®不好？我的功課是差了些，比不 
上你才子、教，但其齡面也不 Msssu 人。地問。 

「你只是英文差一點，其他各 PWj 課都挺好釀。剛才你弓 I 用崔駕駕的詩句，就很有自 
己的雖，這方面，我還得向你學觀！- . 

「你不要開我的玩笑了！」她裝成嬌嗔似的，打了一下他的肘部 J 其實，我倒是家 
學淵源的。我爸爸是師範學院的歷史致授’我媽媽原是中文系講師，前幾年她因身體不 
好，退休了。我哥哥是科哩！」 

「原來是滿門士子，失敬，失敬！」 

「 Sfcg 我不爭氣！」 ■ ，「不過，我 m 孩子，學問 I 點 til ® 不要! « j 

走著，走著，不知道甚麼時候唐尤麗把手攥在他的手臂上。 

陳 m 發覺了，心想：■不客氟怎_ ?但 fax 不好意 sm 開她的手。 

見他沒有特別反應，她竟得寸進尺，把身體緊緊挨在他的手臂上 。 

「你怎麼啦？」他不能再遷就了，要把她推開 c 

「範你是從香港來的’思想那麼封建！-她仍然緊緊地攥住他的手臂，「到處是那麼 
漆黑一片，你竟如此鐵石心腸，全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 J 她咯咯糧聲笑了起來》 

他沒做聲 • 心想：「你這頑皮的丫頭，原來是有意捉弄我的！」他心中乜鎭定了下來。 

(三）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批批地發表，報章上刊登了胡_ <我的自我批判>， 
以及不斷發表大量揭發和批判這個集團的文章。至此，已普遍弓 I 起人們的高度重視，而 
人們對這事件的議論也多了起來* 

陳曉乾能堅持蘇厚永教導的原則：在政治問題上表態時，要按照黨報的口徑辦事 '所 
以他每天都用欄讀報章上的文章 C 

一天晚飯後，宿舍發生一場辯論，一方爲何家昌和江一平;另一方爲黃有爲和趙水生 * 

「胡難團批手無^ fiwcA 、作家，\他們賜對現 
實不滿而已，哪能算得二反革命分子妮？」黃有爲堅持說。 

「他們所說的 r 宗派主義』、『封建潛力』，是存在的嘛！毛主席也教導我們要克眼宗 
駐義和讎寸建殘餘思想。又怎■他媛攻擊共產_ ?」趙水银著說 * 

「是的，他們是文人，但不是單純的文人，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帝國主義有千絲萬 
縷的聯繫。」何家昌反較說。 

「難道只有槍桿子才能殺人？」江一平振振有詞地說，「筆桿子一樣可以殺人，而且 
更陰險毒辣，殺人不馳！要不，反革命分子爲何要書寫反革命標語，散發反革命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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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按法律辦事！」黃有爲說，「只要他們的言論不超出憲法和國家法律範圍， 
就不能把他們當反革命看待。可國家的法律都沒有規定，說人家的話是反話而加以定 

動。 _ 

「我們就是要看他的動機，看他的言論對社會的影響。我們的法律具有鮮明的階級 
性！」何家昌下定義職。 

「動 费？你以自己的主觀或偏見去確定 SI 1 人的動機呢，還是以真憑實據？二黃有爲高 
聲地問道 - 「法制之所以重要，就是要避免出現類似文字獄那樣的冤案，雖然明知任{可法 
讎會漏洞。」 

「_社會豬，觀翻雛了！」趙水織，「胡風三十萬言的意見書， 
是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镰，你不發表它，它怎會有甚麼社會影響？而報章刊登這個集 
團的材料，大多是他們之間的來往書信，你不把它們登出來，社會上又有誰人_ ?」 
停了停，他們只不人名利，而贩會經驄不滿的宗派 / j 澡團 】 j 
「你 只_了最 fMJSS !」江一平緊接 _ ，「在我■家，雛會不猶 
麼人呢？是地主、富農肝，反革命肝和國民黨總，是我們的敵 A !至^搞宗派， 
一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高崗反黨集團就宗派政治集團嘛！ J 

「你這樣說，未免是小題大作了！」黃有爲反裝說，「你說©們班有沒有搞宗派的人 
呢？」他嚴厲卿丁著他。 

江一平的眼光退縮了一下，但稍作沉默後，他突然粗聲地說：「有，就是那些對班會 
安排工作不滿的人！」 

「哈 哈！」黃有爲大笑起來，你當自己是個甚麽大官！羞死人，真真羞死人！ 」 
這時，響起了晚自修的鈴聲，何家昌和江一平冷笑著回他們隔壁的房間去了。 
想两赌二天黃昏，何家昌以團支部委員的名義找陳曉乾談話。 

「你對我們昨天傍晚^辯論有何看法？」何家昌開門見山地問。 
r 既然有不同的看法，把問題鑑命青楚，很有好處嘛！」陳曉乾說。 

「我$是問你辯論有甚麼好處，我是問：你站在哪一邊？站在黃有爲那邊，還是站在 

腿他表態。 

看到何家昌這®神氣，釀乾有點氣忿起來，硬邦邦地說：_我是站在黨中央一邊。」 
何家昌討了個沒趣，面色變得非常難看。過了一會，他嚴肅地說：「我們幹革命，不 
能不驢行動， MS 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是不應該保掏彌，而應麟而_ !」 
聽見刪翻的口吻說這番話，陳曉乾動腦火，他不甘示弱 職：「我 的態度 
點，已鮮明地表現在我登在黑板報的文章上，你看過了吧？我認爲，臟報是上級佈置 
出的，它的作用和影響比起三兩個人在房間辯論要大得多！」 

何家酸然$讎沒有給酶報龇判文章，也沒有看上面贼章《 

何家昌繃著臉，沉默了好一陣子，後夾， ffe 忽然沉聲地說： 「目 前，揭發和批判胡風 
反革雜團时麯正在深入 * 全國各單位都咖緊進行組織清查工作*在我 ■ * 像黃 
有爲那樣酬風的讓論產生共鳴的人，就不是個別的 c 現在，黃有爲和趙水生正在寫檢 
討，明天下午，團支部開會批判他們。」然後，他咬了咬牙關，用命令的口吻說：「我代 
表團支部，要你交待書。因爲，據我們所知，你在香港時喜歡寫文章，回來後也 
寫了不少詩歌和文章在報章 SSS 上發表，很可能自覺不自覺地與胡風分子建立了書信聯 
繫。寫好後，交給我吧！」說完，他就大踏步顯了。 

如果是在半年前，他一定會樹辦知所措=如今，&蘇厚永的指引下，他已經學會 
了處理政治問題的本領。何況他還有寇蓮娜這座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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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午上完兩節 <文藝學弓|論> • 卜雲宣佈全體青年團員留下來。陳曉乾看見黃有爲也 

陳曉乾麵兒悶悶不樂麵學校的小食店，要了一碗肉總 a , —邊吃，一邊看當天的 
。忽然聽到有人叫了他一聲* 

他觸一看 
r SIPIP 同志！ 

「坐 ，坐下。」笑容可掏地示意他坐下，跟著她面對著他也坐了下來 
-你要吃甚麽？」陳曉乾趕忙問。 


原來是系黨支部割 asiw 
j 他客^了舰° 


饿自己來 。• 她轉身對服務員說 
高菲菲今天的打扮和往常一樣：白 ; 



樸素大方 


mm ? 完全雛了 as 的生活了吧？」_綱_問他 
基本上習慣了幻 





M imm 答她 

你表現挪> 

銜港触 。 」 

麵！」他嘴巴雖 ©1*1^ 


雜步 0 辦們臟織你 。 大家都認爲你 SIS 


d 裡腿樂滋励 


|黑板報，是全系最好的，文章我都看: 


寫得都很有說服力嘛 


提起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他忽然想起一 f 牛事，便問道：「高菲菲同志，我想請敗您 
d 牛事：判胡風反革命集中，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寫交待書？」 


不，」了頭，有點奇怪地反問 


你腿每個人都要寫交讓馬？ 


「我不清楚是否每個人都要寫，但何家昌昨晚通知我，說靨支部要我寫一©交待書。」 
r J 

「 ftk ^ 寫過文章，可能自覺财自覺地酬厘汾?有通信繼。」 

「這是胡來！」她溫文的臉孔上現出一》怒意。「你不腿會他們,待會我找他們去。 
「他憔在正在教室開批判會《」陳曉乾順口說了一^3。 

「_儈？批灘牙？」醒乎更魏驚。 

「批判黃有爲。」 

■判他？」 

「前 天晚上，讎何家昌辯論胡風的問題。他認爲胡風只是搞宗派，不是反革命分手 。 j 
「那也不麵便開批判會騎！」她說，「只要不是反黨祖會主義，對於思想認識 
問題，麵 S 暾育的問題，何況黃有爲是位華^生！」 

陳曉乾沒做聲，他覺得像高菲菲歷的黨員幹部，是通情達理的，有 S ® 思想問題， 
是可以向她匯報的。 

高菲菲匆匆吃完米粉，站起來，對陳曉乾說： 「我 先走，以後多些聯繫。」說完，她 

»一下子就離開了。 


晚飯時，卜雲走過來，對陳曉乾說 
吃 — 馬？」 





我們到外面六角亭 


陳曉乾把菜讎飯碗裡’跟卜雲走到六角亭來。 

「高 is ? 同志劂才告訴我，何家昌擅作主張，以團支部的名義要你寫交待書，這是 




o 我們已擬了他、■了停，然娜「其實團支獅赖有授權 
r 要賺侧尼？」 

「他可能是神經過敏。」 

但卜雲搬有凝。 


他大可以先向你 ( TBI ^ 牙！」他覺得卜雲有點偏担何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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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會，她說： r 你通過蘇厚永交來的入團申請書，我們看過了。我們團支部歡迎 
你這種要求進步的表現！」她送了一口飯進嘴巴，阻嚼了一會’嚥了下去，然後繼續說：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先進青年組織。青年團員要忠誠於黨的事 
業，做黨的好助手，做青年的表率，所以一定要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對_ 
你這種學習纖優翻司學織，■又収專。」 

這_對陳曉乾來說並不陌生，因爲蘇厚永就曾對他 ssa o 
「此外，你還要寫 一» 自傳。自■內容包括從七學歷稱 
主要社會關係，也包括個人的思想認識，主要剧青年團的認識。寫好後交給抛子了 。 」 
陳曉乾點頭答應。 ：’: “ ; v . ; ? 

然後，她的表情柔和下來。「你在香港住在哪裡？」 

「九陳磡》減？ “ 

「香 

厂那是半山區高尙住宅區 。 你家一定很富有。 

她點了點頭。 

「你真不簡單。_他欽佩地說>「艘是不3來牌，就連甚麼 g 青年團也不知道哩！ 
「各人的經歷不同，思想覺悟的先後也就不一樣， J 她和氣地說，「不過，大多數人 
終究會走我»」 

他平時覺得她過分_，女吟才發現，談開了，她還是挺隨和的* 

吃完晚飯，他回到宿舍，房間裡只有黃有爲一人。他的臉&並不好看。 

「吃過晚飯了嗎？」陳曉乾問他。 

「嗯 。」讎了一聲》 

「不到外撇散步？」 

黃有爲沒有答他。沉默了一會，他忽然嘆了一口氣，粗聲地說：「估不到發表不同意 
見也有罪，乜雖開#&判！」 

「誰樹比判了？」陳曉乾裝著不讎口 

「還不是那天傍晚和何家昌他們辯論胡風問廳的禍！今天下午被批判了！ J 他滿腹 
牢騷■’「誰也不會猶自己轉越，以■队’ ^^«不籠？」 

陳曉乾早就覺得，黃有爲過於鋒芒畢露，並帶著在馬來亞時的舊腦筋來看 7 待這裡的事 
物，所以是很吃。出於同情心，他拍了拍他的肩膀，關心地說：-算了，以後有甚麼 
意見’妍飄便發表，»_要慎重。」 

黃有爲似乎覺得陳曉酬舌有理，就點了點頭，不過他又說：「何家昌洩私忿，這是 
意料中的事，但卜雲竟助紂爲虐，太不應該了！」 

「呶，又說這等話！ J 陳曉乾立 BP 制止他。 

" 研是 * * 他們才不妍罷手。」 

-算了！不要再提這些了。」他聽到有人走進來。原來是何家昌。 

_你現在有空嗎？」何家昌表情不大自然乾說，「我們一起去散散步吧。！ 
•有甚麼夢馬？」陳曉乾冷冷地問，「你傾團支部找我媽？」 

「不，」何家昌苦笑了一下，「我個人想找你談談。」 

「我沒空，我要趕著出批鋼贩革命集團的第二期黑板報 。 」 

「那……」他口吃起來，「那我就告訴你，你寫交待書，現在不用寫了。」 
rase ?」 gaafr * ，陳麟餘怒未急。 

「唔……」何家昌咬了_唇，費了才:「算是我_不對。」 

• 因 沒理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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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諜影幢幢 

(—九五五年七月——九五五年十月） 

批判胡围集團的高潮已過，然而，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 <關於展開肅清暗藏的 
反革命肝 rms 指示 >，穌指出： 一 AE — 贩革命麯雖然取得了舦的成 
績，但對少數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沒有來得及揭露和肅清。隨著生產私有制和社會 
主義建設的大規模開展，混入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中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加緊了他們的破壞活動，這說明開展一場肅反鬥爭是十分必要的。指示提出了毛主席的 
「提高曹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和「一個不殺，大部 
不捉 J 的方針。指方還規定了肅反工作分四批進行。 

由於肅反工作主要是黨政機關從組織上進行內部清_藏反革命分子，而且要細水長 
流地進行，反而對一般群眾放鬆了，因而停頓了一 ( B 時励周末晚會，又得以恢復舉行。 

陳曉乾負責搞了兩期黑板報，忙了一陣子，今晚趁周末到大禮堂去輕 B —下。 

他堂門前■唐册她熱働了聊，並_地推* W 手魅了進去。 
「你一 (0 人？」 

「那天我不是告訴過你，■汪達生的交際已經完結了嗎？」 

「原 來是真的！爲甚麼呢？」 

「真 I 言難盡，以後才告 I 斥你吧！」 

他這次和她一臟了兩期藤報，又有那天晚上挽手臂之情，兩人已十分麵了。他 
麵' 她麵心地善良和十通和的姑娘 * 雖然鹏浪漫*撕贿分 t 從那天對纖 
娜度 * 就可見 一®° 

隨著第一個舞曲響起，她不待他邀請，就把他推進了舞池。^{3*^舞來，表現得十分 

綱，麵不放蕩， • . : v ’ V 1 1 

她忽然笑了一聲。 

看見她笑得很甜，他奇怪地問：「你笑甚麼？」 

「我突然想起 H 牛十分好笑的事。」笑得更開了。 

「事 ， 可以告|御馬？ _ 

她往周圍看了 一眼，然後地說： 「我 十三歲開始發育時，有一天我發覺我哥哥偸 
看找洗澡 。J 

他聽了 jmae ，乜覺雛笑。臟航現個齢想 ea 件事，並織他！ 

”那麼，你怎藤他呢？」 ^ mmmm « 

—我當時裝作不知道，有意讓他看個夠《」她雙眼^媚了起來。 
r mss 要這觀？ _ 

「爲 了滿足罰贿心。」她大方職，「我調比 a * 四歲，自小。」 
r 你不怕他，_鞋控制？」 

r 所以 * 獅子翅後 • 就從膊房絀賴他，告訴觀准■一次，砰爲例 * 
否則我總^ i 。観關然動不敢了，但更疼餓了。不好笑？」 

「你真是一®別具一格的女孩子！」他對她大 ! j 識賞《 

「是 嗎？」她側著頭， 「你 喜歡這樣的女孩子嗎？」 
r s » t 有這獅一«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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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讎……」女艮， 

「不，千萬別誤會！」 * 「 ap « • ■意有 一 
個這麼奇特的描妹 。 說真的，我多麼希望有一 f 固妹妹！」 

「 f 織我做你的妹妹好了。」驗，姬鱗占在励肩膀上。 

他忽然見到桐麵棚燁，她傾到他，向他點頭微笑。 

舞辦了下來*讎唐:《編_到原位 。 

桐嘻從另一逢。 

「許久不見，醜十邙巴？」她熱■向^12伸脾來 。 

「 m 子'〜 陳曉乾和她_腿手。「有點兒忙。你呢？」 

「可以說很忙。」她忽然看了唐尤麗—银，問道 •• 「這位？ _ 

「讓 我來介紹：這是我們班的唐尤麗同學；這是生物系的林 ^ 嘻同學。 j 
正談間，只見汪達生朝唐尤麗走來 9 唐尤麗急忙對陳曉乾說：「我先走了，我不想和 
狀交際！」 

「不 要怕，我讎尔。」陳曉 ㈣ 。 

「不， 這人極不老實，我不想見到他！」說著，她匆匆地離開了。 

汪達生來到陳曉乾旁邊，纖一笑，想和他搭_的 。 陳曉乾沒有理睬他，把頭 S [ j 開， 
跟桐瀋_ o 

舞樂響起,汪達生上前請桐者跳舞，但桐嘻裝著沒有看見,卻扶著陳曉乾的肩膀， 
輕讎著他向舞舞0 個 ■ * 他轉向前面一&單身女同學趟去。 

「練沒有寫詩吧？」桐《&*地看著陳麟的臉孔，問道 。 

「沒 有。」他答道。想了想，他笑了起來說： 「詩 主要是言情表志的，沒聽說過把詩 
作爲批判的武器。用詩的形式去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尤其沒有必、要。」 

「臟爲胡風他們是反革總團嗎？ j 她問 。 

敏感問題，今盡情娛樂，不談它觸？—麵力避開她尖_目阶 
「難道不可以一邊輕舞，一邊討論這個問題嗎？」她沒有_他，只是提 

「你 不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讎於忍不住，反問一 ^ 。 

「怎麼不相信呢？」她認真地說， 「正是 由於我相信中 g 共 產黨，我才關心它，愛護 
它。我認爲，對黨只是歌功頌德，文過飾非，絕不是真正愛護它的態度！事實上，我們 
作爲中華民族的一^，也有權監督它，使它更好地領導中國走向繁榮富強。_ 

她的話是無可厚#的 。 

她繼續說：「我們的革命前輩，包括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員在內，爲之奮鬥犧牲、夢 
親求的理想是麵 g ?腿要粒 H 0 繃人剝削人、人 EfiA 的社會。」她輕輕地 
i*r 一 口氣， mmm - 「我同意 * 不是我 _ 你 ， its 
你_我' »謂尔不專_政，臓會專你的政。但是 > 對於朋友 * 

甚雖於顯■有朋友，我們定要觀麵？」 

陳曉咖纖指的是胡風他們。 

「我 們已經掌握了政權，麵該寬容些=把朋友嚇跑了，是會失民^釣。這樣的歷史 
麵還頻？」她鱗深長職。 

他鞋思著：從■上看，全正確，然而，具體職，妍纖。綜觀古今 
中外的歷史，任何一個掌權人，即使是較開明的，都不能容忍別人向他(以及他的集團） 
的權威挑戰。今天的共產黨不是比前人好得多了嗎？ 

「你 不纖尼 ？」^ 

「還要更寬容嗎？」讎，「我們只是要他們寫檢討，只是批判他們罷了，既沒有捉 

第44頁 



他們坐牢，更沒有殺他們的頭《古代的封建王朝能做得到嗎？國民黨能做得到嗎？」 

「關於你提到的問題，首先我要說的是：如果他們真的要推翻我們的政權，不捉不殺 
他們，自然是寬大了。但是，他們只是 一/ J 揚老弱病殘的書生，我根本不観他們有坐 
天下的野心，由中央親自發難，把這件事搞成 MS 政治運動，把他們稱作反革命分子， 
不僅是沒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 

. 陳曉乾看見她有點麵，臉頰泛起一陣紅暈，少女的顯青春氣唐祖無遺。 

「欺，■與封建王朝和國民黨相比® mra 題，纖爲大前。_當絲 
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仍然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但它們深知，容許人們批評甚至謾 


罵政府並不待從根本上危害其政權，所以在憲法上充分給予人民提出反對意見和批評的 
自由，當然他們也有不接納、不理踩的自由。我們可以限這些國家比，而不能跟古代的 
封建王朝比。不管承認不承認，資本主義事實上正® CS ± 會主義競賽。因此，從長遠來 
看，樹立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肯定會弊多利少，胎害無窮！」 

a 翻 s 不能不使撕服0但是 * 正當他想要問她 * 樹*^攏酿將來有， 
鄕戛然而止。 


到下 HB 觸，林/】^#再次主動和他跳舞，但她卻隻字不翻 IJ 才的話題了，因此他也 
不想再提起這個問題。她轉而和他談論文學藝術的問題。她的學識如此之淵博，思想如 

_乾爲找佩得五體舰。 

舞會結束時，林 /J •對讎：「我曾考慮組織一個詩社，聚集三五知己文友，定爾 
詩論文。但苦無良伴，如今雖認識了你，惟你我二人，尙嫌人數不足，希望你 tg 費心物 
色一下，女响？ J 

陳曉乾覺得她的主意甚好，於是就點頭答釘。 


(二） 

# 

陳學年考試中，再創全優繼。蘇厚永亦能類雖。 MSI 大部分功課也得 
優等成績，但英文卻降了級得「良」。張妙婦和申紀夏名列榜尾。申紀夏上學期考試時已 
是最後一名，原因是基礎差，學習方法不對頭，也不太用功’加上思想不太開朗’曾要 
求退學分配工作。卜雲的政治課得優等成績，爲她保存了黨員的面子，但英語的成績 IIJ 
由上學期的 「優」， 下降到了 「良 J ， 作爲香港英文女書院的畢業生，這是沒道理的。不 
過，不管怎麽說，這清楚地表明，這學期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 
工作，對黨員和團幹的學習，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這次麵_港度假前，挪樣，專門找臓舌，只是 
和他談了幾句，叫他按時回校，並托他買一本英文原著〈傲慢與偏見> o 


回到香港 • 陳曉乾發現丹芷似乎成熟了許多，也樸素了許多， 

以前’陳曉乾以爲自己已經徹底了解了他的丹正姑姑）他和她自小一，一起生 
活，所以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從她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中，看出她內心世界的活動。現 
在 * 他突然舰 > 她有另方面 * 是他從前沒械分注意到的1那觀 > 她具有一種 
異乎常人的預感性。 

陳曉乾問她：「我寫信問過你，你說的『萬轉千迴瀬下床 J 是甚麽意思？但你卻一直 
沒有回答麵個問題。現在，你可以告_ 了吧？」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已皤然改正了嗎？又何必再提呢？ J 
「難道你有甚麽事是不可以告訴我的嗎？我是應該爲你分憂的。比如，」他想起了寇 
蓮娜對他說過的話，「你要找怎麼樣的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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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assKssasaa 個問題呢？ _你不_鹅不準麒人嶋？」她搞興 
臓 。 

「這怎麼可胞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正常的現象嘛！」 

— 那你爲甚麼又不找個女朋友呢？以你&■牛，在大學的集體生活中，麵尔就找不 
到合心意的人？」口吻問。 

「的確還未找 a ，而且我也不_ !」 

「臟你不想我，離_是■找呢？」 

他不禁默然 。 . ，./ • 

「不 - ，你織懸會改變主意的° _姬跟纖。「猶有讀過高獅哲 
腿，你走了以後，■看歐思_《炫哲學>，略知一 _物主義的原理， 
其精髓則體現在『存在決定意識 j 這句話中。根據這個原理’你的思想不變是不可能的。 
你細想一下，在你的眠光中，你是否對香港的一切赃越厭惡呢？」 

他想了想。的確，他現在覺得，就連香港的工 APg 級與內地的工人階級也有很大的差 
異。那天他在天星 / J 、輪上，麵年輕工人，在大模大樣地看一本黃色雜誌，就感到 
十分刺跟，但在回內地隐書前，他對這種現象是習以爲常的。對丹芷，他也開始 
感到，她在衣著上和生活習慣上有些不驅之處：那天酬火車站接麵，穿著一雙半 
高跟鞋，他就覺得池有點氣。不過，他並沒有產生^她的思想， mm * 如果她 
回內地生活，她是會很決跟上那裡的鱖必 。 

她停了 一會，讓騰好■想，然後艇 ■ 腿，插港，人們不會因爲你改變 
了看法，而去遷就你，就連^愛你 k 爸爸，也不會爲你之故，不穿西裝上班，而穿上 
中山裝。你說過，內地的女性，穿著束腰的藍色幹部服，很有點巾_英雄的氣槪。但是， 
如果我穿著.报视縦街上招搖過市’糙翊成了個怪人！說老實話，我現在 
還看不出裝有甚麼美感。這傾傲叫做 r ㈣ 赖意識』吧！二 

多麼撤狠力啊！丹] iEl 觀乎尋常的預離，陳曉舰_確沒有綱《他更碰 
她，更尊敬她了。 

然而，她沒有等他發表意見，又往下說：「你也許會問：你到英國去讀書，思想也 一 
定會變化了？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爲甚麽我做了幾次夢，夢見和你一起&英國留^^ 
原因，如若我們在一起，思想要變就一起變。但是，我自信自己與眾不同.你也知道， 
我雖愚、鈍，老師們都說我在學習上有_不捨的精神，我把這種精神管叫做黏附性，即 
#効 adhesion ^因此.鹅不大可能有_的、 

她的最後幾句話，使他甚爲感動，也甚爲擔心。他不禁衝口而出：「姑始，你甚麽都 
可以不變，賴男朋細標準一定要_ !」 

聽了他的話，她的眼眶立刻泛紅起來，姗了開去。 

「你斟變，我也不會撕！」他忽然像倾^•樣， 

「看你！」她轉過臉來，不._毛上的淚花，淀開笑容，慈愛地說 • 「你長大成人了， 
mimmmm • 向 ! j 

八月中旬，丹正接到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入學通知書 * 他們一家人自然十分高興 。 離 
開前，兩人少不了依依惜 si 在陳曉乾心中，突然產生一陣莫名的空虛感，丹芷強忍著 
眼淚，告另《 了陳曉乾和他爸爸，登船 Ki 了 • 

(三） 

開學第一天晩自修時間，系鼓部在系會議室召開學生團員麵幹部會議 • 陳曉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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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部，自然蚰席了 》 

會議由系黨支部書記 iSIP # 主持。她分析了批判胡_團以來的政治形勢，指出：胡 
贩革命細■共產麵土會主義的活動，並不 saia 的赖，而■表一_藏的 
反革命分子向社會主義反^逆流。前個階段以來，社會上出現各_論，都是與胡風 
集團互妍應釣。她根據上級的指示宣佈：批潮風反革命集團已告一段落，今後要全 
面開展^扎實實的群眾性的揭發和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並對 at ? 階段的專案工 
作，進後落實。她號召雜團員、班幹部 ， iismmm • 對 一 w ^ w 人和事， 
積_行檢舉、揭發。 

陳曉乾覺得，檢舉揭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與自己關係不大， a 爲他在內地沒有甚麼社 
會關係。當然，林曾對他講過一些與眾不同的話，但他始終認爲，她的出發點是好 
的，而且她向自己吐露心聲，證明她把自己引爲知己，他能夠忍心去告發她嗎？他倒覺 
得自己有責任去提醒她，不要隨便公開發表政見。 

讎於沒有揭發 ffisj 人。但當躺，卻看雖一平麵寫了好顏檢_ 
發材料。■想那■额有爲、齡生和申紀夏等 A 6 W 料。 

陳曉乾問蘇厚永有沒有寫檢■發材料。 

-黻有呢、蘇厚永說。「也不,可以煺!」 
r 同志不是要我^^听動讎嗎？ J 

「立 BP 行動起來的意思，就是從現在起，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蘇厚永答他 ，「並 
不等於要立刻寫出檢舉揭發材料。我們不是腿截工作的眾，只能從別人的一言 
—行中规斤，所以需要舰腦筋。 im ■是，我■僧真重,題要看實觀！」 
「如果我們的行動太過緩漫，會不會給反革命分？^了呢？」 

" ■怎麼# U 尼？」蘇厚_ ,「你可能不 am ， 我國的戶口制度鞋世界最嚴密釣。如 
果你進城過一夜，就要到當地的派出所報戶口，如果超過三天，你就要得到學校派出所 
的介紹信。」他歇了歇，放小了嗓門說：「根據中央的指示，在今明兩年進行內部肅反工 
作，可見這工作之艱巨 《 急是急不來的。」 

既然水長離遞，當獅雜突擊了，陳麟爐安心下來了。 

第二天下午，陳曉乾上完課走出教室，系黨支部組織幹事兼系行政秘書都光燦在門口 
叫住他，說外邊有人想向他了解一 f 牛事，現正在系辦公室等他。 

由於陳曉乾是學習委員，與鄒光燦有些業務上的接觸， ^ 權上， 
他問： 「是 哪裡來的人？ 」 
r 他會給你看介紹信的。 

「 介紹信？」 陳曉乾有點納悶起來。但看見鄒光燦沒有反應，他就不敢再問下去了。 
鄒光燦是個轉業軍人，平時還是挺和氣的，工作也很負責，同學們對的印象不錯。 
但是 > 他今天 " 

到了系辦公室的會客室，鄒光燦 SHE 陳曉乾介紹給坐在裡面的一個男子： 「這 是陳曉 
乾同學，這是趙彪同志…然後他對趙彪說：「您遣便吧，我失陪了。就走了。 

那麵三十出頭，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十分精明的漢子。他打開公事包，拿出一 
封信，乾，紹信。」 

陳曉餅開一看 * 上面蘇： ' 

腑紹廣州市谜局舰同志到你處> 了露眾反映事宜 • 舒齢_« 

雌 

陳曉乾同學 

中國共產黨 S 大學委員會組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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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破局」三個^ _ 「生砰作稅事，夜糊門也不驚」， 
然而，正是由於自己一《清白，現在公安局竟然找到自己匾上來，他不免有驚恐之惑。 

「是這樣的，」趙彪拿出一包香煙，抖了一支出來，點著了，兀自抽了起來，「有一 
件事，想向你了解一下。他頓住了’又抽了一口煙。 

°儘，識胡 asm 雜團有關？ 

「體纖奕滔瑪？-纖看麯的臉色 ( 

" 袁奕滔？」他似乎聽®!個名字，但，又想不起是誰。 

看見他苦思苦想的樣子，趙彪啓發讎：「你去過金星台吧？」 

「金星台？」他雛茫然_子。 

「在中華路的金星台！記起來了吧？ j 

「噢，記起來了！」他如釋重負，「那是去年七月，我們幾個從香港來的同學剛考完 
大學入學試，跟了李詹美同學到他住在金星台的表弟家，在那裎住了一個晚上。一他頓 
了頓，忽然大聲地說：「對了，他的表弟就是叫做袁甚麼的！」 

「叫袁奕滔！」趙彪嚴肅地補充說。跟著，他用力地吸了一口煙，邊吐邊說：「據群 
眾反映，去年七月有一段時間，有人聽到從他家裡傳出像是發報機的 r 滴咯』聲。你到 
過鏡裡，有沒有_雎可_粞？ j 

「沒有°」他意識到铕關案子，心一慌，口吃糧：- ㈣ 是三四個 
人在 一 ffi ，_鬧鬧的，沒&意到甚麼。」 

「你那幾位同學，現在都在哪兒？」 
r 他們都沒有考上大學，所以都返回香港去了。」 
r 你以後辆■袁奕纖嗎？ j 
「沒有，麵他棚。」 

「陳曉乾同學！」趙彪的語氣嚴峻起來，「爲了黨和人^利益，你不要有甚麼顧慮。 
用心想想，看看有甚麼可疑之處。」 . 

他苦思苦想了一會，突然想起了一 f 牛事，於是他說：_是了，那姓袁的青年，譯了幾 
篇歐亨利的短篇4澈，打算寄去出版社，爲了附寄原文，他用打字機打字。當天晚上他 
還要我們教他打字呢！」 

「用打字機打字？」趙彪有點不理解的樣子’「中國人寫的東西，還要翻譯？」 

「那個 f 乍家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 。 」陳曉乾急忙解釋。 
r 你不識的嗎？」 

「他不 sam ,而是叫歐亨利 。 」「歐亨利」三個字來。 

趙彪顏観不好意思。跟著，讎了轉 k 珠子，問道：「是普励打字機嗎？」 
「■’不過很舊了。」 

「那册？自己 _?j 
「刪昔獅。」 

尼？」 

「這，」陳曉乾想了一會，「讓我再想想。」 

「嗯。」趙彪丟掉煙屁股，拿出筆記本和鋼筆，大略記了些東西》「好吧，不妨礙你 
學習了，我們就談到這裡吧！」他站了起來。「請你回去再從頭到尾仔細回憶一遍’寫成 
書面材料，交給鄒光燦同志，他會轉給我們的。」驗，他就走了。 

_宿■路上，《^飯_程中，_紐在想遞問題：記得袁奕*§，打 
字刪音獅 t 但從哪裡借卿尼？他，想不赃$他一定要想概1因爲疆繊 
袁奕滔的政治前途。直到晚飯離獨自到荷花池畔散步，才想起來了。他記得，袁奕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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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那獅從市郵朋友離 《 

他花了整個晚自觸間，才把材料寫好,簽上了名，第二天上課前把它交給了鄒光燦。 
這時，他才放下了心頭的一塊大石。 

(四） 

中午，陳曉乾順 J 络經^校收發室，拿到丹正從倫敦寄來的信。他忽然想起中文系的 
李炳權來，以前丹芷寄來的信，多數是由李炳權捎給他的。但這些曰子來，似乎沒有見 
他東 h 課，可能他已返回香港養病去了 。 

丹芷的信很簡單，大略講述一下她入學的情況和感受 。 她表示今後會經常給他寫信 。 

下午，全系學生到市裡參觀一®反特展覽會。 

其實，這個展覽會不只是反特,它的主要基調_對暗藏反革命分子。它分爲三部分： 
—是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和照片；二是有關本省、本市近年來挖出來的暗藏反革 
命分子的材料和圖片，他們多是在工礦企業當一般幹部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這些人散 
佈反動言論，攻擊人民政權；三是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台灣情報當局，派進來進行破 
壞、收集娜和發展組織的特務分子的材料和照片 。 

最後一^分材料使人觸目驚心：那些特務分 f 有的在國慶節群眾集會的廣場上放置定 
時炸彈*有的潛進黨往食水碰毒*働廳爾 > * 細到處活動 * 

收集我軍事、政治、經濟等各種情報。尤其使陳曉乾感到吃驚的是，那些特務幾乎全部 
是在香港 ， mnmmmm ' 澳門受訓的。 

陳曉乾這才知道，原來香港是派進中國大陸的特務的大本營！想到自己來自香港，想 
到 w 幾天公安局來向他了解袁奕滔的情況，他感到惶恐不安。看來，中央發動肅清暗藏 
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不是沒有根據的。當然，在他看來，胡風分子應該審査，但不應一律 
趙反革命籽。 

歴問 sin 在麵子中候，一張十十^^照片 ， mmmmm 
簾，縱了麵月的李顧！照片 t ® 有一灘月：十九歲， 
一九五三年在香港加入美蔣特務組織，接受特務訓練，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學生身份考入 
S 大學中文系。 一 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李炳權以學生身份作掩護，利用假 
曰和課餘時間，收集我軍事、政治、經濟清報。 一 九五五年五月以來，李炳權裝病不上 
課，更地進行特務活動。一九五五年六月底，被我公安機關破獲，迦離*案 。 」 

陳曉乾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W ,然而，照片上那怯弱的模樣，_默的表情，分明就 
题，況且，文字又寫得那紐明！ 

「怎搜樣？意舰？ 」 蘇厚永用肩腿了一下鋪木然的隨乾 。 

「是的 。 」陳曉乾彷彿從夢中驚醒，用手背輕經擦了一 TI 則》 o 「怎麼會這樣的呢？ J 

「怎麽不會呢？」蘇厚永意味深長地說，「在現實生活中，比這個更出人意外的事還 
有理！」停了停後，_續說：「李炳權來自香港，他當特務是比較容易令人相信的。但 
是有些人土生土長 ， 外表老實，在我們身邊，也可能是特務呢！」 

「真有這_人？」陳曉乾動吃驚，「是麵？」 

「回 去才告訴你吧。」蘇厚永微笑地說， 「現 在好好參觀，本周還要安排一個時間討 
_尼。」 

陳曉乾才不再問，但他已經無續細看了。 

在回校的路上，陳曉乾再問蘇厚永：「剛才你提到的事，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總之不會是你。_蘇厚永看見讎麼緊張，就說了這句悄皮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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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會是我！」他苦笑了一下，「如果是我，你怎麽會職講這些_?」 

「不 過，你是 mi 個」 

陳曉乾不禁愕然：「我認識這個人？ j 
「而 且還經常和這個人接觸！」 

這下子，麵乾可驗得了。 「這 個人 5 SSW 牙？」 

「你不妨先想想。」蘇厚永還是不告訴他，「我要考考你的觀察力。」 

思苦想：是咏 J 韻？ ■幾天園裡看 W 6 :而且，他怎也不 
會相信， JMMS 才華橫溢的女學生是個特務 c 
「是我們系的。」蘇厚永把範_小了。 

「我 們系的？」，陳膽■從本 TO 學生想起，年級、四學生，結果 • 
沒有一<0人失縱。至於一年級新生，除了幾位香港來的學生之> • 其餘的人他都不認識。 

他燃想起一個早艦問的問題：「解舡？ j 
r *SO> j 

範圍再又縮小了 《 爲甚麽他沒有想 f 嫩工呢？本系雖有四十多名教工，但與他有雛 
觸的不到十人。他覺娜賊可以想出來了。 

他縣書言3^_系船室秘德顏想起》但他們今天還聽。 irn^rn 
了自己 一聲： 傻瓜，怎麽可能是這類人呢？瞧是多此，。 

於是，他又從教師中去想 • 首先想到本班的教師：教精讀課楊上語法課的陳 
教授，今天上午還上他們的課，上文學作品閱讀課的阓教授，以及上英美文學史的張教 
授，這個星期都有上課。他想到一年极的班主任范書臣，近來不常見他，但他不可能有 
問題，聽說脈在麵爭取入黨。系主任馮靜宜教授？不可能，她是有名的書呆子，從 
不過敵治 * 也不_■縣哨- 

「你懸了吧？」他對蘇厚永說， - 我把纖働教工都——對過了，沒有是可 

* 

「織對過了？ j 
_舰！ J 他份肯定_。 

「腿， 有 HS 人你忘 Jd 了，」鮮永我們系贿字員》^» !」 
「原 來题！ J 他沒有綱爲他絲 SSfB 小人物，他麵轰，人們 
逐渐}了。 

疑過他 * 只是後來把他忘記了。 

「我 不僅細^事，連李炳權被捕的事，我早就知道了。蘇厚永神秘^了 
■，- 卜 0 

r fig * 讎5告_，- . 

「我 告訴你消息，你就好好地聽，最好不要問來源 》 」 蘇厚永用往常的口吻說 。「到 
適當_候，鯓告訴_、慨和往常一樣，_，： _你不要® k 別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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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天涯芳草 

(— AS 五年十月 - 九五六年一月） 

㈠ 

今年的麵節麵活動，比去年隆重得多，這也許是肅反運動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取得 
了勝利之故。九月下旬，各主要遊行街道都已建好了牌樓。 

參力卩遊行隊伍的操練，從開學就開始進行，平時用每天下午的文體活動時間，到了九 
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曰，用整 fTF 午進行預演《 

由於陳曉乾是學校游泳隊的主力之一，他被編入全市大學生體育隊的遊行隊伍中，分 
開進行纖， 

十月一曰那天，全校參加遊行的師生於凌晨四時起床。吃過早餐，五時徒步出發到越 
秀山體育場。五時四十五分抵達體育場後門 • RR 到處擠滿了等候入場的各單位隊伍。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中國黨政領導人的肖像牌處處可見。 一 直等到七時三 
十分，他們才進入體育場，在規定的地方坐了下來。 miE > 國歌高奏，由省委第一書 
記作報告。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說明本省在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各條戰線所取得的 
勝利，提出今後的努力方向，號召廣大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再接再勵，爭取 

的勝利《働發言遞《 

接著，各界代表人物先後發言，基^是肯定本戰線一¥來所取得的成績，表示今後 
進一頻備 HS 五《懷的決心。 

^ 省市黨■長走韻前面，跟観辨隊伍，市體餓 

走在他們的後面。 

陳曉乾的隊伍，八人一橫，左四女，右四男， 一 律穿藍色運動短褲，白色運動衣， 
精神抖擻，朝氣蓬勃，按著儀杖隊的拍子，踏著方步，昂首前進。 

« 他搠 * 丈麵員 hi 個侦可愛 > 她們 
面 mdk ， mwm * 眼波麵，實，步醒定，一蒲春氟息 。 

他忽然發現有一名女運動員微微側過頭來，向他打艰色。他轉臉看過去，原來是李迎 
迎，她排在二行❶李迎迎穿起運動裝，更顯得身材苗條，手腳修長，看著她踏著 
方步的擺態，別有一番風韻。他向李迎迎累》«。 

但他観維，李變成了麯員了？他不禁又轉編去，再看她，， 
只見她旁邊的一 f 立女同學斜願通來，與他的眼光相接，她立刻矜持地笑了笑。他不禁一 
怔。那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容貌俊美，明阵暗齒，體態婀娜，更有一點與眾不同 
之處，就是她的肌膚格外白皙，有如粉贐玉琢。他忍不住再看她一眼，她也恰巧再看過 
來，合著嘴巴含笑著。他臉上微微一，立即把頭低下來，腳尖差點兒踩捕面運動員 
的腳跟：卜他立刻定了定神，重新調好腳步，一本正經地跟繊伍前進。 

然而1 * 異難 a °他似鞭沒偷她不是械的 

吧？ 

断結束，隊臟规，陳曉和李 WT 請：「想不_111«1»1員！」 

「我是來充數的，」李迎迎笑嘻嘻地說，「昨天，我們系一個女運動員生了病，今天 
就叫我細替了。然觀價顧問：「怎搜，我不像個麯員嗎？」 

「她也是我們學校體操隊隊員呀！」 一 陣清脆的聲音在陳曉乾後面響起 。 他急忙回過 
頭來，原來是那位粉雕玉琢的女 bp 。這回近看，覺得她的神情與儀態，超凡脫俗，與遠 
看^又不謝目同- ffi * 忙向如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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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這是外文系的陳曉乾同學 ’ 」李迎迎趕忙介紹，「這是新聞系的岑蕙同學。」 

-「怎舰前?」 

厂她&- 年級生 • j 李鍵說 - 

-岑蕙？」陳曉乾搔了搔頭，恍然而悟地說： 「噢， 我想起來了！你不是—期校 
刊上發*(何處痛丘？ >的岑蕙？」 

厂不就是她！ j 李 

r 又一&才女 i 」 « 心想: 「天 觀處《^」 ， ■矮實不差。 

岑蕙再又矜持 一笑：「哪 裡，喔！我只人牙慧罷啦。」她忽燃 ES 氣一 轉：「不 
是有蚊章批纖節」 

_這只是少數人的看法，多數人是肯定的。至於我，貝咄自內心釣欽佩，這可是一首 
浪駐麵現實主義完美册_ !」 

-這裡不是談詩的地方！-李迎迎推了推他的手肘。 「回 去吧，以後寫文章到校刊才 
發敵的高擺！」 

綠同聲笑了棘） 

他 fPHffi 乘車返校。在車上， tiMA 多现，_麟次麟蕙_ ,她都 KS 淺 
淺而談 < 他發覺她有一晚青高的_ ° 

回到學校校園，他們就分手了。陳曉乾經過大禮堂時，看見有些人正在佈置、裝飾。 
他走了進去， RMB 尤麗正在指手劃腳地命令一些人做這做那。 

「喂，唐尤麗，你沒有去遊行嗎？」陳曉乾 i : 前向她打招呼。 

「噢， 是你，我的運動員，你回來了！」唐尤麗嬌聲嗦氣地說。「有甚^鮮的事兒 
要告隨嗎？」 

「有，我涮才認^了岑蕙 。 j 
「岑蕙？岑蕙是甚麼人呀？」 

「&1 JW 校刊登輸顯（何處有香丘？》的作者。」 

「麵漂亮的掀子？」 

「不， 是個冰雪聰朋的美人兒！」 
r _我雜麼瞧尼？ j ■歡望子。 

讎弄她說： r 她有 HS 長得麵一樣俊消的哥哥。」 

「哼， 你又要我打你了！」她嬌嗔 ife 舉起手來❶ 

麟，有人走過來向她請示_佈置，陳曉乾才想起，唐尤麗這個學期當上了學校學 
生會规■部長。 

垢人走了以後，陳曉乾就說： 「我 的部長大人，當了官要更加寬容些，不要欺凌我等 
老百姓啊！」 

「你 ax ’獨對別人一本藤 ， mmmimmmji j 紅唇， 

陳曉乾自感有點忘情了。的確，他在她面前似乎是《»凍的，因爲他們已有了默契。 
「對 不起、 mm . m . ，「因 爲、他忽_聲音壓低：「你不妹嗎？」 

聽了這話，她的一雙媚眼閃爍出無限的 ■ 。她咬著下唇，點了點頭，然後滿懷柔情 
麵：「今晚學校舉行盛大的遊園晚會，你來吧，我陪你跳舞、 

陳曉乾高興地應了一聲，酿了出來，回宿舍去了。 


(二） 

今年的國慶節，節日的氣氛特別濃厚。在市上，到處是牌樓、彩旗，家家慶祝，戶戶 
排筵。這使陳曉乾想起香港的農曆新年來，所不同的是，沒有大人給4嗬們分紅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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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道的紅醜似 • 

餘的晚餐非常豐富 a 有轉生竟 g 備一些酒，歸淺酌起來 。 

晚飯時*鎌婦麵陳曉_餐絲》續* 5 th « 五敝同學娜坐在子 。 
因此，陳曉乾感到挪奇怪。 

席間，江一平向張^大黻設勤，幾次把好菜夾 i 抛的碗上 a 張抄棟面露不悅之色， 
最次， m . mm - 「 s « a 樣好不好？講生嘛！」_大_魚1)^面上。 
江一平討了個 ■ ，駿容獅。 

江一平追求張妙嬌，約起於半年前。系黨匾組織對江一平的印象極好，只是由於他出 
身於富農，入團之事要多些考驗。他追求張妙搏，組織十分支持，卜雲曾親自做過張妙 
婿的思想工作。豈料張妙婦對他毫無好感。但人們議論紛紛：以張妙婦的容貌、儀態和 
學識，舰上江一平錯了，爲何腿一? 

不過，從江一平今天在席上所表現出細勇氣和牛皮勁來看，陳繼狼，假以時日， 
贼财咖 * 何娜有黨支持- 

「吶， J 張妙婿突然夾了 一 塊雞胸肉給陳曉乾，「你不吃吧肉，肉正好給你吃。」 
全桌不禁愕然。張妙婦平日極少银男同學來往， SBS 不多，現在怎麽忽然關心起陳曉 
乾來了呢？最感到錯愕的當然是江一平和陳曉乾本人 。 

「你別客氣！」他本想多說幾句話，但恐怕^ 1起反效杲，所以就讎_ 
W 塊觀肖肉來 c 

「你今晚去參加遊園晚會嗎？ J 張妙媒問瞧乾。 

「我 們會 ■ ，」江一戦著叵答， 「我 规？」 

張妙瞭白了他 his ，然後掉過頭來看著陳曉乾，等他回答。 

「去， 我會麵厚永一起去。」陳曉乾答道。 「你 也要去嗎？」 

「棚你們一起去吧。張妙婦親熱地說 - 「七點鐘我去找你們 。 」 

江一平再次討了個沒趣，但看來他並不灰心。吃完晚飯，讎陳曉乾說：「今晚我也 
和你們一脏參;,集駐好些。」 

陳曉_夷地笑了笑，不置可否。 

回到宿舍，蘇厚永取笑陳曉乾說：「老弟，又走桃花運啦！」 

他說 JIJ 「又」 字時，特別加重了語氣，這使陳曉乾感到一 E 。 

「甚 麽叫 『又』 走桃花運？ J 陳曉乾一本正經地問。 

• 「你 又何必已、虛呢！ J 蘇厚永笑了起來。 「我 會代你保守秘密的 。 J 

「噓， 有 Aiikn 」 蘇厚 /wsagft ， 「不 m 不必負 _ 責任…… 」 

江一平走了進來，向蘇厚永打了個:「班長，今晚我們班由你帶隊吧？ _! 

「甚麼帶隊不帶隊的！上後沒有這個規定、蘇厚永粗聲地說。 

麟，曹柏年、和岑常駿了進來，聽了江一 Wifti 舌，曹醉顾蘇厚永說： 
「今晚我們三人要到市去看焰火。我們向你請假。 

■■今天是假日，大家自由活動，不必請假。」蘇厚永說。 
an 位同學是。岑常縣自肥，鷄®^俊’ 

他們三人平曰多相贤一 e ，極少與其他同學交往， 一 a 假曰，三人就結伴到城裡去玩， 
因此，有人稱他們爲 「三纖」。 他們在政治學習刺^^討論會上甚少^言，學習成績都 
縫。但他續乎與世無爭，所以也不去。 

到了七時，張妙^果然準時來到，她在樓下高叫陳曉乾的名字》這可能是她第一次單 
獨到男生宿舍來。江一平沒等人吩咐，就匆匆跑下樓去，把張妙婦領了上來。 

坐了一會，陳曉乾發，但蘇厚永突然表示他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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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成！ j 醜乾■挪意外，因爲，蘇厚。 

「真的’ 事。 I 蘇厚永評 : o 

「今天是麵節，你不會 W®f 急事要5_，」陳曉織，「除非你獻有約 。 j 
聽到陳曉乾的最後一，張妙婦的神情突然變得有點難，她用沙聲音問陳曉 
乾：「他的女朋友是在校外的嗎？」 

「誰曉得，你問他本人吧！ _陳曉乾答道。 

張妙^點含羞地看著蘇厚永，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 

: ■■有艘回答_問題。 

最後* * 纖麵晚 t 。 

遊園晚會的中心是在大禮堂前面的中心廣場。在廣場臨時舞台上有文藝節目表演，廣 
場上以及大禮堂的地窖裡，有各種遊戲節目。文藝節目表演完畢，大禮堂內有交誼舞會。 

晚會開始，唐尤麗代表學校學生會致辭》她穿著 m 牛雪白的罩衫，黑色的裙子，黑色 
的學生裝皮鞋 • 兩條烏溜溜的辭子，梳得十分整齊光亮，那白皙的皮虜，那俊眼修眉， 
那亭亭玉立，真是明乾照人。在台下的陳曉乾不飄部了一聲彩。 

當她站在麥克風面前，雙手下垂，微_拳，用清北京音，台下 
觀眾鴉雀無聲。不少青年學生顯然被她的丰采吸弓 IttT * 

「_不算是我解校■花呢？」蘇厚永耳邊麟賴 。 

「嗯， j 陳曉乾想了想，「校花還應該有才情，這方面她恐 te 還不足，我們學校還有 

「腿，_吸弓 I 力鞋麟，。」 

「你作纖十？」 

「只是粗略統計，」蘇厚永輕描淡寫地說，「她入校才一年，通過各種方式追求_ 
人就有四十個。」 
r 細？」 

「我甚麽時候向你撒過識？ j 

陳曉乾感到有點奇怪。以他和唐尤麗的關係，他尙且不細勤^那麼多的人追求，而 
蘇厚永平日甚少與她攤，卻那麽準確地掌握她的情況。也許團員之間是互相通氣的吧？ 
「我們班有麵男同學追求_尼？」瞧乾問 。 

「兩個。」 
r _ 個？」 

蘇厚永把聲音■更低：「何家昌 SKI —平 。 」 

「江一平？ 一陳曉乾大聽外。「他平曰極少和唐尤麗談話，怎麽會呢？」 

「■在鬧單思病。入學不久，■寫了首她，詩中有些¥竟不《7、目。」 
「臟，她喜歡誰了呢？」 

「在這四十一 ffl 人中，她沒有真正喜歡誰。但是，」他把嘴巴 IT 近陳曉乾耳邊：「她 
餓我讓另 HS 人，不過可惜 …… j 


這時，唐尤麗發言完畢，台下響起了一熱烈的掌聲。微微鞠躬，儀態萬千地 
退了下去。 

「你們在談些甚麽呀？」張妙婦問道。江一平也頫著張妙婦的姿勢，投以關 



厂沒談甚¥ • j 蘇厚永答道 • 

表演的文藝節目只有五個，其中一個是唐尤麗的女高音_，兩個舞蹈節目是由唐尤 


麗識。，間唐翊出盡了_。 

陳曉乾一直想問蘇厚永，唐尤鼸喜歡 ith 哪一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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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們都 Tf 蕭地觀看節目，所以他始終沒有機會。 

文藝節目表演完畢後，江一去跳舞，綠沒有讎。 

進了大禮堂 ， 舞會已經開始了 * 

江一平正想請張妙棟跳舞，她卻主動藤厚永。江一平似乎麵，張辨 9 W 目標不是 
陳曉乾，而是蘇厚永，他對陳曉乾的態度就變得友好起來。 

「怎麽搞的？女請男！」江一平不平地對陳堯乾說。 

「其 實 ， 應該男女平等痲！ 」 陳臟笑了笑。 

陳■忽然想起唐尤麗，於是他獅兒走出大禮堂 • 向舞台走去。 

他快要到達舞台後門時’ 尤麗驚慌地向他走來 • 

「陳曉乾，你來得正好！」唐尤麗手臂 • 
r 出了碰夢馬？」 

「快走！ j 她尤有餘悸_頭向後看了一®。陳曉乾也跟著轉過頭去， RE — fi 男人 
麵看跡’向唐： tH 般。 

r 他是瘋子 L 唐尤麗低聲地尖叫了一@ ,拉著陳曉乾往前走。他們急急忙忙轉了幾 
個彎，到瘋子跟^请 ， 他們就從後 PT 趣了力 • 

「怎麽回事？」陳曉 T 满輕甩開唐尤麗的手，微微稱著綱。 

「那瘋子是歷史系三年級學生《曾寫過一百多封信追求我，我連一次也沒理睬他。他 
這個學溯一了，紐在學校療#治，看來病情越*。 

「他 WSIf 了！」瞧舰营遞， 「他 有娜紐格瓶了！ j 

• 聽者有心，唐战不覺 「刷 」一聲臉紅了 
「我看，解鈴還是繫鈴人。」 

「這個鈴不是我繫上的，怎麼叫我去解泥？ _她委屈地說 ，「況 且，像他那樣的人， 
在我也不只，《」 

陳曉乾不禁心中，震動。自古說，一笑臟，二笑麵 • 女色果然厲害。 

他忽然隱陳約約地聽到後面郁&咯的笑聲，回頭一看，原來又是那個瘙學生 • 唐尤麗 
-手拉著_乾丨鮮衝出大禮堂* 
r » ^回宿舍去！ 」 


(H) 

這學期開設的政治課是 <聯共(布)黨史>，全名爲<_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史>。授 
課教師叫董志強 • 董志強是個青年講師，是學校馬列主義教硏室副主任 • 他講課深入淺 
出 • 富於啓酣 * 以有創見著稱> 

陳曉乾覺得，馬講 SB 上課也很生動活潑，且善於運用啓發式，所以他對所學的內容有 
較深刻的印象，作爲政始啓蒙教師來說，她是很不錯的 • 但她幾乎沒有對政治理論和事 
實的定論，作任何個人的發揮。董老師就不同了，他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供學生討論 
時參考。陳曉紹§過閱讀有關馬列主義著作發現，董老師有些觀點是從馬克思的經典著 
作中得出細 • 有些^純粹是他個人思考的結果，可見勤奮讀書、肯動腦励年 
輕學者 • • • 

今細瞅林一肛六轉_肅反問題 。 這一章節林是下學期才 
講授， {« 老師卻把它提前上了 • 這樣做雖然有點亂，但共產黨歷來強調理論與實踐統 
— ，結合目前正在細水長流的肅反運動，似乎很有必要。此外，（中共黨史 > 和（聯共(布| 
黨史〉都被列爲「馬列主義基礎」課程，其目的是通過這兩個黨的革命實踐，去閨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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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它們本身也並不是系統的政治理論課 3 三年級開設的〈政治經濟學> 
和四年級的 < 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是真正系統性的政治理 o 

課堂討論開始，董老師就申明：「司學們可以抱著共同切磋的目的，暢所欲言’ sm 
有錯誤的觀點，也絕不追究，因爲這是個學習會，目的是要澄清一些模糊思想 。 」_ 
啓發說：「我們的口號是學?。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的肅反運動，是不是向蘇聯學 
習的成杲呢？大家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 J 

卜雲第一®發言，賺：-發動肅反本身，顯然是出於階級鬥爭的客觀需要，與斯大 
林當時發動的大肅反的政治背景是相同的，但其方法，就不盡相同了。比如’蘇聯是由 
公安部門來搞肅反的，而我們的肅反運動，貝〔是由機關、學校的黨委負責的。我們是大 
張 m 地搞，走的是群眾路線，蘇聯則是神神秘秘地搞。看來蘇聯的方法是落後的經 
驗，所以導致肅反擴大化》」 

接著黃有爲發言：「剛才卜雲同學說，蘇聯一九三六年的肅反是擴大化了，這是我第 
—次聽到的。不過，我個人認爲，肅反擴大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方法的問題，而是方針、 
路線和對政治形勢估量的問題。既然斯大林認定有很多派進來的特務和潛伏下來的特 
務，並定出了數字，執行命令的公安部門就不能不完成。由黨委來搞，其結果也 

獅 。」 

「你蹴，我們的肅不鞋群了？」江一專門跟黃有爲■似 
的，黃有爲的話音剛落，他就用質問的語氣說。 

「雛沒有_說！」黃有織> 有看他 * 關鍵問驅對政娜 

勢的估量。任何一«統治階級對於現行反對分子，都是不遺餘力地加以清查和鎭壓的。 
當然’方法也是重要的。古今中外，有各種成功的方法。」 

「我覺得，黃有爲同學的發言十分模稜兩可， j 何家昌說，「他似乎是說，我們毛主 
席沒_形勢進行準確的估量，我們黨中央沒有採用成功的方法。」 

「我就聽不出黃有爲有這樣的意思。趙水生忿忿不平地說 。 「在討論會上，最好是 
以麵队。」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就被何家昌同學打撕了，」黃有爲冷笑一聲，「他既然如此武 
斷， 我的發言就 a 此爲止 。 」 

董老師急忙說：「我■才說過，討論會上可以暢所欲言，也可以爭論得面紅耳赤，但 
必需以理服 A ,不要扣帽子。剛才同學們能結合我國的肅反來討論蘇聯的肅反，這就很 
好 c 請其删學繼績發表意見 - J 

由於剛才的氣氛有點值，所以大家都沒有立 m 發言。過了一會，看見仍然冷場，董老 
麟了笑， mmm- r 司學，請你繼個_發新神肅，炉馬？」 

寇蓮娜轉動一下她那雙明亮的眼睛，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說：「我國的肅反運動，是在 
內部慎重進行的，在普遍審査幹部的基礎上，搞出些嫌疑分子，然後在這些嫌疑分子中 
進行重點審查。自胡風事件以來，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佔這些嫌疑分子的百分之一點 
二左右，我們對這些清査出來的反革命分子，方針是一不殺，大部不捉，其中判處勞 
_約爲百分之 一.。 對■了的人，宣佈他們無罪，並向他 o 目前，清查工 
作正拽扎實的麵上進行。應廳，我們的肅 sx 作是裡收了 經驗教訓的基 
88 JJ 1 行的， w 加。」 

「你對蘇聯一九三六年的肅反有何看法？」董老師問。 

笑了 一下•醜：「我鐵對六年的肅，齡有作出公 
開的評論，我本人亦沒有看過它的詳細資料，所以不能作出評價。不過，從鞏固無產階 
級專政的角度來看，那次肅反是£要的。 

陳曉乾感到，寇蓮娜的確麵思想成熟的黨員，在公開的場合中 • 她能處處按黨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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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行事。聽說黨中央已向黨內傳達過斯大林一九三六年肅反擴大化的意見，社會上也流 

可騎藤離守口如瓶。卜》^匕不上她。董志強腿共產黨員，但他 
卻似乎有意麵1_生*§«1這個問題。 

Mi 發言完畢，大* gtS 有了。董老師只妍乍 / J 始。 

「同_,今天子，不足;,由於_ 了一些對立情 
緒’討論沒能深入下去。 

r 我個人的*:舦林一九三六年發晒肅»但*路麵是 
有問題的。他之所以把肅反擴大化，是基於這樣的理論：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階級鬥 
爭就越尖銳。我國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的那次鎭壓反革命是必、要的，因爲人民政權 
剛剛成立，爲數眾多的敵人，包括武裝的殘敵及土匪，都在進行瘋狂的破壞活動，如果 
不進行大力的鎭壓，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運動就不能順利進行， AS 政權就不能鞏固。 
去年開始的肅反運動’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我個人的體會是：這次^主要 
是包含審幹和意識形態鬥爭兩個部分。批判反動思想，這是必要的，這點我們比蘇聯高 
明，以審幹的方式進行肅反也比蘇聯高明。但由於執行審幹的幹部沒有經過專門訓練， 
容易草木皆兵，結果是受懷疑的人多了，後來雖然作了糾正，但產生了不少消極影響。 
正確的做法似乎是，應盡早與公安機關相結合。一 

寇獅悄陳曉乾到麵勤碰娜遊。 

陳曉乾暑假從香港返校後，曾向寇蓮娜簡單地匯報過自己的思想，並送了一本英文版 
的《傲慢與偏見〉給她。當時寇蓮娜表示她很忙，以後找個時間再跟。但是，兩 
個多月過去了，他們都沒有機會單獨進行較長時間的談話。陳曉乾猜測，她作爲學生黨 
支部劃己，一定是負貴學生的審查工作’而她同時又要應付繁重的功課，她一定是十分 
忙励0今和她到紐■遊 * 實 sefs 難得的機會。 

/』4可兩岸的荡枝堤，九曲迴旋，是一派典型的南國鄕村風夫 。 mumK • 原來翠綠色 
的荡枝樹葉，如今有些已變成乾枯，地上的萋萋芳草，也開始衰敗了。河馳乾涸水落。 
秋虱陣陣吹來，真有點肅殺的昧道。但是風和日麗，氣候宜人，畢竟是郊遊的好天氣。 

選了 一 的，在上兩方大■’鎌曉乾一起 

坐下來 0 

「腿鮏平第一棚朋友郊遊。」臉上浮雕一絲滿足的笑意。 

厂你真的是一直都那麼忙？」 

「解娜餓剛針九歲，搬派下齡 ftMjR 民麵的工作，爾繊青匪反 
霸，然後是土地改革，真可以說是馬不停蹄。那時不僅工作繁重，而且階級鬥爭的形勢 
十分緊張雛，我們睡覺時離手槍放在床頭，哪有時間和心情去郊遊？入大學前，我 
還在城市搞民主改鞠！」 

「那麼，你一定懂 f # fJ 槍了？」醒慰椅地問，目麵请她那雙正在不經《«^# 
一 f 条手絹的纖載玉手 。 ： 

「何止# fi 槍， as ® 經親雜:的: til 呢！」 

「你真_……」他不禁目瞪口呆。 

r 唉，在那種情況下，誰都敢啊！」她回憶地說’「要是在現在，我怎臓不娜股 
勇氣了。」她際了一 as 陳曉乾尤有餘俘的臉孔，補充說：「其實，我也是個弱質女流’而 
且我比起-^性更需要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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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因爲人們都認爲我長得 S 漂亮。」她低下了頭，含糊_。「你沒有這個感覺嗎？ J 
「是呀，你的確是一®美人兒，而且是用特殊材 tmg 的美人兒，」他坦率地說，「但 
你又是個身經百戰的革命朝？！應該說，是你人，醉是^人織你。」 

她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雖然_乾■沒有■不，但励確很離和她在 一 « 。 mm 
她告⑽隱衷' 所以他總想撇祖機= 

「可厝，我這個人懦弱無能，否貝哦願意麵尔。」麵囁地說。 

「你這是說艦，還這麼孩子氣！-她笑了起來，露出一針分潔白而整齊的小牙齒。 
_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問題，都要從政治的角度出發，這樣，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 
人、了解雜 。 j 

他半明不白地點了點頭。他正想開□提問題，寇蓮娜立刻制止他：「我們今天不討論 
這個»?不好？」 


r 我以後會告訴你的 。 可以了吧？」 

他無可緒地點了點頭《 

-我們還是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吧！」她振作了一下，「待會我們餓了，可以到那邊的 
酒家飽餐一頓，由我作東 。 」 

陳曉乾往不遠的一間建築在田野之中的酿看去’只見招牌上寫看_畔溪酒家」四個 
字，充滿田園風味。 

看麼興致勃勃，他也_廳了 。 rmm - 「你觀（麵與偏見》了吧？」 
「看完了 。 不過我是用了國慶節的一曰一挪十麵祉的課_間，画續續看完 
的。你沒有麵我在國慶節沒有參加遊行，晚 h 也沒有參加遊園晚會嗎？ 」 
r 麵想你沒有空。 

「_土會工作太多了。 ， 爲了革命，猶辦® o 馬？」她再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_畢竟，我的生命已經和黨的^緊密地聯繫在 一 《了 。 」 

「你看完了《傲漫與偏見》後，有甚麼感想呢？-他問。 

r 獅了以十删腻和絲絲入扣_觸，把書上每，人_寫活了- _的£®® 
想，是反映英國當時封建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書中的女主角伊麗莎白代表 
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她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當然是她那個階級的民主、自由、平 
等 ^ 達西則是傳統封建貴族的代表，他壓《兒看不起新興的資產階級*結果，兩人之間 
就產生了傲慢與偏_矛盾和鬥爭 。 」 

「噢， 你是這樣分析這本 /J 働！」他越聽就越覺新鮮）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她得意地笑了起來> 

「後來爲甚麼又調和起來了呢？」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奴隸主階級、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是剝削階級 《 封建 
階級推翻奴隸主階級，資產階級推翻封建階級’都並不是雖翻剝削制度，而是要進一 
步解放生產力，讓勞動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以便他們進行更大的剝削。所以，每當革 
命高潮到來的時候，舊的統治階級中一些開明分子，就會轉向新的剝削階級的陣營中去： 
英國十五世紀末至十九世肚半激5圈地運動，就是封建貴族逐步轉傾新興貴族 h 晴 
產階級的過程 《 達西了傲!曼，伊麗莎白_了偏見，正是這種歷史發展堪勢的必然… 
「高見！」陳曉乾不得不折服她的馬列主義水平高，雖然他又覺得，.處處用馬列主義 
的階冊析方析過贫蚊靴品 ’ 可麵於簡單化。 

看見陳曉乾沒有 m 下去，她健 e :「當 然，奧斯汀沒有那麼自覺地去反映這個過程， 
但是 > 托爾勝腿*子稼好比一面鏡子*不管他隸不隸 * 讎是忠 R 贩麵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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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_。 J 

陳曉乾想起劉悉艘在（文藝學弓1論> 中，講到作家世界觀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產生矛 
献纖，並舉了巴爾扎補 < Affl 喜劇〉(戰爭作伊仔。看來， 
_麵並不是毫。 

「其實， 」她忽然把語氣 一 n ,說道： 「在 我們國家裡，也有新的傲漫與偏見！」 

「在我們國家擁的籠與偏見？」真是雜魏 • 研_。 

「我們 trr 了江山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看不起資產階級、上罾小資產階級及其知 
識分子，而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對我們共產黨員、無產階存 
有偏見。」 

尼？」 

她看著河床上涓酬流水，繼續往下說：-我們共產黨員不屑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爲 
伍，更不用說與他們談婚論嫁了，資產階級對我們黨員貝〖儆而遠之。這不是 

「你讎，將來觸《]^?」 

「是的.麵尔不紐這■產麵？ _ 

「仿_?」他大吃一驚。她是要他扮演達西，而她自己扮演伊麗莎白的角色嗎？ 

看見他臉露不安的神色，她笑嘻嘻地把一隻手輕輕搭在他的肩膀上，柔聲地問：「你 
的獅尼？」 

他不好獅励手， R 0 苦錄。 

「青年人！」她收回搭在他肩耪上的手，仍然笑著說，「想不到你腦子裡的封建思想 
比本地的鄉下人還濃厚！ 

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 

「我現在上大學了，向知識靠攏，」她又一本正經起來， 「而 你則努力學習馬列主義， 
爭取入團，繼而進一步爭取人黨❶麵纖分子的傲漫 I 在減少，而你對無產階級所抱 
的偏見也正在減少，這不就是在8^0了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種新的傲慢與偏見最 
終是能 « j 

「你真會靈活運用馬列主義 • 」他甘渾下風泡說。 

「生活在我們這讎會，我們一定要學會隨南薄地把馬列主義的理論應用於現實生活 
中，這樣才能緊跟黨，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你也應該在這方面努力。只要勤學多想， 
_不葡故5髓心臓❶」 

他點頭接_的忠告。 

他本想和懸談關於林 /j ^#提議組辑詩社之事，但是，今天和她的交談使他改變了主 
意。既然她堅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文學作品，這就很可能與林 / j _ 觀點發生衝 
突；而且，她在文才方面的確是略遜一籌。他倒是想到岑蕙，她可能是最適合的人選了。 

最後，他倆盡興而返》 

㈤ 

元旦照例放假一天。除了在學校東、南、西、北各大^强起 「慶 祝一九五六年元旦」 
的紅補額外，沒有舉行任何麵唯一具有節曰氣氛的表現，是食堂晚餐加菜。 

白天，陳曉乾請蘇厚永進城看電影。看完電影出來，在街上碰到唐尤麗和張妙婦。陳 
曉乾午漏_上館子，她祖麟應。 

大家坐定，要了餐以後，張妙婦忽然問蘇厚永：「早上,你和卜雲一起上街去了， 
怎麵职見你麵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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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_?」 蘇厚永問。 

* 摘:「吃 江一平* 問起你 * 」 

「是 這樣的，」陳曉誦獄， 「早 餐時，我們和卜雲坐在一張桌子，江一平棚壁 
桌。是掷幾個人 h 街看電影的 。 後來卜雲說沒空，我們就兩人出來了 。 江一平可能 
聽尾。」 

r 江一平這人有點古怪…張妙婦不滿地說 。 

「古 怪？何以見得？」問。 

「 ffeP 纖厚永和卜雲兩 AJl 街去了，妍說你也一起去。」 

陏用械！」唐： fcH 指出。 

「紐別有用极？」感到有點鮮其妙 

「你看不出來嗎？ _ 唐尤麗笑著說，「他從去年元旦發動攻勢，到今天已周年了。」 
「發 動甚麼攻勢呀？」陳曉乾似乎還是不明白。 

這一問，使唐尤麗大^起 3 R ，而張 fcM 常，貝 [ Jft ® 低往 ME ,魏一片辦!> 

陳曉乾才恍然大悟。他用手指敲著自己的頭，責備地說：「我這個人真是感覺遲鈍， 
該死！」說完，天真地笑了起來。 

「其 實， j 陳曉乾避開唐尤麗的媚眼，對張妙婦說， 「江一平不錯 嘛！ 一 
「你 题，如果你是女賤， 了？ 一 唐： ts 問道。 

「我 沒這麼說，我只是以事論事。」陳曉乾說。 「我 知道緣分這東西，往往是很奇妙 
的。你說對不對，蘇厚永？」他問一直不做聲的蘇厚永。 

° j 劈厚永並不熱烈卿， 

看見觀永忽然一反常態 • 獄寡言腺，他翻大财解，離職麵。 

「咳，_乾， ■ ，書■天才’對男女間的事，你 § p 是個蠢材！」 m-rjsm 
綱唇 一* • 馳了譏句話來《 

「不能這麼說， • 蘇厚永開始活躍起來，對唐尤麗說，「人家開始談戀愛的時候，你 
還在流鼻涕呢！看問題要看實質嘛 ！ j 

這時，服務員把餐送來，這個話題就告一段落。過了一會，陳曉乾關心地問：「唐尤 
麗，你近況 m 可？ j 

ray ： 了麵瘋子，活_ ?」她半是不安，半是賺 ■ ° 

「前 些時，你不是跟中文系那個英俊小 7 火子打得挺火熱的嗎？」蘇厚永說。 

「割 牙， fiRWflfe 交際了 一 is 多月，早已 _ 過去的事了，」唐; cs 說。 「起 初見他 
風度翩翩，溫文爾雅，並表現得十分誠^韻意，卻原來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其外 ， mmm ? j 陳曉訖問。 

唐尤麗猶有餘怒地說： 「那 天，他在羁色開了俚房，弓 I 誘我到那兒，竟動手強脫我 ^ 
挪，被我打了兩個耳光，推雛地。龇，爐不敢 mm 了。」 

_魏一步謎了自慚：浪漫，讎不題水性楊? 

「■算以錄了？-陳曉乾問。 

「我打算在功課上下點工夫，有緣分來時再說。 j 她似乎成熟了許多。「還得請你多 
多幫助 。 j 

「那 棚多說！」醇永做了 HS 舰。 

「緻姍也希望有人多鄉助、謂她里！」唐； CS 也對蘇厚永做了個鬼臉 c 
張沙嫦立刻飛紅了臉，用手捏了一下唐尤麗的大醒。 

「唷， 你怎麼搞的！ J 唐尤麗忽然叫了起來， 「我 代你說話，你不單沒說一聲感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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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陳曉乾可真正是恍然大悟了 3 赚節時，張妙婦忽然對自己友好起來，後來又 
自己 ■ ，原來自己當作「_」，真 IEW 目標厚永。這«»來，_ 
嫦也不蠢啊！ 

「噢， 原來這樣！ _ M 旨著蘇厚永的鼻尖。 

「我 們別說這些不中用的話好不好？ 」 蘇厚永低著頭吃東西 。「我 還得早點回去趕一 
mt 學生學習情猶酷，贿船室 。 」 

讫完餐，大家互相取笑幾句，就回校了。 

mmmmumtm ' 分雜，_乾曝厚 永：「 你似乎對働 _ 熱情 

沒有半點反應。當然她是有點不自量。」 

「其餓有了如眩。 - 

_ 你應該了解我的性格、蘇厚永輕輕嘆了一口氣。 「沒 有十分把握的事，我怎好告 
訴_?」 

「碰婚之前，誰也不■有十分醒。」陳曉 ■ 。 

「你 不遽，我的問題與眾不同。」蘇厚永,跟著，他從口雛軸一個贼 
子來，從中拿出一張二^的照片，遞铪陳曉乾，說道： 「呶， 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 」 

原來是 一 fg 十分漂亮的少女的半身相片，其神韻完全像 h 立電影明星。 

「_棘音生。我議愛了好幾年了，腿……」了。 

「腿藤牙？」陳驗焦急顺。 

他猶疑了一下，然後說： 「但 是，組織尙未同意…… 」 他又頓住了。 

「組織同意甚麼呢？」 

「三 言兩語你是不會明白的！」蘇厚永像是洩了氣的皮球。「以後再向你解釋吧！」 

陳曉乾不好再問。於是，兩人默默地回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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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眾芳暄妍 

(一九五六年一月——九五六年七月） 

㈠ 

轉入一九五六年，振奮人心釣事特別多。 

首先是一月十一曰 < AS 曰報〉以大量_(畐，_了前一天 ； JM 各界慶祝資本主義 
工商業全部實行公私合營的熱烈情況，報道了當天的大街 / J 港到處■結採，鑼 

’酣聲接連不斷，_首臟粧一片歡樂的節日氣氛中。下午，北飾 
委員會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宣佈全市三十五個私營工業行業和四十二個 
私營商業行業全部批准實行公私合營。至此，北京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全部實行了 
公私合營，同曰，該報發表（改造私營工商業的偉大勝利）的社論，認爲北京市全部實 
行公私合營，「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帶有全國意義的偉大勝利。 
這將進一步推動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運動 。 」 

最使廣大知識分子歡是，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召開關 
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五十七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員、候補 
委員，各錢、市、自治區黨委和二十七個委割己或 m 幢記，中央和省黨麵 
關各部門負責人，全國重要高等學校、科學硏究機關，設記偏、廠礦、醫院、文藝團體 
和軍事機關的黨員負責人，共 n ： 百七十九人出席。 

周恩來總理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卜他在報告中明 
確地提出了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分」的論斷；提出了「科學是關織們的 
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有決定性的因素」的思想，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 
提出了知識分子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要求，並指出了_的有数 t 徑。 

陳曉乾和其他廣大青年知識分^樣，磁樣的一派大好形勢下，對前途充滿了期望。 

一 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草案)，提出「在一九五五年已經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 
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達到百分 
之八十五左右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求「合作基礎較好並且已經辦了一_ 
駙_地區*在一 AE 碑斟上誠®^動麟合作化” 

一月下旬，廣州市實現了全市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合營化。爲了慶祝這一勝利，廣 
州市公私合營的工人、店員、資本家，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郊區農民的代表，國 

»@校_、學生_表，中國士兵，_、醫務、 
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工程技術人員代表，省市各機關、團體代表和文藝團體等十多 
萬人* ■秀山體育斬麵土會主義織勝讎陳 iMi 然沒有參加 • 
但也深深曠大群薦纖繊_心情 。 

同時，私營手工*和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個體勞動者的企業 
断了各種不同酿的飾化。 

丹正到英國後，曉乾來過幾封信，兰要介紹那裡的生活習慣、風土人情以 

° ■—個服都沒有棚_信 * 陳曉絲免•翻不安《今天•纖 
四節沒補* f 讎 ij 學校收發室去種。 

果然有她寄來的一封信。陳曉乾拿著信， * 找了個樹蔭下乾淨的草 
地坐下來。信封裡只有一頁紙，云及她最近下了決心，爭取三年內修完學士課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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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麵年修完碩士賴士課程，馳， ^ 

寇蓮娜果然有覼：丹正^大學一定會再修讀碩士和博士課程。他覺得這也是自然 
之理，一^人到外國留學，因機會難逢，能一氣河成地取得博士學位，那是最理想不過 
的了。現在丹芷決心用六七年的時間連攻三個學位，其精神實在可嘉。有這麽一個賢慧 
向上的姑姑，瞧屹感到十分幸福。 

然而，這份幸福惑不忽然醎了莫名的悵個。他將來能夠找到一 ® 像姑姑 
娘作妻刊馬？ 

正當他在迷迷糊湖地痴想的時候’有人在他身邊輕輕叫了他一 5?:「陳曉乾！」 

他急忙看，只見是林/』•，她笑盈盈地站,左手拿著一書夾。 

r 嚶，是你，林 d , !」陵曉乾要站起來。 

「不 必站起來！」瞧了個手勢，示意他繼續坐著 • 而她自己理了一下衣裳，也在他 
身献方触了下來。 

「怎賴，醜酣寻翻，功課忙，號擁麽別的事？」 

「功課也忙， SI 1 的事也多 * 」陳曉乾說.順手把丹正的信放進書夾裡。「你經常到這 
裡來複習功臟導？」 

「天氣好時，我喜歡來這兒看書。這兒環境幽靜，空氣清新’而且， J 她往後面一座 
古色教學大樓一指，「我們的龄兒醐。」 

他覺得》每次和她在一起*讎惑到+ 
國才_種傅統的文雅、經藉氣質。 

「你們系離這兒很遠，你是偶然來到這兒的吧？」她問 。 

「 asm —次、「我也不_我怎 jf # 來到這裡的。不過，我一向喜 
歡在江邊，看那悠悠的流水，使我想起热狼粧事。」說到最後一句話時，他的聲音很 
低沉，頭也低了下來。 

「馳有鹏不愉_回億？」 • 但赚紅閧切之情。 

「是的，曰本鬼子攻港時 • 我們一家 aas 回內地，我媽媽在北江之濱被鬼子飛機 
的機賜槍掃射死。後來，我天天到逐浪而下的江邊，幻想我媽媽會突然復活出現……」 
他跟屆 a 濕了，聲音也®咽起來了。 

ffi * —凍曉乾忽然轅到身邊有哭泣聲-， 

是林 d 瀋！他想不到這位才華橫溢、慷慨陳詞的少女，竟也這麽脆 i § ，被自己幾句話 

- 但他忽然叉想：她可_籠麼不输 ■ ?瓶，■道：「你也有 

憶？」 

她點了點頭，然後用手絹匪揩去淚水，堅毅地抬起頭來，用顫抖的聲音說：「哪一 
個正直的中國人沒有 一» 血灘！」停了停，麵平和的語調開始講述她的不幸遭遇:「我 
爺爺是武漢鐵路局旳一《司機，一九二三年我爺爺參加了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被 
軍閥吳佩字活活《死！我爸爸鐵路工人，參加了洪麵擊隊，後來不幸被敗人俘虜， 
在漢水之濱被槍殺，屍體被踢入江中 - 觀媽帶著我’在江邊呼天搶地，足足哭了兩天 
兩夜，此情此景，我還歷歷在目！」說到這裡，她雖然制自己的眼淚，但神色已十 
颁然了。 

織忽然激昂地說：「國仇^恨，我永§己心頭！我蝻 ， 我家的慘痛經歷，是麵們 
國家和民族近一百多年來的遭遇密切相關，因此，」她凝^溫順流過的江水，「我作爲 
一®共產黨員，將獻身於建設一(@真正的、永不變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以保^國人民， 
我 m 子孫後 ft ,不再吃二暹苦，受二《罪！」 

才 aasft * 共產黨員，這使他翻非常意外 0 


第63頁 



可縫看見他十分驚_割青，衊了起來，醒：「怎、麼？覺得我這個共產黨員跟 
寇蓮娜截然不同嗎？其實共產黨和其他改黨一樣，在政治思想上並不是鐵板一塊的，你 
學習過（中共黨史>，應該 J 
聽了她的解釋，臓覺得合情台理。 

「我們正在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還沒有建成，」她繼續說，「因此，我們作爲 
S 励"^汗*就應如憲^*^的廳 • 有肢監督國家機關及其領導人 • 鰣 
中央一級的領導人，去按照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辦事。」 

「難道中央 一15 領導人的馬列主義水平，不比我們高千百倍？」 

「從總體來說， AS 的洞察力是比個人爲高的，而個人處於特殊地位時，往往又會忘 
乎所以 。 」她停了停，然後看著陳曉乾的眼睛，問道：「你沒有意識到近年來個人崇拜的 
苗頭有職展嗎？領鰣機來越多嗎？尤其今人擔捕是，那些無形的特權越 
賴多。 」 

「但是，比起外國來，他■得到的特權是微不足道的 。 」 

「是的，腿，我們要建設的逐步消滅人删人的社會主義社會。問題不是在 

權有多少，而® aa 特權是碰寅大 sss 渐縮小。」 

「我叵來才一年多，了_青況不多，所以難作；，我倒想高見》 j 
「這個問題牽翻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一下子也談不清楚，以後我們可以找個時間 
好好雄意見。 immtm 。「不過，有一點我可以额你，你的同班同學鏈 
娜，就是幹部特權的第一批犧牲品！」 

" 寇蓮娜是第一批犧牲品？」陳曉乾不禁愕然。他不僅覺得林捕的話意外，更感意 
傾 》 林 'j 看竟然私事 。 

「 » 你當然更不纖，_愛我爸爸的堂親， gm 長： ob 身， 
早拦參加農民運動，後來又到了延安，現在是省廳級領導幹部 < 他原來®15下已有糟糠 
妻，但解放後當了高官他就把她拋棄了。前幾年，由於快六十歲了，身體也多病，爲了 
照顧他，組織 h 經多方努力，說服了寇蓮娜嫁給他 3 」 

「怎又瞻尼？」陳曉乾惋 ° 

「 一 來是心漱，經不起組織的反覆工作，但更主要的，大槪是她要藉著他的政治力量， 
讓自己扶搖直上！」 

「這個代價實 fete*： 了！撇於#^_!」 

「當 -^@A^ 戀於一樣東西的時候，往往是至死不悔的。對於權力迷來說，就更是如 
此 。 」 

「不過，他也不一定要找一 (S 如此年輕貌美的女入做妻子的痲！」陳曉乾7平地說。 
「這就叫做特權！」林 /j 嘻下結論地說。「當然，理由是有的：現在革命成功了，當 
了高級幹部了，找個年輕有文1淡汝黨員，既可以在生活上照顧自己，在工作上也可以 
作私人秘書，將來若然當了外交官，還可以有一0能幹而漂亮的夫人陪伴呢！」 

聽國辱如 it* * 

「特權將會導致社會讎！」酬肯定的口吻說。貝煉轉 g 沒有做聲，她補充說： 7尔 
不妨多讀幾本馬克思的原著，多讀一些歷史，這樣，你就會明白這個問題多麼嚴重！」 

- _ , 我當花點時間去徽這個問題。 

「是了，我上次跟你講過要組的事，你物色 p 湛麼合適的人了嗎？」 

「我交際不廣，識人不多，不過我還是認識了一&十分合適的人 - 」 
r 題？ j 

「是新聞系的岑蕙。 j 

「英 雄所■同！ 」 林^请高興地鼓起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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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也認識她？」 

「是 的。她的確是個難得的女孩子 。 J 林 /j 着讚賞_。「此外，我發現董志強老師 
也很有見地，我曾和他大略地談了一下這個問題。他認爲’我們應該組織中國問題 

W 我更感醜的敝學” 

「我看這沒有甚麼矛盾。•她說。 「不 如我們先不固定爲一(@專題組織，大家先聚合 
一起 * 問題。 

「這 也好。釀乾同意了。 

(二） 

陳曉乾曾寫信問丹正她寒假是否回香港，但是， 一 (0 月過去了，學期快要完結，尙未 
翻她的回信《他感到忐忑不安》艘效* * 働敕望 

而回。 

今赴午上完三節課 * 慨去收發室，讎是失鲕返《他感到 悶： 

了病？抑或是生了他的氣？但這似乎沒有理由，因爲大家一直還相處得很好，從最後收 
到她的那封信中，° _，了？ 
他額餘_上， am 想著，麵忽然棘 he 人，似乎很面善。 ftM 細看， 
原來是失縱了大半年的費宏輝！他正想跟他打招呼，卻忽然想起蘇厚永_，他是和中 
絲特^3^炳權一起翻的，所以心中不禁一驚，測開臉孔，急步向前走 > 

■ * 費總已走到讎前，麵讎： 「陳 ■同學！你別害怕 > 我已無_放 * 
今天回系上班了。」 

陳曉乾這才止了步。只見費宏輝痩了些，也憔粹了些，但神情仍和以前那樣謙恭和氣。 
他問道： 「你 曾樹 fR 去坐牢？」 

「不叫坐牢，叫隔離審査。」他平靜地說。「我有一®在中學時的同學是反革命分子， 
他有一些問題牽涉?哦。現在搞清楚了，組織放心了，我也一身輕 。 」 

麵他很開捕樣子，陳曉乾也難高興。心想：共產黨題情達酬，審查清楚了， 
沒 無瓣放， m ^ rnm ^ 

吃完午餐回宿舍 * 又_黃有趣 ! r 一平 M & as * 問題* 

「應 按照法律辦 事嘛！ 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白 嘛！」 黃有爲激動地說。 

「隔 離審査又怎能算是侵犯人身自由呢？」江一平反較說’「既沒有要他勞動，也沒 
有不給他吃飽飯，只是要他專巳、交待問題而已：世界上有哪個國家這麼優待顯犯的？」 
「費_碰麵嗎？」趙水 
「怎搜不是！」江一平肯定驅。 

「艦是嫌疑犯，就應把他送往么兮 ， 由檢察機關提出起訴！爲甚麼把人家一關 
就關了八個月？」黃有爲忿忿不平地說，「把人家關了二百四十天，還叫做優讎疑犯！」 
「你是說，我了 」江一平雛赃地_。 

「麵爲了。」黃有爲也大聲_答。 

「那麼，峨這場肅* at * 辟命政治鷀，抱麵？臓 fr « 黨委 
的肅 sx 作，? j 

「你 不要用子*! 」 黃有爲 ® KK，「<AS 日報 
有錯必糾，而且賠禮道歉。你學習過嗎？」 

「貝 ? 」 江一 W 射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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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爲立即跑到他的 _ ，拿來《人民曰報》，把用紅筆劃住的一段話指給江一平看， 
江一平才姬口無言。但過了一會，江一平又說：「費宏輝參力『過三青團，審麵也沒錯 。 J 
趙水生插話說：「審査制度，中外古今都是有的，因此，審查幹部，不能說是錯，問 
題融人家_關^®^查，翻妥當。」 

「對。」黃有爲對江一平說：「上次和 f 尔辯論時就說過，如果超出法律範圍去審查， 
就一定弊多利少，」然後，他嚴厲地 ar 著江一平的臉孔，「有些人就可以胡作非爲！」 
這時，何家昌回來了，他向房裡的同學宣佈：「明天文體活動時間，大家集中到系辦 
公室* _系學生會生活福利诿員。 

「原來不是由三年級的蔡漢生獅馬？」陳曉乾問。 

「他 不當了。」何家昌說。 

厂爲 甚麼？」趙水生問。 

「我也不太清楚，可倉猶治上有問題吧？」 

陳曉乾暗暗吃了一驚，蔡漢生比江一平更，生活更加樸素，而且又是個團員。 

治上怎會有問題呢？ 

「鐘，鰱麗？」秋生問。 
r 是我 fiTOfi ： —平同學、 

「黃有■心地問。 

「等額選舉，這是我們的憲法規定的。你不贊成嗎？」何家昌嚴厲地問。 

「但 是，甚：®壞處 ！」- r 由領導人 

預先圈定候選人，要我們參! JP 5 S 樣的選舉，不是多此一«馬？」 

「怎會是多此一舉呢？、何家昌說，「這是行使你的民主權神牙！比如，你不同意選 
他，你可以棄權，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叉掉，另外寫上你要選的人嘛！」 

「當 然我可以不選他，也會有許多人不選/也的！-黃有爲不屑 _ 。「但是，他是由 
組縛艘^候選人，最後他一定會以簡單多數通過當選的，這就極不公平！」 

「這 asst 會主 na ： 會！」江一平面有得意之色， 「所 ’只不 igji 資產階級的 
假民主，也是狗咬狗的把數》我們的 g 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 
家。你不相信黨組織推薦的候選人嗎？ J 
r 那就要看被推薦的 AS 誰了 ！ J 
「導並不©^服從！ J 

j 黃有爲力 p * is 氣說， •" 比如蔡漢生’學期開始時選舉系學生會，我 

■有投_票！ J 
江一 了一下。 

過了一會，何家昌說：「蔡漢生的情況是個子。現在的問題是：你對我國的選舉 
制度不滿！」 

「你也不麟樣擁托！-趙水讎，「黃有爲只意見。 

「他 想用資_画一*來 0^# 產階級！」江一平似了啓發，氣勢洶淹搬。 
黃有爲大聲贩較：「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的東西都是資產階級的，那麼， 
不 QMS 資產階_，資產階励了！我?」 

陳曉乾本來不打算表態，但看見黃有爲一^漏，忘乎所以，於是:「不會激， 
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東西全都是資產階級的。選舉這一事物，恐怕到了共產主義社會 
還會存在，可能是形式不同罷了。我們現在選舉人民代表，選舉學校學生會主席、副主 
瞒等*經過黨方面人士協商離出髓 AWm * 應纖歡描方 
法’因爲協商本身就有讓各方面群眾進行比思 。 J 

黃有爲想了想，然後說：「陳曉乾說的倒有點道理。 J 他掉過頭來討河家昌說：「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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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以勢壓人！不過，」他又對陳賴:「不等額選舉的候選人，也可以經過黨組酬 
各方面人士協商後提出的呀：」 

大家都似乎解答不了這個 F 驅，於是^就不了 了之，各人先後散去。 

(三） 

寒假回到香港，陳曉乾才知道，丹芷沒有回來。據他爸爸說，丹正不久前來過信，表 
示她考慮到寒假時間短促，根本不_間乘輪船來回，而乘飛_機票又太昴貴，所以 
到暑假時再說；她還告訴他，說她已寫信告訴了陳曉乾。陳嘵乾感到十分奇怪，他怎麼 
沒有棚?是不是狀截了规？ mmm ? 

由於丹正不在，麵乾感到十分寂寞，於是，過了農曆年之後，他就告別了他爸爸， 
返回學校了。 

回至禪校* »也十分冷清 。 揪多數同學朗家去7 • 

班裡留下來的同學有蘇厚永、申紀夏和江一平。 

陳曉乾這時才想起，蘇厚永在歷次假期中都留校，他也才想起，他從來沒有談及_ 
家庭觀。了®問他 。 
r 老是相 ■ ? j 

蘇厚永聽了，嘆了一口氣，回答說：「其實，嚴格來說，我早就沒有家了。經過抗日 
戰爭和解放戰爭，我的父母—《個死^戰火之中。由叔起(帶大 w ,在北 
方，谜缴育》」 

職乾這才明白，爲©««普通話講^麼好。 

「你臟現 ffiWS 呢？ j 
r 在外省當省委割己 o _j 

「麵大幹部1! °」議乾甲尊働口嘯 。 「你爲甚麼不去探望伽尼？」 

「以前雛|§*«&*看望_ ° 年，由於®了®? mkc 朋友，臓囌索得 

了不得，所以，簡臓敬而垃了 °」 

「是呀，你上次說，臟尙未批准你和你那位漂亮敝朋友談戀愛，這&怎麽回事？」 

蘇厚永又想了一下， mmmm - 「我可以認尔，但你一定要嚴觀守秘密。」 

谏答應了❶ 

「■女朋友的父親是原國民黨的廳長，坐了幾年牢，後來放了呂來，被安排在一間 
頂做工」他慢漫臟。「腿，我是個烈屬，又是軍人’和這樣一^家庭出身的姑娘 
結婚，是不觀准的，」 
r 甚輕瓣牙？」 

「就是革命烈士的家屬。我爸爸是個烈士。」他繼續說：「我叔叔甚麽都可以答應我， 
個問題沒■動_»他曾多次向我發脾涵：共產黨員_代，怎_國民 
黨員敝雛婚呢？共產黨的^割己，怎能和國民黨的廳長對親家呢？」 

「既然她也是個大學生，是未來的國家幹部，怎麽不可以呢？」 

「他就是有那個偏見。他說這樣會影響我將來入黨，影響我的前途！」讎了歇，嘆 
了一口氣，然後雄續說：「事實上也是有影響的《我申請入黨兩年多了，毫無進展 。 」看 
見陳曉乾面露不安的神色，他說：「不過，你倒不必擔心，對於從香港和海外歸來的人， 
要求並不麼嚴格。」 

「那麽， MT 算怎尼？」 

•「我叔叔和組織都不同意我和她繼續發展感情，因爲他們要把我培養幹部。只 
要我放棄向那個方向發展，我就可以撤櫝和她相好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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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愛情而撤自己 ? 」 

「我也可以和你一樣，當個專家嘛！」他苦笑了一下。「我並不是愛情。她的確 
麵好姑娘，無論人品和學業，都是極好的。」 

更了臟厚_思想和雜、社景’他■一步了 _, 
mmrnmmmmmtmn * 但獅是共產黨員的原因 0 


(四) 


下午下了課，陳見在當眼的地方貼著大張海報：學校戲劇社周末在大禮堂演出 
曹禺四幕長劇《雷雨 >。他發現，在演員表上有岑蕙的名字，她當導演，同時飾演女主角 
繁漪。 

上學期末 * * 唐尤麗還叫他參加-刪讎《是有興 
趣的，而且他正選修英美戲劇課，原來是打算參加的，後因忙於準備考試，而唐尤麗又 
沒有 ww »所 m 忘記了《 • 

由於是岑蘧膽任女主角，陳曉乾自然要去看這 wig 劇了，唐尤麗也極力慫恿他去看。 

以岑蕙的年齡和生活經歷，飾演繁濟的角色應該是十分吃力的。然而，出乎陳曉乾意 
料之外，她演得維讎少，博得了全場觀眾的好評。人們紛紛打聽她就讀於何系、何班 
級。她一下子就在學校出了名* 


兩天後，陳曉乾在文體活動時間到戲劇社報名。當時中文系一同學正在負責 
導演一齣反特的獨幕話劇。看娜曉乾來報名，他高興地說：「你來得正好，我們王碰 
一個敵演員。」 

然分油印劇本給他， 一腦：「 你藤台麟吧！」 

陳曉乾打開劇本，看見題目是 < 海濱激戰》，再看內文，講的是沿海軍民聯防，_ 
了台灣派遣的特務事。特務組長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是一名精幹而心艰 


手^^麟幹。 

陳曉娜時感到不快：雜麽_演這鹏麵？ _外貌像獅馬？ 

「我不會演這種角色！」他拒絕了。 

「你別小看這個角色，演得好不容易哩！」那同學說 《 「你來自香港，該有點感_ 
綱？」 


原來簡香港與特務聯繫起來》於是，陳曉乾站了起來，正想進一步解釋，但那位同 
學又忙著去招呼另一<0來報名的女同學。「就這樣吧！」他把手一擺，「後天文娱活_ 
間剌綱吧！」他曉乾置之不理了。 

不參加麵社了。 

走出大禮堂，他見?猜尤麗正從側門越來。唐尤麗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問道：「來 
這 



但是，他們要我演特務，我就雛德力了 


r 報名參加戲劇社。」 

「麵？《 !」刪。「你這樣做也算騎 
學腿由學校軸會携，也是由唐篇直關_。 
r 我原來 t & Sl 樣想釣。」 

「甚麼，要你鏘務？怎麽這樣臟人呢！」» r 他議 ae 要 

「本 來演戲痲，只要角色合適，演 正派、 反派都沒有 關係。 不過，中文系那位姓吳的 
同學，把特務和香港等同起來，似乎從香港來的人與特務都有點 關係。 所以我勃®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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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了。」 

「原來題樣，」她忍不住笑了蚊，「事實上，« 
他的麵 g 力也縫富了” 

「總之，在這觀、想指導下，要我演特務的角色，我是不會幹的、 

完全同意！」她附和著’「這會影響你以後的 © 象的、歇了歇，姓建議說：「我 
推薦你當戲劇社的常務理事，好不好？這樣你就不必受 S’j 人編^了。_ 

「我沒補娜社的經驗，? _ 

「這個不妨，因爲你正選修西洋戲劇，有理論知_識 。 」她鼓勵說/戟_^&五名常 
務理事，文科三名，理科兩名，現在文理科各有了二人，文科的就是中文系臟叫吳奉 
涵同學和新聞系的岑蕙，現在! jp± 你，就齊了… 

聽見岑蕙是常綱事，陳曉乾爐不= 

「岑蕙真題了不孩子。」陳曉聿識漏 。 

「你熟？」_道。 

「不太熟，只交談過一次《」 

「她有麵了不起的地方呢？」 

「_校 之初，■刊上發表的 _ (何處有香丘？ >，不是轟動了全校嗎？上學期 

<紅絞歌 >，不慰 w 如灘馬？還有她飾■讎肖繼啲 

出触現 * 還有 …… j 

「打 住！」唐; ti 擺了一下手，雜說， r 還有她賴雛，是不是？ _ 

陳曉乾笑了笑，點了點頭。 

「可我 觀尔別打錯了主意！ 」_爲 放慢了腳步，出了名的 『石* A 』 哪！ j 
”我尤無旁騖,這點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偷偷地標了她一，她得意地含笑不語。 
厂腿，你何 fcl 見得射 M 『石美人 i ? 一 

「據統計，她自進校以來，追求她的人，光我們學校，就有二十多人 a 但都遭到她狠 
狠教訓，要他們把大好時光和精力放到學習上，以便學好本領，將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 
作出貢獻 > 以後:人的感雛事。 

「這 不等於 _ r 5 美人』呀，」陳曉 ■ ， 「她 不過是要先國後家罷了。」 

厂不過，她的確是心高氣傲，恃才傲物。上學期，師範學院中文系有 H 立年輕言獅給 
她寫了4信，不知道疏忽還是弄錯了，把唐朝詩人柳中庸誤寫成柳庸中，她就 
在報章上寫了一篇散文’提到此事，並套用前人的詩句，寫一首極盡調刺之能事的詩， 
詩文是這樣的：『中庸將來作庸中，十年窗下少去 i :如今不許爲_，眨去鄕間作赚 
! J ««四後兩 ( M 7 娜赚，讎立聲麵地 。 J 

r ? j 

「我爸爸是師範學院的■’我怎麼不鄉 a ?」 

「不 過，有些人的確是不學無術，虛有其名。」 

「繼爲她有了，得獻處且默，十;有長短嘛！」 

「你 遞舗心， Pxftii —細來了不難！」 

「嘿， 你又來!」她嬌嗔地打了一下励.胳膊，吃吃地笑了起來。 

他卻一本藤 Ifet 佈：「據我掌握的礙醉顯示：《&求你的學生爲匹十 AA ， 
岑蕙爲二十四人。但你在校的時間比岑蕙長，所以勢均力敵。你們兩人可以競選校花！」 
她突然停止了腳步，又用■雙讎观難：「四十八人？連不連你_ ? J 
r 如果連我和江一平在內，就是^半百！江一平的那首情詩，麵得上五個人！ J 
聽到江 一 ^^， mmmmum ^ i 步上前，麵主麟聪 
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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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放手！ j 他推開她的手臂，「幹嗎费 B 我的耳朵？」 

兩人不 

㈤ 

周末下午*陳桐嘻淡 > 到越秀山春遊= 一 起去的還雜志強老_岑蕙。 

他們到了越秀山，佔住了一 { B 八角亭。桐在中央的圓石桌上鋪了一塊方格布，放 
上一些糖果' 微等働 * H 人各坐一邊 * 邊天南啦匕地織_嫌。 

「我們難得有機會在一起， j 林 / Jn # 說， _ 我們這四人中，董老師是長輩，是否請董 
老們定 一 fflKHW 題目？」 

「我雖然大你們幾歲，上你們的政治課，但在其他學識方面，我是你們的晚輩。」董 
mmmm - r 甚麼_熟同較将” 

「那麼我就先冒昧建議：今天讓我們討論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 。 」林/』嘻說。 
r 我讎廳聽大家對社會主義戲劇的看法。岑蕙說 - 

「我傾向於同意岑蕙的提議，不過，最好還是泛談文學與藝術爲好，這樣也許會容易 
談些。」陳曉 ■ o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互相關連的，」董老師說，「社會主義民主是個上層建築的問 
題，它規定意識形態的格局，而文學藝術，貝 y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重要方面。當然， 
文學藝術這個題目，比社會主義民主這個題目要小，因而也比較容易談，」他看了林小 
春，，广我文學藝_問題吧。 

_嘻點了點頭。 

「前幾天，學生會文娛部的副部長唐尤麗向我提出一 {0 問題：要陳曉乾這樣 n 
人相人，去飾猶猶角银否飯了翻的原理？」岑蕙看了謙曉乾，嫣然一笑。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値得職，因爲它關係到社會主義舞台如何®§各種人物的問題。」 
" 我認爲，讎提要通過形象的幫助劫麵效果的，如京劇和我國許多地方劇 to 
臉譜。但是，由於話劇和電影藝術更接近生活，固定的臉譜是不適用的。壞人的外貌不 
一親爾腺目，惡人也不一親青面獠牙，倒是往往有些辦大惡的人物， 

人才，赃精衛。」林 / Jt 口氣說 si 這裡，就停下來，呷了一口汽水，繼續說：「如果 
樣貌都翻麼可僧，我■诚人員就可以 r 纖多工夫了！」 

• 腿，表》&與現實生活是不飾同_ o 」董老麵 • 

1的。」林 d 纖，「然而，演員的中心任務，是刻劃人物的內心世界，這就是爲 
甚麼，同一 fs 演員，既可以飾演一《«然的革命者，也可以扮演大壞蛋。它與現實生活 
之間的區另僦在這兒。有些現實生活中的人，直至死了，他們的真正內心_，還是一 
個醒！」 

「把演員的外形看得太重還是不對的，」岑觀，「但是，舞台勸陳淇娜式的藝 
術一樣 * 是源於生活酿於生潮 > 因此 * 演員的外形 wffern 扮演的胃雖 

有關係的，演林黛玉和演薛寶数的演員，其體型就應該有明顯的不同。對於兩種極端人 
物，即大賢大能和大奸大惡，演員的外形是講究的，對於角色，貝[此較自由。」 
「剛才林和岑蕙兩同學已經把演員的外形和他們所飾演的角色的關係，論述得十 
分雜了 - 」董老_。「岑蕙靜校_货獅±«,觀自己的實纖彌，比_緻地 
論述了這個問題。_觀點反映了職和其他表*©^酌觀。而桐侧觀點， 

貝 u 是針對社會主義戲劇和其他表演藝術的。在蘇聯’在我國，在文學藝術中’當然包括 
表演藝術， m 化的傾向日趨嚴重，這與某些掌權人把革命領袖神化，把馬克思主義當 

»綱從綱宗辦卜 • 舰必然«@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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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下去，人們的思想必定會進一步麟錮，社會主猶翻無古量的鰭 • J 
陳曉乾才意識到:董老師畢竟是教政治的，他總會把文學藝術的問題歸結到政治上來。 
「你的看法呢？」林 / J 嘻問陳嚇乞。 

「大家的精彩發言，給了我很大啓發，」陳曉 _，「不 過，我想向董老師請^一《 
問題：照您這麽說，（東方紅）這首歌是神化了領袖人物，而不是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內心 
感受了？」 

「這首歌的確是作曲家吸收了北方民歌而力 0 X 譜寫成的 。 」董老師說•「但是，它的 
基調是歌頌 r AK 大救星 J ，這與（國際歌〉所提倡的間沒有救世主 J 的精神是背道 
而猶 。 因此 * 作爲掌權人 * 就不應大遍 j 
「腿，這種難別的赖 。」 

「防微杜漸，這是對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高度責任感的表現。董老_ ， 

「我明白了董老師和林意思了 ！」岑蕙忽然抬起頭來，顧盼神飛地說，「當今 
社會，在涉及 fff 可社會，總了政治，我學麵又何_外！」 

「但是，我不贊成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機械地分析古代的學作品 • 」陳曉乾說， 
「比如，在評論〈紅樓夢〉時，硬把林黛玉和賈寶玉比作當今的青年團員，把賈舭作 
蔣介石 。J 

「這當然 Jt 一種無聊的做法，」岑蕙說，厂而這種傾向也實在是嚴重的。這點，我 r 
舰責任光攤腿 a # 上嗎？」 

「其實 * 」林蹙了整眉，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在大觀園裡，林黛玉是個最受 
排斥麵女。不過我贿點羨慕她，因爲她還有相當多的言論自由！ j 

" 這樣■’你挪像柳玉了，刪尔倾林！」陳曉乾半開碟賴 < 

岑蕙接著說：「觀不蹦有賈探春之慮罷了！ 」 

林 / J 嗜聽了她_ ,面色突變，愴然若失。陳曉乾十分感動，他覺得，不管是否记人 
憂天，她的心是純潔的，思想是高尙的。 

_今天春遊，是來尋開心的，我建議大家各賦一詩，以申雅懷，如何？。董老師提議。 
「好！」林 / J 嘻又再活躍起來，-就以山春遊爲題吧，舊體、新體不拘。」 

直至日落西山，他們才盡興而歸，並約定來日談詩論文的時間和題目。 

(六） 

下午文娱時間’陳曉乾來到大禮堂閣樓上的戲劇社活動中心，找到了戲劇杜社《岑彫 
岑蕙把陳曉乾介紹給各常務理事認識，那些常務理事都兼任戲劇社的副社長。 

「有你加入我們戲劇社，我們的陣容更加和全面了！」岑蕙高興地說，「我們正 
籌備排^俄國契訶夫的名劇 <櫻桃園〉和麵現實主義緋 <推銷員之死）。我們這幾個 
人，也許除中文系的吳奉添之外，對西洋戲劇的認識不多。現在你來得正好！」 
r 我也只有點皮毛的理論知識，實踐經驗是完全沒有的。陳曉乾謙虛地說《 

「上次 …… j 好意思娜趟，「上次不是……- 

「算了吧！」岑蕙打斷了他 ， 繊忽然又笑了起來，說道：「反王我們以後不再 
魬_戲了 ！」 

陳曉乾倒是感 S [ J 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吳奉添對岑蕙說：「時間到了，排 < 海濱激戰> 的同學正等我們呢！ _說完’他就和 
化學系的錢可信先走了- 

「我們和陳曉乾同學一^安排一下工舰！」岑蕙對物理系的張子剛說， 

「(推銷員之死）一劇尙未找到合適的主角，不如由陳曉乾同學擔任吧！」張子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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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o 

「我正有此意，」岑蕙贊成地說，-反正（樓桃園）和 <推銷員之死》已定下來由我 
們三人負責，我建議〈嚶劇〉由陳同學導演，女主角安妮亞由_壬，男主角羅伯辛這 
個角色 fj 請張子剛同學擔任。至於（推劇 > 的導演工作，由我執行，請陳同學當顧問， 
並擔綱演男主角 。 J 

r ' 我任（推劇 > 的#«，岑蕙同 ■ im \) 的報寅，_?」 

陳曉微。 

」岑蕙問。 

^因爲英美的戲劇我知道得多一點 。 我以 m 沒接觸過俄國的戲劇。據說，（櫻劇》不 
易導，也不易演，當年在俄國演出^，初時都連番失敗。」 

「獅月你對俄國_也摘獅！」也嘯輕！」 

「怕困難嗎？」岑蕙側额，含笑地, 

她這個姿態的確是富有激陳下了頭，不再做聲了* 

「就定下來了，是嗎？」她問。 

j 「不過，請你們幫_»」 

「那當然，」岑蕙溫柔地看了他一©，「我們互相幫助。」 

後來，他們又部署了一下工作：（櫻劇 > 初步定於下學期開學後第二個月演出， ( mi ) 
定於本學期結束前一 m 月演出。由於《櫻摩:》已有了演員，他們召集演員重新安排工作。 

文娛時間只有 Hi 半俩，所以一下子就過去了。 

陳曉乾和岑蕙一起走出大禮堂。兩人彼此沉默地走了一小段路，岑蕙忽然說：「你前 
幾天在報章上發表的 < 芒果大道禮讚 >，是一篇別出心裁的散文。」 

生情的玩意，比起_ (紅 w 歌）相 ■ 止千里！」_乾衷心_ • 
「你過獎罷啦！」她淡淡一笑，「這是我的專業習作，談不上有甚麽新意。」 

彼此又沉默地走了一4殺路。岑蕙忽然又開口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對你的那篇 

r 我正想向」他高興臟。 

「應該首先肯定，這是一篇藝術感染力很強的作品，它反映作者對社會主顏國_ 
愛，通過人們天天見到、習以爲常的事物，熱情地歌頌了社會主義。林蔭大道兩旁整齊 
排列的芒果樹，果實累累，舉手可摘，但沒有一 SAire 們產生私心，連 / j 嗾子也那麼 
守法。這樣的街景，在舊中國，甚至是在全世界，都是不可能有的。」她停了停，然後 
繼續說：―這樣的作品是上乘之作，是很難對它作甚麽挑剔的。但是，正如李白的（清平 
調> 一樣，你的這篇作品有點粉飾昇平的傾向！ j 

r 粉飾昇平？」他甚感意外， r 難道我們國家的現實不是這獅馬？ _ 

「我們的國家，解放還不到七年，在這段時間，前五年的社會風氣不錯，尤其在一九 
五三年和五四年，生產上升，人民生活安定，但自五五年肅反以來，社會弊病日漸顯露， 
難道你沒有看見？」岑第說得十分嚴肅認真，雖然陳曉乾發現她險 h 隱約還有點稚氣。 
■腿 * 讎香獅來一年多 * mmmrnmmt - j 
「如果你是個有心人，你就一定會發現這個苗頭。例如：從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多了， 
城市裡的流浪漢也多了，城市治安也差了，你說，街道兩旁的樹上芒果沒有人偷’那只 
是兩三年前的事實，現在則完全不是事實了。據我所知 • 市政局已加強派人巡邏，並經 
常抓 PW 、 偷。你沒注意到，最近芒果樹腳已加上了一層護讎絲網嗎？」 

「腿，不管怎職，淺本主義國家裡，飽不會麵道兩娜！」 

「你似乎滿足於和資本主義國家比較。但是，■注意，這種情況是繼觀展呢，還 
题步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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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_番話多廚刪 ! 他忽然想：是不明的女孩箱繼杞 
人憂天呢？不過，董老師也有同樣的想法。 

看見他沒有回答，她維彌往下說： 「這 種節腳月了甚_ ?它說明了我們國家並不 
是縫正_娜發展 。 」 
r 難南_鍾？」 

r 我只講一^,」她梢爲放慢了腳步，「去年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就如實地反映 
了這個嚴重性。她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二次世界大戰後 * 世界各國，特別是 
捲入戰爭的國家，由於經濟備受破壞，都要實行配給制，例如英國，每人每周只配給一 
隻雞蛋。但是，經過三五年的努力，都先後取消了配給制，而且經濟的發展突飛猛進。 
反觀我們國家，前兩年的經濟還好，去年突然實行糧油定量配^，這難道不說明問題嗎？」 
「_了藤問題呢？ J 
「_ 了我■經濟職有問題。」 

「可 是，我們不能因有缺點，就不去明的一面呀！ J 
「問題不是在於歌頌光明，」她梢爲提高了聲調 ，「我 們中華民族已積弱了一百多年， 
今天》復興神的任務 * 責無旁_粧我繼一似身上&任重而_ >我們可以稍 
有鬆懈嗎？我不明，腿，如果腿了不苗頭時，鑭而不見地歌頌 
趣* 麵乍用” 

他_地纖著。 

「中國有4老話：親者嚴，疏者寬。我們應該按照遥_神細事 。 」 

多麼撤勧啊！腿*他會鹏說刪乍品是粉飾昇 z mats s c 
不過，出於禮貌，同時又快到食堂了，他終於沒有和她 。 

(七） 

周末黃昏，寇蓮娜特意約陳曉乾池咩。 

陳曉乾借此機會，向她打聽一下自己申請入團的事。 

「關於你申請人壩的事，我曾催問過卜雲幾次，據_，你還有一®問題未調査清楚。」 
「我個人的歷史是很簡單的。還有哪些方面不清楚的呢？ J 他搔了搔頭 • 自己問自己。 
「你可把問題想得寬一些。重要的是要向組線索。」寇蓮娜啓發地說 9 「你 
再好好想想，還甸那些地方沒有向_交待清楚的。你也不必焦急，當然也要抓緊。」 
他不好再追問，就沉默下來。 

要是要和你_-*賴題， j » 「有，埋論， 

認爲愛情啟轉_永1&^® 。 我想機_意見，」 
r 麒谢喊然對這個問尼？」 

「你 如果留心籲報，就會察覺到，目前中存在一種自由化的傾向 。 這可會提受 
東歐一些國家的影響。其中的一種傾向，就是以愛情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來反對社會主 
義文學。」 

「題？」陳曉乾感到有點突然，因爲他本人歷來也認爲，愛情是人類整個生活中的 
一 «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學藝術既然是反映生活，自然離不開愛情這個主題 。 「但是’社 
會主義文學麵也不排斥愛情這個主題的呀，（南征北戰》那樣一 § r 纖爭影片，也有愛 
情__! 」 

「不錯 。 但是，馬克思主義文藝並不把愛情作爲永_主題，也就 m ， 在將來，到 
了共產主義社會，愛情不再存在了，它也許會被另一種東西所代替。 ip® 是麵段，社 
會主義文藝，也不把愛情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主題。它描寫愛情的目的，是爲了深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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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思想 。 」 

_我向來不甚注意這個問題 • 更沒有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観點去分析過它，所以我_ 
高見。 _J 

「校傳部定於下周末下午雜這個專■指 II # ，領導要我參加。你知道，勸 
社會工作很多，學習也緊張，所以沒有時間去深人思考這個問題。你學識廣博，思想敏 
捷，只要你盡情表達自己的觀點，餓受 i 幡發，我就可以動筆了。 
r 不過，你要先啓發我》」 

「好。 但你也不必有 W* , _她忽然®*了笑，你怎豐樣，你不 
明白？ J 

他聽了這,不知道怎的，耳根發熱起來，不期然低下了頭。 
r _主赫一 尤其慰士觸發展 • 魏赋前進的 * 

後一{固螺旋周期比上一®周期更先進 》 以人類社會發展爲例，共產主義社會無可比擬地 
比原始共產社會先進，雖然它具有原始共產社會的基本待點：公有財產，沒有人剝削人 
的現象，各盡 pwg ，等等… 
r 這聰情又雜棚刊尼？ _ 

「怎康沒有相干？」閃，激昂_:「愛情是私有制的_。 mcm^ 
在原始共產社會裡，是不存在愛情這一現象的，男女的交合 * 只是一種本能的生理現象。 
到了共產主義 Si 會，隨著私有制被徹底消滅，愛情也將隨之而消失！」 

「你 是說，將來真的會出現像反動派所污 m 共妻現象？」陳曉乾瞪大了雙眼。 

「根本不雜共妻的問題，因爲到了那瓣候，也不存在夫妻的關係了，家庭作爲一 
個社會驄 • 不復粧了、 

一關於在共產主雛會裡家庭不存在的問題，恩格斯有編述，」陳曉乾說，「但是， 
我還不清楚，那個時候的人類，是_繁^?§3下一{猶？」 

「補恻地、優選地實行人工測台。權爲公共所有。這是第一步。」 

「這不是觀、格斯批判®馬？」 

「在 J 1 個問社，杜林’因爲，家庭，赚果只能是如此”地忽 
然吩咐說：「這只 是我們兩人內部討論問題，你不要對別人說俩！ J 

「當 然。」他點了點頭。 「恩 格斯也沒有提到家庭被消滅以後，如何繁殖和管理後一 
獅問題。 J 

「其 實，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男女交合不復存在。」 

「男女交合也將不復存在？」他感到驚呀， 「你 是說，不存在 ㈣的問題了？ 」 
r 這又得回到剛才隨納事物螺旋式發動問題上來。鹏上的生物最初是單細胞繁 
殖的，後來發鹏雌雄同體，以後才是雄雄分體。將來 t 勺人類也有可能沒有性的區別。」 
「那麽，不是會絕觀馬？」 

「不會絕種的，那時，線可以用合成的方法去繁殖 。 」 

他不得不佩 s 锁^豐富想像力。 _ 但是，? . 

「我 國古人所說的 『食 色性也 』 ， 高度傲舌了人類在共產主義谐段前的持點。但是， 
正如都雜更高級的東西所取代.飾色也一定會敝它們更吸引屬範所 
取代。 iHtMS 法！」 

看來寇蓮娜的話甚有道理，因此，陳^想不出有力的話去反®她。他不禁問 ：「你 
打算用參力」 

「 a 怎會尼？」他一點，「觀賺搬有對刪 ai * 過 ， msmm 
老而不。你知道，這是大大超越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人們不說你是異端才怪呢！」 
r 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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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是的。如果•他們贊成這種思想，他們對於男女關係，對於所謂貞操，就不會那麼® 
視了！」 

陳曉纖出娜:話似乎锦输 wtjs\m : 「那 麼，制了算以甚麽論點參加辯論呢？ j 

有$^*意 • 現驻要 sgwm 點7 ^ 

其實，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去分析問題，陳曉乾仍遠遠落後於寇蓮娜。他當然沒有提出 
高超的見解。後來，兩人討論了一些文學原理之後，就回去了 • 

(A) 

參加〈愛情是不是文學的永? >討論會的人並不躁躍，而且，主張愛情是文學 
藝術的永的人，多於反對的人，雖然主持討論的人在最後總結時，批判和否定了 
那種觀點，但說服力不足，因而沒有弓 I 起與會者的聚刺反應❶ 

陳曉紇參加了這個 » 但可惜他册舰始 
終沒有使他信服❶ 

然而，由學校學生會主辦、中文系鍾昌教授主持的戲刺講座 • 卻吸引了不少同學和教 
工參加。 

隨後文科舉行有關辦臓_學術討論會，更^分熱烈 • 

陳職代表學校!1»趾發言 • 他指出： 

之一，爲十九世 ㈣ 大利名演員薩爾維尼所創立 • 爲蘇聯戲刺家斯坦 / g 靳拉夫斯基所發 
展。該學派主張在表演藝術創造過程中強調感情重於理智，演員在表演時應生活於角色 
的生活之中，每次演出都要惑受角色的感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強調表演藝術必須以內 
部體驗(感受同角色相類似的感情)爲基礎，將內部體驗§程視爲演員創作的主要步驟。陳 
mmm • 這種表綱論 > 是辟馬克思主義的反魅主文藝源姓 
活、高於生活的觀點是一致的。一個演員要真正做到進入角色，就必須熟悉角色的內心 
世界，並努力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轉變爲角色的內心世界，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與工農 
甜成一片。 

他發言完畢，與會者發出了熱野釣掌聲 《 他看見寇蓮娜坐在前排，鼓掌得特別起勁。 

出乎_乾意料之外，跟著發訓是彬鳩 《 

主鍾昌教曽出，彬 j 者作爲 a 科同學，要求發言， 

慌不忙帽踰： 「_： m ^ 乾同 w 發言，槪■介紹了體驗_■的 
理論。我沒有專 PW 究過外國的_應綱論，所以只能結合自己對中_古典獻劇的一 
_會，談一些外行人的看法 • 

r 文學®活' * 識要求作家深入生活❶但是》 

作爲演員 • 表演藝術家，是否一定要直接生活於角色的生活中呢？我看不見得。例_ 
演漢代蔡文姬的演員，就不可能生活於角色的生活之中，而飾演明代#胙家湯顯祖所著 
(牡丹亭〉中杜麗娘的演員，不可能也不必生活在角色的生活之中 • 對於表演藝術家來 
說，適當地下鄉下廠，接觸工《*是有幫助的，但不能過分強調，因爲一®人的生命有 
限，對於某些表演藝》?«來說，藝術生命是很短促的，如果} as 多的精力和時間放在長 
期勞動和應酬 im 兵上，是很難培養出像梅蘭芳那樣偉大的表演藝術家來的。事實上， 
侯寶林那樣的一流相聲表演大師，極少生活在工之中，但他演工農兵，卻比任何相 
聲演員釘要傳神。 

乍家，尤其是歷史和歷史劇作家，以及科幻 /jg ， 就不一定要深入 
工廠、裊村和兵營才行。當然，作家的生活經驗越豐富就越好。我的意思只是說，不要 
作強迫性的規定，要顒其自然。硬性規定會成爲形而上學、教條主義，有礙我國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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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發展 。J 

林發言雖不太系統，有些地方也不太明確，但要點是清楚明白的，也 
是: a * 。由於背離了毛主麟文 ssm ，陳曉麟■了一把汗> 

果然，隨後的幾位發言者，都集中火力觀點。他們認爲，请的論點 
飢驗全 > 侧 OitbK 否定社會主馼傢深方針- 
陳曉乾坐在寇蓮娜旁邊。他問她對林/〗_觀點有何看法。 

「不會全沒有 ■ ，」對他耳語，「腿，_芒战，遲早是要 

j 

「她■治 ±^ jft 了。」 

「腿，我搬得_於成熟，自己的思考問題❶」 

「過於自信，過於隨時表明一己之見，這就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現 。 」 

「你比我讀長幾歲，政治上爲何如此穩重呢？是不是因爲你是共產黨員？」釀乾 

' 黨員是原因之一，但並不是主要因素 t 林 d 者也是共產黨員，但她就比不上蘇厚永。 
蘇厚永比許多黨員要成熟 • 」 
r 主麵原瞒? _ 

「這得要老而不的愛人了！」她的話音中混合著自_無可奈何的味道，「他 
在這方面的確是經驗豐富，他有一句座右銘：對中央的一切方針政策，理解的要執行， 

行。职不照胞罷了。懂嗎？ 一 

* 麟_有一 assw ^ i 。他不再做聲了《 

最後，由鍾教授作搬發言，織：「我們的開得側？。桐嗜同學提出了一 
些觀點，大多數人不同意。這也不妨。其實，這個問題歷來都有爭論，今後我們還可以 
作進一步的探討。不過，依我個人的看法，無論甚麼問題，如果絕對化了，都會成爲形 
而上學。_ ， 西洋翻奉爲教働 『三一 律』’ ' 職、唰三者必須 

完整一致， IPS # 跟於單一的&事堉節，故在一^地點，並於—天內完成。 8 *三一 
律』有利於劇作情節結構的®練集中。但作爲一種規定，貝 m 爲束縛劇本創/乍的清_ 
律。十八世紀以後， 『三 一律 』 受到浪漫主義作家的反對，遂被打破。中國的傳統戲曲， 
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這個 ? H -» j 辦事。我國著名戲曲家湯顯祖，生於明朝的一五五 
零年，残於一六一六年，比莎士比亞大十四歲，與莎翁同年卒 < 他的（臨川四夢》及其 
他劇作的成就，就完全不遜色於莎翁的作品 。 但他從來不 _「三 一律』爲何物，那時， 
* ■三一 律 j 獻問麵 ！』 rm 

鍾教授是個學識淵博的人，陳曉乾十分欣賞他這番話。但寇蓮娜_:「鍾昌教授也 

! j 

「他是個文人，提出學術上不同的見解，不算政治上幼稚吧？」陳曉乾不同意地說。 
「在我們的社會裡，有哪一樣事物不涉及政治的呢？毛主席_:『各種思想無不打 
上階級的烧印。 I 文學藝術的親點，就更是$眦！」 

「毛主席不是■顆鹏放、百家待馬？ _ 

「不錯，但要在共產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指導下進行，」然後她»導_:「，尔忘記了， 
胡風不也是文人嗎？社書談的不也是文藝問題瑪？其結果你是知道的。」 

散會時，陳曉乾感到迷個。照寇蓮娜的說法，一^所謂討論會抑其實都是多餘 
的。他記得董志強老師在越秀山上說過，人們的思想將會被禁網，看來不是 tdx 憂天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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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開始後一 f @ 月，陳曉乾才收到丹正的回信。回信雖然很簡短，但感_仍然十分真 
摯。她告訴他，她正抓緊時間攻讀，以期早曰完成學業。之後，陳曉乾每隔兩周給她寫 
信，主要是向她介紹他的學習情況和一些思想感受，信中自然提到林小春和岑蕙以及他 
參加學校辦社之事。今天他收到她一封罕見釣長信 • 內容如下： 

曉乾： 

我記得，這是我在本學期給你的第三封信 = 趁復活節(中國對這個節日可能是完 
全陌生的鋼 * 揪半天寫謝你 。 

我們系有1叫 Owen 的教授，讎然是個經濟學家，働中國的政治敝化甚 
感興趣，可能是因此之故，他對我的學業很關心，給予我的幫助和鼓勵特別多。不 
知道他從哪裡弄來許多有關新中國的資料，要我代他譯成英文。這幾個月來，我抽 
空譯了十多萬字，這對於我的中英文水平，平以及獨立工作能力和分析能力， 
都有很大的禅益。使我興趣盘残的是，通過翻譯這_些材料，我^不斷了解中國的政 
治和社會情況。現在，我並沒有因爲遠隔重洋就與你越來越疏遠，相反，似乎越來 
越獅了 。 今後雜麵爲 owen 

從你的來信中，我知道你對你的學業、你的生活、以及你的工作(學校粧劇社副 
社長的工娜十分投入，這使我感到+分高興和放心。 

你所提到的兩名才女，嫌你說，雖然你傾向於同意她們的觀點，但你覺得她們如 
此鋒芒畢露，將來可能會摔校的 = 這倒使我有點糊塗起來了 * 我們以前經常談論五 
四時代的青年，他們那腔愛國熱忱，那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不是時時令我們神往 
嗎？林 zj 者這樣女孩子，家莛背景與社會關係和中國革命有如此深厚的淵源， 
又具有濟世的抱負， sms 表自己的_，又怎芒畢魏？ ■ 翻譯餅 
時，也時常碰到毛主席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格言。 
既然如此，她又怎 JS 會摔 K 3 I 尼？我覺得，你的思想似乎變了。熱愛社會主義祖國， 
熱愛新社會，並不等於對其缺點，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醜惡現象，視而不見，_ 
不聞。你提到岑蕙弓 I 用的兩句話「親者嚴，疏者寬 J ，的確是肺腑之言。我在這裡對 
你發表這番謙，也是從這個原則出發，供你參考。 

你 fet : —封信中•引用了「曾經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J 兩句詩，表明你 
雖然做了離極有才猶散，但網 I 不起你愛嫩破瀾，其原_ ?賴曾經 
_ !然而，你卻沒有說，你曾經過怎麽樣的滄海。我到倫敦大半年，追求我的中 
西男士，不下於十人，但齡如止水，我似乎也有「曾經搶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 
是雲 J 的感覺。 

然而 • 我 m 甲 r 存在決定意識』這句話去看待我們的未來*我的社齊存在，從 
根本上來說，沒有變，雖然我離開了香港到了英阈，但兩地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 • 
所以，我的意謙是不會有多大的變化的。但你就不同了，你的社會存在變了，一百 
八十獅變了，事實上，現在你已經開始在變了❶ 

外國有許多人把中國稱爲「竹幕」，稱共產黨的思想教育爲「洗腦」，這自然是敵 
視的言然而，如果剔除敵對的成分，其中所包含的內涵是不無道理的。 

「我 m 陶糊(桃花源記〉，_臟世雌餅邦规會, 
那裡「_交通，雞犬相聞 ™ ……男女……怡然自樂」 ， 但它同時又是個封閉式社會， 
「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 am 也』。那次我和你參加內地的高考 • 到過赛州一次，雖 
時間短暫，來去匆匆，但已經感到中國社會的封閉性。既是封閉社會，獨立性必強， 
與外界的差距必越來越大。 

共產黨的宣傳教育工作，據我從翻譯的資科所知，收效甚大，這點也從你身上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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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體現了出來。0»駐義黯就 一 ftff 人，它自然是灌道 
德觀點，對舊一輩人就#「洗腦」不可。經過「洗腦」後的人，自然與外界的人的 
思想大❶ 

基於上述原因，也由於要繼續了解你、關心你，我更要抓緊時間，把一天當兩天 
用，除了學好攻鎌之外，也盡量通過 Owen 教授給我的資料，深入了解和硏究中國。 
你不認爲? . 


我打算^用暑假多硏究中國的問題，其目的不僅僅是爲了我自己將來是否要回中 
國工作的問題，而且也爲你將來畢業後是否要留在中國準備提出中肯的意見。所以， 
暑假我不回香港了。還告訴你一®消息：我已在大學圖書館找到1兼職工作，相 
信到雜時可上蕭.卜程回香，到_們見面才吧。 

臨風佈意，希多珍重。 • 

你親 sw 纖丹正 


陳曉乾看完這封信，既喜且憂。喜者，丹正果然聰明絕頂，她雖遠隔萬里’卻能那麽 
透徹了解中國；憂者，她似乎與林 / Jn # 和岑蕙的思想看齊，如果她將來回國， 一 定會碰 
到許多政治上的麻煩，而從她 w 來信來看，她是否要回來，現在思想上已產生了動搖。 

不過，想繼是兩三年或間以励事，他爐慢撇下了這個擔心。 

(十） 

由岑蕙藥寅、《推銷員;十分_ ’從演員_技、語言、燈 
光、佈景等各個方面，都達到了專業演出水平。學《«*這_劇到赦化宮公演三個 
晚 h ,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評。岑曉乾聲名^校外，竟有專業劇團邀他們去加盟。 
他們一心拘學，自然了。 

由於戧劇社聲譽日隆，外面有甚麼從外地來的劇團演出，優待票送來。同時，參 
加戲劇^的同學，也越來趨湧躍。學校把大禮堂的整個地下室都撥給了戲劇社專用。中 
文系的鍾昌_被正式聘爲戲*®土的顧問。 

陳曉乾的社會工作多了，自然是忙碌起來’但他反而覺得更有意義。 一 群青年男女， 

互相關心，互相麵，魏搬，這樣的大集體，怎不令也翻溫暖？ 

他觀岑蕙並不是如他撕所想像的那麽憤®^購覽群書，纖豐富，瞧惡 
如仇，性倩耿直，她從來沒有在背後講過別人的閒話，她有一顆坦蕩透明的心。唐尤麗 
說她「石美人」，是理的。她演繁濟除^溫情脈脈的感情，那種異常豐富的 
內心世界，使人產生一個印象：她是個多情的少女。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她從來不談 
論春撇月，本身也沒有任何緋聞。這一®,讎曉乾對她更加敬重《 

從岑蕙身上，陳凑乾聯想 e 林 / J . :她可能也是這樣的一 ® 女孩子，只不過是自己跟 
她接觸不多，麵了解不深罷了。 

漏*越纖多 Ait 求岑蕙： ㈣ 完全可以這樣多才多藝' 赃少女* 
誰不喜歡呢？有些人明知她高不可攀，也徒費精力與時間，寫了一封^封沒有回音的 
情書。 

不過，陳曉乾沒有想到何家昌對她發了狂，竟親自多次懇求他介紹與她認識。陳曉乾 
惬他不過，雖明知岑舰不會看上他，答應■末鮪恤他介紹。 

周末下午，陳曉乾預先約岑蕙 I 免 hfJ 大禮堂跳舞，岑蕙一口答應了。 

當釀 mh 到達大禮堂時，岑蕙已先到，她身邊還有好幾位戲劇社的同學。何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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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已先到，他站在離開岑蕙不遠的地方，看見陳曉乾，臓急步走了過來。陳曉乾領他 
到岑■前，自然而大方麟他齡紹。 

「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何家昌結結巴巴地使用這種 I 司語，岑蕙聽了不禁失笑。 
何家昌以爲岑蕙讚賞他的詞令，便得意洋洋地說：「你的大作《何處有香丘？》連林 
黛_《葬花辭）也望駿及……— 

聽511舞樂響起來，何家昌急 ft ' 亭了口，趕快做了個姿勢，請岑蕙跳舞。不料，岑蕙竟 
掉頭不顧，卻微笑珊陳曉乾說：「我們跳舞，_?」 

於是，陳_與岑蕙翩翩起舞。何家昌木然站著。但納悶了一陣，忽然面露喜色， 

「猶聽說過，惯舞是一流好手，」岑蕙神采飛揚地說，「我早就想領教，可惜一 
直沒有機會！」 

「你過獎了！」陳曉乾謙虛池說，「你是個藝術天才’講到跳舞，我要拜你爲師才是。」 

「你 XI ®!®客 g 了笑，沒有半點「石」的神態。 

「怎麼以前鄉臃？」他問 。 

—我是個內向的人，雖然我樂意參與各種社交活動，但只是作爲了解人生的手段，並 
沒有麵一觀交別熱衷、她握娓道來。 「加 上進校之初，我要抓潔時間熟悉大 
學生活，而且，令人討嫌的事也不少，所以就沒心思剌靡了。」 

陳曉乾本想問她有何令她討嫌 i 事，但想起唐尤麗的介紹，他就不做聲了。 

■ 了一下， mmm :，搞起_社，就更忙了，要不是下^{尔^，我不 
會想到要來的°」 

「謝謝你的賞面。-他看著她笑容可掬的浪蛋，秋波流動的雙眼，不禁衝□而出地說： 
「有规尔是 『石美人广 其實鍵天大!」 

她突然收敛了笑容，眼波也停止了沆動。「『石美人』？不，並沒有誤解。有诗候，我 
的臟 g 妬心腸的人哪！不，籠不敢當了。」 

「對於一些無聊的人，應該鐵石心腸才對，如果大發織，就是喪失原則了。」 

「謝謝你」她的臉色通和起來。 

當下 一 舞銷 g 起來時，何家昌還來不 SLh 前邀她跳舞時，她就已經十分大方自然地 
泣著釀乾的手，對随舞來了 c 

「石美人-對自己如此垂青，陳曉乾^已、底裡立刻產生了一陣感激之情，於是，他就更 

r 你雖然很少跳舞，但舞藝卻極高，可見你是個十分聰明的姑娘！」讎揚說。 

_其實，麵是女孩■雜，虹_語言是娜子的■一樣，是很容驟上手 
的。」歇了歇，她忽然問道： _ 在你看來，我『石』的成分多呢，還是『土』的成分多？ j 
酬「在你看來」時，_另鍾了語氣。 

又是「石」，又是「土」，陳曉乾起初一^摸不著頭腦，後來細想一下，不禁菜然。「認 
識你這麼久了，現在才矢随你的！」 

「你黻有回答我的問題呀！」聽然雙眉一蹙， 

而腳個嫵励樣子，的廳異常動劾。 

「我不是回答了嗎？」看 Uf ® 自己這樣，一股腦仇霄雲外 
去了。「『土』人是不會這麼塵得說風趣話 ev 」 

『土』 ， 大 tittfe 不_了。_ »§爲得了一下，「那麼，在你看來， 
我是『石』的成分多了？」 

「在我看來，」陳曉乾學著她的口吻，加重了語氣，「在你身上，我找不到一絲一毫 
『石』的成分！」 

「你不要騙我’啊？-她側著頭，把/」螨一撅，半撒_■:「我得先告訴你，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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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尊是挺，我爸爸自颂 G 我寵壞了！」 

「你爸爸是做甚麽的？」他早就想了解一下她的家庭背景了。 

「我爸爸是個物理學家。我是獨生女。由於爸爸過分鍾愛，就養成了有些人稱之爲『石」 
的性格” 

後來，他們又連續跳了幾個舞，談了不少創作的題目，越談越投機，越來越沒有拘束。 
陳曉乾已把何家昌完全忘記了。 

當最後一®舞結束，人們準備散去的時候，岑蕙仍然拉著陳曉乾的手，領他到禮堂中 

了一獅色特別錄色舰，:「請«1朵 

麵乾不禁愕然 。 他從來沒有爲女孩子頭上插過花，更沒有當眾這樣做過，因此，他 
■猶疑不決。 

她那雙蒙上一層霧一樣的眼睛，幽幽地注視著他，彷彿在說： - 請^傭害我的自攀已、！ 

陳曉乾不由自主地把那朵金黃色的菊花摘下來《岑蕙側著頭讓他把它插在她的秀髮 
上。 

「謝謝你！ j 她興高采烈地拉著他的手，向門口走去。她似乎是完全忘情了。 

陳曉乾無意中回過頭來，看見何家昌滿面怒容地瞪著他們。但是，他已身不由己了。 

爲了這件事，何家昌大爲不滿，說陳曉乾不夠明友。陳^倒不甚介意，只一笑置之。 
但使舰到是，自爾咖後，岑簡他刪沒有腿魏了。 

(-f—) 

陳曉乾指_锎（摆挑園》後走出大禮堂，湊巧碰到唐尤麗。 

「陳曉乾，我正挪重要的_對織 。 」 

「重要的事？」陳曉乾一向喜歡跟她開玩笑，「對你重要還是對我重要？ j 
r 當然是對你重要 -j 她一本正經地說* 

「那巴！」 

「岑蕙對你怎樣？」她突然問。 

「甚麼怎樣？」他不明白地反問。 

. 對_睐熱？」 

「觀怎、輸尼？」讎了獅《 

「你要從實招來！」她合嘴微笑。 

「大 約是上月的事吧，在一個周末舞會上，」陳曉乾老實^ 了，在這等問題上，他 
對唐*坦白， 「_ 岑蕙去 o 你 瓣 ，家昌的。 當 mi ’ m 
我可麒情似火 > 還要我©?«髮±«上一朵金锨… 
r 後來呢？ j 

「第二天，當我看到她時，她竟然有點羞答答的，但自此以後，她卻好像甚麼事也沒 
有發娜常一樣。」 

「不鄉1，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她爲甚麼會有那麼突變。」他稍爲頓了頓， 
mm :我想’猶何家昌， iw® 我作擬牌’使何家昌讎 
而退《這也舱她一貫的性格。 

「靦象，」唐尤麗咬了一兩唇，「內情並不是如此。」 

「你_內情？」他急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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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知道，」她賣了個關子， 「這個 動胜的 轉變， 還是由我來導演的呢！」 

「請 巴！」他懇求道。 
r 你用甚麼東西來酬答我？ j 

他想了想，然後說：「送一本 George Eliot 的 TTieMH on the Floss 給你，成了吧？」 
「好， 我先^你！」她高興雛了起來，雙手勺右手臂 * 

「1*^0巴！」福開_手。 

「事 情題樣的，晒尔二天，談起你來°」 

「看你焦急成這個樣子！」她用手指 srr —下働臉，「你原來是個見異思遷的人， 


好不以！」 

「麵舌識拖泥帶摘！」讎，「你懷位舰候選人纖鄙人來，我怎不焦急 


呢？」 

聽見陳曉韵 G 她與岑蕙並列爲校花候選人，唐尤麗不禁喜上眉梢。 「她 向我打聽你的 
性格和家庭情況。她當了學校戲劇社社長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們交往較多，但我從 
來沒_她問起或談及某 H 立男同學。看來她對你動了真情了。」 

厂不一 定吧！她也問纖何家昌人， fiaM 不說明麵何家昌有何好感 。 J 
「怎 麼同呢？」唐尤麗做了個鬼臉， 「她 問起你是否有7女朋友呀！」 

「你怎麼答她？」 

「鮮想不說，腿……」地忽然 fff 主了 * 
r 腿甚_?」 

「但 是，我不想你 」 

「我離你弄糊塗了！我怎會呢？」 

r 纖那天社我也在場 。 你鰣如醉_ >而岑蕙貝陌分之百忘 

了情，我們旁觀者個個都看得一清二楚，要不是一個是我們學校戲劇社的名旦，一 fi ® 
香港回來的齡•’人們怎激相信自己麵看到如■曼?一麵？」 

「真 的娜麽引人注目？ J 


她繼續說： r 腿然對你情有獨鍾，如果我隱瞞事實，她會怎麽樣呢？其結果會怎麼 
樣呢？她是個自尊 L 趟強的女孩子，如果她深箱情網，一旦發現表錯了情，她甚至會自 
獅 。 而減 * 結果也不妙* « . 

他本來想，他 ㈣ 麵本酿有女明友，而只有 HS 肽朋友的懸還要_ 
。但是他還是忍住了 。 他只問： 「腿， 讓你不想我佔她便宜有何相干呢？」 

「怎 搜沒有？入了你的情網，她一定#®你_、_的，這一來，你不是 
佔了贈麵馬 

r 散與鮮人有何相书尼？」 

忽然 js 了棘 ， r m-mmmmmjm 



你真坦.白 


陳曉總賞 



不過，你說了老半天，還沒有說清®她怎麼會突 


然邱删|胜的轉變 


「我 如實地告訴了她，說你在香港已有了仙般寿^女朋友《我還告訴她，我 
曾白費過心、機！」 

「你舦多事了！ J 

r 你廠滿，你應該是。如果我不這樣，讓你們發展下去，你們嬉收場呢？ j 
細想之下，他覺得》^賄道理，更■鍾不 SHS 只軒識大 
孩子 o 


「 我答應迭一本 77 ie Mi ! on the Floss 給你，不就表示我對，尔感謝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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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陳曉乾和蘇厚永到系辦公室，看到辦公室前面的告示板上，貼著一張紅榜 * 內 
容是： 

我系講師范書臣同志，解放以來，積極參 ( Eg 想改造運動和歷次政治運動，熱愛 
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主動靠攏黨組織，刻苦改造世界觀，把立足點移到了_ 
階級方面來 > 系黨支部根據范書5同志的申請和表現，對他進行了長期的考查，最 
近系黨支部已通過他 M 入黨申請，並報學校黨委批准。希望范書臣同志入黨後，戒 
騎戒躁，更加自覺地改造世界觀，爲黨的教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 S 大學委員會外文系支部 

蘇厚永對陳曉乾說：「你知道爲甚麼這個時候吸收范老師入_?」 

「我 告訴你 hs 內部消息，不過你不要告訴別人。 j 蘇厚永放低了澡 n :「今 年四月 
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謂 s ，題目是（論十大關係 〉， mmxm 

業的關係，沿海二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 
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 
關係，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 •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中心問題是要處理好這十 
種關係中所存在的矛盾，把黨內外、國內外的一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 
全部調動起來，集中精力搞好建設，把我國建設成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當前，黨 
不是向全國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嗎？現在吸收范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入黨，正是爲了 
適應這個需要。過幾年，當我國的建設事業蓬勃發展時，我們這些人就成爲主力了》」 

「那麼，你入細問題，_就可以撤了？」 
r 我的情況比本人的態度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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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乍暖還寒 

(一九五六年七月——九五七年二月) 


_間， 一; ^ le 六年暑期已到。 » 但他不像初進 
大學時那麼沾沾自喜了。他自感在政治上成熟了許多。他周旋於寇蓮娜、蘇厚永和林小 
春、岑蕙之間，學到了不少東西。 

不過，使他惑到隱約不安的是，他的人團問題似乎並不顒利。他提交入團申請書到現 
在，已經有一^半了，但從來沒有一人代麵支部跟他正式談過話。雖然寇蓮娜曾和 
他談到他申請入團的問題，並告訴他團組織對他的一些問題正進行調查，但她並不是以 
組織的名義跟他談話的。他想起蘇厚永也曾多 m 到要他多寫申請書，也許他的話是對 
的。但他又懷疑， 一 而再再而三地寫入團申請書，是否真的表明一 Aia 切要求入團呢？ 

—天，陳曉■經大禮堂時，唐尤麗忽然從裡面走出來，叫道：「陳曉乾，我有話要 
跟臓！」 

「有甚麽要緊的事嗎？」陳曉乾停了下來，問道。 

「我告訴你一{牛事，」她輕輕推著陳曉乾向前走， 一 邊繼._ ， _ 聽說馬列主義教硏 
室的董志強老師和生物系的林 /_]• ,正在籌備一®中國問題硏究社，你知道嗎？」 

「_所聞。」 

「聽說學校當局十分反對，認爲這種民辦的組織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是一_政符主 
義 c 但董老師和林^屬他們卻堅持認爲，按照一九五四年憲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公民 
享有結社的自由。據說他們正草擬雜植職員 - 」 

「學校當局不同意的事，誰敢參加？」 

「岑醏綱人就敢參加。」 
r 滅？」 

「我是不會參力。你也知道我的政治理論水平很低，對政治一«半解，因此，也沒 
有麵參加，」她忽然問：「那麽你呢？」 

「我？我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岑讎仂和她一起參加呢？」 

他還來不及回答，她又繼纘往下說：「我聽到消息，他們專門找些有才學的人參加。 
你識有才學， 一 定會被列入首批發臟員的名單上。我子思想準備将 。 」 
「黨中央 u 绝主席天天都在硏究中國的問題 • 這些問題又何必由我們普通老百姓去操 
心妮？」 

「邏緝上倒並不是這麽，」她說，「黨中央、毛主席不僅硏究中國的問題 ， mwm 
其他一問題，但這不等於說，我們不需要設立各種硏究機關了。問題是：他們搞民辦 
的_ * 就^^國的政■度。 

「不符合我國政治制度的哪方面？」 

「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種專政是通過工 A 1 巷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來具體 
那讎要删共產励領導，不自由 { ww 馬？」 

想不到唐尤麗也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分析問題 > 
r 你不同馬？」 

他沒有直接冋答她的問題，而是說:「有 h 不太明白，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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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他不驅 tsm 來劈醒了。 

「對他們本身不會有任何好處，但是，有些人的行動就是那麽令人麵。不過，照目 
前的情況來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種傾向 - 」 

「一種傾向？你騄，中國到處都出現這衝?」 
r 躺。 

「我一娜錢不出 ■ ?」 

r 我爸爸樹絲同學' 舊職在全國各虹作，經常有_ * 所以我—些 。 j 
r 你爸爸有沒有介入這種事？ j 
r 不管。 

他忽然想起蘇厚永不久前曾告訴他，在東歐，特別是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資產階 
級自由主義傾向十分嚴重，如匈牙利有甚麽裴多菲俱樂部。然而，他又想起丹正姑姑寫 
來时^射長信所持的觀點，以及岑第所引用「親者嚴，疏者寬」的話，他不禁沉默起來。 
唐煩關心■臓：「我們賴要小 L 鑛。」 

^12點了點頭 8 

由於丹正暑期不回港，陳曉乾也只回香_、望爸爸幾天後，就返回學校了。 

不鄉,今年《^留棚游前返校的同學特別多，所以學 K 也不寂寞。學校的 
文攸活也_爲瀰。各系各專*種學果酷會，文赂系駐辦專會。 
天天有新的出。 

一天，校園裡 fiOctl —張與眾不同的大海報，海報沒有寫明主辦單位名字，只說八月十 
六日晚 h 在校園中心廣場舉行討論會，題 目是：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防止官僚階_ 

陳曉乾心裡知道，這是董志強和林 / J 春他們主辦的。但是，他有點不明白，自次 
越秀山聚會後，爲甚麼林沒有再邀他參 S 挪樣的清談會呢？岑蕙也沒有再提起這種 
事。是否他們覺得他與寇蓮娜的關係密切，而不敢要他參加他們的活動呢？ 

舉行討論會的那无 f 午，唐尤麗返回學校找陳曉乾，約他一®去聽聽》 

也許是由於知道林 d 请和董志強組織中國問題硏究社的人不多，而討論的題目又如此 
新穎，中心廣場舞台下面來了不少親眾。 

八時正，林 d 凑宣佈討論會開始。今晚’站在麥舰前面，莊嚴地宣佑討論會開始的 
林 / J 嗜，又》洧一種鼠度。她衣著仍然樸素但稱身，剪了一^齊肩的直髮，整齊而飄逸， 
獅了不少_ ’ mmmimmm »在麥舰面前，顯辭亭碰，讎_。 

第一®發言的是董志強老師，他沒有談中國的情況，重點講某一 fa 社會主義國家的情 
況，顯然是指蘇聯。他指出，這個國家已經 asi 了 一 is 官僚特權階級。他舉出大量的例 
子，說明這個官僚特讎級高高騎在人民頭上’嚴重脫離群眾。例如，一®工資 
肛人的工資高出幾相，各級領導人的收入，都在眾的收入幾以至幾百倍 
而他們享受的種種特權，貝 [ J 是無法以金錢的^準衡量得出來的。 

董志強的發言雖然沒有提 aj 令人信服的解^法，但是，由於 m 馬列主義教奶，所 
揭露出來的材料許多 ms 群眾聞所未聞的，他似乎弓 I 導人們去思考：中國是否有這種 

mu? 

陳曉乾自然也挪考這個問題，励結論是：中國的情況遠沒有蘇聯嚴重。 

領導人的工資約爲一百元 h 下，連待殊享受_東西在內，比一 IBHKXAfimA 高四 
五倍而已，而省級領導人，貝 (1 比一®縣級領導人高一至二倍，中央首長的收入，比 
省級領導人高1左右。這樣算起來，一 e 中央首長的收入比一名普通工 aw 收入只高 
十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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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曉乾忽然感到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肘部，他立刻轉過頭來，原來是李迎迎< 

「餅， 許久不見， 一 WW 利吧？」說 8 

「昨天才返校，今天就趕—《有生氣的討論會，真有耳福！」她看了一《«尤 
麗，然後語帶相關地問陳曉乾： 「怎 麽，樂不思蜀，暑假沒回香港？」 

_乾笑了纖： -«} (尔一樣，提翔來罷了。」 

唐尤麗大方地和她打了個解* 

「你覺得董老師的發言怎麽樣？」陳曉乾問李麵办 
「概 ，» j 
「我們中國存在他所說的_情況嗎？」唐尤麗問她。 

「當 MS 。」 

r 請舉伊臟。唐尤麗追問 - 

「如果把兩偃情況加上去，你就會看出我們國家的問題的嚴重性。一 S 各級領導人的 
收入與農民相比：要矢 ; Ei ,中國的農民佔了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 只有與裊民相比 
較，才能真正說明問題。據我所知，目前中國農村每個勞動力每年的平均收入不到一百 
元，就以一百元來計算吧，年平均收入爲一千元以上，加上持殊待遇， 
每年少說也有一 T 五百元，就 tb @ 眠的收入高十五倍以上；一名中央首長的收入就比一 

高幾僧了 。」 

陳曉乾覺得，她的話雖然是事實，但滅覺得不應那樣比較，不過他想不出甚麼有力的 
論 

唐尤鼸似乎也在思考著。然後她問： 「那 麽，還有另一點呢？」 

「那就是，我們國家的這種趨勢是在不斷發展中，這是問動要害之處，比如，在解 
放初期，對幹部實行供給制，那時幹部與工農的差距並不太大，但自一九五四年以後， 
差距就越來越大。今後還有繼大的趙勢，主要是在特權方面 。 j 
「_?」 唐尤麗似乎翻腦意外。- j 

_诗，歷史系一位男同學出來發言，於是，他們的討論就告一段落。李迎迎也離開 
找甚麼人去了。 

後_三位發言■觀，雖然都沒有 mat 志龇水平， 

引 Aff 目的。訊辦結棘，制■示’今關郵行麵的 StlSr # 。 

(二） 

九月開學以來， s 大學校園裡的政治氣氛顯得非常活躍。 

中國問題硏究社在大學的中心廣場舉行第二次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是（社會主義與個 
人辦卜 

到場觀 ft 的人竟空前之多。陳曉乾和蘇厚永也到場覿看。 

討論齊由董志強主持》桐港首先發言。 

林 / J 着認爲，個人崇拜孽生於任何性質的集體性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集懷性社會， 
也可能產生個人崇拜《但是，如果具有足夠的社會主義民主 • 社會主義社會並不一定會 
產生個人崇拜。她舉例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那裡個人迷信的傾向就不怎麽明顯。她的 
結論是，個人崇拜的存在與否，是斷定一 fgfd ： 會主義國家是否有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的 
重要標誌> 

跟著是哲學系的一 fe * 同學發言。她的發言雖然沒有林 d 者的發言那麼有條理性，但 
其中有些論點卻是新鮮的：某些人利用個人崇拜達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在封建社 
會中是屢見不鮮的，而被崇拜的人則往往 M 後被否定，又出現了新的個人崇拜。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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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個人崇拜是中世紀專制制度的產物，是極權的產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根本 
不®個人辦。既然腿個，織明這雛會主_問題。 

之繃有三個人發言， * 去實■會 
主義事物，把人民群眾對革命領袖的無限愛戴和崇敬，與中世紀和法西斯主義的個人崇 
拜混淆起來《他們的結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即使有個人崇拜的個象，也是群 
眾出於對領袖愛戴的表現。他們指出，所謂中國問題硏究社組織的這個討論會，動機是 
不勸 ， tmmB (社會主義與個人辦〉是贿污蔑働《 

討論會自然沒有翻 HB 結論。董£強在討論會結束時表示，討論會的目的，是朝 [ 
起人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產生重視，現在這個目的麵 【J 了 。 他主張討論時以理服 a , 
不要扣層子繊用護罵的方式》 

■宿上，蘇厚永問陳曉乾：「働騎_?」 

_桐嚕和那位女同學對個人迷励危害性的論述是對的 c 但她 m 爲，出現個人崇 
拜就表明這種吐會主義有問題，那是缺乏根據的 ◊ 」陳曉乾說》 

r 掰三個人的發言又$«« ? _ • 

「他,但可以不嫌彬 J 省 WWW 子。」 
r 你麟鷄多可得六+^ j 

陳曉 ㈣ 按麵厚永和 saw 的指導，翊額齦激問酗，估不到答案只得六 
十分。「那麼，一百親藤尼？」 

「個人崇拜與社會主義無關，」蘇厚永說，「斯大林晚年所犯的個人崇拜錯誤，是受 
舊朁慣勢力^造成的。這樣的答案才能得滿分。」 

_紐，林？」陳曉乾■有點麟，他似乎 

「#四月 < ak 日報》發_ ( >不®這_? 
你忘記了嗎？」 

「噢， 我 e 麼忘記了呢？」陳曉乾責備自己說。四月發表那篇社論時，曾引起了很大 
的震動。但在此之前，蘇厚永謝 es 個內部消息 ms 了他，所以他當時並不感到太震動 。 

r 照我個人的 ■ ，集體主義國人#^可紐 • 的確是比較灿》」蘇厚 
永說》 

口瞧體主義呢？」 

r 集駐義是對個人主義而言，它並不是政獅濡 e 社會主義是要逐步把 
生產資料收歸全民所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集體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 
義，也把生產資料收歸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也屬於集體主義，但法西斯主義國家 
是由一 / j 灑獨裁者掌握、控制，因此，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大獨裁者所有制。 
凡是集體主義國家，其權力一定高度集中在最高領導集團手中，尤其集中在最高領袖手 
中，因此，只要他喜歡，個人崇拜就會很容易搞起來。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就是明顯_ 
子幻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知的只有蘇聯，這說明，處理得好就不會出現個人崇拜 。 」 

* 紐對駄猶了 ？ _ 

「你沒有注意到，林 / J 啳她們的發言，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到斯大林嗎？他們是針對我 
國的。」 

r 我國有人搞個人崇拜嗎？」 
r 你有沒有這 tt 獅尼？ j 
「我感覺不出來。」 

「他們說，他們的討論會是要引起人們重視和思考這個問題，這本來是無可顚酌。 
事實上，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會製造個人崇拜，去達到個人的目的。不過，他們用這種形 
规活動 * 遲早是果的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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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l 樣，他們還賴樣卿尼？」 

「銷你 ■ ,當各國，這種情緒到其讎家，他 
們極力想擺脫蘇聯，實際上是要搞資產階圾自由化《林 d •他們是否也要搞那一套，我 
現不太賴 • 

蘇厚_ 了唐 mt 次向 ffiggem 害、。 

蘇厚永繼纗說： 「我 再織你 一 f @ 消息：據說，在河南、河■其他一些地方’出現 
工人和學生鬧事的事件，這些事情也許會蔓延開來。如果我們學校也有人鬧事，你千萬 
要沉雛氣！ « j 

瞧訖同意峨了_ o 贈認爲，賴按照憲餅備去 sea 
家麵和各脈府工作人員，鬧事是無肋於解^動。 


(三) 


十月十曰，從香港傳來右派叛顧釣消息。陳曉乾自然十分關心筝態的發展。 

十三曰和十六日，周恩來總理就香港叛亂事件’兩次向英國提出抗議，後來，中國政 
府又_聲明 * 當局鐘右派行兇 * 

香港叛激事件，從爆發到平息下來，延續了整整1月*陳曉乾的父親曾來過兩封信， 
告訴他在港島方面一直平靜娜，人 fres* 麵腦，囉不碰心。 

，曾幾次問及他爸爸有沒有㈣麟。 

爲了答謝寇蓮娜的關心 * 也作爲對她上次邀請他到蒸枝_遊的回請，陳曉乾在一 f@ 
酬曰馳到。欣了纖。 

花地在廣州郊 ® ,以盛產甜楊桃出名。時》火高氣爽，楊桃盛季。他們乘擺渡過江， 
mimmmmmw -他下雜前進’ 而大的楊桃。 

他們摘夠了楊桃以後，了個林蔭處，並^_ 了下來。 

r 這個鲕你到上海玩得痛快吧？」陳曉乾猜想，她這次到上海，一定比_心，因 
爲她謂學前厭才返校。 

「髀人和老頭子在一起，怎會财棚」—口織。 

「噢，對不起，我不應問這個問題… 


「沒甚麽。我今天也打算和你談談這個題目，並請你提些意見。」 
r 我顯一邊談吧，」他用 ^« e — 晶■大糊淨，用小刀削 
了邊，然後遞給她。 

-你讀過《査泰萊夫人的情人 > 這本/娜馬？」聽然問 。 

「絲_讀過。 ffita 的圖書館似乎沒有見到。你看過？」 
r 前兩年在坊間麟謝寻，後來才知道是名著 。 」 

「是的，這部內容十分幽怨，與（杜丹亭>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同情書中的女主人翁嗎？」她一雙秋水盈盈的秀眼， 

r mm^m ： - j 


你應該同情她 


j 猶聲音^»^肝來 
魏賴煎熬 AWD 尼？ 


• 「世界上有甚麽東西，比一 fi 年輕貌美 
. JM »7- 右 # MFF 自 手背上。 

「但是，你比查泰萊夫人的處境好多了 

「你 說？ 


j 麵了這句安 ® StM 
. 3 SJP 綱鹏手 • 




「老而不也猶！」她猶有餘怒職，_你們男人都是自麟 ！」 mj 


闘鮑了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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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沒來由 ！ 」她用手絹揩了揩眼睛，強自笑了起來，「我怎能向你發脾氣呢！」 
_手5^§«働手背上。 

「雛 解你的思想感情，」陳曉乾柔和地說， r 但你也應該有 HS 解決辦法的呀。」 

「我今天就是想德德你的意見《」 

「最 徹底的辦法，是努力培養你對你愛人的惑清。讎。-我知道目前是有些困難， 
因兩人各處一方《到你畢業時，可以要求組 _ e 你們調在一起 。 」 

r \ j 也整了額 _。「如 果愛情是可以線■細綱舌， 
中國歷代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怨偶了！最徹底的辦&想該是離婚！」 

「你愛人是不會同意的。_ 

「組嫌也不會司意。而且我也不想。因爲像我這樣的情況，就是拼了命去磨，最快也 
要十年八年才會成功，到時離了婚，因組織對我的印象不好，也沒多大前途了。 
而且，那時我已經是往四十歲奔的人了，追求溫馨愛情的時間也不多了。」 

「你丽鹏求溫馨愛■銳，紐在呢？」 — 

「那是兩個不相干的! _她忽然用堅決的語氣說： r 我考慮過，我可否學査泰萊 


夫錫樣，找 h 固情人？」娜雙一灘水触搬睛，突然變得雲霧潫然，怔働凝視 



陳曉大讫一驚。這句話出自一{固社會主義國家女共產黨員的口，不能不使他感 


到莫驚° 

r mm?j - “ I :麟 ’:::' 

他不。「你知道，在我們離會主義社會，雖不!」 

「只要老 ffiPROT ，那雌槪了 。 J 
「他會同意？」 

「這個 sli ，我做了 紅作,要他答财干預我個从撇活動。」她慢漫 

_»「當然，我也付出代價：我答應撕卿，直到他百年_那一天、 

_腿……休。 

「腿藤牙？撇已搬了，我不細_。_ 

「_那讎人不&5^了《&?口 ？ • 

「不會的。」是雙方_，完了心頭 as ，又怎會成了 尼？ j 

r 他到底還要結獅牙！ j 

「?讎結_織羅觀了 。 j 
當他想到她是假甲特殊材料製造的共產黨員時，他打了個寒嗦。 

她似乎意識到他的想法。「是的，共產黨員是不應強_崩興趣和利益的，腿， 
我以前跟你說過，共產黨員也是人，而且首先是人，追求美好愛情這種人之常情的權利， 
_猶不應鋪嗎？ 絲，有■小節之分。大節是對階級 

敏人立場堅定，對黨的政治路線不折不扣地執行，大節必須保持，至死不渝，小節如男 
女關係，多吃多佔公家的東西，等等，是無損於一 fHA ^ J 大節的 ◊ 」 

這曉乾第一次德啲觀點。他當鮮這種觀點。 

「一個在男女關係上犯過錯誤的人，在敵人的屠刀下英勇就義，仍不失爲一個革命 
者，一個響嘻喧的烈士；但是’ 一個生活十分正派的人，在敵人面前屈漆投降，就 fr - 
個硕纖徒。」 

按照腿樣分析’倒題有道理的， 

見他然不語，她繼續說：「我記得我曾經對你講過：一定的道德觀念，是與一定 
的歷史條件^不開的，如果我們往前看，例如，往五百年或一1^以後的社會看，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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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頭子空霸佔著8»1^是殘忍的 • 是爲那個時候时道德準則所不 ■- 腿 * 在今 
天，我要在愛情上爭取解放，則是不道德的，爲社會所不容的。這是我過於先 it 的思想 
與現實之間產生的矛盾。而你，似乎也停留於當今社會的水平上！」 

他點了點頭。沉默了一會之後，讎：「我也知道，你的酬對你是極不公平的。但 
是，你既然走錯了第一步，就只0硬下去。」 

「你真的題麼迂腐？」 

「麵不」他，「我，一定的道德觀念，細一定的歷史餅 
有關。既然我們的社會還未到達那一步，你老要超越歷史而動，《來一定會以悲劇收 
場。我不忍看到你有那麼一天。」 

「謝謝_關心！ j ■精打彩 ■ 。然後，她思索了一會， mm - 「其實 ， mm 
的情人，不是指肉體之交，精神相交才是真純的愛情。你說 sw 馬？」 

「不 過，在現實生活中’男女之間有了精神的交合，而不涉及肉體的交合，似乎是不 
可_。」 

「腿，我相信我是能夠做得到的！」她喃喃自語， 

他似乎覺得，她打算要找的精神上的情人似乎就是他。他和她已經是無所不談的好朋 
友了，他覺謙不該再進一步了。 

在隨後的談話中，陳曉乾 — ，寇蓮娜無可奈何 。 到下午回來時，她一路上 
怏怏不樂，陳曉乾貝獄不做聲。 

(四） 


今年下半年，似乎是多事之秋。香港右派暴亂事件平息的時候，十月二十三曰， 
在東歐又爆發了匈牙利暴亂事件 。 與此同時，波蘭的波茲南發生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和 
騒亂事件。 


但報不多。 . ” 

陳曉乾開始感覺到，世界上出現的這股反蘇浪潮，正在動搖著中國的穩定性。在青年 
知識分子中，在學生中，人心有點浮動。陳曉乾的心也產生一絲不安的清緒。 

蘇厚永讎他，東歐發■事件，說明了國際_階網■化了。 
r 餘髓？」瞧乾問道。 

「我認爲，這主要是當前東歐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帝國主義又手 U 用這些反蘇 
情緒。」 


爲甚麽當前那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會高漲呢？」 

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很可 # g 是蘇聯方面有些人不夠尊重別人，也可能早就潛伏 


著，麵人煽動而迅速發展起來。」 

「一 ® 國家的事，最好還是由本國人民來處理，外國插手總有點不妥 


o 


wmm 


「你是說，麵不應舰匈牙利？」蘇厚編。 

「按照國際準則，蘇聯是不應該出兵匈牙利的。在過去一百年，外國出兵入侵中國的 


事還少嗎？我們的感情是怎樣的呢？而且，在平時，也不必派那麼多專家到 sc 的國家， 
這容易傷害人們的民族自尊⑽ • 」 

「對於這類問題，你還是少發表意見爲佳！」蘇厚永制止他往下說。「蘇聯是我們的 
老大哥，他們今天所走的道路，就是我們明天要走妳 I 洛。」 

陳曉乾不再了，但他^想：中國過^百多年來仰外國人鼻息，如今還不能完全 
擺脫這一局面。他更感自己要努力學好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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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氣氛與前不同了，經常翻同學在爭論題，主要是民主問題，法制問題， 
經濟問題 • 農民生活問題，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等等。學生中先後成立了好些硏 

5 Bp ± ° 

林 / J 请他們的中國問題硏究社最爲活躍，它就匈牙利事件連續舉行了幾次討論會，吸 
引了成百上千的聽眾。 

舡中纖爲穩定，搬有聽議民辦組織。腿’可以看 
f # tfV 多數麵對於腺一掃以前礙冗觀面的龍 * 是感到高動 * 職他們在發 
表意 ■ * mmmmmM ^ 

使陳曉乾飄意外的是，學校和系領導當局，對於學生中出現釣自由主薩向和偏激 
情緒，並沒有像往常那樣，採取警告或個別教育的方法，而是通過各系，有組織地召開 
討論會。陳曉乾十分贊成這種方法。既然青年學生中存在不同的觀點，通過有組織的討 

澄清是非，總比亂《^爲好。 

然而，他參加了社團支部組矮的討 n 會以後，又大感失望。 

討論會由團支部書記卜雲主持，討論的題目是：「蘇聯出兵平息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亂 
對不對？」 

卜雲■幾點&意夢貞，雛所賴 * h 軒是惡意攻擊 》 就不予追 
究，等等。 . … • 

何家昌第一_言 。 他說：「蘇聯出兵匈牙利，具有偉大的意義。它高舉無產階級國 
際主義的旗樣，把匈牙利從危難中径救出來，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從而敬底瓦 
解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企圖用武裝暴裂社會主義陣營，繼而逐個擊破的陰謀。」 

黃有爲卻不同意何家昌的觀點，他扶了扶他的黑邊眼鏡，用非常嚴肅認真的語氣說： 
「馬 克思主義告訴我們，革命是一 fi 國家人民自己的事業，它不能輸入，當然也不能輸 
出。革命輪出有兩種形式，一是控制別國的黨和政權，以顧問的形式強迫國接受自己 
的模式； 一 g 派軍隊進入別國’用坦克麵機迫使^國按照他們的模式進行改革。既然 
匈牙利的革命條件 sm 熟，爲甚麽一定要由外來的軍隊控制下，把革命輸入呢？試想， 
當年我國進行革命戰爭時，美國從軍質上支持國民黨’我們尙且極力反對，如果 
美國派兵進入中國，幫助國民黨打共產黨，我們又會怎麼樣呢？」 

广你混淆了_不同性質。」江一平說。「_派兵支持匈牙稱革命■’ 
是符合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是正義的’進步的：而美國支持國民黨則 j 是企圖維持 
的反動統治，以便它續把由國當作它的半殖民地。因此，這種支持是反動的，帶有 
赚働 。 」 

「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出發，蘇聯出兵匈牙利也無不對之處 • 」趙水生說， 
「但是，我懷疑納吉是否真的和帝國主義勾結。納吉在一九五三年還當上了匈牙利的部 
長_ 主席 > ^ ，人如此容易 

當上部長會議主席，又如此容易被開除出黨，這說明一定有一種凌駕於這個政權之上的 
勢力。匈牙利事件很可會睫匈牙利黨內權力鬥爭的結果。如果是這樣，蘇聯出兵匈牙利， 
就不能叫做^革命了 ，」 

「趙水生的# S ，只《—種想當然測。 j 卜 Sift 。 「歷史已明， jUi^SStSi 
子，他們是絕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會千方百計要和¥命較量到底，而要做到這一點， 
他們一定要勾結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陳獨秀和張國燾就是例子。納吉勾結帝國主義和國 
內反 s /携力，這是毫無疑問的。」 

鄭美寶跟著說：「渥對匈牙利鉴生的事，贈的歡，因此不能作出全面的 f 撕。但 
是，即使是一词國家的軍隊有必要進入另一値國家執行任務，它應該在任務完成後迅速 
觸《外睛纖扎在 hb 主權國家*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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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唐尤麗和張妙嫦也發了言。她們都 is 爲，蘇聯出兵匈牙利是履行#產階級國際 
主義 * 

寇蓮娜是極少參加班上寸論會的，她可能因爲是骨幹黨員，要利用這些時間，去 
做去年下半■励清挪藏反革命工作 。 蘇厚永每次™ aem ： 作，所以也 
極少發言。陳曉乾對這種沒有結論的討論會，已經有點提不起興趣了，況且，他決心在 
趣治問題上盡景少瓣，看來， sLtew 、 iit # ，往賊爲何家昌和江一平爲一 
方，黃有爲和趙水生爲另一方的爭論會《 

最後由卜雲作總結，她肯定了蘇聯出兵匈牙利是正義之舉，並強調，社會主義陣營是 
HB 統是不容分裂和侵獅 c 


㈤ 

系辦公室的告示板上’貼出一張佈告，內容是校長辦公室任命范書臣爲外文系副主 
任。佈告稱他爲「副教授」。 

據陳曉乾所知，范書臣是講師，怎麼一下子成了 「副 教授」呢？ 

剛好黃有爲在身旁 e 陳曉乾對他說：「是不是佈告搞錯了，范老師是講部 i ，不是副教 
撕 C 」 

j 黃有鱗了一聲，「臟有講■副主励？ j 
「你讎了？」 

一據我所知，他是在入了黨以後才被提升爲 § ij 教授的，現在又升爲系副主任。入黨可 
以當官，難怪江一平拼命要擠入團、擠入黨了 ！哈哈！」 

陳曉■了 ,不怎樣回答他 c 

「按照他的_水平，他離副教纖雜 ■ !」黃有爲繼續說。-我們系的二或 
教授不下六七人，論資歷和學術水平，如果由評選委員會或教師自己推選系副主任 ，一 
百年以後也輪不上他！」 

「學校當局是經面考慮才作出這個決定的… 

「腿，如果他沒有入黨，他能當系副主 ㈣ ？」 

陳曉乾並不認爲范書臣的學術水平很高，腿，既然黨是領導一^ ’ 而黨的領導又 
是通過黨員的領導作用來體現的，范書臣入黨當官，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 

「你 將來入了黨，也一定會當官的！ 」 

陳曉乾覺 f 杯好■問題，所以他獨自走開了。 

但黃有爲還囉凝嗦嗦池說： 「當 官的也可以入黨，我_保’我們的系主任瑪靜宜教 
授，遲早也一定會入黨的！」 

凍曉乾覺得，黃有爲所說的「入黨當官」、 「當 官入黨„，是在中國社會裡不可否認的 
現實。入了黨就要肩負重仨，領導群眾去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當了領導，既然具備 
了領導才能和品格，其結果就應該具備了黨員的條件。問題是入了黨的人和當了官的人， 
是否確實具備了黨員的條件。 

敝然看見航強老刪和 J 雜他前面■走著。他加快了步傭了上去。 

「董老師，」他向他打招乎， 

「噢， 是你，陳曉乾 。 」董志麵切職 • 

「醒乾，妍！ 」 桐娜熱 Wt ® 他打辦 。 

「祕， 彬 J , ! 」 陳曉乾高興職。 ^ 把我 n 忘記了！」 

「你 是說蕙？」_嘻微笑了一下。「你們_社任務那麼重，我_響你們 
的工作。不過，岑蕙對我說過，等到《櫻桃園》演出後，她打算組織一個文藝硏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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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雜我不麵 ! 」 

「她是和你開玩笑罷啦！-他掉過來問董志強：「董老師，我有一個問題要向您請教： 
入黨館對不對？」 

「又對又不對，」董老師說，「入了黨可以當宫，也可以不當官。毛主席說過：『既當 
官，又當老百姓。 j 當了官以後，應保持老百姓的本色 。 j 

r 你以前不是說過，工趟級的領導作用，是通過黨的領導來體勸嗎？黨的領導當 
然是黨員來驟了。 

「也不完全對。黨的領導可以通過黨員來體現，也可以通過非黨員來體現。如果認爲 
只有黨員:}^議現黨的領導，那献面的、董老師說。 

「非黨員怎纖賊的領導呢？-瞧乾不明白地問。 

「首先要弄清楚 ass 黨的領導，」撕，「_領導就是■方針、_、路 
線的領導。例如一間學校，只要它能正確地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和政策， emrs 的主要領 
導人不是黨員，也體現了黨的領導；反之，如果不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_政策，領導 
班子是黨員’也沒有體職的領導。 

她的這番話是很有說服*的，這是陳曉乾第一次聽到妳 as o 但在實際生活中，_ 
單位都是由黨組織來領導，不存在非黨員領導班子或個人獨立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情 
況； 一 些黨組織或黨員個人倒是可能不執行黨的方針和 o 

「既然每個單位贿黨組織，而黨組織又題單位的最高領導，那就不細尔剛才所 
動，主麵導人不是黨員抑 tsi 了。」釀■桐纖 。 

「其實，」董老師 iSSft ，「黨組織並不是政權機構，它應該是政治組織，其主要作 
用是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並監督黨員執行這些方針和政策。現在的情況益不完全如 
此，實際是黨麵同時又成了各麵讎構，於是就出現入黨做官，當官入黨的現象。」 
林 / j # 著說：「在現實生活中，黨員一定要擔任領導職務，小至小組長’大至中央 
各部門領導；而若然當了領導的人不是黨員，貝 ij 遲早會被吸收入黨，不管他的條件是否 
具備，否則他那個領導也是當不下去的《這可能是我們中國的特點❶」 

「按照共產黨領導一©的原則，這是合乎邏輯的呀！」陳曉乾說。 

「你又把黨的領導與黨員同等起來了。」林/ j ^#提醒他。 

「由於入了黨就，所以有些動機不純的人，就千方百計地要鐄進黨內來，」董 
老師說，「他們一旦入了黨，就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把他們入黨時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的誓言，抛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樣發展下去，黨就會變質。蘇聯特權官僚階層的形成， 
應該祕我國的反面教材！」 

P 纖乾沒有做聲> 

「暑假時，我們舉辦了討論會，你參加了吧？」桐嘻忽然問。 

「我去了 a 

「你覺得怎繼？」她問道 3 

「我的政治理論水平很低，對於馬列主義遠遠還未入門，所以提不 S 個人的看法。 
陳曉紗 L 、 職* - 

林 / Jx # 粲然一笑。陳曉乾從來沒有見過她那樣笑，她平時一般是發出若隱若現的淺 
笑。「你和寇蓮娜同班，果然從她邦兒學到了不少東西！」 

「臓甚麼？ • 陳曉頰發熱。 

「:對題，獅要隨便轰態。贼？」 
「《^»§不_?」陳■要__這個問跳意見。 

「 女 0*^ 刻® ft 平’那自然齡石良言！-桐寿*1» 平 
的語氣中，不無諷刺6^1。「不過，這就成了獅責任的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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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乾更覺 IS ® o 

「陳同學從香港回來才兩年，有今现_政治水平， EM 不錯了。」董老師見他 
有業腳 ' ’ 漏了譜 MS 。 

「我知道陳曉乾是不能我說話衝撞的，」桐请有瞧歉職 ，「他 是很能體諒人 
的啁！」 

_我現在正在向大家學習，當然首先是向你們學習。」陳曉乾虛心地說 。「對 於許多 
問題’我是第一次_，我魏個消化獅_過程。胜性愚鈍’希望你 ffW 心幫助 。 j 
中』嘻5«—笑，說道：「你真老實得可愛！難怪岑蕙這麼欣賞你！」 

這是她第二次岑蕙對他的態度，他臉頰微微發熱，不禁低下了頭。 

(六） 

學纖軸独酬 ( mm ) 原越什月底演出，難由於國際 - ta 调一系列事件， 
學校的生活顯得凌亂和鬆懈下來，對排練工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所以推遲了一«月才 

演出 。 

岑蕙是個針眨時弊不遺餘力的人。但是，出乎陳曉乾意料之外’她沒有參力__ 
中國問題硏究社，或其_似的民辦組織，也沒有積極參與各® iii # 。後來她向陳曉 
魏下表示 * 她要全力繼藝子{讎園 > 的演出工作*然後才考慮以式、系 
統地發表自己赠問動難。 

演出《麵園》服社，，連餅也有不少人來觀看 。 

岑蕙的肋甯本來就十分白皙，經過化裝，把頭髮弄黃，就成了一典型的西方美人兒。 
岑蕙以她卓越的演技，博得了全場觀眾如雷細掌聲 。 她三番四次謝幕 。 

@到後台 > 陳曉 is 麵熱醒手 * 祝賀触寅出_ ° 

「黯先得_跡！」醒著働手不放，十分開心職。「我倒要惑謝的 
指導！」 

_乾等著酬了粧，-«了夜宵，然。 

「麵尔回女生宿舍好嗎？」 

「不， 我要你陪我去散散步！ 」 她撒嬌驢 ， 

— 腿，」_了，手錶，「快十二時了，你不累嗎？」 

「這是最考我的一齣戲 = _ 她說：「這幾個月來，我花了多少心血下去硐！現在演完 
了，我象放下了肩—副_«我要_步，跟你談談心 e tiii 午以後’我們沒機 
會演戲了！」 

已是腳寺節，一陣賴_ ， mmjmmmwmm - 他看競衣著單薄，舰 
自己身上的夾克稅了，輕輕披在她的肩上。 

她說了聲 「謝 謝」，就突然把手播在他的手臂上。他感到緊張起來，但是他又想，黑 
夜走在這麼靜寂的密機處， 一 《女孩子，本能疆主自己的手臂，有甚麼値得大驚么、 
怪的？ 

「請你回答我-，問題：你是否覺得麵個人锎不砸喻？」 

「不， 我沒有這種感覺。」他答道 = 「我 曾經纖，你的 『石 』是一種正氣的表現！」 
_我是說，我在不 F 石』 時，有時是否不可理喻？」 . 

__ 你有不 『石』 的時候？」 

_我的 r 石』是專門對付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我不屑一顧的人，但對於我尊重 
的人，我是不會 f 石』的。例如你！ _ 說 s 撮後三個字’她持別加重了語氣 s 

_對，我想起來了！ 」 他衝口而出 ，「你 是指術你要我在你頭髮上插花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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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我打從認識你^始，就沒有對你『石』過。難道你沒感覺出來？」 

「謝謝你看得起我。事實上，我始終都感覺不出你『石 J ，因此，自然感覺不出你有 
甚麼不駄情 ㉘ 。」 

r »你不覺纖懸？」 

「不，我覺得很自然。」 

r mm? j 

「我畑 I ，你純然把我看作是在黑暗中能夠保護你的朋友，因爲，你以爲我在香港已 
經有了女朋友! • 」 

「_««齡是真的有了女脈？」她似乎®»:了一驚，把雜開 。 
r 最概蛾誤會 * mmmmm * 我也樂紗惹顧，所以沒有去 sie ❶」 

「你■沒有向倾女孩刊乍出 ® I _ EE 吧？」她_著聲音問。 

厂動° j 

一陣沉默。過了一會，她又問： r 空穴來風，不是毫無根據的吧？」 

「我有一{固比我大幾個月的姑姑，由於我自 / J 凑母，她對我情如手足。其實也可以說 
是青酣馬！」 

「原來這樣。」她笑了一聲。「不過，剛才你似乎用詞不當！姑侄之間的感情，哪能 
用情如手足和青勸馬來形纖尼？」 

「我們之間的感清的確與眾不同，我們相愛之深，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但這種愛 
又不是愛情！」 

「歷史上，是有過姊弟、兄妹的感情深過男女之 itw ,」她說，「而有這種感清的人 
都是竹厚道的。」 

「由於這樣，我酸情一向是心如止水！」■懸鬱職。「讎意見嗎？」 
「我十分同情你，也竹■你具有這種感情’」她隨輙，「腿，■底不是 
正常的感情。不過，你們已分開了兩年多，互相間又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可能已有些 
己媛了吧？ J 

「她在英國上大學，」他告訴她，「但她似乎更專 L 、 向學，更心如止水了。我呢，雖 
然看開了些，但總感 Pj 我的生命少不了她 。 」 

「她大槪不是你的親姑姑吧？ J 她突然問， 

「你怎赠這樣問？」■到挪意外 。 

「我 I 己得你對我說過，你爸爸五十多歲。也就 m ，你祖母至少也七十多歲了，她不 
大可瓶十多麟生脇個 tefeW 。」 

「你真是聰明過人！」他有點驚喜職，「你不提，我自己倒忘15了，她的確不是我 
的」 

馬？」 

「不，她本姓杜，是麵母把她自树養的。」 

「勝是雜_關係，■麼不可以醜種感購變爲愛慟尼？」 

「我■當感 AJ 1 市腑了， SJE 1 種感_賴愛情，似乎到。」 
「這是你自己騙自己罷了！」她指出，「既然這種感情的存在，使你們對愛情失去了 
興趣，這種感[青本身實際上就^種變態的愛情！」 

他不纖然。 

沉默了一會，他忽然激動地說：「岑蕙，我所認識的女孩子中，你是最値纖欽讎 
愛慕的人’娜觀有丹正姑姑，我一定會追求你！」 

r 我也很賴你， j 她似乎軒感到意外，但卻忽然聲起來，「腿，我似乎 
意識到， S 酿你沒有你那位姑姑，而我舰意接受你的追求，麵來，不過是水月鏡花！」 


第94頁 


r mm ? j 

» 我有這種雜賴了。」 

「你原來麵十分樂觀的人，爲甚麽近來不時流露出纖情緒？」 

「我對形勢有一種預感，我將來可能會遭受到不幸。」她的聲音硬住了。 

「你別多心！」他伸出手來，輕輕地碰了碰她的手。「你這位多才多藝的少女，難道 
會不容於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是不會明白的！」她把手再攥在他的手臂上。「如果我發生不幸，你能答應我一 
個要求嗎？」 

—別傻想了 。 觀尔回宿舍吧！」 

「我不回去！」她用力播住他的手臂，「除非你答應我的要求！」 

「好，我答應 ， j 

「你答應就成了，以後我才告訴你！」雖了推他，「送我回宿舍吧！」 

(七） 

學校黨委宣傳部，在全校範圍內’曾舉行過幾次有關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 
Nlr # 。 SSfrti # 都邊働勺 > 桐嘻■贩成員，受到許多限制《 
他們如果要發言，發言稿要事先交給校黨委宣傳部審查，如果他們要自己組織全校性的 
1^11# • 學校當局不批准 * 不棚場地輙備-總，他 ff 齢起來 * 赌幾十人， 
學校當局提出抗議，被學校當局指責爲無理取鬧。 

腿 * 桐嘻他馳不補 * 他們告到#最後 * 他全 
市持有相同觀點 W 大專學生，組織了 一 fi 本省大學生上京請願團《 

在準備上京前幾天，林 / j 凑他 ff 彌極活動，企圖動員更多學生跟他們一«去：與此同 
時，學校當局在學生中積極開展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大家堅守學校崗位，不要受人擺弄。 
就 ats # ，曉乾做思想工作來了。 
r 獅却馬？」陳曉_ * 

「你不會， fi * 家交換意見，總有好處。」目前界反共思潮 m ’ 
形勢比較微妙，你應特別小已、。」 

「謝謝_關心。我也想>»_目前开。」 

「好，我麵我所知道的講一些吧。匈牙利在爆發反革命叛亂之前，在意識形態領域 
裡，曾出現過一陣資產階級的娼狂活動，如甚麼裴多菲俱樂部，甚麼記者協會，甚麼學 
生聯合會，紛紛出籠，大造反革命輿論，後來果然發生了武裝叛亂。這幾個月來，我國 
im ® 了類頭。有些 Arm 要求民主、自由、法制的旗號，煽_眾，■混亂《 
也可能其中有些人並不是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在這個時候银那些有政治目的的人混 
在一起，那是十分危險的。我知道你有些較好的朋友可能已加入了那個行列，你就應當 
特别腦 。 」 

「我國的問題並不如匈牙利鱗那麼嚴重吧？」 

「當然 * 黨中央已經作出了部署，以應付這個局勢。像匈牙利那樣的情況是不會出現 
的了。只要我們切實了解當前的形勢，知道了黨中央的意圖，就可以避免有意識地捲入 
這個旋渦中，同時，還可以盡自己的努力，勸說一些人不要參與那些活動，這也算做了 
酶，巴！」 

「好，我就去！」他說著，站了起來，就要離開。 

r 你至卿醒去？ J 

「我去制止桐瘩上矿請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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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去了。他們是去不成的 。 」她肯定地說。 
r 你怎 JSM ? J 

「我可以告訴你一《內部消息：省委有關部門已把這件事向中_告了，中央有關部 
門 R _ 滩們 * 說中夫不賭他們，他■問題可以在當酶決。 

「如果他^»规？ J 

「他們去北京的目的，無#是想要中央知道此事。現在中央已經知道了，他們再去也 
沒有多大意義了。同時，省委已派出負責人接見他們。據說省委已責成學校 K 他們作出 
一 麵步， 讎口： 讓他縮發轰意励場 fffo ® 會。 

。」他高興糧。 「 as ® 要去測&制嗜，叫她不要两高那 
些獨挪活動了。」 

「你撕酬心桐嘻！」寇蓮娜酸溜溜職 3 
聽見她的 is 氣，他不禁一驚。 

「獅了解她嗎？」 

「有 一定的了解 。 」 讎， 「我 覺得她是個不可多得的才女！」 

「® 馬？」_聲音帶蕭嫉了。「谢跳，差多遠？」 

「你？」他料不到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你也有才情，各有所長罷啦。」但他已裡 
卻認爲，林 / jx # 的才氣遠遠在你寇蓮娜之上，雖然你也十分聰明《 

「各補長？請具 HIM ! j _語氣變成了命令式了。 

「詩, ■舰勝一籌；你馬列主《3^水平比她高 c 」 

" 撇而已？」腿赖軒滿足。 

「你思想比她敏捷。」 

—何服得？」 

「以_學歷，#键到今天齡平，是®^人能_得到的 5 」他過其實 C 
她才點了點頭。停了停，她又問：「在身材、容貌、儀態上呢？」 
r 你又何必多問呢 ！ J 
r 這不是答案呀！」 

娜你 i 百分，_得八十五分°」 

「我實際上應鷗飾尼？」， 

他猶疑了一下：如果說她一百分，顯得自己不辨誠實，因爲，趙飛燕式的美人，到底 
是拿不到滿分的。但如果說得贩，又泊她不高興 c 最後他說：「九十五分。」 

「我權方面缺了五规？」 

_雜■答了。 

「怎、軒獅牙？ j 

了我 DP 1 ■ 仙验，想龙抽說。 

笑了舰 f 纖忍 K ®3 rr ! 其實，除非是夫婦，否則， 
要給別人的身材打分，總有一定的盲目性 。 j 

初時，他還不大明白她這話的真正含義，後來思索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不禁暗自面 

糸 。 

r 不過*槪得議正傳 。 as 有纖勺人都是往兩麵阶立面 * 
難道就是一些蠢才？當你與一 © 才女交朋友時，一定要弄清楚她是無產階級的才女，還 
是資產階級_懸_找！」 

「_嘻■黨員，烈厕！」 

並不是職看励■’或■不是黨胃，而主要 
看働階級立場 。 我&^在無產階触場上 * 晒腿無產階励-即麵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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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節上可能有些問題。她呢，生活上可能題聖女，了立場，雖資產階_ 
識了。」 

_在已毫不掩飾自己的意圖：她打算將來有一天在小節上犯錯誤，並預先爲自己作 
_。 

「你_謝辱類馬？ _ 

「勸 an * ■尔幫腿高的，讎? 」 他撕 職。 
「你^®^麵舌？」 
r 我甚麼時候獨 ws ? j 

「不見得，」麵了一调，題_一次向他姿態。想起觀前對_ 
種觀處* 

「不 過，」看見他這個樣子，她把聲音放柔和了些， 「我 不怪你。」歇了歇，她又說 ： 
「還 有酬岑蕙，才情不亞於林'』请，樣貌、身材、儀娜可以打一百分，你對她也不 
要忘情啊！ a * 叫她 5 ■石美人』，可是她對你^■情得很呢！」語氣中醋味更濃了。 
他更不敢抬起頭來。他那天晚上給岑蕙頭髮上插花的事，一定是何家昌告訴了她。 
r "你真像個小弟弟！」她忽然殘了 o 「好了， • 可以隨_我。」 

(A) 

_乾翻丹 WiT 從倫敦寄獅_ : 

曉乾： 

你的來 fSI ^ T 顺土會發展和歷史潮流的問題 c 不錯 * _是4»^發展的 * 
公有制必然要代替私有制，世界終有大同之日。 

然而，如何達到大同，貝咄現了各種主義。在中國，儒家的《禮1己 • 禮運》中就 
寫道：之行也， H 爲公」，後來洪 M 、康有爲、譚嗣同、孫中山都 l & tl 過 
類似的主張。在西歐，有英國人麵所設想的烏托邦’後來還有歐文的合作社運動。 
他們提出各種方案，都帶有空想性質。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 
完成了，並由列寧付諸實踐，在世界上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自此以後，世 
界上相繼出現了各種自稱是真正社會主義的主義。 

據我近來閱讀 M 的有關資料顯示，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以蘇聯爲楷模，但在意識 
形態方面則遠爲激進，似乎把改造人，在意識形態上進行思想鬥爭作爲重點，用以 
推動生產的發展。你給我的信提到解雌的各偃政治運動，就可讎。以造就麵 
一 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精神第二性」的基本觀點，要在中國 
這樣一{固如此窮困落後的國家，塑造世界上思想意識最先進的人，的確是任重而道 
遠，弄得不好，可能會變成鄉達。把重點放在改造人，塑造人的基點上，就必 
然麵意識形態的階網爭，備不可避免地要國家和人民作出助的經濟犧牲 。 
後果_ * 料- 

當然 * 我作爲生活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知麵■胜的 一 a 
並沒有感性的、綜潍鴨讎。但是，我_ ， 以我手頭富的韻，對 
照你來信所提到的事實和感受，我心中已經有了一 {0 粗略而分明的輪廓。 


關_牙利件，應纖，撕得至耀料比你多得多 c 

°然而，扭可一面之言職有片面之處，碰治上尤其龇， 
儘管我相信，中國的報章絕不會作出造謠的報道。我閱讀各方面的報道，得出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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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之所以爆發暴亂事件’主要是內部原因：拉科西爲首的統治集團官僚主義嚴 
重，脫離了群眾， X * 方針錯誤，使廣大工 AW 收入大幅度下降，加上處處突出蘇 
聯，大大傷害了人民的民族自尊 L 、 。試想，波匈那些在歷史上備受俄國壓迫奴役的 
國家，它們的人民能夠沒有反蘇:青緒嗎？壓力越大，反抗力纖大，結果就是$晚 ◊ 
外國帝國主義的作用是極其次要的 （ 


fwna * ■去對疏^-硏通的 > 離治應鼸男 aw 事咱 
從你向我介紹了寇蓮娜、桐屬和岑蕙三位政治女性的雜後，我開始下決心也做 
一«台內行家。在香港時已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書籍，到了英國後，由於有優越的 
細馬克思■鋪赖卿，觀土顧了資產階級和馬列主義的經 
頻乍。 

其實 ■ * Rmmmmmms >你就可通 ㈣ 一疏台挪的 
胃肚劫析問題 - 你大槪會感到今天的丹已經縱前的 
丹正姑姑大不相同了。 

說老實話，我並不太喜歡寇蓮娜_的女子(看樣子你是比較佩 ’ 因爲她 
有光榮的歷史，對馬列主義理論又能倒背 a 流 )。 從你對她的介紹中，我感覺到她是 
個政治抱負不小、野心勃勃的人，而且工^心計，敢作敢爲 》 你和她在一起，有好 
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你在她的庇護下，會平安無事過曰子，她會教你如何處世， 
如何應付齢局面(你的確是太老實了)：埂處是，你將會逐漸喪失政治上的獨立思考 
能力，久而泣，你可驗成爲動幫兇 《 

我最釀岑蕙《讎然思想纖觀酬說的思想_ >赃資本主義社會的 
_思想不同)，但尙有分寸。如果你下決心謂棚友_舌，贈_你和_目好。 
不過，以她高傲的性格，激進的思想，她和中國當今的社會制度並不合拍，我對她 
的前途並不看好，除非她離開了中國。 

我從內心喜歡和同情林/』• ， 但她卻是個悲劇型的女性。中國有兩句至理名言： 
「水至澝無魚，人至察無徒。」林 / J 觀於聰慧，她的一雙眼睛像顯麵一樣，對 
一 WWW 驗點 > 編適丨都看得分毫不漏 a 她的悲幢橄此。試觀古今+ 
外，挪一個領袖人物喜歡人們1某喋不休％不是之處的？在麵和東歐社 
會主義匡家，有所謂持不同政見人士，這些人由於存心進行政治鬥爭，所以能採取 
各種方法去保護自己 【 但林 / j # 同，她並不是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而是要共產 
細_點_誤' 遞一步鞏固雛治 $ 励心是如此光明磊落 • 一言一行就完 
全沒有了遮攔，因此，她很可飯是曇花一動人吻 。 

世界就是這麼矛盾，你喜歡和欣賞的人，卻不便與之密切來往;你不太賞識的人， 
卻之親密顿。這可會 m 所謂的政视？ 


我還有一些不便在信中 iiiwi 舌，留面時再談吧！我們不見面有一年多 
了，念你，現_腿近，這麵念之情尤其翻！ 

immimniE 

讀完丹正的信，陳曉乾不禁感慨良多。丹正在政治上成熟得如此之快，似乎已參透了 
觥的奧妙。更使他感到意_是，■如二獅 [ j 麵光去觀察世界，如此一針■地 

析寇蓮娜、林 / J , 、岑蕙三位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當代女性，她的論點使他佩 
服得五體投地。寇蓮娜說得一點不錯，有才能的人總是向兩極分化的。丹正姑姑藤內 
慧外秀的 w 良，她現在已明顯池站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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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丹芷姑姑的金石良言，他是要聽的’然而，在他的環境中，有畤他 aw 得身不由 
己。世界原來是這麽複雜的。他忽然留戀起中學時代來。那時思想單純，對世事閱歷不 
深，對哲學、人生、政治知之不多。那時沒有甚麼惹人煩惱的事‘畢竟，知之越多，煩 
惱就 a 多。他和丹芷也不是都動勒(^人了！ 

(A) 

期末考試6卩將到來，先前在政治上的那種緊張氣氛似乎逐漸消失了， 一 ^又回復了平 
靜’圖書館又熱鬧起來，校園裡派肅穆的學習氣氛。 

不細1爲甚麼，陳曉乾渴望見到林 / j , 。寇蓮 Wfe 愛才，其實他更愛才。 

然而，他在學校圖書館怎也碰不上她 。 to 以前是經常到學校圖書館看書和溫習功課 
的。他忽然想起：她可能在。 

今无 T 午，他舊地重臨，那江 * 憾礙地流過，但江邊的青苴卻有點變黃了。 

腿，臟有彬 j 勒隱。赃坐了下來，怔® fe •著總流 
過的江*,回想那次和林 / jN # 的談話，內心不覺悵然。 

他拿出書來，看了兩頁，覺得無 L 、 看下去，又把它放回書夾裡。他抬起頭來，看見他 

»但沒有春天哪胜了。 

「咳，題，_乾！」綱他打搬。 

「咏 J 凑！」陳曉乾勸歡 f ，了起來令 

「怎麽又到這贼看書了？」 JteS 麵前。 

。- 他做了個雜， 「一 魅下规1 J 

「有甚麼要緊的事瑪？」她手上拿著叫@書夾，顯然也是來這裡複習功課的。 

r 有些事想跟你談談，」他慢慢地說，「不過，我得先請求你答應我，如果我所講的 
話不剖_觀點，機尔不駐我的氣。 . 

「我怎麼會生你的氣呢？ J 她文靜地笑了笑。「我們硏究和討論問題，無非是追求真 
理，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嘛！」 

「那就好。 J 他從書夾裡拿出一封信來遞給她，說道：「這是我姑姑從英國寫來的信， 
請你•賴信 。 J 

桐者打開信，開始閱讀起來，顯然’臟漫地紐芷的信吸弓 I 住了 >當她讀完信後， 
不禁衝口而出地說道：「天才，的確是天才！」 

「赚，你完全同意她信中的看法了。」他感到高興起來。 

「不，」她說，「我說她是天才，並不等於我要百分之百同意她的觀點。比如，我認 
鎩自己並不一舰悲劇收場：」 

_ 腿，分析 c 」 

「我也同意。」她點了點頭，「看了她對本人的剖析，我更加了解自己了*我們相隔 
千里，素未謀面，而她卻能從你的書面介紹中把我剖析得如此透徹，所以我說她是天才 • 
但是，她可能_了一{@前提，那就是我們的憲法。我所做的一0 ’都是憲法規定的許 
可範圍之內。況且，黨中央歷來教導我們要掏懷坦蕩，爲了人民的利益，敢於向不良 K 
刪爭-我作■產黨員，就更應該龇。 

「不過，我似乎有一麵惑：你這樣搞下去，將來可能會出事的 。 」 

聽了他的話，她忽然用柔和的眼光久久地盯住他，然後慢慢地說道： — 我以前只聽過 
兩麵見》—鞮支持麵續爲民言輪* 一 蕭島亂&現在你是第三意見 > 你 
擔心猶赠。」 

「我清楚你的政治觀點，從總的來說，我是不反對你的這些政治3_納，但是我不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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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你的活動方式。你是個不可多得的才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中國的建設需要你 
這_人，我恥觀你成爲曇花一 _人_馬？」 

「謝 謝你，陳曉乾！」她有點激動地說。「我知道你一向不贊成我處職治的方法， 
正因爲這樣，雛來沒有要說服你參加我們的涵。換了別人，我可能會跟他辯論一番， 
可是對纖》我妍鼠意。 

「爲難 ？j 

「爲甚麼？」她反問道， 「你 可以問問你自己：抱有纖一撇治態度的人不只我一 
個吧？爲甚麼你不去_他們，而偏偏急於來勸說我呢？我听持的理由不 I 樣的嗎？」 
「這點我知道，因爲你是我其中一®最敬重的文友。」 

「岑麵？」麟了笑問。 

1也腿。 

「你 已經霍銳過她了嗎？」 

「黻挪 。 」 

「你爲甚麽不先勸說她呢？不管怎麼說，你們在戲劇社裡丰臓了那麼久，關係是比較 
密切的 。 j 

「但 ©43^ 有像臓瓣芒畢露，另外……」他頓住了。 

轉？」她似報想_ 0 

「你也知道，我在政治上，說話是沒有甚麼力量的。今天我敢於試圖說服你，就只靠 

腿， * 又牽画我。覜意思始卿馬？」 

「不 ■ 你插港有了女赚？」 

「這都是訛傳！ »其實醜觸 fateM !」他苦。 

「原 來這樣！」她不禁笑了起來 。「那 麼，你對岑蕙是否有意思呢？」 

「你 何必問 aaa 問題呢？」他沒精打彩馳 。 
r 我的問麵動你心緒不轉？」 

「 ■ o - 但今天，我要談的卻蔚_問題。」 

「不 飲麵，」 「我 認爲_處境不物。你想想，你要到北鏽願， 
結果怎樣呢？還不是不了了之！長遠的影響暫且不說，就說你將來的畢業分配，如果學 
校當局把你列蔚島亂學生，齡有■剰馬？」 

「這 點，我也考慮過了，」她顯得從容不迫 ，「但 是，我已作好了思想準備。只要我 
的出發點是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將來 spm 不幸爲此犧牲了生命，我也會死而無憾。 
不過，黨是不會那麼樣狹窄，壓制 hb 普通黨員的不同意見的。」 

「但是，我卻有不同的看法。你曾叫我多讀些歷史書籍，我照你的話去做了，結果發 
現，在政治上無辜受罪的例子，在歷史 I ：是不勝枚舉的。事實上，甚至是最賢明的君主， 
也往往毫不猶碰鎮壓一骑異腺台家《 ■ * 你當然比麵餽” 

「這些我都知道，」她堅毅地說， 「正 是由於我細 I 這些，我就更加無所畏懼。_ 
我作默•產黨員，革敵 ㈣ 獄，獄不^的政治家，而害腿》千綱？」 
他知道她已下定決心，他已無能爲力。他默默地凝視著前面的江水，不禁黯然。 

「你也不必過分爲我擔心，」她用手輕輕撥了撥她那被江風吹亂了的額前秀髮 ，「我 
會小已行事的。告訴你一 f 牛事，我們的中國問題硏究社已經解散了。」 

「那册。安心髓 to •好了 °」 

「平靜？你感5赚平靜嗎？我倒感到有點窒息，這可能是暴風酬來前暫時的平靜 
吧？」 

「既然如此，你就麵退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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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値接回答他’只喃喃糧：_這也好，嫌我有甚麼不垚，或事實證明我走錯 
了路，也可以給後來者 一 (@_1，也許還是値得的！」她忽然舉目遠眺江®,面露笑容 
地說：「如果將來我平安無事，你，我，岑蕙，還有你那位才情高雋的姑姑，結譜社， 
談詩論文，實在寫意！ j 

聽了腿§，他不禁晒一紅。，要和她告別。臨3塒，她 Wfeg 手， 
她久久沒有鬆開手。在人生的道路上，爲甚麽這種令人惆悵的事發生呢？他鬆開 
她柔軟而有力的手，「再見！-就匆匆酸了。 

(十） 

釀總鋼到香_，丹芷£»^天了，闊別了一畔，綠_祕親切， 
同時又感到有點陌生。 

陳曉乾覺得，一別年半的丹正姑姑，變化 S 很大的众從外貌來看，雖然她的打扮較前 
樸實’但卻更加風度盈盈，神采飛揚；從思想來看，她似乎已成了一 {£ 學者；從表達自 
己的能力來看，她則變成了位雄辯家。 

- 我真不敢相信，僅僅一年半的時間，竟會造就出你如今這樣的一®人來！」當他們 
兩人單赃一_ • 陳曉乾不廳 mit ® 丹 

_人殷額支__,我的》匕純粹是客觀使然。 J 丹正也有點感猶說 。「二 
次大戰以後 • 世界分裂爲東西方陣營，互相虎視耽 Rt ，局勢動蕩不安。你已決毛在國內 
定居 > 我則在準備餅 * 如 jttil 人的情況下*碰不力學習*努力認雌 
界，去努力纖自己的思想嗎？」 

「你說得對，」他同意地說，「我感覺自己也變了。不過我的轉變似乎是在矛盾中產 



r ag 舱邏動0所謂谢匕> 思想歷舊的思想。 

「我不題個意思。鹅說’當我■’ 們一麵觀的態度，而對 

自己否定的鴯，又往■不■之，所以我就麟 …… j 
「是不是 ？」 iiKw 了臓舌。 

他點了點頭，麵地嘆了一口氣。 

「從你的來信中，我看出你內捕矛盾，」她體貼地說，「我知道你麵十分正直的 
人，而且生性老實，重感清，容易被別人的温點所左右，因此我才更加刻苦學習政治， 
以搬來能_你有腿助 。 」 

「你 真好！ 」 他感激地說。 

「不過，」醜然憂愁纖，「當_高了政、水平手盼權力以後， 
我們的思想戚可以一致了。但紗我綱，這種 fei 十^^」 

_是的，我收到你的兩封長信，也有那樣的一種感覺，但我仍然不明白爲甚麼會這樣 。 j 
_原來一個人的政治理論水平的高低和分析能力的強弱，並不能完全決定他的世界觀 
和人生觀。你有沒有發現：受同樣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教育而又在政治課考試中，同樣 

»他働世懸和姓觀可驗完全相励？」 

「有。 在內地，這樣的情況很多。這大槪是階級立場決定的吧？」 

「但 是，我所說的那兩個人，是出身於相同的階級。」 

「那麼， asmsas / g ?」 

「题由於觀察 f 驅的方 k 不同，而造成観察問題的差異。造賴種差酬是十 
分麟的，有些是階臟識造成，有些是受個人某種深刻的經驗所影響，有些是出於偏 
見，有了欺編，而有翻 ijtos 其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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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恍然大悟，:「我，我想起來了！」 
r 你想趟麽來了？ j 

「麟前，咏 j 纖誠佈公次=腿，黻棚_ ’主要是我 ■ 
察問題的方法不同。她認爲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所以她礙!1沒有 
不妥之處：而我則認爲，按照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因此，可民_ 
政治繊，若不經露_批准，都是非動。」 

「讓我們回到原來的問題上來吧，-她說，「看來，我^問題的方法與中國正_ 
方法不盡相同；你呢？表面上似乎是適應了，議我看，並非如此，你只是在思想上變 
得有點麻木罷了 o 」歇了歇以後，她用一麵榷的口嘯：「按照目前的形勢，我和你都 



「你驄，我應觀回香港？」» 

「這 僅僅是我近幾個月來 M 中國政治所得出來的初步結論。我當然不是說現在你就 


回來，形可 g ，讀完大學才回來也不晚。」 

r ® i »你 mftsi • 鹅不親意始外國人做事的。去年香纖生右派暴亂，使■此 
地更無留戀之意了。」 

國 M 恨，心孔 _ 國的原動力， _ ， 「不 過，你也不用焦急， 
還有一年_時間’可繩一步觀麵！」 

然後*他瓶相間事 《 

「關於岑蕙，勸意見是否可行？」她一本正經地問。 

厂你是要麵她談戀愛嗎？」 
r 我是這樣的意思。」 

「 你不驗，獅命運不看_ ?你嫌规命繊結 
淨尼？」 

「我不 是有一句__"8嗎？ 即： 除非她離開中國。」她笑著說。 
r 你题■她帶到香港來？」 

腦了點頭。 

「你耀鹅不。」他忽了語鍵：「岑蕙辦我們的事。」 

「她談及你我之事？這有甚麼好談的？ J 她雖然是不經意地反問，但從她的語氣來 
看* 想了他們 - 

「她說：既然你和你姑姑的感清如此深厚，使你們對愛情失去了醜，■感情本身 
實際種變態的愛情。」他#§«：吐講了出來。 

「變 態的愛情？」她的齡突變，下來，似乎有讎。 

「■，你又何必生氣呢？」他織酿 ■ ， o 」 

「她到底也是個至察的人哪！ j 她喃喃自語。過了一會， amm^m •• 「曉乾，你 
不想廳雛驗的所見鴨馬？」 

他們相處了差不多一 fa 月，最後決定繼續努力讀書，進一步的打算留在以後再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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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二月——九五七年六月底） 

㈠ 

寒假後新學期開始的第三天，外文系舉行了 一 ffl 學生辕論會，題目是：「農民生活苦 
嗎？」辯論會由系學生黨支部書記 OTS 主持。 

寇蓮娜說,同學們：最近一®時期，社會上出現各種言論，弓 I 起了不少爭論，其中 
一種言論是說共產黨只關心工人的生活，農民生活苦。我們有些司學來自農村，有些同 
學雖是城裡人，也曾到過農村，都可以就這個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按照黨的一貫政策，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大家不纖慮 

第一 {0 發言的是四年級學生伍廣元，讎： r 我家在農村 * 因此我對農村 W 情況比較 
了解。我的家想是在湖北洪湖地區，向來是個魚米之鄕：土改後農民生活最好。近年來， 
由於搞了合作社，_腑効0^.齪的*, _了《^—销麵性，農民 
的生酶況愈下*與工 aw 生活相比 > 確是有舦的鍊 《 城市工人■脑期的工資 
每月不過三#，到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兩次評工資，工 AW 平均工資大幅度上升 （ 
據我所知，本市綿祐廠的女工，有月入過百元釣。而我們鄉下最強勞動力的月入不過是 
十五元上下。我國的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工差距越來越大， 
必然會影響到工聯盟，最後會影響政權的鞏固 ◊ _ 

接著 fr - 年級學生袁喜旺說：「我入大學前是本省外貿部門的幹部，因工作需要，我 
得經常下鄕，所以_下的情況也是了解的。土醚，農民_渴望的土地，所以越 
麵隨高，生產逐年發展。但是，自從搞合作祕後，由於農民的思想水平還沒有準 
到這一髙度，加上農民文化水平低，對管_體經濟毫無經驗，因此，他們的生產水平 
和生活水平降0腿我到縦■酣啲事實 e 》棚農励 

生活是很苦的，這種情況不僅源於目前的農業政策，也與中國農村在解放前連年戰亂有 
關。我認爲，政府可在放漫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基點上，用更大旳力量去扶助農民。」 
跟著是二年級一&同學發言。他的論點不甚分明，似乎是說，農民生活苦是事實，但 
工姓活懈不了多少，工姓活比* 。 何在， 

最後卜雲拿著發言稿發言，她說：「關於農民是否生活苦的問題，一九五三年在有關 
總路線的大辯論時，就已經出痴 g - 當時'纖冥提出所謂『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 
天之下』，還說甚麼『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並不是要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 
的收入，而是要把工工資撥 一 ^分給農民，其目的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去年以來， 
黨內外有不少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漠5相呼應，好像只有他們才代表農民，才知道農 
民的疾苦。至於我們黨中央，在他們看來，那是不代表農民的。江蘇作了一^調査：有 
的地區，縣區鄕三級幹部中間，有百分三十的人替農民叫苦。後來一査，這些替農民叫 
苦的人，大多數是家裡比較富裕，有餘糧出賣的人。這些人的,_ F 苦』，就是有餘糧。 
所謂『幫助農民』 ， l 、 農民』，就是有餘糧不要賣給國家。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誰呢？ 
他們不》饿廣域雕眾.而献表少龈。 

「所謂農村政策『左』 ， 就是說農民收入不多，比工 a 少。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 
入 * 工人收入一 ® 是比農民多，但是他們生產的價值 tts 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農 
民多。農民生活的改善，主要是靠農民自己努力發展生產。政府也大力幫助農民’比如 
興修水利、發臟貸 ，_ ◊ 我們的齅稅，健副業的酿’約佔產嫩酿分 
之八，很多副業沒抽稅。我們統購的糧食，是按照正常的價格 》 國家在工業品和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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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中間從農民那裡得到的利潤也很少……」 

陳曉鞋在蘇厚永旁邊。蘇厚永輕觀了一下励肘部，低聲地問：「你舌 
是®馬？ _ 
r 甚麼蝻？ J 

r ■魏到舌具有舦的槪性嗎？ J 
r 有酬子可縫從內■料中抄鹏吧？」 

「不止這麼簡單。她的整個講話，都是弓 I 述毛主席在今年一月份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 

口 「毛主席^話？ _陳曉乾吃了一驚，他想到近來有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和一些知名人 
士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以建議的形式，希望政府採取措施，改善農民的生活。他以爲黨 
中央會容忍這些言論 。 mmmmmsm » 他意識到，黨中央、毛主席是不能容忍這 
些雷納 。 

「……因此，」卜雲，「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真正承認和擁護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人，都進的賴，都忠已、耿耿地爲實現黨的總路線而努力奮鬥。」 
她的發言博妍少同學的熱烈掌聲，尤其是江一平，舦_掌贿止後， f 働掌聲 
還辟辟拍拍地 KJP ® 勁地響著，弓 I 起了全場的注意。陳曉乾本能地向江一平這種露骨的 
拍馬屁隨*腦鄙夷的， 《 

寇誦宣佈辯_結束，她總結說：「今天的辯 n # 開 o 澄清了 一 

些同學對農民生活的糊塗看法，有助於端正立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爲實現黨的 
過鰣期總灘而 。 今後，我們;開廳種讎 v 」 

晚飯時，蘇厚永告訴陳曉乾，教工也在同時舉行同樣題目瞧緒，由系黨支部書記 
KIPP 作正面發言 》 

「你是否注意到，燈論會都是由領導幹部作正面發言？」蘇厚永問。 

「 這有甚麼含義嗎？ j 

•備是說，上級作出了佈置，要把這股風^住” 

_ 讓他們發表議論，也無傷大局呀 。 」 

_ 我曾經告訴過你，去年的匈牙利和波蘭事件，影響到中國，有不少地方出了亂子 《 
看來黨中央要各單位的領導人、第一把手親自出馬，組織辯論會，把社會上各種謬論批 
臓，以穩 SA 心，似匈牙利事_大亂子 《 」 

■"這觀艙發展成一場政治獅馬？ J 

「如果事態向壞方面發展，肯定麵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然 mss 心臟： 
「你要扰、 ， 沉讎然顯得有點被動，但對於應付政治問題來說，往往是主動的基點。」 

(二） 

自上周各系開過師生辯論會，由領導親自發言以後，整個學校的政治氣氛似乎又緊張 
_了 。 議乾想，了：題暴? 

識效 * msm-me ' 傳部長' 市黨魏一 己破姉黨_ 

的報紙上發表長篇文章，論述解放以來本省、本市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所取得的偉 
大纖 > 以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嫌雖3 

今天學校又召開全校討,討論的題目是：社會主靜纖性。討論會由學校黨委 
書言主持。其實，這是個一面倒的討論會，因爲只有各系的黨支部書記作正面發 
言，臟插立面。 

各系黨支部書記發言完畢，宋割茂 wj 來參加大會的省黨委第一割 ai 話。省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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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書記的 _ 比較簡短，他肯定了各系黨支部書 I 改潑言，勉勘學生們努力學習馬歹 L 
主義 * 擁護共產黨*堅會主耐要贩 • 

最後由宋書記作總結發言，他的發言實際上是學校解放以來的工作總結。他歹择了解 
臟在教師思想改造、師生參加土改和民主改革，院系調整鎌判胡風集團的各項_ 
中，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以及學校工作的發展，學生人數的增加和教學質量的提高的具 
體數字，來說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黨的週郵#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教育戰線也和工 

取得了偉她纖。 

他最後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今天的一 w 成就，都是在黨中央的英明 
領導下取得的。我們在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但和成績，是一 { B 指 
頭與九個指頭之比，對此，我們一定黯 HS 明點，只有這樣，我酶 HB 人才 
能在黨的領導下，信心百倍姆 E 我國盡快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 」 

散會時，陳曉乾看見寇蓮娜向他走來，問往：「現在有空嗎 9 」 

他點了 _。 
r 我有餓你。 

■兩 A 36 肩走著。 
r ® f 事？」 

「路上不方醱，我膽地施》」 

「我帶你 o 」讎著，就餸她雛門赶。 

賴 ommt ,兩人面對著 a * 坐了下來。 

「這裡,你是嫌姻這個地测？」她望了望開■芽的讎 ，舰各 
悠 mmay 卜 • 

「前次我偶然棚這裡，想不到遇見林 / Jn # 。」他一^忘情，脫口而出地說》 

「遇到林 / J 者？甚麼時候？」她的反應如此之迅速，聲音如此之突然，陳曉乾不禁吃 

了一驚。 


「是在_ 


在那次跟你談話之前°」說完這話，他 


又感到羞隗 


…」他口吃地說，終於撒了個謊， 

她的臉 fcM 柔和了下來。「我看，林 / j 者已經泥足深陷了！」 

「他們不是解散中國問題硏究社了嗎？」 

「是的，他 m 學期結束前一段暫短的時間停止了公開活動，也宣佈解散中國問題硏 
但實際上他,作好準備，等_機，以®*山再起。果然，開學 
後，他們又活動起來，給黨委寫了長信。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點更加鮮明了 
—励 ^ is ?#±^ w 司，但在報召開的 im # 上，他刪席。 

「 immmmmm ? 到全校性大會發言 
「因爲學校要審査他們的發言稿，他們不同意 
「省委不是同意他們的發言稿不必受審查嗎？ 


不是麟軟嗎？ 


躺*他們點《腿 


j 


地忽然 JE 聲音放低 



在中央下達新指 


j 

「中央有新指示？」 

「是 的。我今天單獨找你，主要是要告訴你有關中央的新精神。不過你得保密，這個 
內部消息只傳達到省一級幹部。」 

「這 個我明白。」他感到自己很幸運，有寇蓮娜這樣 HE 權威的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如 
此關心他，使他能在這個政治性非常彌姬會主義國家裡安然無恙：但他又有點惶恐不 
安，他知道寇蓮娜雖然已經結了婚，但似乎對他一直存有絲絲愛意 c 

「毛 主席在最近一月的省委書記會議 上說： 『學校裡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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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調查’我國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在一部分 
大學生中，哥穆爾卡、鐵托和卡德爾很吃得開，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 
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這麼一些思想，過 
去沒有講*百家轉 * mmnm »■話細來了《』一 

「他們以幫助共產麵雕點的方式提^，也算是犯罪嗎？」 

「你且聽下去。毛主席^: 1 ■匈牙利事件的 i 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搂 
弓 I 出了洞。』你自己分析分析，這句話包含些甚麼意思？」 

_ 那我倒有點糊塗起來了，」他搔了播頭，不明白地說，「毛主席歷來要人們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提出百家爭_，似乎 
也沒有要_這一«»」 

「咳， 政治上你還幼稚！」她笑了一下 。「那 好，我再給你浅露一 ffl 內部消息： 毛主 
__腿高國務會議第^-次獻)會議上，作了齡（關於正確處理 AK 內部矛盾的 
問題> 的報告。他在論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時’提出了六條辨別政治上的香花 
和毒軸標準 ：一、 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側於社會主義 
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和_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索固人 
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粟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 
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繁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 
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 
結 》 毛主席說，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現在你該明 
白了吧？」 

「但是，爲甚麼不公佈這六條準貝 [ j 呢？」 

「現 在時 ”」 

「但 是，我還有一 fa 問題：有些人仍然可以把你的善意建議硬歸到六條標準的否定方 
面的。」 

「所以，你就得格外小 L 、 了。不久可肖 g # 出現較大的政治風浪，你要嚴格按照這六條 
標準辦事。有甚麼建議，等大風麵後再提吧！」 

「謝謝你的關心！」 

「不鍾！我在政治上幫助你’你在其他方面，包括精神上幫臟，我們互相幫助嘛！ 
還有，」她 t / M 氣地說，「你不要再跟林岑蕙她們來往了，到風浪過後才決定是 
否 Mwre !」 

陳曉乾沒有做聲。 

「同時，」她繼續說，「你入團的問題也要暫時擱置一下，暫時也許不會在知識分子 
中發團員了。 一^ wn ，都可後！」 tmwm ' 「來曰方 s ?? !」 
他不禁 H 5 E 。麟她 Ett 了舰，輕聲職：「暮色蒼茫，我們回规！ J 

(三） 

五月一曰， （ AS 日報> 在頭版頭條位置上，刊登了四月二十七日作出的仲國共產 
黨中 M 員會 W 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指出：「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從革命的時 
期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正處在一®新的激烈偉大的變革中，社會的關係根本變 
化了，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隨著變化。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要能夠進一步地更好地領導 
全社會的改造和新社會的建設……爲著建設一 f @ 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而奮鬥，必 
需同時改造自己。但是，黨內有許多同志，並不了解或很不了解這種情況和黨的新任務。 
同時，又因爲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處在執政的地位，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有許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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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就容易採取單純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而有一 a 汾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就容易 
沾染舊社會國民黨作@釣殘餘，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 
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宫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 
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爲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 
反宗触義' 駐駐義的整」 

(指示》的下面是一則新聞’報道中央國家鰂歉虞委決定馬上進行整風運動 。 

外文系學生黨支部突然召開擴大會議，有部分黨外積極分子被邀請參加。陳曉乾也被 
邀請了，班上被邀請的只有蘇厚永和陳曉乾。他知道，這是寇蓮娜的「恩賜」。 

會議由寇蓮娜主持，她今天穿起褪了色的藍色幹部服，態度嚴肅。她說：「中央最近 
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一次整風》&，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 
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鬥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因爲革命勝利了，有 
一35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 
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 
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所以要好好整頓黨員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按 
照中央規定，歡迎黨外人士幫助黨組織整風。在整風中，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 
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 
又要和 affif * 編雜 > 冶病 IScA • 頭■—棍子辦法-整臟鞋黨涵 
歷來學習馬克思主義 。 

「我們黨支部有六名黨員。我和支部的全體同志歡迎黨外人士大瞻幫肋我們整風 3 今 
晚來開會的都是積 gut # 黨，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希望你們在幫助黨整風中受鍛練， 
把自己的思想高一步。」 

散會後，陳曉乾對蘇厚永說：「怎麼黨內&風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呢？以前沒有聽到風 
聲 。 你大槪聽到吧？」 

「沒有。我也靡 j 突然。」蘇厚維了搖頭。 

陳曉乾說：「會不會……」但他忽然頓住了。 
r 會不會甚酵牙？」 

厂不說了！多說多錯 • j 

後來，蘇厚永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點了點頭說：「這也可能。不過 • 只要董慎， 
也沒有甚麽可擔心的。政治鬥爭，黨中央講究菊咯是對的，我們老百姓，也要講究_， 
否貝，臟彈擊中，就不値得了。 

「前幾天，^»已告_要小已從事了《」 

「你的確是個幸運兒。有我和她在你身邊提醒你，如果你在政治_中還要摔校子， 
那■不過去了。」 

「那麼說，我躑該立功了》」 

「那倒不一定。是否應該立功，要由個人的思想水平、政治態度以及性格而定。我自 
知自己是立不了功的，但可保不犯錯誤；至於你，照目前的情況來看，也和我差不多。 
我雖格棘*你雖格和思想冰平兼而有之 • 」 
r 你說得^玄，可否說得具體些？」 

■■這不是我們應該深入討論的問題，以後你自當明白。」他意味深長地說。 

回到宿舍，陳曉乾收到丹 IE 姑姑從英國寄夾的信，她在信中說： 

issm 接觸到的各種材料表明，當前，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鬥爭 
十分尖銳，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反斯大林。去 
幾十年間，斯大林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赫魯磽夫集團稱之爲 r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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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迷信 J 或「個人崇拜」，是不無道理的。然而，這卻？ I 起了共產主義顧 i 內部的大 
混亂，其影響對於歐美各國的共產黨內部尤其嚴重，使許多老黨員、著名作家和社 
會活動家，紛紛宣佈退出共產黨。就是對於東方和東歐已經掌握了政權的各國共產 
黨內部來說，其影響也是嚴重的。匈牙利和波茲南事件，應該也是蘇共二十大帶來 
的_^^ 一 。這點，我触才察覺到。 

資本主義陣營利用這一轉， rnmmj ^ _ 了兩大翻，致使各國共產 
黨內部人心浮動。材料顯示：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受到了衝擊，因此，進行內部整頓 
在所難免。你生活在中國’你對這個問題本應更有發言權。然而，我也知道，你作 
爲普通群眾，是不了解外部世界發生的事的。因此，我希望仿織早作好思想準備， 
無論生搬事，你都應置身其外，廳循己。我不在你身邊，所以不麵時提醒 
你，但是，當你碰到政治上的大問題時，只要你記住我這句話，也就等於我在你身 
旁了 。 

丹芷的警告來得多麼及時啊。雖然寇蓮蘇厚永都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但丹正的話 
最爲銘刻在他的心中，他對丹正的敬愛，由於近來對她越來趣次佩，而進一步力_了。 

他忽然想起他的好友林/」寿和岑蕙來。他是否要作一次最後努力’去勸說她們呢？然 
而，他想到上次與林/』^#的談話，想到寇蓮娜談及她的最近活動情況，他知道，她也完 
全意識到自己的處境，看來她已鐵下一«心，不惜作出個人最大的播牲去實現自己的理 
想 。 對於她，怎麼勸說也是徒勞的。至於岑蕙，自上學期末學校戲劇社自動停止活動以 
來，至今仍未恢復活動，看來也不會恢復了。自此，他就沒有見過她了。她與林 / jx # 不 
大相同，她喜歡單幹，而且，到目前爲止，她還沒有甚麼公開的活動。然而，他了解她， 
她內心裸處蕴藏著一股反叛之氣’時機成熟時，她一定會不顧一切地把它爆發出來，杜 
不是向錶示過她可能會遭受到不幸嗎？除了丹正姑姑之外，她是 tea ® 意親近的女孩 
子了。他決定設法說9謹。 

(四） 

卜雲在文體活動時間邀請班上同學向她提意見。除了岑常超、曹柏年和謝振賢三人 
外，大家都參加了。陳曉乾發現寇蓮娜也沒參加 . 

卜雲對大家說：「爲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我諷 CJS 同學們多提意見，怎麼尖銳的意 
見都可以提，我保證絕不會打擊報復 。 」跟著她羅列了自己的一些缺點，妇她進校兩年 
多來’還沒有找班上每一《同學談心，所以有點官僚主義；她較喜歡接近團員和要求入 
團的同學，而不太願意接近那些後進的同學，所以帶有宗派主義的傾向；有時，她偏聽 
偏信班幹部的話，所以有點主觀主義。 

放火燒身完畢，她懇請大家向她提意見。蘇厚永照例#1據員。 

擺_照例是黃有爲，體：「射 g 則明，鎌貝鹏。你作爲耻的團支 
部割己，又是共產黨員，掌握著大權，本應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但事實卻不然， 
你最奉承你鹏人嶋*補弄到是料分 。 例如*分派電賴■校發給社 
5 IJ 外邊看戲的招待票等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我們普通群眾的話，你總是愛聽不聽，好 
像你是個大官！」他忽然停住了。陳曉乾看見他的女朋友鄭美寶用手指捅了兩下麵部。 

酬水■著發言：「有 一 f 牛*^來不想離’齡既然要求我們幫助黨員 
整風，我也不妨舊事重提了。去年上級號召我們寫慰問信給建築蘇聯展覽館的工人，爲 
甚麼我們大家寫的信一定要經過張妙婦過目、修改呢？她因爲是團員，政治理論7欠平就 
一 定比所有的非團員爲高嗎？她的政治課從來沒拿過合格以上的成績！我信上寫 r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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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敬禮』，她一定要改或 r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禮』，難道不加上『革命』二字就不革 
命了嗎？我《中文寫作實習》課的考試成績是優等，但我的文章卻要由一位作文成_ 
齡_人任意傲 * 這不跃大?」 

_你不能這麼說！」江一平看見張妙婦低下頭，十分委屈的樣子，就搶著發言，「你 
知道張妙婦是團支部的組織委員嗎？把學習成績代替_原則，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觀點，按照你的說法，我們學校的黨委組織部長，應該由中文系的李添勝教授來擔任了。_ 
" 你蹦鏹_ ! _趙水生大聲臟。 

_馬屁精！」黃有爲冷冷地說了一。 

「好，我 I 己住，這是你說的！」江一平也不示弱，户你這是污蔑卜雲同志，是藐視黨 
的領導！」 

j 黃有聰了，。 

「請大家冷靜點！」何家昌說，「按照中央指示，幫助黨整風，尙且要和風細雨，同 
學們之間的爭論，就更加要心平氣和 。 」 

陳曉乾明白，何家昌是在爲卜雲說話。 

「讓我來說幾句話，」唐尤麗說，「卜雲同志並不是脫產幹部，她還有和我們一樣繁 
重的學習任務，所以並不是甚麼事都經過她的，因此有些責任不應由她負，例如剛才提 
到寫慰問信給建築蘇聯展覽館的工人的事，就不是她管的，是系團總支直接向張纟少嫦佈 
置的 。 」 

r 不管怎麼說，如果團員出現了_織誤，我作爲團支部書記，應首先負責任°」 
卜貧說《 

之後，大家不再_了。過了一會，卜雲笑著對陳曉 g :「陳曉乾，你有甚麼意見 
嗎？」 

「我沒有甚麼特別的意見，」陳曉乾靦腆地說，—我希望你以後抽空和我談談我的思 
想問題 <」 

" 散會後，蘇厚永問陳曉乾：「你剛才始卜雲提了個意見，內中有甚麼含義嗎？」 

「我申請入團已有兩年了，卜雲除了開始時和我談了幾句話以後，就一直沒有找_ 
過話了。我剛:意見，是賴嬾 g 多些關心儀瞇進步 。 醒額麼不斜爵？」 

「沒有甚麼特另怀妥之處，」蘇厚永說，「在這種公開場合，不發表意厕更好°」 
r 她點名要我發隸見嘛！ j 

「這就是考驗你的地方，」蘇厚永拍了拍他的肩膀，「如果別人請你表態， 

住自己 • 那麼，你在政治上就基本成熟了。」 

「你的話贿道理。」陳曉乾同意地說。「但是，我懷疑她對我有甚麼看法 ， mm 
是不會對我申請入團的事不聞不問的 。 」 

「這你誤會了她了，」「她贿幾分怕你呢！」 
r 你 ai 舌怎麼說？」 

「你不要以爲她平曰對腿肅，就是看不起你，有時一®人會用外表嚴肅來擬自己 
心虛。在學業上，她知道不能跟你相比，在政治上她當然比你強得多，但你有寇蓮娜的 
強力支持，爲此，_你應採取甚麼樣的態度，那就費煞思量了。她並不是不關心、你入 
團的問題，你也鄉1，你有些事，現在還沒查清楚。」 

「當餓並不® a ® ，觀是提麵罷了。」 

「我還是要勸告你，你千萬不要爲你入團的問題，向黨團組織提意見。以往也有不少 
r 這我也讎 c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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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月八日開始，中共中央統戰部一連幾天邀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提出批 
評意見，幫助共產麵里 V < AS 日報> 天天都共產黨的發言。 

報章上開始報道省、市黨委有關部門召集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知名人士以及學 
者、專家開座談會，請他們提意見 。 報章詳盡地刊登了每一個人的發言。在這些發言中， 
有些意見是很尖銳的，有類難兩可，有■坏同意別人所励尖銳意見，不過後一 

aA § l »« 

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文藝的副部長周揚，對中國作家協會作了題爲〈解 
答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幾個問題〉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鼓勵人們在 
幫助黨整風中大膽提出批評：「講反革命的話也不見得就是反革命分子。」 

原來說只是邀請黨外知名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現在變成 「開 門整風」。在這一形勢 
影響下，學生的學習氣氛大大地鬆懈了下來，教師也不像以前那麼認真教學了，他們一 
娜不大佈置作業了。 

下午文娱時間，外文系黨支部在系辦公室召集學生向它提意見。這個提意見會是自由 
參加的《陳曉乾繊厚永也參加了 = 

會謙由玄 

四年級4立男同學°第1«發言：-我向系主任瑪靜宜教授提些意見：她作爲系主任， 
上 _ R « 耕耘，不問收穫，學生學得如何，她從不過問。她也從不找學生談話，徵求 
他們對系工作的意見。我進校差不多四年了，上個月在街上碰到她，跟她打了個招呼， 
她竟問我是哪個系的：還有更好笑的：我們班的陳國開，因患腎炎去世已有半年 ， mi 
上課提問時，還糊裡糊塗地照她手上的學生名單叫陳國開的名字。她作爲系主任，我們 
不可以向她提出更高的要求嗎？ J . ' . 

另一 e 四年級學生接織: r 瑪靜註任表面看起來是個書呆子，實際上是個官老爺 （ 
去年*我™^雛同學 smn 旱杯及格，系裡要腿學^桂同賴貧驗細身， 
家中已沒有了甚麼親人，他要求馮主任讓他跟班讀完四年級，不要畢業文憑，但馮主任 
卻沒有半點同情心，撕嘶 w 地把他趕走，說他回鄕耕田比學英文有用。他已經讀了三 
年大學，又何必一定魏麼爲難人呢？」 

「同學們，」高菲菲說， 「今 天題大家來向系黨支雛意励《馮主任不是黨員， 
她的問驢不顯個齡談？」 

「但是，我還是要向瑪主任提個意見。」 nan 年級學生說厂我們班員同學， 
上學期也是三科考試不及格，按照規定，他也應該和桂照灶一樣，退學回家。但馮主任 
編爲腿黨員，思想好，而保了 員瓣黨員不是一視同仁呢？」 

「好， 我記下你們的意見，轉告馮主任，」當記錄員的黨支部組 i 幹事鄒光燦說 ，「但 
是，我們這個會的目的，還®^家向黨支細 S 意見。」 

「你 們爲甚麼不放火燒身呢？ 」 三年級 一{4 同學大聲地質問。 

們準辦彌猶 > 爲此 * 我們織嫁向我祖意見> ^ 

以紐我■■更深刻《」 

「你們想蒙混過關！」一年級復員軍人黃炳寬站了起來，「你們在批判黨外群眾時不 
是歷來主張當頭嬅喝，使人猛纖馬？爲甚麼現在輪到你們整風了’就那麼閃閃縮縮呢？ 
我先向范書臣老師提個意見：你是共產黨員，又是系副主任，本應團結廣大教工，爲實 
現黨的教育方針而努力，但你卻不然，你處處抓(教師的辦子，以便你打擊他們，來提高 
你自己！再者，你老子是個開明地主嗎？解放前不是，土改時也不是，爲甚麼你入了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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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他就戎了開明地主呢？ _ 

厂你這是污蔑，是挑撥！ j 范書臣勃然大怒《 

「范老師！」高菲菲說，「請冷靜點。有貝 I 做之，無則加勉 嘛！」 

范書臣才勉強壓下怒火，板起面孔，不再做聲了。 

蘇厚永低聲問陳曉乾：「你剛才有沒有注意到，范老師聽到別人提馮主任意貝表 
情？可高麵！」 

「范老師最喜歡拉撤學生作他的代言人！」黃有爲說，「你當我們班主任時’就時常 
要我刪尔家，向你匯報各教師的教學情況，啓發我他們的小辨子 e 你收集他們的 
材料向系黨支部匯報，以表示你靠_且織。你是踩在別人的脖子爬上去的！」 

「你猜黃有爲爲甚麼對范書臣老師這麼氣憤？」蘇厚永又問，产因爲范老師曾勸 
美寶，叫她不要跟他談戀愛，因他的父親是資本家。」 

隨後同學的發言都集中在范書臣身上，也有少數同學提高菲菲意見的，主要 
作浮面，不深入學生之中： 

第二天早上看報，陳曉乾才知道，一書記^前一天下午來過學校，讓各系叫了 
—兩名教授大禮堂開座談會，請他們幫助省黨委整風〃外文系的顧大可、羅承芳也被 
麵參加。 

報餓各位發言都作了詳雛麵。 

總的織，觀們的發言讎客氣 * 眺學絲 * 娜讎多 。 總的 

調子是，教授們希望^派有專業專長的黨員幹部到各系擔任領導，因爲目前各系黨支 
部的領導，多數是外行人士。他們舉出了不少外行鬧笑話的例子，例如，物理系的黨支 
部曾規定教授們每天坐班八鱗，有些老教授就要求系領導，每天早上派汽車給他們運 
送書籍到艱室 * 下麟观書本送回他騰> 行不通才取消7坐班制 。 

最弓 I 人注目的是中文系鍾昌教授即席所賦的一首詩，中心意思是說，知識分？一身傲 
骨，最不喜歡交際，最怕與官打交道，因此當權者應主動禮賢下士，而不要等知識分子 
靠攏《鍾教授曾給學校戧劇社當顧問和上戲劇原理講座課，他對學生挺友好，陳曉_ 
他比較熟，所以當他讀到働綱，暗暗吃了一驚。 

" 鍾昌教授的詩寫得真好，真真正正表現出我們知識分子的骨氣！」黃有爲把臉^ 
來，對凍曉観。陳曉乾不敢答他，低著頭假裝看報。 

過了一會，黃有爲站了起來，拿著報紙，走到蘇厚永跟前說：「你看了鍾昌教授的詩 
了嗎？」 

「看了、怎麽樣？」 

纖出作者纖的不滿清緒！」蘇厚永贿糧。 

「何腿得？」黃有辭薦然地問。 

「«6@-副_骨，不,醜的幹部敬而遠之。簡黨的 
領導放到麵去了？」 

「劉備尙且能三顧草蘆，請孔明出來相助’難道共產黨就不可以禮賢下士？」黃有爲 
反問 。 

「黨 要禮賢'-士回事，賴變渡殘另一回事 9 」蘇厚永下: 
「總之，這不是一首婦！」 

黃有爲還想銀，他麵合起書本，賺曉乾：「走吧，間麵了。」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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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陳曉乾看見校園裡當眼處貼出大海報，內容是學校戲劇社特別邀請著名作家陳 
半閑，下午來校作有關文學藝術問題的報告。陳曉乾心想：我還是戲劇社的常醒轉， 

午睡起床，陳曉乾約蘇厚永同去聽德，但蘇厚永說要寫回信給他的女朋友，向她指點 
齢聯* 人去《 

講座報告會由岑蕙主持。她似乎消痩了些，頭髮也沒有怎麽梳理》 

陳半閑題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細微黑、瘦削，穿 一* 很舊的西裝。_乾想起， 
他是個麵乍家，解放初《才回國。 

p 東半閑講座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文學中知識分子的形象。 

他認爲：「在社會主義文學中，知識分子的形象多半是反面人物或中間人物’正面人 
物幾乎沒有。事實上，知識分子的形象很少出現在 fc 會主義的文藝中，原因有：一，在 
社會主義革命中，知識分子是革命的對象 。 馬克思在 < 共產黨宣言 > 中提出 1 ■與傳統觀 
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口號，而傳統觀念的傳播者就是知識分子：二，知識分子歷來 
是經濟上不能獨立的階層，因此是個幫閒的階層，仰別的階級鼻息求存，一旦不爲統治 
階級所用，就連乞丐也不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在舊社會所依附的所有制已 
經不存在了，但他們還沒有完全歸順無產階級，毛主席稱之爲 7 樑上君子』，所以不能在 
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中充當主角 ：三’ 文學藝術主要是由知識分子從事的，即使是現階段 
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也主要是由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從事的，而的世界觀， 
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s 〉 中所說的，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以 
知識分子寫知識分子是極不適宜的，事實上他們也不敢寫，我就沒有勇氣寫今天的知識 
分子。清朝的吳敬梓寫過（儒林外史 >，這恐怕是中國古典澈中獨一無二^ 了，但知識 
肝卻成了麵人物、鴯對象。」 

但是，他又說，知識分子歷來是政治鬥爭的替罪羊，著名的如屈原、晁錯、賈誼、柳 
宗元、蘇畴等，»也不賭免。 

他又說，概會主義文學中，知識分子不是完全不可以寫，如馬克思、恩格斯、歹 [ j 寧， 
但循寫請，他■不是以面目離，而題革線的面目_。 

所以，働結論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知識分子不應該寫，不好寫，尤其是知識 
肝寫知識分子。 

他發言的時間僅一節課。之後，他表示願意回答聽眾提出的問題。 

「你對黨的知識分子滿意還是不滿意？」一名戴眼鏡的女同學站起來問他。 
「有滿意的地方，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從容不迫地回答。 「黨 的文藝■強調對 
社# w 教育作用，指導下’我國艇腿毒害人民群眾的壞作品， 
已經消聲匿跡。 ass ? 該肯定的。但《?^駐義敝式。 一 
「麵 才的 _ ,似賴要求黨魏一下方針， 

論，是不是？」 

「我絕無此意，_陳半閑鎭定自若地說，「文學藝術是反映生活的，在現實生活中， 
知1^?麟是被_的 一 種中間人物，叉怎能充當? _ 

「就是說，你對黨的知識分子麟不滿了？」 一 f 立校懸宣傳部幹事問道。 

「我本人沒有這種清緒。應該說，麵滿意，我鬚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在元朝，人 
分十等，知識分 f 8陳九，乞丐排最後，即所謂『九儒十丐 〆 在我們這個社會， ASS 不 
^?及，但也有十種：革■部、工人、士兵、知識#、資本家、富農、; tei 、 
反革命肝和壞肝。知識分子排第五，醒我們還能不滿意？」 

陳曉 ㈣ 見錢有緣 •• 「這 位触其實是對細知識肝政策有一肚子氣 *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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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_可能這是他的真碰尼？」有 一《 人答話說，「聽說他去年才加入共產黨。」 

「你是黨員作家，請問，現在共產黨 E 編門飄，你是來弓1^#，點火的？ _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李迎迎。 
r 兩者兼而有之 * 」 

「你 E 爲點火、放火燒身最好的形式是甚麼呢？」有人大聲地問。陳曉乾覺得聲音很 
熟，定睛一看’原來是汪達生。 

_是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 m 放加辯論會的方式 ， 」他說，「我不主張 
採用只有臓 * 而沒面倒的方式… 

「你—面倒的方纖馬？」汪鮏忿然臟。 

「那麼，減爲應該獅_试爲誠？」作家副。 

「大鳴、大放、大辯論！」汪達生大聲糧° 

「還應加上大字報！」另一生狠狠地蔽一^ o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陳半閑笑了笑，「可惜這不是似 T 1 的發明創造， 
前幾天報 t 已報道過這種建議和要求了 °」 

這時 > 人們議論紛*有驗去《 

「同 ■ ，」岑蕙舦嗓門說，「我腿個講座課到»陳半閑同志_們作了 
一個極富啓# (4 W 文學專題_，讓我們用熱働掌聲感謝他！」 

人 ff 爾辟脚_勺稀騰般臟去。 

陳曉乾在大禮堂門前等著。當岑蕙把®半閑复 h 汽車開走之後，他走了上去。 

「岑蕙！」讎切地叫了一聲 * 

「陳曉乾！」岑蕙十分高興地迎上前來，—我知道你一定會_個機會來找我的。」 

「你有空嗎？ _陳曉乾問厂我想和你好好談談。」 

「今天我也是打算跟你談談的。」她笑了笑，露已潔白整齊的牙齒。 

馬崗坡 > 兩人找7■魅下以後 * 陳^丹正的麵讎 * 

岑蕙一口 ㈣ 完讎，不禁_賴：「真題現代才女，在林俩和!」 
聽稱讚猶姑，他不期然感到心舰救。「你尼？」 

「爲甚麼我說她是現代才女呢？因爲她擁有各方面最新的資訊，用最現代的科學方 
法，去硏究和分析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身在其中的人永遠得不出夾的，或不能完全 
得舰。桐,、口勸政治麵觀’都帶有片面性，其所以如此，首 
能攏脫所處環境的政治因素戶斤左右，另外是孤陋寡聞。不過， BP ® 有第一手資訊材_ 
在我們面前，以我們的外文程度，又能讀懂多少呢？你姑姑至少精通英、法、德文吧？」 
陳_點了點頭，並蔽說：「她鐽握 sag 1 文。」 

「所腦，現代找》」 

「画你 m 個人的評論，你有鏡見？」 

「應該說，她的眼光是十啲，尤其對寇蓮娜。她對林 / J 雜看法也是一 tt 触 
的，儘管我並不完全同意說她很可固曇花一現的人物。」 

「對尼？」 

r 其實她並沒有怎麽評。麵乎想避開這漏題 。 

「不，她寄予你的同情是最深厚的。」陳曉乾說 3 

她的雙頰飛紅起來，她立 bp 低下了頭。過了一會，她:「你姑姑有一顆偉大 
的慈愛心！」跟著，了一口:尔下定決心，_勇氣來，把你 
們編至感.關化爲男女之情。個世界上，最値娜愛的了。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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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謝赚身幸福。至於我，只是深深扎根於祖國土祉的一株頑草罷了 C 有機會時， 
請代我感深情厚意。 

「。」他忽然感到，鮮的讎。 

「我想問你一問題：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個憤世嫉働人嗎？」 

「最初認識你時,有點 a 樣的感覺，但後來交往多了，慢慢感到你是個熱愛生活的人， 
你要干讎治，正是由紛峨生_熱愛。」 

「十分感謝你的理解！」她臉上浮現出一抹幸福的笑意，「你是第一 fi 對我說這番話 
的人。你也算是個知音了 。 」 

「但是，」他感到榮幸之餘，不禁問，「自從上次演出《樓桃園》以後 ， mmim 
似乎不大想理踩我了呢？你甚至以學校_社的名義識半閑來講演，也不通知我。」 
「你怪我？」看見他沒有做聲，讎_:—麵 一 w 是爲了祕。」 

陳曉乾感到意夕 f 。 

厂這個你還不明白？」她幽幽地說，「我知道，你也和我一樣，有一顆濟世之心，要 
不，臟不會回來隐書了。我也知道，你生長在香港那個殖民主義社會，加上國仇家恨， 
你的民族主義倩緒是壓倒一切的。是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因 
此，你時刻擔心，對黨的政策作過多的挑剔，會影響黨的威信 。 誠不知，任何一個政黨 
或領導集團，無論其路線如何正確，只有具有聞過則喜的量度，才能取信於人民，把治 
理國麯工臓辱辦。輸白影響威信，最終一定會走向獨裁！」 

陳曉乾感到一陣面熱。「但是，在林 / J 嘻、你和我姑姑的幫助、啓發下，我的思想已 
經有._變了。你獅 J 嘻的崇 WS 想，糖萬細職 > 我懸望你們的，只是要十 
舖究識。」 

「繊之間# s * 娜上的分歧，但更主要的是，我認爲你麵才華出眾的 
青年，你不應該受到摧殘；何況，在大西洋彼岸，還有一 ® 那麼出類拔萃的姑娘在等待 
著你！現在臓不怪我了吧？」 

「你真好！」他情不自禁地，「但是……」 

「你不纖了！ J 她擁了 ftWB 。「現在我有 H 牛事求你。」 

j 

r 我有一麵感，一場&烈的政治賜即將到來《 »很可 

能是這場風暴打擊的對象，現^只有勇往直前！當然，我對黨中央還抱有很大的希望， 
也_它有聞過則■量度 。 但世事甚_料，我也可能會含™^ j 她臉上忽細 
現一種使人捉摸不定的表情，「你辦 1?俄說過，你將來立志要當，文學家。你可否在 
你的作品中，黻的本來面目？」 

厂你別傻想啦，怎麽會呢？」 

「_侧？」画雙明亮的_，忽雛彿蒙上一層薄霧，怔怔地看麵。 

「好，我答應你。」 

r 謝謝你，謝謝你！」她的聲音有點嗚咽起來，說著，她從她的皮夾子中拿出一張照 
片來，■他， mm - r * ■你留念。」_了®^， 

聲「再見」，就轉身匆匆地走了。 

陳曉乾看著她在暮色中逐漸消失的背影，想起丹正姑姑的話：「你喜歡和欣賞的人， 
卻不便與之密切來往……這可會激是所謂政治吧？」不禁呆若 m 。 

(七） 

根據小道消息，受中共中央統戰部不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的鼓舞， ： it ^ 大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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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五月十九曰開始把大字報張貼在校內的 「民 主檣」上，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 
鎌紛成立各種名猶學社,狀的 「民 主廣場」，成了學生激昂地發表各®。 
於是，全國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 

s 大學的學生開始自發地在校園各處張貼大字報，向學校黨委和各系黨支部提意見， 
較多的似乎是批評學校領導壓制民主，不認真創造條件 W 門整風。 

同時，各種學社也紛紛宣佈成立，例如甚麼「百家學社」、「爭鳴學社」、「版學社」、 
「魯腦 i 」， 等等。 

這些學社的成員在校園的中心廣場和各個操場發表演說’ M 人往，十分熱鬧。 
講演者慷槪陳詞，有時更熱淚盈眶，都自命是針砭時弊，爲民言輪。到後來，有人出來 
跟他們_命*但在多數倩況下*軒 H 氣勢不心常被擊敗 * 膊然離去》 


聽說中心廣場晚1:如此麵，陳曉乾約了蘇厚永晚上到該處一行， 

果然是事實。天剛入黑，中心廣場的舞台上已汽燈高掛，舞台下的廣場人頭聳動。當 
他們走近看時，只見舞台中橫額上寫著 「發 揚五四革命精神」，下款是 「百 家學社自由論 
壇 j ，兩旁對聯寫道： 「風 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咳， 也許比得上倫敦的海德公園熱鬧。」蘇厚永說 。「不 過，我不曉得那『風聲雨 


聲』_聯出自何處？」 

「是 明末文學家、抗清捋領陳子龍和夏允®® r 几社』的座右銘。不過，用在此 


時此地，則甚富寓意性 




忽然看見林4^#走到台前。她似乎清減了許多，細釣腰眩，現在可以與李迎迎比美 


7 • 讎神采奕奕。 


她在前台站定以後，就用堅定的語調開始_:「同學們！教工們！我現在代表百家 
學社發表演說，我演說的題目是：絕對權威對誰有利？」 

這讎多麼尖銳而嚇人的題目啊！在當今社會，她竟能想到這樣的題目，所以聽眾一 
下子都屏舰待 。 

「!同學們！甚麼叫絕對_ ?絕對觀源於個人崇拜 • 而個人崇拜又源於專 
制制度。社會主義與個人崇拜是水火不容的。但是，爲甚麼蘇聯和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 
都出現個人崇拜呢？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爲甚麼又沒有這種現象呢？原因是：在蘇 
聯*沙俄的封建意識根深蒂固，而中國、朝鮮和越南本身原來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娜民地社會。」 


「對個人崇拜要有分析，不能一槪而論。有人在台下■了她的話。陳曉乾循聲看 
過去，原來是江一平。他氣砰呼地繼* 說： 「對革命領袖，對革命導師，我們就是要無限 
崇拜！對於剝削階励專制獨裁者，我們就是要堅決打倒！」 

林 / J 请並不生氣 • 她讎一笑，繼 續說：「個 人崇拜對甚麼人有^呢？在我們作出結 
論前，先作一些分析：個人崇拜歷來 I 些爲了達到個人目的的人的一種手段，其真正 
最終目的，是要人家崇拜他自己。斯大林在生時，赫魯磽夫不是把他稱爲親生的父親、 
勞動人民的救世主嗎？腿，當社了台，就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我們的黨中央舰 
斯大林的功過是七三開，可蕭大林也不是絕對權威。 

「個 人辦、絕對權威腿各級官員 _ as 群眾繼牌， m & mmm ]- 
種手段。在絕對權威下，誰還敢有自己獨立思考的思想？這樣，言路就會被扼殺，思想 
就會閉塞，社會就會倒退。個人崇拜還有一大的害處：如果最高當權者熱衷於被人 
辦 • 好大喜功*甚至昏庸無道》受■之 * 殘害忠良 。 
這樣的例子，在我國的歷史上是多不勝數的，較近的例子是清朝的慈禧太后。中國近一 
百多年來，國弱民窮，這樣的麵，我己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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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看，原來是淚光 


「她的確是才氣橫溢，」蘇厚永嘆了一口氣，「可惜……」後面幾個字就含糊不清了 _ 
台下的聽眾一片沉淨，陳曉乾似乎聽到人們的呼吸聲。是的，她的話多麼有說_啊! 
他曾糸個人辦這個問題發轰意見’不織有這娜麟明贿系統性。 


突然，人叢中又爆發出 HB 力竭聲撕的聲音：-你這是無中生有！」江一平在自己的 
頭上揮舞著雙手，「我們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你所說的個人薪！」他突_向群眾，號召 
_:「同 W 1 !狀的政■景很成問題，_家人一親獻了，所以她 
對共赫仇恨。細靜應勇聯拙來揭發她！- 

「_來揭發！-台後面絀 HBA 3 K ，原來是董志魅師。 r mmm ^ 這位咏 j 、 
春同學是位烈屬，而台下發言的那位江一平同學，倒是富農家庭出身，他爸爸在土改中 


人叢+發出一陣陣噓嘯聲$江一 灰溜溜麵包了《 

這時，有一^ ASLh 舞台，大聲地說：「我不管甚麼絕對權威，甚麽個人崇拜，我主 
張的是絕對自由！」原來是汪達生。 

「這個流®分？，也打著自由的旗號呢！」蘇厚永忍不膜了起來。 

「請問，你所鼓吹的絕對自由是甚麽呢？ J 林問道。 


「麵要細是沒有人監視的自由！」汪達生振臂高呼 o 


「別人監視了你的甚麼自由呢？是玩弄女性的自由嗎？」林 / J 着用挖苦的口吻說，「抑 


或是耍流_自由？」 

台下有許多人哈哈大笑起來，有人吹口哨，喝 _， 


腿，願不改色，他指著綱者罵道：「你這的小励！我翻有反 
對你的百家學社，你®讎作勢起來了 ！好，」他挺一挺胸膛，高聲宣告，「現在我宣佈 
成立自由學社，爲爭取絕對自由而奮鬥！誰要加入我社的，請找中文系我汪達生聯繫 。 J 
「難名參加！ j —陣嬌聲，從台下響起。陳曉繼得那跡打得火熱的生物 
系女學生。台下口哨聲采聲又起。汪達生趕忙跳下講台，拉著那女學生，匆匆地 
離開了- 

「同學們！教師們！」林 / J 着又謂5 了，’黨中央號召我們幫助黨整風，我們有志爲 
國爲民的青年朋友們，應該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幫助黨把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整頓 
好。我們歡迎同學們、教師們參加我們的百家學社，和我們一起硏究中國的問題，共同 
監督黨和國家機關，使中國能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大道前進……」 


陳曉乾本想聽完她的_5才離開，但蘇厚永卻用力拉著他離開了。 


(A) 

「百家學社」是全校最大的群眾組織，它不僅跨系，而且包含學生和教職工。其他如 
哲學系的_爭鳴學社」、新聞系的「社」，中文系的「魯迅學社」，還有兩三個人樹 

「群眾學社」、「百姓學社」驛，都题學 o 
使陳曉乾礙犄怪的是，岑蕙齡泪前還沒有出頭露面。他餅新聞系 「as 學 
社」的成員，臓有舰有励名字。變了主意？ 

陳曉乾本年度的學年論文是寫米爾頓的長詩{失樂園 > : 由於前一段時間思想上有點 
亂，所以拖了下來。現在已亂 is 頭了，又不_何時可以恢復正常，所以他決定，除了 
有時和蘇厚永或單獨去參觀一下大字報和大辯論之外，就埋頭讀書，爭取在半個月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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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初稿 9 他向打字員費宏輝在資料室裡借了一^打字機，每灯午下了課，就先去打一 
個_字 > 然後到校園題* 

今灯午到打字室時，陳■看賊_正在寫大字報。費獅■他，就客: 

「_乾同學，你來得碰。我寫了 h 分大雜，請你_蒲有晌妥。」 

原來是一張紙的大字報，題目是：（逼供信違反社會主義法制卜內文是： 「一 九五五 
年八月上旬的一 fg 早上，市公安局人員來到宿舍，不問情由就把我逮捕，默 i ： 手銬，押 
3公安局看守所 * 在隨_一®星期中，公安人員用逼供的手法，要我承認與國民黨特 
務組織有關。因我受不了逼供，只好胡亂交待了，以至後來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麻煩， 
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才把我的問題弄清楚。我認爲，在對待問題上，公安部門是 
違反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希望今後加以改正。費宏輝」 

雖然趨釀 ㈣ 和，提意励方式也纖轉，謹曉乾燃覺得，麟不應該把 
它貼出去的。「引螞儀出洞」這句話在他腦子裡太深刻了。 

「怎麵？」費宏輝等 tmw 意見。 

陳曉乾只好說：「關於肅反的事，我看就算了。 

「黨中央不是號召我們幫助黨乾卿馬？」他想了想，「難道寫法有問題？」 

「你鄉 a ，我碰治上並不在行。但是，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再提這賴帳了… 
聽見 ftM 說，費宏纖拿馱權拼走。陳麟不禁搖了搖頭《 

打了一 ® 多鐘頭的字以後 * 陳曉乾走到大禮堂和圖書館附近的大字報區。圖書館和大 
齡外面的牆±和佈告社》都腦了大字報0 額在兩上鹏馬路 * 

大字寫著：「校黨委爲甚麼遲遲不搭大字報棚，想抗拒群眾幫肋黨委整?」又看見大 
禮堂門前’貼出校黨委整風辦公室的一張佈告，上面寫著： 

爲了方便群眾幫助黨委和各級黨組織整風，茲決定在圖書館後面空地上搭蓋大字 
報棚，希各知照。 

整風齡室啓 


陳曉乾果然看見許多工 AIE 在圖書館後頭搭大字報棚 。 有兩排大字報棚已經搭好。 
忽然看到新大字報棚前面有人正在貼大字報，陳曉乾就向前走過去，原來是岑蕙和李 
腳。由於她臟 Itm 大雜，所以他沒 WMikm 妍。 

分長篇大雜 o 陳曉乾織一頁看下去： 




m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的許多經驗，是値得我國學習的。然而， 
解放以後，我國的領導沒有全面考慮我國的具體情況，實行了全盤蘇化的經濟政策， 
結果使我國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生產萎縮，民生疲憊。實行全盤蘇化的經濟_， 
反映了迷信外國的思想意識 e 我國是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自己豐 
富發展經濟的經驗。近一百多年來，由於備受帝國主義、洋人的欺凌、愚弄，我 I 
AS 的精神趨向奴化《解放前的志士仁人，都面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靈丹抄藥 
民國建立之後，實行全盤西化,擁放後又實行全讎化政策。爲甚麼我們 
定要師法外國，而不能以我爲主，兼收並蓄外國的好經驗呢？歷史經驗已8^地證 
明，只是以某一麵爲師者，必倫於奴性。 

粧雄銳撕縣_搬： 

重工業、輕工業、農業這樣的排列次序’是我國建國伊始就實行的經濟方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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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要廣大人民群眾勒緊褲帶的方針。在我國一窮二白的國情中，這個方針尤其 
有害 0 

輕工業和農業是能更多更快地積累資金的部門’而只有發展了輕工*和農業，人 
民的生活才有保證 3 我國本來國力已弱，生產水平極低， AS 由於受連年戰禍摧殘’ 
已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現在，以蘇聯爲師，把發展重工業作爲我國建設的重點，把 
本來麵用於扶助農業業的資金用在重工業上’因此，解放以來，我國的輕 
工業和農業發 騰漫， 有時甚至麵，活日麵苦 。 而重工業由於沒有輕工 
業和農業爲其積累資金和提供原料，也進展不大。去年四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擴大會議上_辦，提出要適當地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 
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讎種調整的幅麵小，因此作用不大。 

二、 醉齡乍化， 

農業集體化®建成社會主義的必要餅之一。腿，實行麟合作倾須具備兩 
個基本餅：一*有較高的生產水平和物質水平，二是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具備了管理集體農業的預備力量。然而，從一九五零年冬開始的土改後僅僅一年， 
就開始推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制度：至一九五三年，_年以後，就規定各縣辦農 
業生乍社，:麵了一 ah 六年，即解放離七年，全 
國就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由於廣大農民沒有思想準 
備 * 也尙不具備體链■力 * 所以酣的链管 att ® —片混亂*有雖 
_命令 > ns 指揮丨有些跡任自流，年下降 。 聽的農業集體傾在 
實現了機械化以後，而我國比蘇聯更冒進。 

三、 國防建設步蘇聯的後塵 • 使中國人民如老牛鍾 

毛主席說：國防不可不有。這毫無疑問是對的。但是，國防費用的多少，直接影 
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據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的軍政費用佔國 
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 
軍更加龐大。現正千方百計擠出其他的建設資金，用於硏製原子彈。 

我繼爲，原轉不可不有，但不可急有。當贿不少原情況下， 
我國推遲製造原子彈決不會影響大局，而只會對中國人民有好處，對陕復中國國力 
有好處。 

岑蕙李_ 

當麵乾看完大字報 > 岑薄和李獲早 eSIM 了。陳■覺得 * 這份大字嘻 
的顾晒麵一樣，是観一_ ， ffiEg 由於這樣，—把汗。 

參 

(A) 

陳曉乾早±?嫩社課，黃有爲情緒大家說：「告馱家好消息， 
全校學生都不上課了 ！ j 

陳曉乾半信物， 問道：「不上_ 賊？」 
r 寫大字報和看大字_ ! _ 

「好極了！」曹柏年大聲叫好，「謝振賢，岑常超，我們一起去看大字報吧！」他們 
拿起齙*就向通往學舦門的大馬路走去 。 

陳曉乾看著蘇厚永，蘇厚永又看著卜雲’大家正在猶_ ,學麵播站廣播學校黨委 
辦公室的通知：決定暫時停課，以便全校師生員工*中時間和精力，幫助學校各級黨組 
織進行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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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ttS 麽辦？」唐尤麗和張妙婦問卜雲。 

_寫大字報，馱雜，或參,縱尊便！」卜雲面。 

蘇厚永和陳曉乾結伴到大字報區去看大字報。二十排大字報棚已經搭好。一夜之間已 
經貼上了上千份以上的大字報。在大字報棚中，看大字報的人，川流不息。 

在岑蕙和李遲大後，是柄请的{絕對惺_縣> ’ 接鞋哲學 
系爭鳴學社的〈公天下還是黨天下？ >，指責共產黨大權獨携， / J 增不放；新聞系人民學 
社的{小米加步槍能^導 x +>，嗎？ >，抨擊外行領導內行的弊端；中文系魯迅學社的《蘇 
聯的月亮比中 M 3 的圓？）指責中央領導崇蘇恐蘇；百家學社的（國際主義還是投降主 
義？〉，批評中央容忍蘇聯維持沙俄時代和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百多萬平方公 
里的中國土地仍然爲蘇聯所®佔。這份大字報，既有歷史事實和具體的統計數字，又有 
類拖彌 ' 爲陳曉■所未聞 》 聽所未聽 。 

「真是難以令人置信！」陳曉乾自言自語地說。 

是老問題了。」蘇厚永麟說。 

「老問題？怎麼我以前沒有聽過？」 

「對 於這些問題，黨內歷來有爭論。在民主黨派中， ^ 就更多了。其實，國民黨直 
到現在還沒有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海棠葉形的地圖，給大大咬了一口，有些人是 
不會同意的 * 」 

「你 同意嗎？」陳曉乾也不同意，他要看看蘇厚永的態度， 

「此時此地，你最好不要問我這樣的問題。」蘇厚永力氣說。 

陳曉髓趟方定下，■心® 

再看其他大字報，其中有些是呼應北京著名人士年初以來提出的著名論點，如社會學 
家費孝通的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 儲安平的「黨天 T 」 ， 章伯励「政治設 tf ^」 ， 羅 
隆_「肅反委員會」_點，以及4惊大胃師葛_，：11^大_理系 M 、百花 
學社的首領譚天榮和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铺等人的言論，大多沒有甚麼新意。其餘多數 
是揭發各系黨支書、黨員和學校黨委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 有些漫畫醜化他們。陳曉 
乾一貫不主張人身攻擊。看來大多數是出於洩私憤，政治意圓不大。 

他倆足足花了四個鐘頭，才走馬看花地看完第十個大字報棚，而後面的大字報棚又迅 
速被密密__ t 了大字報。陳曉乾突然看到本系顧大可、羅承芳、孫作愚三位教授 
聯名寫的大字報，題目是： <向范書臣同志提幾點意見> * 內容是：一、范書臣歪曲他們 
在 「神 仙會 」 上的講話，向黨組織匯報，他們希望，范書臣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應光明 
磊落，不要耍陰謀跪計：二、范書臣入黨後嬌傲自大，對同事指手劃腳，他們認爲，入 
了黨就更應謙虛謹慎，戒駿戒躁，密切聯繫群眾；三、學校領導曾提議把范書臣提升爲 
畐! J 教授，由於三人認爲他的學術水平未標準，爲此，他一直對他們懷恨在心， 
事事祧剔 ffi 們，他們希望范書臣作爲共產黨員，應出以公心，不要爲私利而打擊報復。 

由 mg 們極少寫大字報，他■多是□紙醚意見，所厕大可三位■的大字 
得頗爲突出了。 

在到食堂的路上，陳曉乾和蘇厚永兩人都糧不語，似乎■重重。 

r 你對 ff 娜痛去_ ? _陳忍不住問。 

「我看不準。不過，可以肯定，那些跳得最高的人，一定■得最慘！」蘇厚永沉思 

「你是說，像林 d , 、岑蕙歷的人會跌得很慘嗎？」陳曉乾關切地問。 

r ® i 講候 - * » 你—片柔情， 

會給你帶來畢生痛苦！」蘇厚永半開玩笑地說。 

一觀 已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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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你沒有翻大蓋地而來嗎？我樹 * 高漏到十天左右總销 
大局已定。」 

"紐大局已定？」 

，到時，鹏_出眾的人們，就會跡僞資麵級右^®^ 0 J 
「資雛級右®? gg ® 徹^^1個名詞？」 

「在 報章雜誌的字裡行間早已出現，在黨內高級幹部中，也已傳達了毛主席有關資產 
階級右扉働指示。-蘇厚織 C 
r 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分子又怎綱？ J 

「我 也不清楚，目前恐 fS * 省委也不知道。事態是在不斷發展中，大槪中央也在硏究 


之中。」 

到達食堂，他們看見食堂內外周圍的牆上，也貼了許多大字^，大多是食堂職工向食 
堂領導和總務部門励意見，也有些是學生向學生黨員或甚至是團支部割己寫的大字報。 

使隱乾翻意■是，今天赖有觀平日的■激烈的_ 0連學織播站也沒 
有廣播餅》 

黨員 m ® 無鋪，沉默不語。 


卜雲兩人坐在食堂角落，低頭默默地吃飯，於心不忍，就拿 


了飯，上讎她們坐在一起 * 



寇蓮娜微笑地向他點了點頭，而卜雲則表現得極不自然。 

陳曉乾一 f 诗不知道該跟她 ffme 甚麼好 （ 吃了兩口飯後，他脫口而出地問道：「這麼 
多的大字報，看完了嗎？」 

「大略看了一遍。其實沒有特別新鮮的，都是和報章上登的差不多。」寇蓮。 
「不 過，桐都凰點，章上所沒補° 」 卜識。 


陳曉乾心中一 1 E °他又擔心起林 / J 嘻來了。 

「岑蕙的大字麵然提出的不是新問題，不過像娜樣分析問題，麵是首次見到。 



陳曉■中又 HI 。他,纖地看著翻 3 
不纖細， sw 氏聲蝶了 一下， f ■:「你的印象痛？ 
「我覺片凌亂。我翻自思想整理: m o 」 


練曉乾一餘。 

「我 看雛，你感厕不偷决，我很同情你’但我廳«^力。 」 

「謝 謝你，陳曉乾，可見你是個很有同情心的好人哪！」寇蓮娜有點動容職，「但 
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是不讎，而是 n 極力確！— 

陳曉乾有點不明白地側過頭去看她。 

「看 見你在現在這個情況下還這麼關心我，爲了報答你，我就告訴你一些絕密消息 
吧！」赚傾識，「我們綱花鹏走一回吧！」 

到了荷花池畔，那裡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人祖然臓有心情到這裡來消_間了。 
他倆在一張石長晃面前停了下來，但寇蓮娜並沒有坐下，只匆忙地對他說： 

「毛 主席在本月十五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 < 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高級幹 
部閱讀。文章說： 7 ■最近這個時期，在民兰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倡 
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麵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觀一 
»期，讓他們 giji 頁點。他 mm ，對於我利。人 m : t 遂勺魚，或者說： 
誘敵深入，聚而蘧之。現在大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用釣。』」 

陳曉乾聽了這番話，心裡不禁大吃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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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有甚麼感到意外的呢！」大槪看出他的想法，她說：「我不是告訴過你，毛主席 
是朝1讎出洞嗎艰在大大和』釣螞蟻紛紛出洞，我感到高興。爲了配合毛兰席弓 I 更多 
的螞蟻出洞，我就是要沉著，再沉著！」 

「出洞了以攸怎樣呢？」陳曉乾憂心■地問，他動 D 替岑蕙、桐港她_心。 

「毛主席不是說得很明白了嗎：『誘敵深入，聚而壤之』？」然後她舉步離開，一邊 
說：「我還有很多輕做，不腿你再聊了，你就好好地深入琢磨毛主席那番話，考慮去 
做反右泥麵@5^吧！」說完醒匆匆_開了。 

陳曉乾怔怔地站在那裡，腦子更力0-片混8卜過了一會，他漫慢^定下來。他贫谴， 
在觀岑蕙和林4嘻方面，現在爲時已晚，而且他也無能爲力，就讓她們的運氣來決定 
她們自己的命運好了！ ' 

出 


在隨後的日子裡’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二十排大字報棚都貼滿了，連道路兩旁的大 
樹幹上都刷上了大字報。從早到晚，人們磨肩擦背，貼大字報，看大字報，抄記大字報 
的內容。校黨委整風辦公室派了好些人專严®摘大字報。 

晚^分，卜雲拿了一張表格來，要大家登記寫大字報的數字。這個表格最後傳到蘇 
厚永手上。陳曉乾順眼偷看：班1:寫大字程最多的是黃有爲，共三份，二十頁，趙水生 
兩份，共八頁，何家昌、申紀夏各寫了一份，均爲兩頁，張妙婦和唐尤麗各寫了一份， 
均爲一頁。其_人，都沒有寫， 

現在，陳曉乾心中更有底了，既然那些權威人士都沒有寫大字報，他也安匕不寫了。 
於是他又開始寫他有關 <失樂園》的讀書報告了。 

一周過後，議乾久靜思動，而事實上，_讀»^亦已經紅’於大字 
報棚。 

鼠然，人們已經不像最初幾天那麼多了，而且，在圖書館外面牆上和在佈告牌上的大 
字報已經凋零了。大字報棚上的大字報已經貼過了好幾層，都被用紅筆寫上了編號，抄 
寫大字報的工作人員比前幾天更多了，他《著草帽，在烈曰下辛勤工作。 

陳曉乾瀏覽一下大字報的內容，似乎已完全沒有了新意，但有一些卻是新內容：私人 
間的互相攻擊，另有一些則是掲露^人的男女關係，而在這方面，汪達生被貼的大字 
報也不少。汪達生並不是黨員，連青年團員也不是，但他被貼的大字報卻佔了大字報棚 
相當位置。他翻，规她已屆尾聲。 


六月八曰，（人民曰報》發表題爲《這是爲甚麼？〉的社論，社論揭露了 H 牛事：中 


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五月二十五曰在中 




民 



上論述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繼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 


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料 AM * 

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匿名信來©嚇他，該匿名信指他是「爲虎作偎，真&無恥、之尤」 


社纖：「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 
想 一«: 這競是 



領固人都應該 


社論認爲：「這封恐赫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爲這封信的確是對於 


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 


J 




警告那些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正在向共產黨和工 AM 級的領導 I 觀戰， 
鞋公然叫囂要共雜下_ 「少 航》>?」 ， 他們 「要® ， 最賽大的 AS 
是決猶可的 （ 」 

陳曉乾急忙找蘇厚永，問 他： 「這是不是向右派分子開始反擊的信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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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运？」_永反問。 

「又 不像是反擊，因爲社論在最後一段說：『共產黨仍然要觀。仍然要讎黨外人 
士的，善纖評。 I fdJi 僅警■們：『_必反』祀。」 

「應纖，^*5_姚，而還不是真励反擊、I蘇厚永說 。 

麼誦？ j 

「讎先兆，就是先在輿論上發動群眾，去和右派分子展開大 ■ ，在辯論的過程中 
使更多的右派分子彩此來、蘇厚永說。「你也知道’從五月一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後至今的五個星期中，全國各大報章雜誌基本上都是刊登 
反面和批譏意見 > 極啊噔麵的意難 SftW * &高等學校' 各機關單献鳴她 
的情況也是如此。看來現謂_入反階段， ■ PWi 上反貼派。 
r a ^ t —步聚而獻』，題？」 

「你 ……哦，我明白了，是寇蓮娜…… 」 蘇厚永停住了，頓了頓，他說： 「你 真是幸 
運，連這樣絕密的消息也知谴！」然後他繼續說 ：「不 過，那些得意忘形的人，是不知道、 
働不能信廳毛挪誘_入^»§，因而幹下 ■ 。」 

陳^25^暗自餅蕙渺 J 着擔憂。 

隨後， <AS 日報》於六月九日發表〈必須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的 
社論，十日發表《工 AiftiS 了》的社論，十一日發表《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團結 
起來》的_，十二日發表《正麵寺善齣批評》的社|_十四曰發表{是不駐場 
問題？》的社論，以及同日（人民曰報》編輯部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 
方向》的文章，都證實了蘇厚永的分析， 

另一個佐證是，中共中央統戰部繼續召開各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和其他社會知名人士的 
座談會，鼓勵他們對共產黨提出批評，並照例把這些發言刊登在報章上。 

msmrs * 大鳴 '嫌' 大編' 大字樣地得以繼* j 進行- 
此之前的情況卻不甚相同，現在^些人批判右派在前階段散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 
點，而右派 m 與之作針鋒相對的辯論，從而又掷起了一陣大字報、大辯論的高潮。然而， 
絕大多數黨員骨幹卻仍然保持賺，沒有參與這些。 

隙曉乾又問蘇厚永： 「《 as 曰報》一連發表了六篇反擊的社論，是否意味著真正的全 
面反_將開趟尼？」 

「現在看來，真正的總反概怕要到兩周以後才會開始。」蘇厚織 。 然後他 
忽然低聲地說：「告訴你內部消息：在< AS 日報》發表{這是爲甚麼？》社論的同 
一天，毛主席爲中共中央起草了《組截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黨內指示，指 
出：『省市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間，大約十五天左右即足……我們巧妙地推動 
左、中分子發言，反擊右派。此事很有效。每個黨報均要準備幾十篇文章，從當地高潮 
開始跌落時起，即陸續發表……但在高潮未落時，黨報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間派文 
章)。大字報頁要讓群眾反較。高等學校組織惹談，向黨提意見，盡量使右漉吐出 
—切毒素來，登在報上……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 
胃 《 . 總之， a *- 場大戰(■既在黨內 > 又趙外”不社會主義是建 
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r 難馱部分黨團骨幹仍然保挣沉默！二陳曉乾臓大悟- 
於 smx 心安理得地躲在餓室裡專巳徽刪學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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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陳曉紐看大字_ * 在圖書館門前° —看見他讎讎： 

「赃 要找細！」 

「補麼轉？」毈切地問 C 

「我 n - 肢一邊談吧！」毈了一下鎖手，指著馬崗坡的猶讎。 
走到僻靜處’她問： 「近 幾天怎麽不見了你’ PJWM 去了？」 

遞_室寫學_文” 

「對這麼大的政冶事件，這麼不關心！」她半責備« 

「我 怎麼不關心妮？」他:並不因爲她的批評而緊張起來， 「在 大字報高潮掀起時，我 
一直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近來的大字報多是些辯論性的東西，沒有甚麼新內容，所以 
我就關榻^些罷了。」 

「你 真會頂我嘴！」她輕輕地打了一下他的手臂。停了停，她囁囁池問： 「你 怕不怕 
人麵尔大字報？」 

「貼 我大字報？」他對她這個問題甚感意外，_我是非團員、 非 黨員，誰會費心思貼 
勸大字 報？」 

「汪 達生也不是黨團員呀！」纖著，就往一張石條莫上坐了下來。讎著也在好旁 
邊坐了下來 8 

「他是亂搞男女關係嘛！」他蹬大雙眼，似乎對於她把他與汪達生相提並論感到不 
滿 。 「我是個作風 IH 派的人哪！」 

「棚、 ， 」 她?裡笑 t 一聲， 「你 這個典励衛道士！ 

麼了八起，這是小節嘛！他不該同時和幾個女人混在一起倒是真 。 」 

他知道她一向都認爲搞男女關係是小節問題，而且有冠冕當皇的理論讎，所以他沒 
有 。 

「如果緣寫你的大雜，說你和我有瓜葛呢？-她用一雙火麵的媚也。 
「我不泊，這不是事謹！」但他忽然激:「有你保駕，_寫這種無聊的大報？」 
「那住杯一定，現越群眾幫鍾員整風啊！ J 
「不 過，我感到有點奇怪，」他突然轉換了語氣。 
r 你維甚麽？」 

「在我們系六個黨員學生中，你雖是學生黨支部書記，但你的大字報最少，只有幾張 
說你喜歡打扮的大字報。在全校的黨員中，你的大字報最少。我不明白爲甚麼。」 
r 有甚麼不明白的？她得意地笑了起來，_我大節堅定，並對黨外群眾隨和。黨外 
群眾對 a 們黨員是很尊敬的，歡何必對他們腦跋扈呢？你明白了吧？」 

他覺得她講得很有道理，賴了點頭。 

「好 了，不談這些了。」她謝曼從書夾裡拿出一張報紙來，指給他看 ，「喏 ，這是《人 
民曰報》昨天的社論 。 」 

陳曉乾定睛細看，原來是 •( AS 日報》二十二曰的社 M ，題目是：{不平常的春天》。 
「_是甚麼？」他問。 

「所 以_你還不夠關心 Be 治！」 JtK 用公責備的口_。 「ffigT 冶上的關_刻， 
用心閱讀黨報是避免犯錯誤的根本保證之一。這一點，你應好好向蘇厚永學習。-歇了 
歇，她又說：「文章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犯了錯誤，是不是由於沒有事前的警告？ 
不是如此。……右派「鳴放，意械擊社會主雜|渡，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 
如果各界革命領導人物鈐於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不管它們假借甚麼神聖的名義)不知 
道蒈__，不知道迎頭痛擊，這樣的革命者對於人民的事業還有甚麼責仨心？』」 
「醜 < AS 曰報> 經常發*, ■文章不算新蝌巴？」陳曉億。 

「這不是文章，我體會，這是代表黨白央最新立場的文章，它號召人民起來『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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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讎』資產階級; c 臟。「看樣子就要全面反擊了，現碰我 m »? 
起來的極好時機。你做好思想準備了嗎？」 

「沒有。我不® IKM 6 I 反擊，前 gi & s —些啓劍馬？-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商量這個問題。」她忽、然興奮起來，說道：「我倆好好合作，打 

一 場黯的砍靴！」 
r 怎樣合作？ 

「我們合作寫有健帳篇大雜，抓住麵重大的問題，進擁 A 0^: 判。我 
出論點，由你加工寫出來，明天清早貼出去。這樣我們就會榜到一*馱的政治資本了、 
聽見她的最後一，隱乾感到有點反感，一®共產黨員，怎意倦的話來 
呢？ \ 

「尤其要抓住桐请、岑蕙的論點以及哲學系爭鳴學社的 『黨 天下』和中文系魯迅學 
社的『崇蘇恐蘇』的謬論，進行深入的批判。論述中要有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句，這 
些我可以給你提供。我們千萬要避免糾纏在個人問題上，例如范書臣老師的是非問題。 
由他們去攻他吧，我腰爲?」 

「腿……」 

「但是甚麽？你對林请、岑薄她們還撕不破情面？」她面露慍色。 

「們是好朋友。」 

問題上，根本就抜的問題，子不能動！ _ 
「所 以我知 a 我在政治上■不了大輞！ 」 讎。 

「我得告訴你，我們不攻擊 ㈣ n ，別人也會攻擊她們的，她們的命運並不會因爲臓 
對_手下留情而有臟變 。 _別^編個功，鱗麼我 nr 规？」她忽麵主他 
的手臂，懇求地說：「我的好弟弟，請幫幫忙》巴丨要不是我工作太忙，我就不求你了。我 
寫個詳細提綱’你給我變成文章，這樣你該答應吧？」 

陳曉乾思量了一會，然後說：「這便何以，但我不簽名。」 

「唷，你不知道，我這樣也是爲了你好哪！」她輕輕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如果 
你和讎名出了這份大字報，你在這場運動中，就會立於不敗之地，同時還有一個長遠 
的好處：你入團、入黨的 P 口1題就好解決了。 

「我不 J 麵辱那麼市儈，不高興職《 

「好，政治上的事是不#_的，是靠自覺自願的！」她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_不 
過，當鮮取進人運動領導小組後，贿爲你講好話的！」 

「我有甚麼大問_?」他有 mm * 問 。 

「因爲大家都鄉1，蕙、林 / J 働關係密切，娜她們出了事，也會牽連你的。 
好在你平曰與我的關係更密切，況且你在鳴放中沒有發表過任何^好时^。有我在， 
讎心好了。」 

不管可居心，陳曉從心底裡感》«^_關心的 。 

陳曉—起，差不多花了一整個通宵， mmm ' 把^ s 寫好，並當即貼 
在大字報棚最顯眼的地方 c 在書寫的過程中，陳曉乾盡量刪去寇蓮娜擬出的激烈字眼， 
特別鯓對桐请和岑蕙的_，龍份大轉_氣溫和了許多。所以答應 
爲勤口工這篇大字報的主要原因。 

以寇蓮娜署名的（行動起來，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右派的娼狂進攻！》的大字報，彷彿 
是黎明前向敵人陣地進攻的一陣猛烈的排炮，轟動了整個校園。整個校園又沸騰起來了。 
人們從四面八方，奸了紛來看這份長達五十頁、洋洋灑灑的大字報。校黨委領導和整風辦 
公室的主要領導人，都來參觀。校黨委書記宍光^自向寇蓮娜要了大字報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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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記•了看底稿，又看了看大字報，不禁懷疑地問：「大字報上面的是雄渾的顏體 
字，和底稿的字體不一樣。」 

寇蓮娜急忙指著身旁的陳曉乾說：「這篇大字報的觀點是我出的，底稿由我寫成，然 
後由陳曉乾同學加工^寫。」 

陳曉乾也樂得_麼說，所以沒有做聲。 

大槪到了中午時分，林 / J 港、董志強、岑蕙、李迎迎以及爭鳴學社、魯迅學社的人， 
又刷出了一批大字報，反較寇蓮娜的大字報。跟著又零零星星貼出了一些反6^«»的 
大字報。 

下午，一篇題目用美術體寫的大字報十分顯目地出現在大字報棚上，題目是 <不許資 
產階級右派向黨、向社會主義、向人民發射毒箭！ >，下款是江一平。之後，在江一平大 

_了皆■似表態性的大字報，表示支持的大字報 。 

隨後幾天，寇蓮娜親自出馬，寫了一些辯論性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並無新鮮內容， 
其作用卿魄緊張韻而已。 


六月底，當雙方互相攻擊形成拉踞戰後’由百家學社貼出 i 挑戰書，約寇蓮 mt 
到中心廣場辯論，並歡迎全校師生參加 》 寇蓮娜也貼出應戰書。 

這次* 沒有約陳曉乾共同應戰*而是單刀赴會° 

陳曉乾自然也十分關心這場大辯論。他約了蘇厚永一®去看酬 。 到廣場來看大讎 
的人空前之多。 

百家學社已把各較大的學社聯合起來，以林/漸[廑志強爲首，成員足有二十多人。 
另一邊只有寇蓮娜孤宣嫌。但可以看出，不少人，尤其是共產黨員，是站在她一邊的， 
只是他們不出面而已。 

寇蓮觀 I 有链辯的口才，較高的馬列主義水平，但畢竟是寡不敵眾。而對方個個都不 
是平庸之輩，弓 I 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也頭頭是道：最後只有招架之功，而無 
還擊之力。 

「你去幫她一把吧！」蘇厚永捅了一下麵乾的手臂 。 

「你也知道我不習慣在大庭廣眾中發言，更何況我也無能爲力《」 

「你是說，他們纖點更麵功？」 

陳曉乾沒有回擁。這時 * 台上細拙個程赖》 

「這回江一平看準齡了。」蘇厚永感 

「他 看準了甚质機會？」 

「他比你聰明得多。他細1，跟著寇蓮娜走準沒錯，」蘇厚永用挖苦的口吻說，「他 
要爭® U 厘入麵！」 

「那麼，你爲甚麼又不跟她走呢？」陳曉乾反問 。 

他苦笑了一下 。 「問社，腑我励思觸涵_ ?」 

辯論完畢，寇蓮娜走下台來。卜雲和本系幾個黨員學生已經在下面等她 。 mmmm 
厚永細了上去 0 



邊擦著額二的汗水， 一 邊說:「沒關係，目前他們越嚣張、越佔上風就擻？ 
於是，那翻黨員就簇擁著她離開。 

第二天，雙方偃旗息鼓，校園顯得格外靜寂和冷清。陳曉乾感到空氣十分沉悶， 


道 



暴風剛將到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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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 網成擒 

(一九五七年七月初——九五七年八月) 


㈠ 

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誕生曰，（人民日報 > 發表題爲《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 
判> 的社論，氣氛變得更& 口緊張起來。人們都在奔走相告，竊竊私 S ，悄悄地、緊張地 
討論這篇社論的內容。 

陳曉乾感到這篇社論火藥味很濃’而且措詞別具一格。於是他悄悄地問蘇厚永：「這 
是毛挪寫贼章吧？ J 

「你 到醇聰明了 ’ J 蘇厚永麟了 一下，「識 叫做有政_覺 。 J 

r M ^著甚_? j 

「還 用問？這意面反擊右派的進攻§嫩:響了！」 

陳曉乾不禁一驚，他又想到岑蕙和林 / J 嘻。還有李麵，這位苗條女郎，可受得住這 
急腿雨的襲轉？ 

「可能真的是總反擊號吹響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這 是毫無疑問的了，」蘇厚永指著社論說， 「你 看看，社論是怎麼 _?『呼 風喚 
雨，推濤作浪，於密室，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 H 大亂、取 
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爲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 

物 . 在一^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_了嗎？茸報 

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 
其目的是讓魍魅組魎，牛鬼蛇神 r 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 
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麵手嫌滅這些_ 。 』 r 資產階級右派 …… 是一權人， 
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 青年學生裡都有 * 共產黨、 青年團麵也有，在這次大 
酿中表現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 「言 者無罪」對他 
們不删』，『共產黨繼續飄，各民主黨派也已開始飄 = 在娼狂進攻 M 赚人民打 
退以後，整$1就可以順利進行了 。 』這不就是向全黨、全國發出圍剿資產階級右派的動 
員制馬？」 

陳喊更 M 言服地點了點頭，頓覺心亂如麻，讎不太過擔心自己’讎些才華橫溢、 
心的攸……他不敢想下去。 

果然，學校廣播站的響了起來，首先播出雄壯的進行曲，接著廣播員播送一則通 
知： 「校黨 委緊急 通知： 全校師生員工] is 卩到大禮堂集中， A 3 寺正開大會 。 」 

人們急急忙忙從四方八面集中到大禮堂 c . 

主席台上坐著學校全體領導人，他們個個表匱嚴肅，挺腰坐著，手上都拿著報紙。在 
舞台_社，大字蘇： 「 S 大學反擊資產階級右黼娜 o 

學&縫割味細句 *# aa 了 < as 曰報》的讎。韻完畢， mrnmrn - 
• _全校師生員工同志們！一場轟 S 烈烈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現在開始！校黨 
委號召同志們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緊密團結在校黨委的周圍，狠 
狠反擊右派的進攻，把他們一個不漏地挖出來，把他們_論批倒批臭，爲保衛黨、保 
衛社會主義、保衛人民的革命勝利果實而英勇鬥爭！」 

大會只開了半個鐘頭。會後，校黨委通知各系師生員工0到自己的辦公室、教室和單 
位， 聽郝位領導對■的安排 4 

回到教室，卜雲召集全班開會。她講話的內容無#是要如何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倡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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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以保衛先烈用鮮血和生命 nr 來的社會主義江山。她號召全班同學擦亮眼睛，徹 
底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從班到學校各級，把明的或暗的資產階級右派分揪出 
來。動員完畢，她吩咐蘇厚永、何家昌、江一平、陳曉乾、唐尤麗和張妙婦等同學留下 
來，繼續開會。其餘同學回宿舍寫揭發右派分子的材料。當大家開始散去時，陳曉乾發 
現黃有爲、趙水生和鄭美寶面有憂慮之色。連曹柏年、謝振賢和岑常超的面色也變得凝 

重扭來》由备 P 賈似伞澄不女 關,1 、、 o 

其他同學走後，卜雲^大家說：「毛主席、黨中央發出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娼狂進攻 
的戰鬥號令。我們這裡都是積極分子，要在鬥爭中團結一致，經受考驗，通過鬥爭，把 
政治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一步。我們的團員不要辜負組織對自己的期望，當好黨的助手： 
申請入團、入黨的同志，要以實際行動來表示決心，爭取火線入團、入黨。寇蓮娜已去 
了學校開會。學校正具體硏究全面的戰略部署。我們這個會議，是先行統一積極分子的 
思想，以便步調一致對敵，同晒獅將開始的第爭。」 

然後，她拿出一本小冊子來，說道： r ■這本書的題目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問題》，是毛主席於二月二十七曰在最高 E 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_舌，於六 
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 上正式發表，裡面有六條判別右派言論的標準。請大家拿出筆 
言把它們記下》」 

大家把六條標準記下來以後，卜雲繼繼：「現在，讓我們回億一下，我們班娜些 
同學右派言論最多。先從這次鳴放開始，然後回想在平曰的言論。至於我們在座的同學， 
平時也可能說過一些錯話，但這是我們內部的問題，通過運動提高認識就是了，大家不 
必，以我們的鬥志 c I 

縫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最後鼎 i 猫 it :黃有劍祐派 mi 綠多，期媛水生。 

「大綱甜麵們搬。」卜 ■ ，並從口袋裡軸 HS 筆記 
本來。_黃有爲共寫了八份大字報，十五條言論’在大小會上鳴放的言論有八條，其中有 
五條是敝字報重複的，即共十八條言論，平時言論二十五條，其中有十五條是不重複 
的，總共就是三十三條；趙水生在大字報和座談會上發表的言論爲十五條，平曰言論+* 
條，不重複的五條，總共爲二#。」然後她把這兩個人的言論逐條讀出來。 

陳曉乾大吃一驚，想不到一人平時的一言一行，都有人向組^«，而組織又都那 
麼詳盡地記^下來存檔，難怪黨團幹部平曰工作總是那麼忙了。可以看出，有不少材料 
是江一平和何家昌提供的》幸好他平時極少隨便發表議論。雖然他也曾臟厚永和寇蓮 
娜講了不少內心話，但也沒有多大問題，他們兩人絕不會把自己的話歪曲向上彙報的， 
而且，他可以肯定，寇蓮娜是本系學生的最高麵。 

最後，卜雲宣佈晚 h 在教室召開鬥爭黃有爲的會，由江一平和何家昌當主攻，其餘同 
學協助。卜雲還吩咐大家，反擊右派的目的，是要揭露和批判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 
• KAsa 勺謙 ， mmmwm >使他們威_地 c 腿右派都不是觀散， 
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抵賴和開脫罪狀，因此大家一定要窮追猛打，絕不能草率收^。另 
外由江一平負責監督黃有爲。鬥爭黃有爲時，先不驚動趙水生，看他是否願意立功晴罪。 

卜雲和蘇厚永將於下午分另毈黃有爲、趙水生談話，又由唐尤麗跟鄭美寶個別獄 
話*鼓勵她與黃有爲劃清懸 * 胃發_罪行 。 

(二） 

到了下午，整個校園頓時改觀：原來的大字報已由工人和工作人員全部刮掉，換上了 
一 JMfW 大雜，默部雅表態觀及警雜的。表態性的有以纖 I 團支部、 ** 
系學生黨支部的名義’也有以個人名義寫的，表示堅決響應黨中央的戟鬥號召，把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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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右派的鬥■行到底。警雏的大誇狀都把矛頭集中對準林 / J , 、董志強、 
岑蕙、李迎迎，哲學系「爭鳴學社」的頭頭徐錦新，新聞系「人民學社」的頭^風華， 
戸文系 「魯 迅學社」的頭頭余馨， 「百 家學社 J 頭頭之 一 f 壬志傑，還有中文系的汪達生。 
有些大字撤促這些學社的一^員起來反戈一擊，將功贖罪。 

麵纖感到最制腦，题往的’觀兩默樹 Jiff * 雜大■’ 
i 调、';• ‘:字寫著：「警告反黨分子林 / j 请，你不投降就叫你滅亡！ J 、「把岑蕙揪出來示 
眾！」、遍 I 痛擊假黨員真右派董志強的唱狂進攻！」 

也有一些大字報 Si 露性的，如揭露作家陳半本校來放毒，揭露中文系鍾昌_ 
作反詩等，字報不多，而且還比較虜淺。 

校園各處都 ffi 咄了紅紅綠綠的標語口號’大都是：「團結在校黨委的周圍，把反右鬥 
爭進行到底！」、「堅決擊退資產階級右励娼! j ' r 誓死讎共產黨！」、「誓死 
保衛社會主義 _ 丨」 、「偉 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丨」等等。 

晚上，積極分子們先到教室集中。凍澆乾看見整個教學大娜貼上了反右派的標§ 0 
進入教室， PxM 在黑 t 肚用紅粉筆大字寫著「英專五四級鬥爭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黃有爲 
大會_，周圍牆上橫醫貼著許多標語口號 ，如： -擊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敵 
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黃有爲只有低頭認 P ， 才有出路！」 、 「黃有爲麵徹^交待 
反黨、 Stt 會主義、 RAS 的罪行！」等等。糖已重新擺 ISi ® : 中間*，其 
他的桌椅在周圍，形成1包厘圈.。 

在卜雲再一次佈置妯可鬥爭黃有爲時，學校廣播站忽然向全校廣播：「校黨委通知： 
爲了響應黨中央關於擊退資產階級右泛猖號召，更好地率領全校教職員工10同 
學進行反右鬥爭，校黨委決定成立學贩右鬥爭領導小組，並在學校反右鬥爭領導小組 
的領導下，各系設系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現將學校反右門爭小組的成員名單公佈如 
下 …… 」陳曉乾聽到名單上有寇蓮娜的名字，她是學校反右鬥爭領導 A 祖的副組長。 

鬥爭會開始，由江一平帶黃有爲進入會場，唐尤麗立®帶頭高呼口號：「打倒資產階 
級右派分子黃有爲！，保衛黨中央！」 、「中 國共產黨萬歲！」 、「黃 有爲必須老實交侍， 
向人民低^罪！」在一片震撼教室的口號聲中，只見黃有爲面色突變，雙腳發軟*江 
一 平用力一推，謝 eftys 在中央的椅子上 。 

陳曉乾感到十分緊張，因爲他從來沒有經歷過 asm 心動魄的場面 《 

卜雲站了起來，非常嚴肅_ :「我 會，要黃有爲老老實實交待他反黨、 
反社會主義、反人民釣罪行，向人民低頭認罪，爭取從寬處理。」 

卜雲的話音剛落，何家昌就吼叫起來： 「黃 有爲，立 B 阨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 
人酬罪行撤底交待缺！」 

「我 ……」黃有爲哭喪著臉， 「《1 會、雖會主義、呢？」 

1平！」江一平用力拍了一下前面的桌子，喝道：「你這個右派分子，一貫以來都對 
黨 骨仇恨，還想棚！ j 

「我 …… 我是說老實話， j 黃有爲的面色變得十分蒼白， 「如 果我要战、反社會主 
義，觀不會回國升學了。」 

「46®^!」江一¥大聲地命令，「不許繊！ j 

黃有爲乖乖地站了起來，但他還堅^ : _ 我哥哥是馬共黨員，我又怎會反共呢？ 」 
「你是你，你尔顆！」唐； CS 說 。 

黃有爲似乎不滅措* 
r _ ! 較待呀！ j 讎同學異 □ 同聲地叫道。 

江一_上前去，用手掌_黃有 gWMl ，吼叫道：「你想自取滅亡嗎？」 

此時，陳曉乾已慢漫鎭定下來了。他看見江一平想動武的樣子，就對黃有 ^ 說：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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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爲，你你在鳴放期間的言論 一一 向同學們交待吧！」 

黃有爲好像受到了啓發，舔了添薄唇說:「現在,我向大家交待我在鳴放期間的言論 。 j 
r 甚麽言論？右派言論！」江一平推了推励頭，恃摔然地回到自己的坐位。 

「你坐下來交待吧！」卜雲命令 • 

「我软翔上說，許多黨員有讎感，往往看不麟眾，尤其麵爾爲落後_ 
眾。這是片面的，因爲我認識的黨員不多，不應霞 T 這樣的結論 。 」 

「你又耍花招了！」江一平再拍案而起，「甚麽片面？現在要你講動機：你爲甚麼要 
污蔑共產黨員？」 

「我不是存心要污蔑共產黨員，」黃有爲似乎比些了，「我是響應黨的號召， 
幫助。」 

「唉唷，你倒變成了_^?了！」何家昌 ， r mmmjmm * 乘黨整 
風之機向 * 進攻*真 ！ j 

「站起來！」江一平又吼叫起來。黃有爲再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你對中國共產黨 
一貫麵， 你千方百計要擺脫黨的領導，由你們這批右派醜類取而代之，是不是？」 

，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r 沒有？ j 卜雲看了藝美賫，示意她發言。 

「我來揭發他，」鄭美寶用發抖的聲音說，「他對我說過：如果他不回國升學，在馬 
朿亞加入馬共，將來打得了天下，很可能會當上部長……」說完，她哭了起來。 

聽■美寶揭發他 • 黃有■臉十分赔° 

1 尔聽清楚了吧？」何家昌喝道，-想當部長的人，哪裡會沒有想過要把中國共產黨 
取而代之的 ！ j 

" 你要這樣分析，我就沒有甚麽好說了！ J 黃有爲苦著臉說。 

一打麵有爲！黃有爲不低，只有死路一!」唐尤麗又領頭高呼口號。 

「快，快交待你反黨的動機！ j 張妙婦說。 

黃有爲 Wf 做聲。 

江一平走到他面前，大聲地說：「好，我來揭發你一:你曾經不止一次地污蔑卜雲 
同學喜歡聽奉承的話，又污蔑她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卜雲同學是黨員，你這樣污蔑 
她，不是反 * 是甚麼？」 

r 我只是說她有這些缺點，並不是指讓黨呀。」黃有爲急忙饊> 

* "黨是由基層組嫌組成的，而基層麵_提由黨員組成的。你反對黨員就是反對黨 
組織，就是反對整個中國共產黨！ j 何家昌說。 

不概顏？」江一¥^口1。 

黃有财回答。 

「你承認不承認？」許多同學大聲問道。 

黃有爲一陶瓣，結結巴 :「如 雖照■樣分析，織。」 

卜雲隨 fiPl ： 佈鬥爭會到此結束。她命令黃有爲回去好好寫交待，把反黨、反社會主義、 
反人民的罪行徹底交待出來。下次開會的時間，另行通知。之後，積極分子留 r 來，總 
結一下經驗去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陳曉乾一路經過的教室裡仍然燈火通明，顯然許多鬥爭會尙未結 
束，彌見口號聲， ft ® 彼伏。瞧乾心中訂個轉。 

(三） 


陳^讎厚永被中文系特別遨請參纖系批鬥汪達生大會，因爲他們曾揭發過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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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強簽唐尤麗的罪行。原先唐尤麗的，但她不願意，就改由他們出席。 

酵佈置 > 難局網爭黃有励#® W 置一樣》所不同的是*鬥 
爭對象不是被圍在中央，而是坐在講台旁邊的一上。 

參繊鬥_約有二百人，蘇厚永和陳曉乾作鱗別傾，坐摘一排。 

大會開始，由一名復員軍人押著汪達生來到教室，幾個人輪番領叫口號。汪達 
生可能兩三 * 所以對此已沒補別麵 。 同時* _穿著鷗和平 
b — 樣®® s 齊， MmmMmmmmi » ^mrnmm * 與平日判綱人= 

口號完畢，由中文系黨支部書記、中文系反右領導/」《長梁鳴歧發言，他歹 o # 了汪 
數的家融身、社會關係、入學前後的表亂版 mi 臓間的然後叫 
向群眾交待自己反黨、祖會主義、 RAKW 罪行。 

從口麵勒一大疊紙來，不财忙地浦來哈著，遠遠看去，彷 mg 在作 
職動。看來不完全題蠢材 。 _所謂檢討書寫得頗爲條碰明，加上他 
用抑揚雛、頗爲標準的普通話讀出，而其中大部分篇幅是關於他的戀愛奇遇以及繼 
愛情的看法和 I 區歌，有如一篇抒發千迴萬轉情感的長篇散文。事實上，在鳴■間，雖 
然他和生物系的那位妖冶女學生結成了 「自 由學社」，但他發表的言論並不多，而且倉跑 
強列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箱^的，只有一兩條。 

汪達生交待完畢，大會就開始對他進行揭發，其方法也是按問題的性質分類進行，顯 
鮮先已充緋好了準備。 

最後一 ffl 問題 是： 汪達生反對無產階級自由，鼓吹資產階級自由，企圖煽動撫政府主 
義，在中國搞匈牙_件。 

但汪達生堅決不織有甚麼政治動機 。 他聲稱，反對封建禮教，提倡自由戀愛，是新 
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之一，今天已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自由戀愛就更加是合理合法的） 

看見讎麵賄辭，軍人不禁大怒，他箭步衝上前去，占縣。 
「有 娜一條法攤^我不能坐著麵的？」他毫不示弱，「你這是侵犯人身自由！」 

「站起來！」人們大聲吼叫。但讎不麵，仍然巋然坐著。那復員軍人雙手握著他 
的肩膀，把讎了縣。腿，他一放手，了下來。 

-你們這是人身襲擊！」在雖人叢中，響起了 一 M 女人的怒叫聲，只見一女人站了 
起來，揮了揮手 ，「這 是私刑！— . 

整禁爲之 HiH >大家回頭一看，原來触物系那個妖冶女學生 。 

「飿去！」 ST 顧軍人吼叫道，「你沒補格發言！」 

德_口.®^了一_微的_，有幾個女學生推了出去。 

看來 F ^ FF 去了 >娜臓向軍 xnr 個眼色 * 了下去° nm ， 梁鳴歧 

宣佈批判開始。幾個人發言完畢，喊了 1 口號，謝 e 汪達生帶了下去。 

據陳嘯_，桐瘩、岑蕙、董志強、葉風華、余馨、任志傑、鍾昌馳 
校一級知名人物都初步被鬥爭了一至二次至於系內，教工方面，鬥爭了打字員費宏輝 
和教授顧大可、講師王運元：學生方面，鬥爭了四年級的伍簧元，三年級的黃有爲，二 
年級的尹曰暉， 一 年級的袁喜旺 。 

實際上沒有上課了，自然就不里行考試了。照往_青況，現在是放暑假的時候了。 
陳曉乾原來想，今年可能不會放暑假了，因爲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剛剛開始。但是，出 
乎他意料之外，學校宣佈放暑假二十天，至九月一日。七月底，丹正曾來信說她將返港 
度假，她希望陳曉乾放了暑假就立刻 a 港。 

在回港的火車上，陳曉乾見到李迎迎和鄭美寶。他們約定過了獅 [ ，大家聚集在一起。 

過了羅湖橋，三人買了往九龍的火車票，車，坐在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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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開動，李迎迎忽然深深地吁了一口氣說： 「這 下子我可自由了！ j 
「我也自由了！」鄭美寶哭著鼻另^ 

陳曉乾不子。 

「你又何必傷 Mg ?」李迎迎對鄭美寶說， 「那 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r 我和你的情況不盡相同。」鄭美寶苦著.險說。「不知道他以後會被鬥成怎樣！」她 
忽然掩面哭泣起來。「麵被迫揭發過他 …… 」 

「你爲甚麼不堅 gaitt ? j 李遲問 c 
r 我的神經受打，他輪番工作，疲」 

「唉，『夫# jf 比同林鳥，各自飛 Z 這瑞舌，應驗到我們身找了！」 
李麵自 ， 「我們齡成夫妻，就自飛了！」 

「你是說徐志福？」鄭美寶讎艮淚問。 

「別提了，他竟公開宣佈與我澌絕關係！揭發我就更不纖了 e 」她猶有餘怒賴 c 
「你比萬倍了 。 」 

r 算了，李迎迎， J 鄭美寶說，「我 m 在都把他們拋棄了，雖然感1青不算淺，但還 
好，我! - 

陳曉乾一 ,鰣他可以講 話了：「你 ffM 不再回學校了？」 

「那 當然！-她倆異口同聲職 。 

陳然。 

「誠？」李■問。 

「麵我併同’ j 顯寶說。 

「這 我知道，」李迎迎倒是用瓣啲口吻說， 「有 大紅人寇蓮娜撐腰曠！」 

「不敷链他了，」鄭美寶認離％，「働確題我館紐人哪！」 

「也 好，」李迎迎又嘆了一口氣， BE 地說， 「以 前因回去升學和家人的關係鬧得不 
讎，現在可■新謂備好了。_ 

「你 m 後有甚麼打算呢？ 一 陳曉乾關心賴。 

「棘考慮。」李腿额，©峻、然又 問：「彬 j 寿和岑蕙今―玲運會怎觀？ j 
「誰曉得？」陳曉乾說 ，「不 過，按照 《 AK 日報 > 的七一 fcM ， 對右派是不辦罪的。 
「你不爲你兩賊友感厕可 1 t « 馬？ J 李■半開碟_ c 「可惜，她燈有我報’ 
能逃回這個『自由世界』來！」 

「你■不煩他。」鄭美寶擁 SIS ， 「我 跟他做了三年同學，很了解他，他 ® ffl 
百分之百好人。如果 AAST : 像他，這《8«1賴不麟了 。 」 

「甚麼？你這話怎麽說？」李迎迎一聽不明白鄭美寶話中的含義。 

「我現在才體會到，其實，所謂左派和右派之間的鬥爭，說到底，是人舆人之間的關 
係一種激化的表現 。 鬥爭黃有爲最類的人是平日跟他矛盾最深的人 ° 」 

「你說得有點道理，但不完全對，」李迎迎想了想說， 「像 桐清、岑蕙、董志強老 
師和我，幫_整風，就不含有手 AA 的恩怨 。 SmraE 的江一平， ffeSM 典型的投機 
肝 > 只要倉圖個崩目的，讎誰都一樣鬥得__ ° j 

「江 一平只是屬於個藤仔，至於絕大多數人，至於你們，從廣義工說，也應該屬於 
這個範晴。你們提出的那些重大問題，都歷來是中央一級人物之間問題’桐嘻 
他已。鄭美麟有體 。 

麟寶是極普港讎，身感受， 91* 這番哲粒言，使_献受啓發 e 
「還 是那些渾渾噩噩，不理政治的混曰子。」9璞寶說。 

「這是歷來如此。任何 g 始 n 爭，都是在最精英的人物中間進行的 。 歷史上許多成就 
大鮮， 都® s * 酴異己離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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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之間，火車不覺到達了尖沙阻火車站。他們交換了地址後就下了車。臨塒，李 
迎迎對陳曉乾說：「 S 大學是我的母校，我雖然離開了它，我還會關心它，我希望通過你 
繼續了解它 。 J 

「我 tiiSt 樣。」_寶聲音擁辆 ■ 0 
聽了她們的話，陳曉乾心中甚爲感漑。他不知道爲甚麼感到很悶。 

㈣ 

陳曉乾回到家裡，知道丹芷已從倫敦返港一 fg 星期了。當她見到他時，_:「我以 
爲你不回來了呢？ _1 

. 「怎會呢？」陳曉乾熱情地握著她的手臂，「我們因搞政治運動，推遲了兩周才放假。 
丹碰他坐下來後，就說：「我在英國已經細彰1個運動的一些情況了。外國的分析 
家在五月下旬就知道那時的鳴放是 『引 螞儀出洞』，所以當時我很爲你擔 心。 因寒假才回 
來過，這次暑假原本是不打算回來的。但我十分掛念你，於是就回來了。 J 她一邊說， 
一*慈愛地看著他， 「你 似乎消瘦了許多。」 

「近 一個多月來，思想有點緊張，」他感激地看了她4艮 ，「不 過，精神還不錯。」 
「驗■鬥耗？」她關心 W 口1。 

「沒 有， J 他天真地笑了笑， 「我 還鬥爭別人哩！」 

「我 知道你會平安無事的，」她滿意地點了點頭， 「你 爲人老實，又有寇蓮娜作保鍵， 
還有那細。」 

厂蘇厚永 C J 

「■彬 J 者辦蕙可讎了。」 

「_。 j 他忽然麗起*«指，: 「你 真了不起，身在千 mju 外， 

陸的析得如。」 

「這完全歸功於各國的情報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分析。」 

吃晚飯時’陳父親不躺_內反桃事 * 全他施了。 

r 香港的一些報鬥死了許多人，鬥爭很殘酷，看了那些鍛 I 使人心驚。」 

「右派報紙向來 « E 內地的事誇大的。」陳曉乾說。「撕撕喝喝是有的，鬥死人倒沒 
蹢 。」 

「儘管如此，你還是要多加小已、 。 J 老父關心地說 。 「如果形勢對你不利，你不要回 
去算了。 imrnmmimrm »賴你。 

自雛曉乾回內地升學後，這是陳曉正第二次來到這刪濱 / j 麵。 

「僧，题我™^-了。丹感。 

「怎 尼？」不明白我 m 後不會再見面了嗎？」 

「髓，我們自小飯■這個 / J 欄，正软興土木，對幷趟壤了。」 

「如果雖樣，這很可能真的是我們最後一翊此一遊了 ’」他驚 !?■ ，「_變 
桑田，世道就是如此！」 

「不 過，世事雛’變幻莫測，人事上的滄海桑田，更加 fE 人困惑！」 
r 你是指內_政治靴？ J 

「不 只是這個，還包括你我的處境和思想的變化。她說。 「這 兩三年來，我們的思 
想 ® tout 了 。」 

「其實 我的思想變化並不大， J 他說， 「如 果說有甚麼變化，那就是我對我國的政局 
挪迷惑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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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個人前途的看法呢？」比如說對愛情的抉擇，因爲這可能決定 
你今命運 。 」 

_ 我心中只擁情 * 沒有麵-麟知> 岑蕙也好* 

雜侶*雖纖由衷敝®們… 

广這是因爲你性格內向，心地純良，性情荏弱，雖有偉大的抱負，卻無幹大事的氣魄 
和膽色。最適合做你終身伴侶的，就是你以前的丹正姑姑 。 」她的最後兩句話，雖然說 
mw<m * 但卻十分清楚 - 
「讎紐？ —驚。 

「終麵肝一 妻，」_你職心顿有體，就魏個獻_。」 

「你讎，現在的丹] Etttt 不適合了？」猶聲音還帶有驚 。 

「從 理論上來說，應該仍然適合，因爲你的生命歷程，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鐽時刻， 
何去何從，你需要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共同商量。難道你^和寇蓮娜或蘇厚永商量嗎？」 
厂當然不能 。 

" ,從實嫉,獅譜觀後,你是不能夠真正意励了，搬 
賊信上多_些問題嗎？」_ » 

「當獅能。」 

「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可走了：一就是你離開中國大陸，一就是我回中國大陸。」 

「雜專門跟 Mfiil 這個問励 。 」 

「是的，我們要好好硏究這個問題。看樣子’她又比半年前成熟了些。「你在中國 
活了整整三年，應該有一®較全面的槪念，而我對中國的硏究也有兩年了。我們 
可以通過深入討論，統一思想 。 」 
r 我想意見。 

「我認爲，就你的個性，發展潛質和家庭、社會背景來看，你是不適合現時的中國社 
會的，此，與其以後不適應而苦痛不已，不雛早回香港，另謀出路。」她說 。 
r 腿》勸確 Oil ® 倦' 軽可以_黯龍個社會、讎^ 
r 你可以像我賺，酿國去留學 • 學成之後在 tmx 作。 

「我 不想寄人籬下 。」 

「寄人籬下只是權宜之計，待將來中國的政治鬥爭告一段落，再作打算也不爲晚。另 
外，用間接的方法爲祖國效力，也歷來是中國海外矢 ： Ji 份子的_ o 」她說。 

丹芷的話，如此合情合理，他確實找不到不同意的理由。歇了歇，他問道： 「這 也意 
味著你改變了主意，決定學成後不回中國了？」 

「 ■ 。我覺纖不能《@政納爭如纖烈的社會 。 」 

「你說得也對，」陳曉_，「從批到湖 .!» 團開始，中國就推行在意識形態領_ 
行階級鬥爭的，這對於從海外和港澳回去的人來說，是很不適應的。當然，中_ 
府制定了華橋、港澳同胞的政策，但從這次反右鬥爭來看，不少被批判鬥爭的人是來自 
海外。我當然不想你回去受那個苦。，听以我同意你的決定。但是，由於這個政治運動剛 
剛開始，我想回去再觀察一期。」 

「你不怕政策會改變，到時回不了香港？ J 她不安地問。 

「■不働 。」 麵有信心臟。 

「唉！」了一口氣。優柔了。 *8#-^ 之差，往往# a 嚇冬身 ;。 J 
「我並不_甚麼，职肩極關滅們學織猶,關心棚人°」 

「你感猶人，你齡著岑凑 。 _然羅無（新可職：「那 ㈣ ， 
你回去多觀察 一« 學期 = 當然我在外邊也觀察。我希望到峨們的看法會完全一雜陕 。 j 
此後，他們沒有再纖這個問題了，而是痛地、相親相愛地讎了兩個多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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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紅消香斷 

(―紐七年_ 

(一） 

當陳回到學校^，大多數學生都已經^了。 蘇 厚永到他叔叔家住了十天，提前 
返校 。 據 他說，寇 蓮娜、 卜雲這些 共產黨 員都沒撤假。 黨 員們大 槪要嫌準備 反右的 
工作 。 

校園裡也有一些大字報，不過多 ffitt 判性的，沒有甚_內容，看來是一箜留校同學 
自麵寫的 0 


九月一曰早上，學校黨委再次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大會由寇蓮娜，宋光輝作 
報告。他進一步動員深入開展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校黨委宣佈停課兩周，集中力 




猛 n 、深挖右派分子，兩周後 itJi 課 




動員大會後，同學們回到教室，學習反右領導 / J 韻發的學習文件，重點文章是（文匯 
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和 < AS 日報> 其他的一些社論：學校反右領導/』^^還整 
理了國性著名右派人物在鳴放期間的言論，供批判之用。 

下午，卜雲又召集積極分子硏究批判鬥爭黃有爲的策略 。 _卜雲的指示，要把_ 
罪行逐條落實，在主要言論落實之後，其他問題就由專門小組處理。卜雲宣佈唐尤麗爲 
_黃有爲專門 /J 働觀，賴有江一平» 

Pfeh 揭發、批判黃有爲，其形式與第一次差不多，由於黃有爲承認一^他承認时言 
論，一晚上就落實了十四條以及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 

鬥爭會結束後，卜雲又分子留下來。她傳達了學校反右領導/〗_工作部署： 
明天上午全爭「人民學社」的葉風華，下午全校批鬥中文系教授鍾昌：四號全檢鬥 
爭「爭鳴學社」的徐錦新，下午批鬥董志強：六號上午全校鬥爭岑蕙，下午全校教工批 
鬥歷史系惹锻章東輔：八號上午全校學生鬥爭「魯迅學社」的余馨，下午全校敉工鬥爭 
哲學系黨支 S 3 書記秦連生；十號上午全校鬥爭桐•’下午全校扭門一名校黨委成員 • 


她還傳達了系反右領導 / J 侧部署 


]尹竹「十王 tmn — 石仪黑安吹貝 • 

號鬥畢鎌學生伍廣元，致工分頭 flif 


打字員費宏輝；四娜 ft 上全系學生鬥爭三年級學生尹日暉 • 全系敎工分頭批鬥 


"Wilt 

Mnl 




元：六號下午全系學生批 P 黃有爲，晚上全系教工批鬥教授孟獨峰：八號下午學生鬥爭 
二年級學生袁喜旺，晚上全系師生扣門爹艘顧大 （ 、羅承芳、孫作愚。全校性的鬥爭大 
會，各班按人數比例派出代表參加，但被批鬥學生的系，則全體學生均參加，有材_ 
獅學生*名額不受限制》 

由賤曰棘校和系 一^ M ； ，所安脏單曰麵上舉行， 
寫大翔、默_、寫揭發材料、寫發言稿，以及專門爭對_行個別落實 
罪簡工作，也在單日 mtit 行。 

三號下午 > 社再鬥爭黃有爲 * _問8»*上已黃有■列馳 
白認罪較好的右派分子，系領導打算於六號下午讓他向全系學生作一次全面的交待和檢 
討，安排江一會上作系統的批判發言，之後他的 p 




a 


五號下午，班上召開鬥爭趙水生大會。開會前，卜雲宣佈成立趙水生專谢，組長 


由何家昌擔任，組員有張妙嫦和岑常超❶ 

趙水生卻沒有黃有爲那麼「老實」。事實上’雖然他的言論不少，但明顯反黨反社會 
主義的卻不多。他拿了毛主席提出的關於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對瑕人們揭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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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不是雌贩會主義* 

鬥爭趙水生最積極的也是江一平。爲了證明趙水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他 
甚至軸趙水生扫年前入 「服 務人群」幌-他認爲趙水生關於 「服 
務人群 j 的言論是否定人民民主專政，是爲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翻案的。 
由於他的論點說服力不足，所以並沒有甚麽人積極附和他 》 後來他又揭發趙水生曾爲胡 
風鳴冤叫屈。經過一番爭辯，趙水生勉強承認、他說錯了話，但動機並不是反黨。這樣， 
拉鋸了 一 ( TF 午，江一平雖然軟硬兼施，趙水生的罪狀竟沒有一得下來。 

_灸》 h 雲佈置蘇厚永、何家昌輒一黃有_工作 * 爭取腦獅姓。 

(二） 

六號上午，在大禮堂召開鬥爭岑蕙的全校性大會，由寇蓮娜主持 （ 她特別吩咐陳曉乾 
參加，並要求他在大會上揭發岑蕙的右派言論。 

陳曉乾在經 S 大字報拥時*看見許多打油^0漫畫’把岑蕙醜化成潑婦，假正經，其 
中有 " Hg 漫畫畫她風騒地要一<@男同學在她頭髮上插花。陳曉乾不禁一愣，定睛細看作 
者的名字，原來是何家昌。他十分反感，但現在是運動的風頭火勢上，加之岑蕙成了萬 
矢之的 > 瞧■有忍氣靜《 

大會的氣氛比起系和班的批鬥會自然要嚴肅和緊張得多。舞台上的橫額，斗大字寫著 
「 s 大學師生員工 StfT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岑蕙大會」。主席台上坐著學校黨委領導成員和 
學舨右領# / J 働主要成員。 

八時正，對著麥^06佈續開始，學贩右領割侧兩名女工作人員把岑 
蕙押到講台 《 麟 * 有 W 槪，麥^1^邊 > 獅與會者餅打倒岑蕙及其綱反 
右口號，口號聲震大禮堂，其攝人氣勢’比系一极的鬥爭會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陳曉_心隨著岑* WtB 現而急劇 : • 

岑蕙穿著 一# 滿^痕的白襯衫，下身穿一《半舊的藍斜長褲，_髮凌亂，臉色十 
_悴，步,_曼》 ■ , 前，她已■覆鬥爭。如此，■起 

來還是十分美麗，還是那麽玉潔冰清 c 她來到寇蓮娜身旁。寇蓮娜雖然精神料擻，容光 
煥發，姿色動人，但在陳曉乾的眼中，她與如今的岑蕙相比，仍然是遜色得多。 

陳曉乾想到自己和岑蕙的真摯友情，想起和她的最後一次談話以及她送給他相片，面 
對著當了階下囚的她，他不禁黯然神傷 》 但是，他坐在第一排，又不能過於流露這種感 
情。他低下了頭，極力忍住內心灼悲槍和不安： • 

岑蕙站定後，怯生生地慢漫抬起了頭，無神的雙眼向人群茫然一望，又低下了頭 3 

著幾頁發言稿，開■言： 

「岑蕙，女，二十歲，本校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家庭出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岑蕙堅 
持資產階級反 ft 立場，借中國共產黨整虱之機，夥同另一名逃港女右派分子，向黨、向 
社會主義發動娼狂進攻，發表了大量反動言論，妄圖煽動人們起來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由他們一^取而代之。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鬥爭開展以來，她一直負隅頑抗，拒 
絕向人民低頭認罪。全校師生員工 S 此義憤塡膺， 一 致強烈要求把岑蕙押上歷史的審判 
台，把她批倒鬥臭。今天，學校反右領導小組應廣大群眾的這個要求，在這裡召開全校 
師生員工球，耐資產階級右岑蕙！ j 

跟*陣震耳口 號聲：「打 倒大右派岑蕙 ！」 、 r 岑番不娜，就要她滅亡！, 

口號聲循落，寇蓮娜就柳眉直豎，杏眼瞪圓，嬌喝一聲： r ■岑蕙，我問你，你是不是 
攻賴的經濟麟？」 

「我是不同意黨的經濟 。 」岑蕙一字一字地回答。她的聲計分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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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攻擊還是不同意？」台下有人喝問道。 

「你說，是不同意還是攻擊？」寇蓮娜大聲地重複一。 

「是不同意。 J 岑蕙用不亢不卑的口吻答1。 

「你這是狡辯！ 一生突然從第一排坐位站了起來，躍上了講台，嘶叫道：「別 
裝成是向黨提建議的樣子了！好心购人怎會全面否定黨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呢？你不 
是叫喊 F 實行全盤蘇化 W 經濟 M ，反映了迷信外國的思想意識 j 嗎？ j 

r mm^ j 

「你是否還說過： f 歷史經驗已經雄辯地證明，凡是以一®外國爲師者，必然淪於奴 
性 j ?」 

r mm ^ j 

厂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我_是事實。」燃是不亢不卑_氣《 

「你你……」那學生一時無言以對’不禁勃然大怒，吼叫道： 「把 你的雙手放下來！ 
現在可不是叫你演戲、當司儀！」 

岑蕙仍妖雙手微微抱拳，放在小腹上。 

「把手 K 下來！ • 陳曉乾看見一名壯雜牧學生麟一排座腿起，社了齡，只 
聽見 「拍 」一聲，姓用右手用力擊開了岑蕙的雙手。 

岑蕙後退了一步，再又把雙手握起來， 

「你頑固不化！」那女同學用力把岑蕙的雙手扭到後面。此時又有人高聲帶頭叫口 
號： 「打倒大右派岑蕙！」、「岑蕙頑抗到底，只有死路一 ^ ! 」 

突然，岑蕙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股勁，用力一蹦，把那女學生摔開幾尺遠。 

「他媽的，你這後子，還耍威._ ?」台上的那個男同學飛撲過去，右手卡著岑蕙的 
脖子 * 把她的手壓到 mh °那女胃學衝上前 * 用腳 ㈣ 齡蕙的 ■ ° 

陳曉乾感到一陣祕，似乎自己也受到了献的鳩轉、肉動折磨 。 

露陰■冷笑 * 沒有制麵雙男女學■暴力觸《 

又有人帶口號， mas 只有個人呼應办 

坐在主席台上的校黨委書 i 抹光輝，對旁邊的一工作人員耳語了幾句，那人就上 
前，拍了拍那男學生的肩膀，低聲說了幾句話，他才摔津地放開了岑蕙。 

岑藍爬了起來，頭髮十分蓬亂，過了 ^會她才站穩了腳。她忽然雙眼露出憤怒的光 
芒*大聲: 

_我犯了甚麽罪？爲甚麽曰夜輪番逼我認罪？我犯了甚麼法？爲甚麼對我使用私 
刑？ 人，你們也打!」 mmm - r 憲法去了？社 

會主義法制到哪裡去了？正義到哪裡去了？」說到最後三個字，她已力不能支，倒在地 
社了。 

「她裝死！」那壯碩的女學生向大會說：「她裝死過好幾次，用冷水噴她臉，她就會 
起來的0」 

宋書言“忙站了舰，命令工作人員去#® ft 。 

顏乾不忍_ * 酬 ±asBf • 突然耳 ausi 宣聲音，他淚 

目地隨著人流’下意了^^ 

(三） 

陳曉乾感到很悶，很頹喪。吃完晚飯，他獨個兒到女生宿舍後面的單竹林散步。這裡 
常有蛇鼠出沒，所以平常極少有人到此走動。陳曉乾也從來沒有來過這裡。他惦念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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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的岑蕙。 

寇蓮娜那樣一美貌的女子，平曰在他面前表現得那麼溫柔，想不到在鬥爭岑蕙時， 
竟變得那麽殘暴、兇狠，與潑婦無異！她這是出於政治動機還是出於妒忌？岑蕙以「石」 
美崩性格 > 觸罪過不姆人*同時也弓 IffiTF 多女妒狱_ - 然而 * 他從來沒 
有想過，寇蓮娜銷腳麼狠毒，她才是真正鐵石心働女人哪！ 

他正在愁緒_地思前想後的當兒，忽然聽 SfJ 竹叢轉角處有女人的低聲哭泣聲，他不 
禁一驚，於是循聲走過去，只見一《留著兩條長辮子的女子，把面孔貼在竹子上低聲地 
啜泣著。 

「你不驄规5 ?」 1*1^ ■十分意外° 

唐:了一驚，了頭，。「&(尔，_乾！」她的聲音 
很不自然。 

「出了甚麽事嗎？」他麵地問。 

「沒甚麽事 * 」她不敢正視他 • 「爲甚麽一(@人到這兒散步？」 

體量著她的 bhbm 衡 l 。 mm^rn * ^ 

「你哭了？」 

腿有做聲。 

「你有甚麽傲已事，不妨告訴我，也許我可以給你出點主意呢？」他十分關心地問。 
她突銳 EPtt 在他的肩膀上，哇的一®哭了起來。這下子，他真的慌了起來 • 他意識 
到，她一定有很大的傷已華，才會這樣。於是他默默地讓她在自己的肩膀上痛哭了兩三 
分鐘。 

「祕己、。」 mmmmm -「你可以告_發生了 馬？」 

「我备爸 . ,妯又痛哭紀來。 

「你爸爸怎樣了？」他吃了一驚，難道他爸爸病死了？ 

「他……」她泣不成聲- 
「他多大年紀了？」 

「不，他比? ESI # ……」她哭泣地說，「贼了校一級的右派分子！」 

「哦！ j 他麵了一口冷氣。上午鬥爭岑蕙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 

「你是否設想過，今後他的兒女會怎樣泥？ j 她抬起了頭，一雙應仰望穹蒼，似乎 
是問陳曉乾，又似乎是問蒼天。 

_ * _乾瞧辦有想綱個_»以励黻> ■會想爾搜遠' 臟廣呢？ 
要麵翊的父親不鹹了右不會 iltlM 個問,鬥爭黃有麟， 
她不的嗎？ 

「還有我哥哥……」她又哭了起來，「最近兩三個月都沒有來過信，看來是凶多吉 
少 "…. j 

「可能是因爲近幾個月來搞運動，沒時間寫信吧？」他安慰她說，「就是你爸爸，也 
齡有，將來可能不是右麗！」 

厂你不必安慰我了❶」她用手絹揩了揩眼淚。「你今天上午參加鬥爭岑蕙的大會，看 
到了這個勢頭了吧？放到全校大會去鬥爭的人，還能燒俘不被劃成右派嗎？」 

提起岑蕙，陳曉乾不禁黯然。 

「今天我也被派去參加了：我參力0«身份與你不同，你是以積極分子的身份去的，而 
我則駐接受教育！」她忿然地說。 

r 唐尤麗 * 我有個意見要對減 • 供你辨-」 

候，瀬需要關心働屬意見。」 

「 fra ? 社會活了八年，年團員，應 mfii ， ■_ 波見補景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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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一定要加倍小 L 謹慎，絕不能有半點疏忽，你鞋不麟表現得繼 ■ o 你明 
白_意思嗎？」 

mxwmmm ° 過了一會，她吊力 ftas 了 ass ， mmm - 「謝謝你， mm \ 
量照!」4也忽 一 口氣， mEim - 「_關己，■有切膚之 
痛！以前鬥爭黃有爲，我就沒有想到別人的後果，當然我作爲一 ® 團員不能不這樣。」 
r mm . m 。」他說。「你也不必把你爸爸的事對別人講，當然向組織匯報是不可避 



「我蔽已向卜醒報了。」 
「醜麼說？」 


「她還能說些甚?還不是要我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跟我爸爸劃清界線？」她又嘆 
了一口氣，「證也不難，删範學院的黨委要我揭觀爸爸的材料，做起來，就難極了。 
我曾經做透鄭美寶的思想工作，用半哄半嚇的手法，要她揭發黃有爲，想不到事隔一個 
月，臟應到自己的身上來了！ j 

陳曉乾沒有做聲。 ”• ：' _ c : 

「我 也要回宿舍了。」她木然地看著動赚的暮色。 

—我肢吧 。 

「不 ，我們還是各走各的吧！」她便咽著說。「別人見到，以爲我跟你搞政治交易哩！ j 

看見她的自信心一下子一落千丈，政治上的自卑感如此嚴重，陳曉乾不禁搖了搖頭， 
顯了一聲。他萬麵長地看著她撼色中匆匆消姚赖。 

晚上再次舉行鬥爭齡生的大會《陳曉乾感到有點厭倦了這種千篇一律的鬥爭擎他也 
厭倦於當積極肝了《腿，他又不得不參加 。 齢望反右鬥爭快點結束。 

會前照例召開積極會議，唐尤麗沒有參加。卜雲一 m 始就宣佈，唐尤麗不再擔任 
處理黃有爲的專門 /j 姻組長，由江一平接替。領呼口號也換了張妙嫦。 

使陳曉乾_意外的是，只過了兩天，黃有爲竟變得面色十分蒼白，雙眼無神’彷彿 
是大病了一場。他拿著厚厚一叠紙， 一 邊隐， 一 邊揭獅 K 生平曰對讎過的話，雖然 
大多數是評論寇蓮娜、卜雲和 Sti :— 些團員的話，但其中有兩三條是尖_。例如，趙 
水生曾經對黃有爲說過：「我國的戶口制度太嚴了，是保甲制度的繼續」，「〈共產黨宣言> 
中有一舌『工人，這句話被各種人利用了，蘇聯可以對美國的工 Ala :美國不 
是你們的祖國，讎才是無產階級的漏。我們中國也可以這樣說。」等等。 

有讓發了趙水論，趙水生忍了大部分，但麵他有任 
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他說：他在三年前的入學教育周中，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示 
過，他十分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把他這個海外孤兒接回來隐大學；他又把平時在 
大會小會上所講過擁護共產黨領導和熱愛社會主義的話，——講出來。在這過程中’雖 
然不時被江一平和何家昌的吼叫聲所打衝，但他還是堅 fisa 下去《最後他還說：「分析一 
個人的言論，不能斷章取義，要對他作全面的、歷史的分析。 J 

看來趙水生是吸收了鬥爭黃有爲的教訓，是作好了充分準備的。由於這樣，整個鬥爭 
會變成了何家昌、江一平與趙水生之間的辯論會，而的過程中，何家昌和江一平 
往往購秋 > 所以鬥爭會願齢冷清清》 

卜雲看見無法駕，所以佈。 

散會後，卜雲叫積極分子留下來商討對策。大家似乎也沒有甚麼辦法。討論了大半個 
鐘頭，毫無結果，卜雲便問蘇厚永：「你有甚麼意見嗎？ J 

蘇厚永皴了皴眉頭，慢慢地說：「按照校黨委的要求，班一級的問題， 一 《要於十二 
號以前基本解決，今天是七號，因此，趙水生的問題要抓緊進行。以後最好不用全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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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方式進行 《 我建議由專門韻把掲發出來的問題分別輕重’ 一 f 条條落實下來》」 

卜雲同意了他的建議，後來讓何家昌和張妙嫦留下來佈置二作办 

(四） 

八日社，瞧乾以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系召開的鬥爭顧大可三教授反黨聯盟大 
會 0 

鬥爭會由系反右領導 / J 姐成員鄒光燦主持 C 看來鄭光燦火氣不足，他只簡單地介紹顧 
大可、羅承芳和孫作愚三教授結成同盟，反對范書臣的經過，然後此大家揭發、批判。 

顧大可等三人一排地坐在系會議室的一^落，前面坐著幾十名教工和學生代表。顧 
大可年過七十，滿願白髮，身體肥胖，他的衣服十分航髒，有一隻皮鞋已丟了後跟。他 
是莎士比亞專家，上過陵曉乾他們的課。陳曉乾對他的印象是：除了對英國文學瞭如指 
掌，津津樂道之外，在其他方面似乎是個糊塗蟲，在生活上也是極之不修邊幅。羅承芳 
是二級教授，語言學專家，他也六十出頭了，他身材修長，與顧大可形成鮮明對照。他 
教過陳曉乾班的〈語言學引論〉課程。陳曉乾對他的印象是：他學識淵博，有紳士風度。 
孫作愚的年齡與顧大可相彷彿，是國內著名的英詩專家，他身材細小，戴著一副深度近 
視跟鏡。陳曉乾在三年級上學期選修過他的英詩課程，感覺他爲人坦率，頗有點羅曼蒂 
克的。 

第釀發他們的是范書臣。他的發言稿厚厚一大疊。他講了兩個鐘頭，羅列了 
他們三人的十大罪狀，主要有：結成反黨聯盟，反對黨支部的領導：利用講壇，散佈資 
產階敬麵膨的思想觀點，毒害青年 * 妄圖醜產階級爭奪青年-^戈；祕思想 ■ ; 
借古諷今*讎新社會*等等 。 

范書臣發言完畢，鄒光燦問他們，范書臣的揭發是否屬實。顧大可說，他的講話太快， 
內容太多，他聽不清楚’所以希望泊印一份給他；羅承芳說，他也有同感；而孫作愚則 
說，讎聽越糊塗’但有一兩個地方，他似乎是聽^了’就是說他們「反黨」 c 他說，他 
們反對范書臣並不算是反黨， E 爲范不能代表黨，何況 • 他們在反對他的時候，他還沒 
有加入共產黨。 

，之後，范書臣又嘩啦嘩啦地批判了他們一頓。但與會的人都沉^不言，就連坐在主席 
社的黨支部書記高菲菲，也面無表情，始終沒有發過言。 

後來，范書臣大槪知道學生的衝勁大，同學們，這幾個人就是毛 
拂 wv 對於我們國家抱有 arnit 緖的我 fig 容忍他 ㈣ ？」 

臓課然魏' 學生代麵發言 > 多數是揭發他 ffM 遽毒 。 腿 * 
由於學生們所揭勸材料多題毛蒜皮，或甚至是牽強附會的東西，所以三位教授面不 
改色> " 

鬥爭會後來就草草收場了。 

從整個學校織，似乎也有點_下來了。人們不像前一階段那《，熱烈談論這個或 
那個右派分子的事了，所召開的鬥爭會也不像以前那樣，吸弓 I 許多外系的旁觀者了，用 
以壯轉的口號娜少了。陳■似乎翻 j ， 反右鬥爭 。 

然而，第二天-屬醒來，陳曉乾發現，新的大字報高潮平她饮起。 

二十■大？ ibsm 腦了_大雜。其中有一半碰對_嘻的，主力鮏物 
系：另一半是針對學校黨委嗾長麥廣昭的，主力是學校黨政部門。陳曉乾才 
想 is ，自上學期却辣，麥沒有露過面《 

腿，麥鄺召爲甚麼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妮？他本人是個老黨員、老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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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地位不低，他不應該有甚麼理由反對他加入並爲之奮鬥了幾十年的共產黨。陳曉 
乾覺得，在校黨委的幾個領導人中，麥麵最接近群眾，也最能接受群眾的意見。 

麵心閱麵些大字報。大字報主要揭露麥廣昭如下的罪行： 一 ，企圖凌駕於校黨委 
之上》他以自己是個詩人，大知識分子，看不起校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對校黨委作出的 
赖，往__違；二，賴手段，&«1«子群眾，所以群眾轉只 am 
麥副書記，而不找黨委書記；三，在鳴放期間，與右派分子互相呼應，唱狂反黨、反社 
會主義、反人民，例如：他包庇中文系教授鍾昌，說他的反詩是表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士 
可殺，不可辱」的骨氣，他還十分欣賞岑蕙全面抨擊中國現 I # 經濟®大_ :四， 
他曾說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並不是受外國帝國主義操縱的反革命組餓，它只不過 
是資麵肝和的臟。 

灘 * 他去謝雛 J 働大销 * 其中有一篇最麵弓 I 凍曉® * 它_桐、 
春歷次被鬥的表現。從大字報的報道中可以知道，林啳不顧種稱腺，曾和鬥爭她的 
人，就絕對權威、個人崇拜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她還堅持認爲，中國存在著特權 
階層，而這個階層越來越擴大。大字報著重指出， atn 她的過程中，她不單沒有_ 
認罪，而且還進一步謝軍了她的觀點。 

明天就要召開全校性大會批鬥林 d 者了，寇蓮娜昨天就通知陳曉乾參加。他想去又不 
想去 c 他一貫嘻的才華*並麵有過一段交情 * 總覺得她麵正直負責的 A > 
因此，他是很想見到她的。但他又怕見到她被折磨的情景。鬥爭岑蕙的場面，對他來說， 

忽然有人輕輕肩膊。懈 wr ,原來是 saw 。 

「鋪，你也來看大字報？」他織意外地問。 

「怎麼，我不■看大字_?」笑容，观復了她面目。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說，「我是說，你現在當了官了，看大字報的底稿就行了。」 

r ! j - j 

「不餘廳，現在全校都蝻你轉贩右 nwi / j 働副腿，_名字可是 
牙！」 

「 a * 是 ■_ ，」■意—笑，「以前是岑 ■ (何處有香丘？》和演（雷 
雨> 中的繁漪而瘋魔了全市，後來在大鳴大放中，林嗜又以反對絕對植威一文而轟動 
了南方，而今天，」她藤錯滿志地看著陳曉乾的眼睛’「以寇蓮娜署名的〈行動起來，迎 
頭痛擊資產階級右派的倡扭歡夂> 一文，已被編進了反右重要文件匯編之中！」 

岑麵和 J , ，他一陣感觸，献然不語了。 

「麵己住功勞的 c 」她拉了拉他的手，快活地說:「我們 一 ffi 到食堂吃飯吧！」 

走了一段路，看見煉曉乾悶悶不樂的樣子，她忽然有所醒悟地說：「還爲你那兩位紅 
顔知己神傷嗎？」 

「我真不明白……」他&、然停住了。 

「不明白甚麼？」 

「不說了。」 

「以後你會明白的。」她似乎了解他的心事。「有所得就必有所失，有所失就必有所 
得，這就」 

㈤ 

早上賴钱 * 陳麟謹厚永 一 e *# jjpn ^ 桐赖；« 

摇上*蘇厚永餘彌麟，哲學系言昨灯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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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一間廢置了的公共廁所內上吊自殺，所以上級吩咐各系，要力_各鬥爭對_ 
安作。 

蘇厚永介紹說：「秦連*是東北人，十三歲參加革命，有 『紅 小鬼』之稱 • 靠自修和 
在實際 a : 作中提高文化水平，後在人民大學進修過兩年，前年曾出版（哲學入門》一書。 
在這次大鳴大放中，曾發表 <讀〈南共綱領〉之我見> • 認爲麵拉夫不是修正主義國家， 
它的情況和中國相似，南共網領很値得中國領導人在制定政策時參考。」 

「他 也不必自撕！好像黃有爲那樣，你說甚麽，他就承認甚麼，就支吾過去了，爲 
甚定要用性命尼？」 

_你怎麼講起這種糊塗話來呢？ 」 蘇厚永責備地說 ，「也 許他自認從小就投身革命， 
一酿心耿_ as ,齡 AA 織腿革締徒，奴怎能想得通呢？」 

”學贿不少人被鬥爭，唯獨就是他一《人想不開自殺！」陳曉乾說。 

「你 知道我們學校就只有他一人自殺？」 

「難 道還有其他人自殺？ 」 陳曉■了一驚。 

_到目前爲止，據我所知，至少有六個男女自殺了 • 」 

_他們也太傻了。陳曉乾悲涼地嘆了一口氣。 

「也不能這麼說，」蘇厚永不同意他的說法，「你沒有身在其中，當然不會有切膚之 
痛，如果換了你，你也不一定不會自殺。」 

這倒是實磔*唐尤麗的事就使他得到啓發《 

蘇厚永忽然 問：「你 有沒有注意到唐尤麗雛麵匕？」 

•沒有。陳曉_了讎。 

「她父_了縱搬！撤叫敝有不測过雲！ J 
「她 父親當了右派還沒有自己成了右派那麼倒霉。」 

「不 過，也是相當倒霉的了。」蘇厚永說。 「政 治前途也基本上完 了。」 

「一人做事一人當，父親的事，又怎會牽連到後-^獅尼？」 

「你 雖然 回來三 年了，但老是呆在學校裡，還不甚了解我們國家的國情 \ 蘇厚永耐 
心地向他解釋* 「我 們國家十分注重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好的人，如工人、革命幹部、革 
命軍人、貧僱農、下中農家庭出身的人，就可能有光輝燦烟的前途：如果是地主、富農、 
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資太家的家庭出身，在政治上是不被信任的，現在新加上右派分 
子，他們與地、富、反、壤分子和資本家基本上是同屬一類 ， J 
「原 細此 《>」 

「他們就連找對象也困難 ◊ 有政治前途的人不會找那些人作對象，因爲如果和他們^ 
了婚，就會反過來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沒有多少人像獄樣自找苦果吃的！ J 
「那 麼，岑麵和 J 嘻讎的人，就只能丫角終老了？ J 
「極铜能。」 

r 有规赠_的才貌嗎？ J 

「齢上摔了大絞，她們的才等於廢物：至於貌，她們受到這麼大的政治衝擊之後， 
有如風霜過後的花朵，很快就會调謝的！」 

瞧乾感到心情碰。腿、,就覺得蘇厚错有_: _大_會 
輿論壓力下， B 赚人像他那樣，雖苷舜香惜玉之心，讎有娶她們爲妻的勇氣 。 
_乾灘動1»«^心了^^這回他第一排。 

大會仍然由寇蓮娜主持，她仍然是神氣十足，威醜棄。但是，當兩名學贩右領導 
々、組的女工作人員’把桐屬押上講台時，卻沒有人像以前灘，領頭高呼口號了，這 


可了鬥爭岑的經，現舭較注重實效了。 
只貝^地走出來，她的前額和骨上似乎有傷痕，她穿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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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昂然地走到麥克風前面，站定以後’她一雙堅定麵青向台下的人柔和地看了一 
下。她突然看見坐在前 S 酌陳曉乾。四目相接，陳曉乾不_從哪裡來的一股勇氣，竟 
不_厚永坐艘邊，謙_,跟她打了個招呼 。 妲也謙里谐致意 。 這一_ ’他 
忘記了眼，彷彿是老:…… 

「林 d , ,現在你要老老實實向全校師生員工交待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寇蓮 
娜職麵近乎叫動聲音 > 讎曉曰 imss 來 。 

「我響應黨的號召，幫驢整風，提出自己的意見，我沒有甚麼罪！」 

「你污®毛主席搞絕對權威、個人迷信，這是最大最大的反黨罪行。」生物系，男 
學生摘一排雖 ma * ， 指著咏 j 嘻叫_ ❶ 

「我只是鑑於斯大林的教訓，結合我國的情況，防微杜漸，提醒中央領導注意這個問 
題，又何罪之荀尼？」撇额迫，酷嫩 c 

「權麵！」纖有 Hi 壯 rmh 了黯，_桐赖身邊。 

「打献右派 ㈣ 港！ j 台下有人敲叫口號’赚乾回頭一看，原來是江一平。 
「警告你，林!」那壯漢氣勢洶洶地指著她的鼻尖，「現在寇蓮娜同學要你交待 
反黨、藏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不是要你邀功！」 

「讎有反黨、通會主義、反人民，你叫我交待甚麼？」桐劍蔑視的口喔 。 
「 ㈣ ！」那力莫竟動手卡她的脖子。 

林 d 看的頭被壓了下來，她沒有作任何反抗。鼠然她在體力上已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了。 

寇藤■:「放開她吧！ J 然^5^桐纖：「好肢待！」 

那吐灘開林 / J 觸脖子 。 她跟* t 了幾步，就站定、來。 

她雙眼麵地向前看，一聲不響地站著。 

「你爲甚麼不說話呀？」坐在第一排的那位生物系男學生又站了起來，喝叫道。 

桐—聲不響 3 

「她裝釈诞！」台上那名壯漢又吼叫嫌，一邊揮動著雙手。 

「你不》? ?」^»也_十可施 。 

林^」^#輕蔑地冷笑了一下，然後闲清脆的聲音說：「毛主席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 
向應當 S : 判〉一文中右派分子’也『應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j ，他們『仍 
然允許有言論自由』。我不是右派’更加有言論自由！ _她橫掃一§艮下面的人，再轉過頭 
來對寇蓮娜說：「但是，你們從一開始就剝奪了我的言論自由，而且不停地連續輪番鬥爭 
我十六天，有時一天竟達十六俯！你們繊拳打腳踢’把我打得纖讎，逼我所謂 
認罪。你們看，」她突^41^»管《陳曉乾坐在第一排正好看得清楚：她的_上瘀 
黑了一大塊 。 

“ 冷笑一聲：「你是 AS 的獻，你民憤避大，鍛群你，腿 

活該！誰叫你這麼頑固！」 

「你 f 觀不講法制，猶不_了！」桐潘稟然職。 

「對你這■人，是不必 MS 法制的！」寇麵旨著她說 c 
腿 * 桐请雙晒視，臟不言《 

「交待！快！」在台上的麵壯漢又吼叫起來嘯坐著的麵生物系學生也附和著。 
林^仍然一動不動地站著，一言不發 。 

r 他媽的！ j _壯漢揮動著拳頭，但在色下*他忍住了* 

黨委書記宋光輝把寇蓮娜叫了過去，耳語了一陣以後，寇蓮娜再回到台前，對林 d , 
說：「我們黨歷來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現在給你機會交待你的罪行，你也可 
以保留自己的意見。警告你，你拒 MWS ，就是抗拒的表現，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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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講道理，不按政策辦事，我有甚概獅尼？ J 林 / J 着忽然面對寇蓮娜，振 
振有詞 地說：「我 說過，我們國家的幹部特權不斷擴大，難道是沒有事實讎的嗎？ H 0 
大學的黨鐘己，一學生的黨支部書記，就有權私設公堂，幵獅同意見的人！」 

「你污蔑！」氣纖了蚊。 

「還 有，」桐嘻毫不容情地繼續說’「你本人也是幹部特權的犧牲品，但是你用自 
己的青^得特權以後，就濫 JoSte 用！」 

「拍！」寇蓮娜重重地打了林 / J 嘻一爾光，把她打得跟蹌地腿了幾步，血灘地 
從她的嘴角 srr 出來。 

林站定後，雙眼射出怒火，向大會高聲地說：「她是在執行法紀嗎？」 

寇蓮娜衝上前，舉起右手 c 

只見台下出現一陣混亂。黨委割味光輝趕忙宣佈散會。 

(六） 

參加鬥爭林 / J 補大會以後，陳曉乾更加悶悶不樂-他後悔曾幫助寇蓮娜寫那份大字 
報。如果沒有那份大字報，她就不會像今天那樣紅得發紫，全校的鬥爭大會了。她 
恨寇蓮娜。然而，他是不是要爲岑蕙和林 / j 嘻向她求情呢？ 

晚飯後，他約了寇蓮娜去單竹材散步 。 他細勤 feX 作十分繁忙，所以臟不會佔用她 
半個時間。 

十雅意跟删單■去 。 

「有甚麼就說吧！」她笑盈盈地說。和他在一®#，戀是那麼溫柔、隨和。如果陳 
曉乾不是親 g 參加鬥爭嘻的大會> 不飾信> ° 

「我有 一 f 牛事求你，」他結結巴巴地說，「不過，請你答應我，如果你不同意，就當 
_有提出過，好不好？」 

「好！」她一口答應了。 

「我求你腦岑蕙和林嘻。」他鼓起勇氣説。 

「你說甚麼？放過岑蕙和林 / j , ?」她有點吃驚地問。隨後，她嚴肅地說：「我經常 
指點你如{可處理政治上的問題，爲甚敝職竟這_塗，要爲岑惹和林/鳩求情？」 

r 她們真的是那麼壞？」 

「你以 ^ 她們是我搞出來的嗎？ _她瞪了他一眼 ，「她 們在中央也是掛了號的。尤其 
是桐嘻，她反對絕對權威、個人迷信，在全國的右派中，只此一家。鬥爭她們，我只 
是執行者，我麵漱過她們。即使我有那樣的權力，如果雛過她們，我將會和她們 一 
起，碰治上同_盡！」 

■ >她幌一點不錯，在岑蕙撇 j 赖問社> ^ mz 

所以賴如 ittM ： 大紫 * 拽是她看準了顧= 

見他沒做聲，池繼續往下說：「你知道你同情大右派的思想有多大的危_ ?如果你 
對別人這樣說，你立刻酿成爲右派分子！」 

他了一驚。但了想， mm - rap 、 是要求你不要在肉 fei ： 折磨她們’這 
點你是能離得到的。」 

聽了瓣她面露溫色 > 後來反藤興起來 。 「陳曉乾*你可題真正__ 
子 c 」她拉他在一乾淨的樹缴上^下來。 

「你是答應了？」 

厂嗯。」她似乎在思索甚麼。「觀櫥故，是會冒。」 

「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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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答麵？」她對 ffeMSS 感麵。 

陳 f ^ HS -^口而出，讎沒有具驗$0^答她，因此他杯 ± B 來。 
「用金錢報答我嗎？」她笑了笑，「你知道我不猶個°」 

禮物” 



「好，我喜歡你的心！」她半開玩笑地說。 

「把 我的心送了給你，我不是就死了？」他裝著不領會她的意思， 

池忽然又臓■:「你是不是細綱青，要饊 Ml * 摯友？」 

「那麼，你到底要糖麽樣？- ftfeSJl 不射舖看她。 

「你應勸意思的！」_嶋獄 。「現 在觀要你欠了我 HS 人情， 
將來在適當時候償還就可以了。你答應麽？ j 

»因此他本®^'臟 * 然而*當他想到岑蕙道台 
可憐情景，想到林 / J 者遍體鱗傷的慘狀 • 他就咬了咬牙關，說道： 「好， 我答應你！ 」 

「陳曉乾！」她的聲音忽鄉軸舰，跟著她的肩®，「陳曉乾，請馳 



RMjmmmm * 那微微合著的麵 ， j 罐，比平日更纖工，那如雲励黑髮把那^ 
瑩潔白的面孔映襯得更加光彩照人。她的臉蛋彷彿是一朵盛開而寂寞的鮮花。他忽然發 


「你……」 他驚訴得講不出話來。 


「你也會用對岑蕙和林的同情心來同情我嗎？」她的聲音如此幽怨，與她在主持 
鬥爭大會時叱雲的氣槪截然不同。 

過了 一會， 她嘆了一口氣，站了起 so 「我們回去吧！我會盡可能照你的要求去做， 
腿’撕錢，我是■德油°」 

r mmm^ j 

•你要記住，你以後是要餓你的諾言的！」她低聲地但十分清楚地說，「否則，我 
是不會罷休的！」說完她就頭也不回地匆匆地走了》 

陳曉乾沒精打彩地離開單竹林，當他走近女生宿舍前面時’只聽見前頭人聲鼎沸。他 
連忙快步前去， RM 人圍起來，又聽見幾個女學生在議論紛紛，有人說：「她一 
直很倔強，想不到會跳*自殺！ j 

陳曉乾聽了，心中未免有點不踏實，於是上前問道："誰自殺了？」 

r 岑蕙 o 」 

「岑蕙？」 他頓時感到一悶，雙耳嚼鳴，眼冒金星，但他立即鎭定下來，調好呼 
吸，使自己能支持。他定了定神以後，就走到人堆中，發現她》撤抬上一副擔架上，她 
的臉上蓋住一塊白布。 

這時他聽見一名學校醫務所工作人員說：「說也奇怪，她從四樓跳下來，全身竟沒有 
半點讎。 j 

「^6@»35先墜地’所以# it * 面沒有魏。架旁邊嫌觀。 

陳曉乾不相信那白布下面的是岑蕙的屍體，於是他衝口而出地問抬擔架的人：「她是 
岑勤馬？你 fi% 否懸了？」 

「這種事能弄獅馬？」其中一人粗聲地 ■ o 

j 讎織說。 

「死 了，」校醫看了他，， 「人_ 天，怎尼？」 

陳曉乾偷偷揭開那塊白布，赫然看見岑蕙白蠟色的臉孔，他把手指赃岑蕙的鼻尖前 
面，確實是甚麼氣息也沒有了。只見她雙眼自然閉合，面部既沒有痛苦的表情，也沒有 
笑容。腿，她的頭髮讎郷麽烏黑賴’賊'不鱗情雌摸它，曾經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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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秀髮啊！他一陣感觸’不禁悲從中來，大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滴在她平靜的臉 
上。報天色已總唐了下來，別人沒有發覺。 

「大家讓開！」兩名保衛科的人員在前面嘶喝著，並把人們推開，學校醫務所工作人 
員就把岑蕙的屍體抬起來，向前走去 。 陳曉乾用模糊的测艮，看著人 ( F 5 G 岑蕙的屍體抬 
走了 ， 內心一片茫然 。 

社，__麵眠。粧的一年，尤其 © S 去的稗，是疾■半年，是 
慘絕人寰的半年。如今，憂國憂民、才華橫溢的林 / J 嘻已被糟躁得^成樣子，有崇高抱 
負、天生麗質的岑蕙也於一夜之間玉須香消，他一九五四年回內地升學後的兩年多充滿 
理想和浪漫情懷的生活，已經一 S 不復返了，這怎不叫他傷心欲絕呢？記得寒假回香港 

香港時*丹正姑姑再度以他的個性，發展家庭' 社會背景來看，腿不適 
合當今的中國社會旳，她希望他趁早返回香港，另謀出路。這次他覺得她的意見顏有道 
理，但他仍然惦 I 己著岑蕙、桐瀋等人，而且運動剛剛開始，他要回校再觀察一段時間。 
然而，他萬萬沒有想濟，只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竟然發生了如此急劇的變化，出現了 
那麼多慘不忍睹的情景。他已徹底地絕望了。眼淚流濕了他的枕頭。他決定聽從丹正姑 
姑的勸告，畢業後返回香港，到英國去留學，學成之後和丹正姑留在海外工作和 
生活…… 

停課兩周後，雖然反擊右派的高潮已經過去，並且已經復課，但繼續批鬥不認罪的右 

右?的工作* 口緊進行中《 

九月下旬，在江一平的揭發下，班上又控出了一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申紀夏。申紀 
夏雖然右派言論不多，但據江一平揭發，他曾造謠說蘇聯專家在東姦中國婦女，這 
是饜於有損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團結的明顯例子，單這1就足可以把他劃成右派分子 
了。申紀夏沒有經過全班批鬥，大槪是由幾個團員及江一平落實便算定了案。 



第十二章假鳳虛凰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五入、年四月〉 

(一） 

學校麵比覆同意班和系把黃有爲、趙水生、申紀夏定爲右報告。卜雲 
向全班宣讀了學校黨委的批示，並命令他們三人繼續寫書面交待和_，在文體活動時 
間進行勞動&她任敵一平主管他們的思想■和勞動事宜0 

據蘇厚永向陳曉乾^,全校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總數，爲全獅生的總數百分之十 


十月開始，教學基本恢復正常，但教師與學生的心還遠遠沒有收回來。雖然，反右鬥 
爭前已有批判胡風反革■團的肅麵動，■騐_雨■政治猶，還》獻感 
到十分突然的，思想上毫無準備，現在又怎能一下子把心收冋來呢？更何況，有十分之 
一的人，鄉變成了資產階級右®^，又有十分之一的人，要_整理他們的材料和 
監督他們改造，這樣，一®班的氣氛就變得十分彎扭。在系裡，二月份在系辯論會上作 
反面發言的人以及麟在系黨支部召開的、幫助黨整風座談會上發言的人，都成了右派 
分子。使陳曉乾甚爲費解的是’獨靜宜主任並不是黨員，但向她提意見的人全都成了右 
派分子。因此，反右運動帶給眾的精神恐懼是異常深刻的，誰還敢毫無顴忌地發 
表議論呢？在運動中那灌父子之間、情侶之間、夫妻之間、摯友之間互相揭發的情形 • 
尤其使人痛定思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驟然一百八十度冷漠起來。在這觀氛中，教學 
變得死氣沉沉。不少有真才實學的教師變成了右派分子。按照上級的規定，政法、文學 
藝術和 I 歷史課派獅不能再上課了。艮晚不是右派分^的教師，反右的風# f 史他們 
猶有_，他們賴十分謹小慎微了。 

陳曉乾也無^已、向學，他終曰想到岑蕙之死。他自知岑蕙生前對他情深款款，他也跟姓 
情投意合，當然，讎她的感情始終沒有超越他和丹芷之間的感隋◊然而，這位紅 
己對自己的種種好處，她的爲人，她的被鬥，她的慘死，都給他留下畢生不可磨滅的印 
象。他給丹2寫了一封信，簡單地告訴她岑蕙之死和林/】嗜之被鬥，並向她表示，他決 
定聽從她的勸告，回到她的身邊。 

十月中旬，除右派分子外，全班學生都要作一 ® 思想 / j 嚇:檢查自己有沒有右派言論， 
瓶右鬥爭中縣立場堅定。 

在思想 / j 獅兩天，蘇厚永對陳:「祕算從哪幾方面檢■自现思想妮？」 
r 我對反右鬥爭是不太跡⑽’立場是中間派” 

「不久前，團支部對班上每個同學的情況作過分析，有人認爲，雄判胡雖運動中， 
你站在黃有爲一邊，並向高菲菲匯報。高菲菲同志爲此也要/乍檢討哩！另外又有人揭發 
你馱右派岑蕙、桐省等人來往密切。你要趟兩方面檢查将。_ 

「一定家昌_在胡風問題上粧黃有爲一邊， fT 識和岑蕙、林 / J 嘻關係密切 
的一」 

「誰說的你倒不要追究，」蘇厚永說，我們份屬老友，我才把內部消息拽露給你， 
讓 你有所準備，不要到時手足無措 C 至於^娜，你倒是冤枉了她，她倒是一直在保護 
你，爲你辯護。要鄉1，有不少人是極力主張批判你的。 

棘，陳嘯厚永 wq & w ，個方面作了一些檢査。 fflssij 他辨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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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働，他只說與她純粹是工讎係，而跟林 d 凑也只不過是一般的相識。何家昌和江 
—平自然感到很不滿意， ㈣ 乍了肯定議侖，他們才罷休。 


一 周後，學校黨委書記宋光輝向全校師生員工作了反右鬥爭的總結報告，其內容都是 
些眾所周知的事。他沒有提及全校右派分子的數字，但他透露，有五名來自港澳的右派 
肝學生*於暑置曰 m ® 港澳 • 棚的#餓他們進■席批判。陳曉乾繼 * 瓶 
名右派分子中，包括了李迎迎 < 宋書記還指出，包括岑蕙在內的八名右派分子自殺，是 
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的行爲。他宣佈把定爲右派分子的黨團員一鐦除出黨團繊。 
at ， 反: &* K *« a * - 

過了兩天，學校黨委又召開全校大會，動員繼續共產黨的整風。宋書唇,在反右獲 
得全面勝利的基礎上，黨內_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瞻地改 ， m 
地改，堅決地改。他號召黨外人士撒嫌助共產黨飄，形式燃驮鳴，姗、大辯 
論，大字報’然後是和風細雨，商量啓發。但是，陳曉乾十分懷疑1經過反右鬥爭，是 
否還有人敢大鳴大放，向黨組辭 a 黨員提意見？ 

聽完報告》 

於是他們來了北門的江畔。 

江邊一片寧靜。兩人坐下後，寇蓮娜看見煉曉乾一路上悶悶7樂，沉默不言，就開口 
說：「怎麼，生了我的氣了？」 

「你如今是個大紅人，前敢生你的氣！」他挣障地說。 

你因餅蕙自働事齡我的氣。」_心職，「麵天答應了你的要求 
以後，就打算著手把她 fn 集中隔離到學校反右專雜，這樣就不會受系裡一些人的折磨 3 
腿，岑蕙在我行動之瞳自殺了，我酿 _® i 尼？」 

聽見她這麼說，他的臉色慢 I 曼緩和下來。 

她繼續說:「上級再號召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這回，^每個人都要寫大字報。」 
「大家寫，我自然也會寫的。」 

「賺，驗寫動大霄馬？」她忽然問道。 

「寫，一定寫 。 」他不加思索地說。 

「寫我的麵？」她似视了一驚。 
r 寫你舰右 siw 不執欲的麟！」 
r 還挪？」 
r 還有 …… j 

「還有我弓 I 謝尔是不是？」 mrnrmm ^ 

他不禁爲之 he • = 沉默了 一會 * 他铺氣憤地說：「膨 

爲■歷蠢嗎？ 一® 紅共產黨員，誰餅 gfwft 補工杏 tbfg 之綱？ _ 

r ^ mmf ! j ■—繼意的笑意。「別你是陷麵麵！」 

「但是，我不寫你大原因，是我憐澗你，雖然我不能原請你當初嫁給你這個丈 
夫的動機！」 

「我贈你是同 。 」她高興得 mssw 出了 ■ ，並捉住 。 

他縮回他的手，嚴肅地說：「在你要我把我的心給你，作爲你不從肉體上折磨岑_ 
w 補餅以前，我除了麵尔之外，還有同倩綱心，『春厮泊黃昏霧，不勝_ 
息 * A ! J 又怎能不令人同_尼？腿，自那以後，我對你翻有憐匯沒有同情了！」 
■爲鞭？ J 

_ 因爲你不惜採用一^段，去達到你在政治上飛黃騰達的目的。我怎能同情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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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撇治上的抱負，你纖叫它膨 M 巴，但不碰不値得同慷巴？」 

他沒有正面答她， mm :「而 且，爲了你的私心，你也心艰手辣。你明知岑蕙和林 
捕是我的擎友，你就對她們特别荷刻，而且你每次要折磨她們時’ 一 定要我在場。你 
賴要在精神斤織，要我求你！」 

「你 別這樣說好不好？」她用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 你馬列主義倒背如流，但都是爲你所用，完全違背了它的精神！」 

_是的，勸馬列主用，但你所用！」搬輕馳回酬手。 

厂也 是爲麵用？ j 他不相信地反問 。 

r m ^ 你當鮮_ > 在你麟桐補馬歹往義的 sn * 
幫過你多大離。如果不®1樣，備跡了右了，有些和 wro 關係比你淺得 
多的人，都成了右謹！ J 
陳麟沒有做聲 3 

「還 有，岑蕙在自殺前，寫了一首詩和一封信，上款寫明是 r 留給最真摯的文友 J ， 
這 ° * -直秘密保 

存著 0 」 

「岑 蕙寫*信_?」娜 t 了 ■ 。「職！ 」 

「看 你！如果不是這場反右運動，你們一定會談戀愛的！」她搖了搖頭。 「不 過我沒 

/ - Ifli - _1_ 

「你 « 

「在適當的時機。」她詭譎地^ 了笑。 
r 你又想我付出代價？」 
r 你上次的債還未還哪 ！ j 
r 薦要歡 ® 樣？」 

「這 個，以後再說吧！」她賣了個關子， 「我 現在可以把前面四句詩隐給你聽，不過 
肴 一 ffl 餅 。 J 她一 人猶難。 

r ■是欠我第二賴 • 將來一」 
r 好，應。 

於是，她清清喉嚷，朗讀起*: 

扈辟芷兮， 

mmimm - 


集娜: 

岑蕙引用屈原 ( mm ) 中的四句詩以自喻，以表示自己無既忠於祖國的情操，這使陳 
曉乾非常感脈。 

* wmmrm - 「人縱銳岑蕙自賴爭、被凌 
辱*其實雖麵 - 當然她帥已纖*所以也可能有麵受凌_成份 * iS 3 EM^'M 
是 ais $« a 。 j 

「絕望？」他圈內心鋪痛，反問一^ 

「是 的，她被鬥爭以後，曾經寫信給她原來高中的老師發出了責難： 『你 們爲甚麼只 
教我要_、坦率，耐教我浦默？』她鞋在自殺前鶴信給毛拂，絕望地質 
問道：『您不是要我們不要怕向共產黨人提批詔1»馬？還叫我們「捨得一細 • mm 
帝拉下馬」！可是，賴膨_教導纖了，結剰尼？驗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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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 \ J 主了， 「委 實是心如* a 曰曰， 天真了！」 

r 不過，你也不沒有 w ? 處 c j 她告誡讎 。 
「其 實，政 m 觸雕無齣。常言道 ： f 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是，要麵，軍事是 
服從於政治的，要造就一 f @ 政治家，就不是旧骨枯』這麼簡單了。既然如此，你又何 
必; fcJiE * n 尼？」 

不管 她节麻說，他搶妖 芒牛。 

「勸你談話的目的？主 i 是要告訴綱可寫大雜:雛避_人都要寫出一定 
數量的大字報，如何寫就是個關鍵的問題了。記住，寫得越抽象越好，越瑣碎越好，千 
萬不要針對具體的人，也不要牽扯到政治上去。例如最好寫些食堂的早餐是否可以多樣 
化些？夏天午是否可以長一些？等等。」 

「麵你的關心。」他沒精打彩地說。「我有點頭痛，我想回去休息。」 

「是感冒了？ J 她用掌心、按了按他的前額，噢，真的有點發燒！我陪你回宿舍去 。 J 

(二） 

校園裡又出現了一輪大字報高潮，但比起大鳴大放期間和反擊右麵間，遜色得多了。 
今天文體活動時間，卜雲帶領班上的同學去看大字報，黃有爲、趙水生和申紀夏三人 
則在教室周圍除草。 

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都 I 些如何3«6具體工作的意見，而 
其中有許多是詞不達意、重重複複的。. •:. 

但是，有一{分大字報卻頗爲引人注目，題目是：〈學校戲劇社一中國的褰多菲倶樂 
部》，內文揭露該社的五個社長、副社長中，有四個成了右派分子。該大字報還指出：戲 
劇吊娜寅_戲，都 fife 用以醜疆會主義的毒箭，如《雷雨> 魏: f 幹部特權，《_圍》 
爲地携緲隸歌 * (■員之死> 宣揚資本主明轉 。 大？^1出 * 學雖 
劇社是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自由泛濫的場所。因此，大字_作者建議取 
締學纖劇社。锦幾份大字 IBt * 職周末交誼贿及聯歡活動，認鰱些活觀肖 
轉生的革織志 * 臟他們的靈魂《 

江一平走過來，皮笑肉不笑地對陳曉乾說：「喂，讓分大字報贿啓發 (4 吧？」 

陳曉乾知道江一平這話是針對他的，但讎在已成了反右英雄，他只忍氣吞聲，悄 
悄％* M 了。 

提起戲劇社,提起周未舞會，就使陳曉乾回想起難忘的'過去，難忘 W 人物 。 想起了「盛 
席華隱■」_句，他不禁鍾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 ■ :「不過，娜華筵的 
時間施促了！」 

他無巳再看那些千篇一律的大字報了，他匆匆地往馬尚坡的方向走去 。 時値深秋初冬 
的黃昏，坡上一派肅殺的景象：百花潟謝，樹葉飄零，原來如茵的草地一片枯槁。他曾 
和美貌可愛的寇蓮娜在此談過心。然而，想不到同是那個寇蓮娜，現在已經弓 I 不起他溫 
情脈_回憶了！聽動赶熙的» 

他忽然看見坡下有一個穿著一套褪了色的藍幹部服的女子，慢慢地向坡上走來。他 
想，她大槪是位身體不好的大姐來這裡散步吧。但當她走近時’他赫然發現她是唐尤麗！ 
平時上課和開會時，他已經注意到唐尤麗近來鬱,顏容憔悴了許多，似乎一兩 
個月的短暫時間，就奪去了她的全部青春氣息，而她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也再沒有那 
的想了’画兩片麵唇也不再那麽祖了 。 他同情她，但卻■無_力 。 
然而，讎在才麵，姿態也完全變了，數辱那的。他內心棚 
—陣震撼，甚麽力對辱那®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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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 j 他從樹叢中走了出來。 

「噢！嚇了我一:原來_稍著心口，猶有餘俘 o 
「你獨自」讎心地問。 

「5(^心。」她悶悶不樂 ■ o 「伽尼？」 

厂我也是 。 j 

r 醒你也聽？」 

「 see 沒硫？只是程奸同罷了！」 mmmmim ，「腑，雛你 w 尼！」 
他們在樹 irr 的 Hi 石長粟下後，唐尤麗說： 广 我倒不明白，你的愁怎麽會比我 
的愁更深呢？你好比是一隻可以自由綱的小鳥，我十分羨慕你！」 

他明白_^1含義，她是說：你若然不想呆在這裡，你隨時可以回香港，而我就決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問題上，表現出她比岑蕙和彬 j 者那樣的女子要遜色得多，雖然 
她綱朋獅。 

「我說得不對嗎？」她問道，一弄著她在胸前的辭子。在陳曉乾看來，她的辦子 
似有從前臟贼了。 

「腿，心靈_帳，_臟地方都是不謎_! j 

「讎心靈受_痛？」觀傾不棚白，「你看來 一Wii 意。_你……」 

「不！」■力振作起來。「不談我好不好？」 

厂臟，談麵尼？」 

r wmm * j ■ ，「麵忙思想 * 如果你不介 swe 。」 

她沉默了一會，然後說：「我注定是個苦命的人，自古說：紅顏多薄命。不由你不信！ 
r m ^ 在我 » 綱問 sss 治因素弓睡 * 是管你繊不 
紅顔！比如’岑蕙和寇蓮娜的命運就截然不同，雖然她們都是紅顏。 — 

她慢漫_了點頭。過了一會’她說：「噢，我明白了，原來你是想著岑蕙！」 

他默然同意。 

他沒有做聲。 

「赚，那敗咖尼？」 

「剛才不是說過，只談你的事嗎？ j 

「好，談完我的再談你的。」她說，「你說，像我這樣的人，父親和哥哥都成了右派 
分子，還有甚麼前途，可言呢？在舊社會，或者在眷港那樣的社會，即使我爸爸犯了彌天 
大罪，被處死了，他還是他，我還是我！可是現在的我，以後就連戀愛對象也難找了！ 
「不會這麼嚴重吧？」他不太同意她的說法。「以前追求你的四十多個人中，總有一 
些 AMtM 情■的吧？」 

「唉，別提了！」 » r 你麗己得歷史系爲那鍾视？」 
「記得。馬？」 

「哪裡！反右運動後，當他知道我爸爸和哥哥被劃爲右派分子後，他的病竟霍然痊 
癒，贼了反:積極他寫了一封，把文不値！他尙且 aitt ， 
何腿其 ffeA 呢？討兒做妻子’麵寸政治代價呢？」 

「\ j 

「親年 wiaji 的，柯會幹部，喪妻雜了 _人，但 
我不鼠意！ j , 

「現在都」言芯醉，」他安慰 ■ ， 「翻釣 MS 去以後’人們麵脑炎忘纖 
事的了，到時也許不存在你所說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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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忘？」她苦笑了一下 * 「齢和歷問題，可是轉地言， 
將瞧獅幡棚去！」 

她燃問道：「讓赠貧纖，你黯餓嗎？」 

「當 餘。 」 

「這我 ■ 。可惜你沒貧纖！」她有1»職，「我不讎，只怪命不好！」 

「如果橄說_餅了。」 

臓了一會，她忽髓：「如果臓意，你是我一把的。 
r 你要糙樣幫卿尼？」 

「我是絕對相信你不會落井下石的，腿，」她懇求地說，「我還是請求你答應我： 
嚴臟敬密！ J ' - ' 

「麟應。他毫不猶_點了麵。 

「我求你帶我到香港去！」 

「臓》@?」讎直不敢■自己的耳朵，「臓你要我_到香港去？」 

「■ °」她用肯定的□喔。 

「這……」他感到爲難起來’「我怎麼能隨便把你帶出去呢？」 

「廳麵才突然想猶主意，所以我黻有想比個可法來°」_。「自從 
我爸爸和哥哥成了右派分子以後，我曾想過，如果我能離開這個國家，該有多好！」 
r • na 翊外面難馬？」 

「我對不起我絲和賴！」她 me 忽然观了起來，「我在轰駐意情 
況下，寫了揭發他們的材料，而其中有一些材料並不那麽符合事實。但是，現在我已後 
fSMS 了！ 

她開^»續續職腿來， mm - 「我沒棚目翻他們，離開他™?_過 
些！」 

不贈娘可跡。 

過了 F 會，唐尤麗揩乾眼淚，問道：「你答應我的要求嗎？」 

「腿，用甚麼方法把你帶出规？」 

「這樣好不好？」她用_的口吻問道，「我們裝成談戀愛，到寒假時，你就說_ 
到香港探望你爸爸，這不就成了？」但她又抱歉地說：「不過，這就委屈你了 ！」 
r 但不能這麼突然騎！ j 
「娜時間雄促，可以删年髓 。 」。 

「我們明年暑假畢業，到時你可能是比賴得批准的》」 

「只好碰碰運氣了。」然後她用十分懇切的口吻說：「到了香港以後，我不會拖累你 
的。我有手有腳，可以自食其力。陳曉乾，如果你幫助我出去了，我願意付出任何你要 
求的代價報答你，雖然我知道你的爲人，你是施恩不望報的。」她的一雙大眼睛，變得 
有點媚起來，這是陳曉乾多時沒見到的。 

陳曉乾更覺得她楚楚可憐，一股強烈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一定設法幫助你。這 
麵大問題，我要回去周詳薪好考慮。 

(三） 

_乾自社粧 ffiSMSSfg ® 以後，麵了 H 0 顧。他曾幾粧_離提 
示她*要■岑蕙的遺*交給他*但每 ^ n 空 > 會通今灯午上 

完課，膽删北門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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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急忙應約而去。一坐下來，他就問： 「遺 書獅尼？」 

「那 麼，你麼？ 」 他挪不_問 c 

她仍然從容不迫 地說： 「我甚麼時豁應過一定要把岑蕙的遺書_交給你？我是約 
你賴心的 。 」 

「那聽 鉄陪了！」■了贼。 「但 你是答應過的。」 

厂你不想纖獅消息嗎？ j 漫不經心纖了 。 

聽了讎，了下來：「桐请怎樣？ j 

「唉！」寇蓮娜表現得十分難過， 「在 你的心目中’我真的還不如那些女右派嗎？」 
r 趟尔們叫綱 ! J 

「你 又說這_舌！ J 她用責備的口吻說，然後她繼續說： 「其 實，我有娜一樣比不上 
她們？論姿色， mmm ±^ 我 ty * 們磬馬？論聰慧 ， mtmmm ?論才情，我高 
獲 AV 百倍！」 

乾?^了 一聲 0 

「我知道你最不服我最後一，」她掠了掠被江風次亂了的髮簾 ，「因 爲，她們之 
所以吸弓 I 住你，綱織爲才情。」 

「不錯 。 」 

「但 是，甚麼叫才情呢？中國有一句名言：識時務者爲俊傑，綜觀古今中外，在人民 
群眾中素負盛名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政治家，而不是詩人、文學家。試問偉大文豪如 
莎士比亞、高爾基，在一般勞苦大眾中，有幾個人認識呢？但他們卻知道有劉邦、李世 
民、朱元璋、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情就是能洞悉歷史發展的趨勢。這場轟轟烈烈 
的反右鬥爭，就是考驗人們是否有才情的試金石。岑蕙和林 d 考逆歷史潮流而動，會 g 夠 
麵備才懺馬？」 

「我 跟她們是同-人，爲甚麼你又不把我打成右派 n 尼？-聽見她在眨低岑_ 
桐,，他氣憤贩問 c 

「你 比她們幸運除了膽小怕事之外，就是你生就了男兒身！」她燃非笑地說。 
「黃有爲也是男兒身呀！」 

「但是你英俊麵麗，溫文爾雅，博學廣識，具有惻隱之心。」 

「可 是，溫文爾雅，惻隱之心，是與你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呀！」 

「世 界上的事就是那麼奇怪，這也許就叫做矛盾的統一吧？不過，這是古而有之的， 
虞姬之於楚霸王，難道她也有『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品格嗎？不過，你不必擔心，我不 
會要你做犯法的事的 。 j 

這番話又把陳曉乾的心說軟了，他問道 ：「那 麽，請告訴我’你對 SfeJSS 有半點同惰 
' L ' O 尼？」 

「有半點，赚是有同情心 - 」 

_那麼，你爲甚麼老是在岑看的問題上折磨我呢？」 
r 那纖要坦白告訴你了：我首賴同餓自己，然後才同情你。在戀上， 
你在岑蕙、桐啳纖之間，偏向於選擇她們，雖然你也喜歡我。我折磨你是爲了同情 
我自己，你明白嗎？」 

「既然题樣，你同情•際上是不雜了。 

「怎康尼？」酬？®輕雌了拍働背部。 「我，至 
於岑蕙，你也知道，我還來不及照你的要求去做，她就自殺了。但我已把她有價値的遺 
物和遺稿都保存了下來，對於她的善後工作，我也出了很大的力。你可能還不知道，她 
爸爸也成了右派，當他知道雌一的愛女死了，他也自殺了。後來我親自把她的部分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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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葬在校園後面的 /J xlt 場上 。 」 

「真的？」他似乎不相信。 

「當然是真的。我還爲她立了一塊墓碑，由於避免嫌疑，我只寫上了她的英文名字， 
立碑人的名字觀著。」 

他更加難以置信 。 「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出於對你的同情。」停了停，她繼續說：「陳曉乾，有一點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岑 
蕙也好，林 / jN # 也好，她們跟我何怨何仇呢？我嫉妒過她們，但我知道，實際上你和我 
的關係一直比你和她們的關係密切得多，觀擁由要陷害她們。」 

陳曉乾沒有做聲。 

「關;^以落齡天女，是由於腿了一場政冶麯。 

想：如果我不來上大學，這個校園會有甚麽兩樣嗎？」 

鍾了搖頭。 

「是的，不會有兩樣的，相反，如_ 了另 一 ^人代替我的地位，說不定她們會遭受 
麵 ja 肉體折磨！而 itms 系■翻晰磨，觀_止嗎？ 一. 

「你說 w 都是事實，但是，你爲甚麼要乘人之危，去達到個人的目的呢？」 

「《紅樓夢）中的薛寶釵在柳絮辭中寫道： 1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j 。中國政治史 
上有許多例子表明，無數英雄豪傑，都是善於借助政治的風力，青雲直上的。政治風力 
是客觀存在的，我不借助它，別人也會借助它的，與其別人得益，不如我自己得益！這 
就叫脑產階級功利主義。」 

陳曉乾雖然並不同意並鄙視她的最後兩句話，但他不得不承認，她所説釣話並不題 
口雌黃。想了想，■:「政治西，我目_心釣，是彬』嘻的消息。」 
她看了看江面上浮起的暮色，現籠說：「本來我打算告訴你有關她被鬥爭以後的情 
況，當然是其中的一 gp 分，但你卻諸多糾纏，使我不得不向你解釋一大通，現在天色已 
晚，以後間談吧！」 

「甚 Wf 間？」 

「，我可能有空， ■ 雛好嗎？」 

陳曉乾本想不去，但事關林者的消息，他默然同意了 c 「請你一定把岑蕙的信_ 



他們一 ® a 了麟，鱗校4瞻回去》 

「是 了，我還有牛事要告訴你，今天晚上江一平進行入黨宣誓，學生黨支部決定邀 
請你參加 >」 

「江一平入黨了？」觀倒意外’ 「 fffeSS 有入圏呀！ J 

「經 贩右鬥爭，學校最近發展了一批黨員。 J 她解釋說，「按照規定，二十五歲以 
下尙未入團的人，必須先入了團才能入黨。但是，有十分突出人，則可以直接加 
入共產黨。學校黨鐵爲，江一平在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始前，_■身而出，刷 
出反齡励大雜’ ，所以賴 ftfes ^ siA 黨，」 

r 麵大報不題在_大雜後面_ ?」 

「是的。當時如果你《了名，你今天也可以入黨了。」她用惋惜的語氣說。 

厂我 並不羨慕他！ J 

「整風結束後，我們系的黨支部將改爲黨總支，到時高菲菲同志可能要調走。」 

rail ® 的意見 ， wmmmmmw * 認爲臟不太妥當，今後 
ssmxs 幹部進高#導工作。」 

聽到這個消息，他 l 裡更加煩悶，於是他說: 「我 不想參加今晚江一平的入随誓會” 

第153頁 



r 鹅爲俯 》 調你參 _ > 觀麵齡_政治_ ” 
r 你是獅割己，鵝怎人，你最雜3說老實話’微賴格參加。」 

「那就由你自己決定吧！ j 她也不太勉強他。 

在到食堂的路上，他們經^子幾個系的辦公室，陳曉乾都看到告示板上 I 占出大紅色的 
喜報，祝賀媒、入黨，贿一派減。 

甚 Kim 大球場時，陳^•到有十多名 i 級的右派分子，在暮色蒼茫中讎作除 
草勞動，其中有一1固身材苗條高挑的女子好像是桐嗜。陳曉乾不禁駐足下來。 

「走吧！」催促職， 

社*陳曉那一片紅働賀喜臟 • 徽鶴色中讎 a 
影，在働腦海中翻騰起伏’使他徹夜難眠 。 

然而，使他感宝便加艱勘，由纖曾經幫助寇蓮娜寫大字画立了功，也分得了 
，勝利果實：這學腿被選爲駐席！ 

㈣ 

陳嘯尤麗脫香港。林事情並不; fern * ,假裝與赚戀愛 ， mmm 
一起申請到香便成。問驅要過寇蓮翊那一關 = 

由於時間緊迫，陳曉乾決定星期天向寇蓮娜 ° 

星期天下午，他倆來到了蔡枝灣，來到了舊地。 

" 自社次我們到這，轉 ssxa 了兩年 > 鮮易逝，我留 ！」 mM 
怔® te * 著乾猶河床，嘆 ft 著，_李白:『浮生若夢，何』，有道理的。 
若能去盡塵世俗慮，終老_泉下，確劂有一番驗！」 

「可是，你俗慮太重，這自然秀麗的景色，只能引起你一感槪罷了！」陳曉乾一 
針馳 

然。 

「現 在你€以告識 一 制嘻的事了吧？ J 

「當然可以，但這是個很長的故事，我今天只會鋼個頭。」她一本正經職，「以後 
還會發展下去，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桐•是個相當倔強的女孩子，這點，你參加過鬥 
爭她的大會，自然會有親身體驗。打從一 M 始，不管有人把她吊飛機，要她跪碎石，拳 
打腳踢，從肉體上折磨她，她都矢口不認罪，認爲自己完全沒有錯。她曾經寫道：『我認 
爲我熱愛祖國之心是高 5^- 切的，沒有任何事物與之相比。我不能忍受當權挪各種 
難有的罪名強力纖！』看來，她因爲解不開思想捕■’而精神失常了！」 

「她 是不會精神失常的！」陳曉乾打了她的話’「我敢肯定，她不過是更！ J 麵自 
己的原則， KJ 廠望地維護她的原則罷了！ j 

「這是有可能的 ， mwxmmimm » 因此 jawf 磨得更厲害，甚至給她帶上了手 
銬 = 後來看見她在各種刑罰面 rr 越來越木然對待，大家慢慢地就認爲她真的是瘋了。可 
是，她能在三十多天的反劈中自理生活，在多次刑訊下從不低頭認罪，和人辯論時， 
仍然是那麼邏輯條理分明。對此我產生了懷疑：她真的是瘋了嗎？抑或是鐵 i ?現_ 
你提起，更大的可 t 堤：她在更 sn 絕望地維護她的原則。有時候， 一 個人過^執迷於自 
己的信念時，往往*會近乎精神錯 s 啲。她不斷寫詩去表達她的信念_點 。 _ 

「你有馬？」陳嘯的聲^ ee * ° 

「沒有，都始她系_人_ 了，旨示，把!^ 了 ， 在校園 

勞動。雖然她身體十分衰弱，但她勞十分認真，而且還能照顧一 e 勞動的老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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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半點精神不正常的樣子。她勞動的表現，在全校右派分子中是最好的。有一天，在 
北 P 奮近勞動小休時，她一反常態，沒有報告監督他們勞動的人，就撩自離開。這引起 
了一^慌亂，怕她自殺。監督的人發散人到處去找，後來找到了《你猜在甚麽地方？ J 
「■門 am 雜 1：!」 陳麟不- 
「你怎麽?」腻了一驚。 

「你叫我猜，8^了 • 」_聲音冗。 

厂唉，你的心畢竟還是和她的心相通的！」她嘆了一口氣。 

r mmmrnm f > ^ 

「人們#在 frawmi ： ，梂糧著，_乎_ 了另，精神 
世界。」 

他淚水奪眶而出。讎継 r 了頭。 

「以後，她被關進了,至今已有一 {0 星期。有關林 /」 n # 的故事，歸結起來，大略 
就是這些了。至於她被送到酱院以後的事，我知之不多，今後猫了解到，當會告知你。」 
陳曉乾由於卜分激動，久久講不出話來。 

1 你澈艮我嗎？」她剛。 

「觀有觀你！」他沉聲職，「不管怎灘，你到底 ass 了 awtt ， ass 要 
謝謝_ o 」 

「客氣話不必講了，只要你了解我約心，我就滿足了。」 

過了一矜’他 口 吃地說： 「我 有一{牛事要和你 商量： 唐尤麗向我示愛，我和她談戀愛 

㈣ 馬？ J 

聽了他的話，她突然抬起頭來，用十分驚異的眼光注視著他的面孔：「你和唐尤麗談 

m ? j 

他靦腆地低下了頭。 

「不可能，腿不可動事！」她大聲糧，「你撇！」 
r 不_ ?」 

「不錯，有触美，而沒有我國固敕化修赌 
就的那種內在美。你是絕對不會喜歡這 _ aw 。_ 
r 我真的是喜歡她 • 」 

「那 是爲甚麽？」她用貴備的語氣問，「爲了你自己？爲了她？爲了我？ j 
「我只是爲了她。」 • 

她沉思了 I 會，然後說 ：「哦， 我明白了！你想帶她到香港，是嗎？」 

舰了點頭。 

她又沉思了一會，最後若有所思地說 •• 「也好，反正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我也是這樣想，」聽了她這，他不禁又感觸起來，「我彷彿是一隻倦鳥，渴望 
回到我姑姑的身邊！你把岑蕙的信和來了嗎？ j 

r 沒有。不過我希望我最終能還給你，但我是有條件的” 

r mm ^? j 

「到時再_ ’ • j 醒淡賴 c 

回到城裡，由陳曉乾作東，他 ms 餐館吃了，就回校了。 

( 5 ) 

陳曉乾糖尤麗原碰_申_碰，触考賴時間齙广可驗弓 I 起懷獅雙 
唐尤麗不觀准，所以決定暫時按兵不動，兩人利用寒假好好「談戀愛」，以掩人耳目； 


第155頁 


同時，因只有 HS 學臓畢業了，陳曉乾也想'戰後才走。 

不過 ，»如锦密麵 * t 
覺曰情 o 

一天，陳曉乾，請你不要說我得寸進尺，我們到底會不會弄讎真？ 
你沒有半點賴？」 

「我希望你自始至終 sp 不要抱有任何這樣的念頭，」他慢慢地說。「我從認識你開始， 
就覺 w 尔 SHS 好賺，你 v [、 地善良，樂於助人，熱 1 馱方。可是我獲沒有緣分。」 

「但是，現在岑憲已死，林嘻又進了精神病院……」酬期望的眼光看著他。 

「是的，岑蕙和林 / J 看是我的摯友’但是我沒有跟她們中任何一《人談過戀愛。其實 

»是 mfe , bw 尔 m ■忍爲是敝朋友的那。」他從口袋 
裡掏出一封信來，「請看看_信，你自然就會明白。」 

麟： 

我知道，你目前思想上正處於徬&無告的境地。你突然失去了內心的潛愛情，一 
定會感到無#斤適從。幸而這種潛愛情尙未深入肺腑，而且，事實上你有一 f 分異常深 
厚的愛心，始終不偷地寄托在一 H 人的身上，這個人就是你最親愛的姑姑一我。 

我們自小一起長大，在你爸爸的關懷下，相依爲命。雖然我只長你三個月，但我 
從十歲開始，就當你是親弟弟看待；稍長，略懂人事，我則悄悄地 s 你當作是_ 
小丈夫》我對你關懷備至，__青，你是應該領略得出來的。然而，你太過老 
實了，雖然你對我的愛如此之深，曾表示不惜犧牲生命來保護我，並甚至曾表示： 
你不忍翻我将赚人。然而，—心概當作_«^! 

這次暑假我們回到香港，我曾向你表示：你不可能愛岑蕙，不可能愛林小春(當 

! ) » 你至多可以友；_終娜呂應該 
是和你長期共同生活過、透徹了解你的人。然而，你卻有點冥頑不靈，懵然不覺， 
至使你這次回■校，遭遇到蕙謝春悲之■’感情陷 a 了無邊悲憤之中！ 

曉乾，爲了你，我不能再躲 W 4 了，我得直截了當地 is 你：我不是你規生的 
姑姑，我是十五年前，你祖母在我被曰本鬼子飛機炸死的爹娘屍體旁邊救回家的養 
女！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曉乾，我熱切希望，—跑多年賴固在心粒愛，翊轉韻情 
侶之愛！ 

我不是_馬上额我 • 因爲漏韩，思想搬时搬。我們好織 
吧！ 

mmr^ 7m \ 

獅丹正 


唐尤麗一口氣看完這封信，十分感動 c 「原來還有一《這麼動人的故事在後面！」然 
後她抱歉地說：「爲了我的事，你竟在寒假也不回去處理這麼重要的事！」 

「我已經回信給她，向她表示：我決我們持續了十五年的姑侄之愛轉化爲愛情， 
至死不渝。我告訴她，爲了幫助一^同班女同學，這個寒假我不能回香港和她見面了。 
她一向十分通情達理，她已回信表示支持我幫助你。」 

「 aw 了！ j 她舊纖眺了_。 

「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_力地點了點頭。「將來到了香港，當牛做馬，也要報答你們的恩典！」 
她發誓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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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客 * is 了，現在我齡有 jaia 讎十鸸否會_ 
厂成功與否我都會永遠 I 己住你們的 o 」 


蘇厚永探望 ftwwj 




mmmLb 



曉乾去散步 


9 


「告訴你一好消息，我叔叔已同意我戀愛了 


蘇厚永興奮職 




總，現©^ 了反： & n 爭，政治 





他倒同意 M 3- 名貧過國民黨顧 


的女纖懸？」 

「我也不了甚 igffa ，民* es 竟然龙了脑，反齡 
励進攻。這件事給中央有關部 P 爾了，下令摘了他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並安排 
他在全國政協裡工作。他現在既然是國家的工作幹部了，我叔叔就不再堅持反對我跟他 
女贜戀愛了 • J 

{ mm %\ . 


HO 


「也就是說，你入黨的問題也快解決了。我多麼希望有多一雖你這樣的共產黨員。 

「 照道理是應該快解決了。」但他忽然麵地說： 「不 過，我不會當讎江一平那樣 


的共產黨員，也不會當像寇蓮娜那樣的共產黨員 。 J 
「那麼，你要當怎麼樣的共產黨員呢？」 

r 我現在已經 W 魏,做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任重而道遠的。我要當這樣的黨員： 
棚家和黨觥危急存亡之秋，麟而出，瀾！」 

陳曉乾似乎不大明白他這番話的含義。 

「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慢慢會明白我這番話的。」歇了歇，也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問 
道：「你真的和唐尤麗談戀愛？」 

「舰爲」 

「額。」漏肯獅口_« 

「你怎麵# this 樣的条 giwe ?」 

「表面上，你和她親熱得很，但是你疏忽了一點：你平日從沒有在我面前提到她，有 
時當我在你面麵到她時，你也完全沒有一®愛侶應有的那種反應。」 
r 我爲甚麽要和她談】 


你也完全沒有愛 m 綱 


mmm 


? am 有何好處？ 


「因爲你有一副菩薩心腸：你想幫助她^香港 * 」刪他智慧的眼睛他。「你忘 


記了你曾向你姑姑的拼射信 > 看問題要 


slOlO 


陳曉乾不妍__巳、_塵。 

「麟洞悉你心働人，除了我之外，恐怕還有 




如果寇蓮娜不阻止你們，你 


臟—定會颇 


o 


「我已向她透露過，她沒有表示反對 


不過，你還必需作好 


H 1 


思想準備，把工作做^十足。你走不了不要緊，將來 



時候都可以再申請，但唐尤麗就不同了，如果她走不了 • 她的命運將會變得更慘❹ 


「這 我明白 


陳曉魏了點頭。 「今 後還請多多指點，酬底也是你的同學啊！ 


一定，我當盡力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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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愛恨交纏 

(一九五八年四月——九五八年八月） 

㈠ 

共產黨整風已進入整改階段，校黨委和各系、各部門的黨組織，根據群眾所提出的合 

* edtx 作。麟了工作， ^ 但事實肝然， 
學働，工娜難 ©3^ 應冗沉。 

教師們在教學中都十分謹小慎微，學生也不那麼刻苦用功了 。 尤其中央提出加強學校 
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後，政治學習加強了。在反右運動前，隔周有兩個政治學習， 
每逢周末和節曰前一天的下午，用一節課打掃教室和周圍環境，現在改爲每周一至兩個 
下午政治學習，每周勞動一個下午。戲劇社、交誼舞會、歌詠隊等等當然是取締了，學 
術活動、學術報告會也沒有了，連學校的校刊也_了 >不再有人提倡爭取優異的學習 
成績了，事實上，自反右以來，已經有兩個學期沒有考試了。學年論文、讀書報告、畢 
業論文、畢業設計等等，都一股腦兒被取消了。全優可以優先選擇工作的制度自然不存 
在了，實際上也從來沒有實行過。有些學生上課完畢，感到無所事事，於是開始打臓 
克來，或三五成群，高談闊論，以消麟間 。 

就在此時，棚中央的腕，舉行紅專大_。辯論的題目都是在鳴麵間出現過的 
那些十分敏感的問題：「外行能不能領導內行？ j 、「參力應力勞動是不是知識分子 
必由之路？」、「在社會主義制复7 ,白專道路行得通嗎？」、「知識分子有知識，還是工 

纖？」、「紅_是漏祖撇，^5相排斥的？」等等。 

紅專大辯論主要是在系一級進 fih 辯論一 (8 題目時，打 OT 6 的界限，由三五人組成 
一派> 來發胃。起初只有涵的一派 * 所以_搞不起來 * 歷有些黨 

員和積極分子組織了不同意_派8(]，以便把辯論搞起來。例如，在辯論「參加體力勞 
動是不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時，這一派的觀點是：不是必由之路。他們舉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舉例任職絕密工作的幹部。但又認爲，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參加生 
m 勞動* 思柯缺她手段之一。贿 > 兩派纖 

點逐步接近，而最後基本上取得統一 w 意見，就算一^問題_完畢。 

紅專大不多每天下午都舉行，由系學生黨支§130團總支聯合主持。也貼出了許 
錶示自己觀_大報。表面看灘，其實發言內额大夠多洞雛， 

的，1學■不怎麟已參加° 

但是，隨著大辯論的深入，大字報逐漸集中在某幾個顯爲是白專人物的身上 > 這時， 
陳曉乾才明白，原來紅專大 b 是有目的的。在陳曉乾的班裡，倒沒有白專的典型人物。 

在教師中，紅專辯論後來導致了批判白專道路。留美西方戲劇專家李義信教授是外文 
系走白專道路的典型。陳曉乾曾選修過李義信方戲劇理論課，感覺此人只知沉 
迷於他的專業，對當前的政治極少關心，思想往往落後於形勢，因此在平時經常誤用政 
治詞彙 。 在右廠汗大鳴* sot 曰1 ， immwmmmm * 反而沒事。_魏判 
白專道路，他吃了不少苦頭，有上千份大準他，簡直把他當作漏網的右派分子， 
但是，由於反右運動早已結束，按照中央 6®^ ，在批 w 白專道路中不劃右派，所以他 
的問題不作右派處理。後來系黨支部給他 w 了個隆重的「》^#」，由各教硏室和各班 
學生在大會上給他送大字報，他逐一接過大？^ ’說了一番感謝黨組織關懷和同事、學 

^ 舉©&手， w ? —中國共《«萬歲！」的口號， m 就算完臟束了。 

紅專大辯論剛結束，上吸又布置另一:向共產黨交心運動，內容是用口頭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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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方式，向黨組織談自己對歷次政治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看法，也可以互相揭 
發。系黨支部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在向黨交心中所提出的一切思想觀點，包括互相揭發 
的材料， 一 律不予追究，不扣_子，不 g ，不入個人的人事檔案。由於反應不大熱烈， 
經過多次動員和保證，最後各班設立了向黨交心箱，每個人都要在規定的日期內書面交 
心。陳曉乾寫了一些雞毛蒜皮的意見。據他了解，其他學生的情況差不多也是這樣。不 
過，據說教職工中有個別人借向黨交心之機，向黨進攻。但既然預先說過不追究，所以 
這些人的名字沒有被公開，也沒有受到批判 • 纖曉乾猜想，在這些人的檔案上，一定 
鐘 Lh-Wgo 

向黨交心結束後不久的一天晚上，卜雲來到男生宿舍，把班上的同學，三名右派分子 
除外，召集到宿舍旁邊的操場上，說行右派分子定案複查時，生的問 
題麵榷_地 * ^ 

由於這件事太突然’大家沒有立刻表態《過了一會，江一平說：「趙水生雖然有不少 
右派言論，但尖端的卻不多 * 況且他是個歸橋學生，可以從輕發落，不必劃爲右派分子， 
劃爲中右就可以了。」 

江一平現在是黨員了，他的發言當然具有份量，所以何家昌立 w 附和，其他人也臟 
有反對意見，就算是全班的意見了。陳曉乾猜想，江一平一定是知道省委傾向於否定趙 
水生細點才避大方做讎頁水人励 • 

過了兩天，卜雲在晚自修前又把全班同學召集起來，正弍宣佈：經過複查，趙水生不 
定爲右派分子，以後不必定期匯報思想，也不用和右派分勞動。 

趙水生回到宿舍，倒在宋上，閉上雙眼，一動不動地長長吁了一口氣，過了很久，他 
突然大聲叫了起來：我不是右派！我不是右派明！」 

房間的同學都爲之一驚，以爲他樂極而瘋。 

「你怎麼啦？」陳曉乾剛好在他的旁邊，便問道。 

「沒甚麼 。 」 趙水生坐了起來，滿面淚水，「我只是感到全身的肌肉都鬆弛下來了！ 
這種感受’這種心情，只有規身經歷的人才能缠驗得 * 來！」 

「你應該感臟救和關懷！」江一平用教_口_趙水讎 。 自從他 
入黨以後，刪口閉口都說我們黨$哬、如何，似乎他就®黨的化身。 

「你酵滅了右 \ , 江一過 
身來，對黃有爲說，然後又對大家說：「右派分子，因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所 
以是一種敵對力量，但是，現_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樣對待，其基本 
黯 • 賴不取消他們的選雑，轉酬_ >以利刪■們 * 讎們 
改正以後，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歸到人民的隊伍。黃有爲他還有選舉權’表現得 
好還可以把右派分子的喟子摘掉，回到人民隊伍來！」 

陳曉乾想:「這番話是毛主席講的，你江一平三番四次叨吃著，似乎是你定出的_!」 

(二） 

到四月底 * 黨內整風全部結束。五月五曰至二十三曰，召開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 
議，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正式制定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 
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要求全國人民破除迷信，明年鋼產 
量要翻一^百萬噸，一九 7*^ 達 一 T 七百萬噸，爭年縫到四千萬噸，七年 
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 

在報章雜誌上和輿論上赘在工^等各條，的確出現了一派 a 轟烈烈的氣氛- 
然而，學校的教學工作卻再也提不起勁來了。既然不再強調提高教學質量’而鑽硏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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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被說成是走白專道路的危險，誰還敢去認真教學和學習呢？麟，上級又提出除匹 
害，消滅老鼠、麻雀，蒼，學校銳 E 精力轉向這項工作上。 

五月開始，爲了 E 合農《糧食作物收成，學校大張 M 地開展消滅老鼠和麻雀的群眾 
運動，學校廣播站天无廣播各系、各部 M 除四害成績的戰報，而各系、各部 H 都有專門 
的黑板報，表揚在除四害中的好人好事，統計各班減鼠、滅麻雀的數字。下課後就無所 
賴學生，對鹏玩意馳十通衷，所以麵有^»細_氣氛。 
黃有爲和申£夏在馬崗坡後面的田邊捕獲了兩窩莊鼠，共三十二隻，一^#動了全 
班舱系。 

但是，何家昌卻不給予登記數字。後來四害領導組長江一平妇£1 了，找何 
家昌來社:評 —® :「爲甚麼不登記黃有爲和申紀夏的捕鼠數字？他們是我們^學生，他 
繼励龄當纖是我 raw ，」 

「一 隻小鼠才幾克重，三十二隻加起來也頂不過一隻大田鼠、何家昌爭辯說。 

「你 這是甚麼邏緝？」江一$火光起來， 「上 級號召我們滅鼠，只要隻數，並不要斤 
數！這三十二隻小鼠，再過一兩個月，就會變成三十二隻大田鼠，這又怎能和現在的一 
隻大田鼠相比_ ?」 

何家昌仍然不大願意，說道:「他們是右派分？，要表揚他們，__得起這個貴任？」 
r 誰_表_們？ ，他 ma 三十二《^8^，應記助鑛上， 

要知道，加上他|門的三十二隻，我們班就是全校冠軍了！」他以黨員的架勢命令：「不必 
多說，登記下來！」 

何家昌才不敢再哼聲。 

陳曉乾和蘇厚永也積極參加除四害活動。他們每天利用文體活觀時間(其實，自去年大 
鳴大放開始到現在，文體活動時間已經不存在了），到學校周圍的田野去捕鼠，也曾捕獲 
過兩三隻田鼠。他們又在學校建築物的屋簷間掏麻雀蛋，但毫無收獲。 

事實上，學咬有幾千個學生，個讎手，哪有那麼多老鼠可 g !而麻麵十分精靈， 
不易打得，牠們繼續嫌園裡飛來飛去。 

一天 * 陳曉紇麵厚永到市上買回兩支舊 * 於譏_使用鐵砂 * 打出去就 
像是撤出一張網，所以只要見到麻雀，不必十分瞄準，也能把牠打下來。因此，只三四 
天晴心他 AWTF 7 二十多■雀*亦爲全校趨《 

由於班上除四害的成績優異，受到了學校除四害辦公室的多次表揚。江一平作爲班上 
除四害領導組長*面上增添了不少光彩。 

腿，其他系、馳不甘■’齡自想力爭上游。 一 天特，陳曉■然被 
一陣密鑼聲驚醒，他起來走出宿舍，看見十多名學生拿著電筒，親敲打著銅箱。原來是 
化學系一男 I ?學佈下了羅網陣，正用敲鍵聲把屋蒼上棲息的麻雀趕入網中。 

蘇厚永在除四害高潮中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次，寇蓮涨再^叫陳曉乾參永的入黨宣誓會。 

「我還有必要*#刪馬？」瞧慰心他心想：我贼回香港了，51?®有 © S 用處？ 
「我認鋪錄’」，「你一，你一天都夥。」 

不是團員是不參力麵員入* r 宣誓餉 - 」 

「 這並不是絕對的規定， 正如 江一平 不是團員而可以直接入黨 一樣， 甚 麽東西 都可以 
有例外的嘛！上次江一平入黨宣»會，不也過你參加 i 瑪？」地神秘地笑 了笑 〆 無論 
如何售這對 你去或好處！ j 
陳曉乾領會她的 意思，也就 k 意了。 

* 參满人有全系的黨員戰，各删入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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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 以及少賊 

宣誓儀式簡短而莊嚴。先唱《國際歌〉，跟著，蘇厚永面對黨旗，舉起右手，由寇蓮 
娜監誓，她隐一句箱司，蘇厚永跟讀一:「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_黨的網領’遵 
守細雜，員義務，執行励赖，齡勤紀律，保守黨的秘密，龍忠誠， 
積極工作，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爲黨和 AS 犧牲一^，永不叛黨。」 

散會後，陳曉乾在門口等蘇厚永出來，向他握手辦！椒賀。蘇厚永表示感謝。 

他們兩人一起走回宿舍。「你入了黨，這是你 I 玫治生命的轉折，我希望你從今以後， 
一議頃，麵口意！」 

「我十分清楚，我入黨以後，祖國和人民寄予我多大的期望。一(@有志氣爲國爲励 

革命者，他不可能單獨作戰，他要依靠一定的政治力量，我認爲，中國共產黨是一 fa 強 

大的政黨，股龐大的政治力量，我應該加入，以造福於人民。」 

是 o 

「學期很快就結束了，我們畕業班將於六月底開始畢業學習，爲期 一 ffl 月，比往年長 

你作好思想準備了嗎？」_永離0 

他明白他所講 W 「思想準備 J 的意思，所以他答道：「還未全面考慮。不過，就我方 
ffiffii 言 > 並不°」 

「這妍一定，」蘇厚永 iSBIS ,「你還要準備應付!」 

蘇厚永是個絕頂®明的人，雖然他從來沒有在陳曉乾面前講過寇蓮娜甚麼’但是，他 
親然讎的思想編得一清二楚 * 對於漏陳廟■不宣的* 

陳曉乾表示，他會開始認真考慮 — 3問題。 

(三） 

畢業學習包括三個階段：第 一 f @ 階段是學習有關改'冶麵，堅決服從黨和國家分配工 
作的文件，其中穿插到外面去參觀工 J 蔽和農村，爲期兩周：第二階段爲畢業鑑定，先由 
同學寫出在校四年來的思想認識和思想進步、不足之處和今後的努力方向，然後由全班 
同學提意見，並根據這些意見修改自我鑑定，時間爲一周左右；第三階段爲小組鑑定， 
所謂 / j 趨，是由團支部書記卜雲、班長蘇厚永和班主席陳曉乾組成，審査每一(立同學交 
來的鑑定，如同意他們的鑑定，由他們三人簽名，寫上「同意」，若有某些地方不同意， 
則寫「不同意」某一點，意見，爲期約一周。 

在第一 pg 段， g 陣習文件階段’重點是服從工作分配，今年的畢業分配，由於在反右 
鬥爭之後，有三大改革：一，實行知識分子低工資制，大學畢業生的工資由原來的二十 
三級降至二十四級：二，不服從國家分配的畢業生，國家以後永遠不再給予分配工作， 
同時，其戶口要遷往被分配地區，不能遷回原居住的城市或原就讀學校：三，右派分子 

高等學校。 

卜雲解釋爲甚麼右派分子一律被分配到高等學校，而不分配到別的地方，例如艱苦的 
地方呢？因爲高等學校了解他們的情況，便於監督和改造他們。 

到了第二 m 段，陳曉乾花了不少心思去寫他的自 M 定。他想，如果把自己寫得太好， 
必然會弓 I 起江一平、彳可家昌的不滿，但如果寫得太落後，自己由請和害尤麗到香港的事 
可會嗆受到影響 ， 後來他決定分爲兩個階段來寫，以反右爲分界錢，在此之前，他 
在政治上糊裡糊塗，對政治漠不關心，只顧®■書：到了第二階段，在寇蓮娜的幫助 
啓發下，他積極參加了反右鬥爭。今後努力方向時，他含糊其詞。 

陳曉乾在 sth 宣讀他的自我鑑定以後，寇蓮娜首先發言，高度評價他四年來在黨團組 
纖訂的思想游' 購別麵也齡 ㈣ 一® S 駐派的大字额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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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發■蘇厚 + ，_乾自歓學始，要求毅 * 減黨團臟 ! 
努力學習馬列主義，自覺地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在第一階段只顧 
埋頭讀書，不關心政治，他希望他在齡自己赖 e 定時，充分肯定這個階段的成績。 

由於有寇蓮娜 m 厚永 ms ，江一平和何家昌就沒有挑爭臟乾的自嫌定，更不 
用說其他同學了，醜，他頓利地通過了這一關 。 

輪 g 黃有爲和申紀夏作自 m 定時，陳曉乾最初以爲，由於他們是死老虎，人們敢於 
向他 m 意見，但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們兩人的鑑定最爲順利通過。他們的自我鑑定 
雖然較長，但內容從頭?!1尾都是自我批判 e 因爲提到的都是在大鳴大放中所犯的錯誤， 
大家^了，所以沒有人提出甚麽意見就通過了。 

時間花得最長的倒是唐尤麗和張妙婦。江一平和何家昌似乎結成了聯盟，共同對付她 
們。/也們對唐尤麗提出了大量有關她私生活的事， s ?、 爲她的思想意識不夠健康，愛慕虛 
榮，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 SVA 6 勺痛苦之上。他們還特別強調指出她立場不穩，沒有_ 
地揭發她爸爸和哥贿行 《 對他證蘭應冗沉，不像 ht _ 員， 
而且好高騖遠，成績低下，但 sc 自視甚高，盲目自大。據陳曉乾听知，江一平入黨後， 
曾找張妙婦攤牌，要她給他一 f 固最後答覆，願不願和他相好，但張妙哺斷然拒絕了。不 
久，江一平和二年級的女團支部書記了關係，就開始對張妙婦諸多挑剔，進行報復 • 

散會後，唐尤麗哭著來找陳曉乾 。 陳曉乾更覺得應該幫助她。現在，除了他關心之 
外，其他人是不大酿她了。 HS 活活潑,變成今天常以淚水洗面，實在可悲 • 
餅鼓綱》要綱 * 

陳曉乾自從上次和寇蓮^撾荔技灣以後，曾約過她單獨談話，主要是想要回岑蕙的 
詩信和向她打聽休 j 寿的情況。寇蓮娜由於急於去開會，所以只簡單地告訴他，林 
已出了院，已返校參加畢業學習。 

今天* 但個空 _間也要 m 

會。她非常抱歉 地說： 「分配方案公佈後，我可能就有空了，到時我猶好好談談吧！ _ 

产腿，你曾答應黻，在適當的時機，你會把岑蕙的遺書和詩稿還給我，你到底甚 
麵財纖？」 

「總之，在你回香港之前。 

「現 在畢業■也了。」 

「你不用焦急_!」她不滿地說。歇了歇，她柔和地說：「鑑^在離開你回去香港 
的時間無多，我本想早曰帶你到岑蕙的墳場去，算是向你交待了一 r 牛事，但是我的確一 
直沒有空，現在我就^你一*地圖，你自己觀去找吧。」說著她從書包裡拿出一張摺 
好7紐來 * 然織她贼了 。 

陳賴 arr 开 1地圖，看見上面畫著校園後靣的一^( : 潞，通往一®雜草叢生的地方，橫 
—鹏社，有 一« 频場。_線起，他_厚永有一次■频_墳場 • 
那是一®由茂密的灌木叢圍繞的場，裡面有幾^«墓，有些在墓碑上還鎌上瓷像， 
多腿解放前歷年離，而沒链，因此他們的 
麵大們的同事碰 。 

_傭，這是岑蕙能夠得到的最好的歸宿了！」陳曉乾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本想立 
匆讎去，天色现 ， 他去好好掃祭她一番。 

(四） 

畢業分配是同學 ni > 情最爲緊張^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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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方案公佈前一天，蘇厚永鎇 M 悉具體內容並告知了陳曉乾：計本市有五個工作 
崗位，其中包括留校三名，北京有五個崗位，外省有兩個崗位。黃有爲和申紀夏不包括 
在這十二個工作崗位之內。 



「怎麽沒有呢？」蘇厚永說，「你還應該準備有關方面不批准你回香港，或不批准唐 
尤麗去香港。 

「我饿個 Aft 沒有問題的。據我咖，從來沒有 HS 麟鞋不觀准回家度假 
的’包括在反右期間。至於唐尤麗，我在畢業學習之前，就爲她向系黨支部^了申請 
書，說明我父親很想見見她，爾有我父親的親筆信。」 

「你要作好思想進備，萬一麟有改變，不批准畢業生回去，或者不批准學業優秀的 
畢業生回去呢？或者因爲唐尤麗的父親和哥哥是右派分子，她不獲批准呢？因此，我建 
議你還是和唐尤麗好好商量一下，認真選痛些工作崗位 。 

厂你說得倒也是 • j 

陳曉乾和唐尤麗商量的結果是：陳鹽漢 一 m 志願是留校當助教，第二個志願是本市 
的外貿單位，第三個志願也是本市的外貿單位;唐尤麗的第一 fi 志願是本市的外貿單位， 
第二個志願也是本市的外貿單位，第三個志願是留校當助教。留校當助教需要政治條件 
好，或學業成績特別優秀，因此’唐尤麗肯定是不夠格的’她把留校當雌作爲第三個 
志願》只驗示想留罷了》 

「如果只批准你，醉批准我到香港，我該怎纖尼？」唐尤■心忡眺問 。 

「那也沒有甚麼辦法，只能見步走步，」陳曉乾說， 「一 年半載後’你可再試試申請。」 
r 如果我們觀觀？」 

「也只好再等一段時間才作決定了。」 

「觀怕 irr 去會影響你，要蝻，我們離亂虛,_!」 

「現在已經是騎在竟背上了，而且勸確是真心鼠意幫肋你，我不會有甚麼怨言的。 
我們只好眶運氣了《」他又安慰她：「不過’你也不必太過顴慮，不批准也沒甚麼，就 
當餓們當初沒有策劃'厕賴子: r »」 

等到公佈分配方案那天，剛上任代替高菲菲的系黨總支書記來到班上，在黑板 
上寫出了十二個工作崗位的名稱和工作性質。他吩咐：每人可以塡寫五個志願，要當天 
上午在教室鶴好。 

陳曉乾和唐尤麗因已有準備，所以很快就塡好了志願書。他們一&走了出來。 

「我們的學生時代，現在結束了！」陳曉乾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是的，棘了！」 

「你有空嗎？」他問她。 

「有。你要我幫你做些甚麼呢？」 

_我想你纖 一 ffi 去龍岑蕙的墳墓。」 

「好，猶尔去！」 

陳曉乾依照寇蓮娜的地圖，很容易就找 ill 了岑蕙的墳墓《 

那墳墓當然是十分簡陋的，墓碑是闊形的，上面用英文字母寫著「岑蕙 （1937-1957 )」， 
而立碑人的名字還留空著。 

陳曉乾凝騎岑蕙孤伶伶而又淒涼的墳墓，一陣哀愁湧上心頭:岑蕙啊,你天生麗質, 
冰雪聰明，何期雙十年華，就慘離人世！這是時代的，抑或是你的命運使然？想 ill 
她生前綠約的風姿，智慧的談吐，想纖一片爲國爲民的丹心，想 PJ 她被鬥爭時的慘狀， 
想纖自酬形象，他不淚下。 

他從褲袋裡拿出 一^ m ® 來，打開了，原來是一把 / j 纖和一把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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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這些東西來幹甚麽？」唐尤麗問。 

r 你沒有看見她的墓碑上缺少了立碑人的名字瑪？觀在1：面刻上我的名字 。 」 

「你真是# If !」唐: ttS 說，該是世界±*幸網人了。」 

鱗下彎骤 * 開雛翻上一鑿 一 S 棚心_働英文名字- MTH 0 字母 
之後，他忽然抬起了頭，對唐尤麗說：「你可否在—束花來？ 一 

半個鐘頭後，唐尤麗手上拿著一束薑花，珊跚地返回 • 這時，陳好刻完字。 
「你 ? ws 弄回雖類的薹花？」他一 ， -xmim * 

花，糠 湖 。」 

他把那束薹花恭恭敬敬地前的泥,然後自言自語地說：「岑蕙，你吩咐我 
做的事，—天會励，敝息吧！ samsassftm 尔身邊！」 

哀。岑蕙生前友。_著岑蘇 
涼的墳墓，不麵齡世 。 騰然聲音， mi — 副對聯 •• 

-ff sr± » mmmMi 

三尺青碑，■憑弔！ 

她忍不{携面而泣。「回去吧！」他拉了拉她的手。 

「岑蕙，請你們 一® mi 利。」唐; ca 織淚水，一職，一邊向岑納墳墓深 
深鞠了一躬 0 


㈤ 


吃過午飯，陳曉乾對唐尤麗說：「明天將宣佈分配方案，我們大槪後天就可以得到往 
香港的通簡。你珍今天下午糊兔 hJK 假，回家收拾雌去。」 

唐尤麗走後，陳曉乾獨個兒走到北門胸 : r 邊草地上。 

* 雖然竊陽高掛，但下’纖 
是涼風爾颼。景物依然，而人事全非！陳 i 轉 m 然地坐在草地上，思潮起伏，浮想聯翩。 

去了，一俩一横過去了，太陽已經西斜，他仍然在等一 fa 沒有預約 

暮色釀離 * 江面上一片觸 • 


真的不能夠見最後一面？不，他相信她一定會來’雖然他毫無根據 
懸搜完全麟大地。周圍 E * 麵。他不禁: 


9 



月亮冉冉上升，江面頓時一派光亮，岸上樹影婆婆。 

»碰 to 最 a - 親面？ 

他 L 、 情沉*触£了起來，舉起了腳步。不，她會來的！他又坐了下來。 



忽然動現 


o 


「林小#!」他81喜交集* 

「_乾！」讎_聲音。 

「終麟到你來！」他驟賴韻織發働手。 


林 / J 着穿牛潔白的襯衣，深藍色的西裝長褲，如釣舉止和往常一樣斯文，容 
貌和往常一樣清秀，儀態和往常一樣文靜。然而，在月色下，他發覺她的眼神有點異樣： 
她的關青沒有從前那麼靈活了，但卻仍然有一種十分堅定的神色。 

他似摊千言萬語 * » 


「真麟你了！」他_輙，聲音。 

「你 還關心截這個大右派嗎？」酬壓抑的聲音說。 

「你別 j 下來。「我 msng 萬古長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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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輕輕嘆了一口氣説：「所有的人，包括我的親戚，都把我當作是臭狗屎，我可是斷 
了六親啊！」她幽幽地看向江面， 「這 是古今中外未曾有過的！這種精神上的折磨，這種 
迫使你一輩子孤立於生活，比起凌遲處死更難令人忍受！」她建轉過險來，「我 
萬萬想不到，到底世間上還有你一人關心我！」她捉住他的手，情不自禁地哭起來。 

「別難過！」他輕輕地撫摸著她的手背 ，「其 實，同情你的人又何止我一® I 尼？據我 
_，我 m ,至少有三分之 一 w 人同情你。不過，由於因，不敢表示罷了 。 j 

， SSS 了安慰我？ J 

「是 真話 e 因此，你一 信心，千斟轉岑蕙，自尋舰 e f 

「自尋短見？不，我不會的，絕對不會的！」她堅定地說，她的眼神更加像一把鋒 W 
的匕首。 「我已 經決定用我的生命，去換取祖國光輝燦爛的未來！」 

看來，她對自念邏發雖了 《 

「再 過幾天 • 我就要回香港了，所以我特地來這裡等你，等了大半天，如今終於見到 
你，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哪！」 

來了？ 」 

「是 的。腦帶唐； CS — 魅 。 」 

「你不會跟她談 ㈣ 巴？」酬聲麵。 

「不. 我是同情她才答應帶她出去的。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成了右派 ^ 。」 

姬观不語。 
r 你不贊成我這樣侧馬？」 

「有 志氣的青年，是不應該逃避對祖國所肩負的責任的！」但她又嘆了一口氣，「當 
然’也不能說，離開了祖國就不能爲國家有所作爲。請你好自爲之。 

「我仍然會抱著我的愛國初衷做人的 ， 」 他說 。「同 時，我會通過各種渠道關心弥 。 j 
「海 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只要心靈相 a ，艮酿各處一方，也是能夠感受到對方的 
深情厚意的！」她的聲音又低沉了下來。 

「我有 一 ft * 求你，」他燃轉了 _:「請你在方齡觸岑働墳墓 。 」 
r 岑蕙的墳墓？ J 她感臟意外。 

「是的。她的墳墓是在校園後面的那個 / JnW 場裡。你到那裡就可以找到，是一座新的 
土墓，墓碑上用英文字母刻著她的名字，生死年份，以及我這個立碑人的英文名字。」 
「你真是個重舊情的人哪！ 」 她又捉住他的手，十分激動地說， 「像 你這樣的人，在 
中國是萬中無一了！」 

陳曉乾鼻子不禁一 K • 

「將來我死了以後，你也#@葬我，立酬馬 ？」 mmsmmwxm - 
r 不要蹦樣^ w !」 

「我一定要你回答！」她用««^口_。—次__這種口 ^ isi § • 

「我答應，萬先我而死，我一定會回來埋葬你，爲你立墓碑 。 J 
聽了他這麼說，她才第一次面露笑容，笑得那麼幸福，連他也礙悻福起來。 

(六） 

颁方案雜了。隨乾、人留校當_ ， 唐：柿外貿 
部 n ， 另外分配到本市外貿部 pto 有曹柏年。卜雲、江一平、何家昌、張妙婦和岑常超 
分配到棘，而謝振賢和趙水■份配到外省的高等學校當助教。 

最後分配方案公佈的第二天，陳曉乾和唐尤麗獲通知到系辦公室領取通行證。這時， 
他們的心才真正踏實下來 。 寇蓮娜問陳曉乾甚麼時候離校，陳曉乾告訴她 • 他們乘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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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询物火車_ *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寇蓮娜通知陳曉乾，叫他吃完晚飯在學校 H 前的公共汽車站等 
她，她有事找他。 

麵想她可能麵社館子。其實，他,要她麵岑勤遺書_稿 。 
吃鏘飯 * ^^©1學罰_公共 • 看裡報他7 « 

右麵 * 人 十分樸素 

起來*女孩子難、穿花衣裳 b ®_ 。^«»作献_員，自然是要帶頭樸素的， 
不過，她總能出心裁地在自己身上添些小玩意，如朵白玉蘭花，或在襟 
前用絲線繡一朵 — 隻小鳥之類，使自己保持女性的特色。今晚，她穿著一 f 牛十分 
稱身的白綢襯衣，黑色絲裙，半高跟皮鞋，頭髮搭上一些髮油，光亮可鑑，她的一雙杏 
眼特別明亮，似乎老在微笑。 

「你醫我到哪裡去？」瞧乾一邊打量她， 一 邊問。 

「請放心，我不會拐走你的 。 」 她笑嘻嘻地說。「你明天就要走了，我要給你些臨別 
贈言《我明天也要到上海去。」說著，公共汽車已到，兩人就一起上了車。 

她把他帶到全市第一流的東亞大酒店的餐廳，找了一 fg 卡位，兩人面對面坐了下來 • 
_ _岑蕙遺書全都■了？ - 議乾一開口_。 

「都帶來了，都賴裡。 」 她輕輕地拍了钱。 

「請吧！ j 

「?##«們分^^才給舰！」她纖❶ 

「好吧！」他竭了一口侍者剛拿來的紅豆冰。「你有甚麽臨别贈言嗎？我很願意聽聽 。 j 
「我是極捨不得你離開猶！」她眨了眨她秋水盈盈的秀眼，「其實，你是不嫌開 
仏現在 * 雌髓都颁留校丁.作 * 我可以幫助你入團' 入黨 > 你可以讎師 ' _ • 」 
「我曾經告訴過你，我的姑姑，不，我是說我的未婚妻，不打算回到中國來了，」他 
鹏說，「腑，作八年以後，我們一麵规！」 

「當然這也是我所希望的，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帶走了唐尤麗之後，就再返回來。」 
她懇切地說。「你應該知道，我幫了你那麽多的忙，甚至明知仿和唐尤麗是假鳳虛凰，我 
也當作面不見，是爲了甚麽？」她明亮的雙眼，忽然變得一片煙霧迷濛。 

他知道她最後幾句話的含義，所以立刻低下了頭，有點抱歉地說：「這個，我恐怕是 
_辦到了 。 」 

「嗯…她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她那微微磨眉的神態，更加引人。這是他第一次看 

_我們相處四載，你給我的指導和幫助確實不少，你對我的種種好處，我會銘記於心 
的。」讎然觀她的政治野心，腿，從私人感情來說，他對她尙有感激之情。 

「嗯。」她的雙眉更蹙了，她抬起雙眼，異常幽怨地看著他，好像是說：「你這麽忍 
心灘開我， 一* 不返，你》^有多讎馬？」 

他不禁嘆了一口氣，沉聲地說:「千里搭長棚，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希望你善自珍重！」 
「曉乾！」 sfflsst —紅 ， ftMern 了下來，「我們的止？」 

「我們的感情，不是已經很好了嗎？我以後會給你寫信的。 

「麵意思是……」她欲言又止，「你是應該明白……」 

「我■談今後各自随算好不好？」 fMSf 了 。 

「也好。」她無可奈何地說 》 「你先談吧！」 
r 我可會繪到英國去深造，學成後 * 如^許可嶋 * 

來：如果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回來，我們也會在那裡間接爲祖國效力的。就我個人來說， 

，始賴我縮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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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要忘記這四年的生活就好！」 
r f_? j 

「我當然沒有你這種自我選擇的餘地，比如，出國留學、當硏究生等等，這些都是由 
國家安排的。但是，事在人爲，只要我在政治上保持現在的勢頭，任何機會我都是可以 
獲酬。娜 ， 神左右槪肯罐城主任，至少授。」 

陳曉乾鄙夷她以政治的手段去翻名譽地位的目的，所以他沒有做聲。 

「你看呢？」她等他回答。 

麵膳職：「我想向你腿意見，不_你願不願意聽？」 

「請！我正有這個意思。」 

向±^面> 你似乎花費過_精力輒、思 * 顧你想當專家是不利的。」 
「然而，你■了我現實： tOT * 。」 

「我不反對紅，但是，我不同意的是你薄獾追求政治地位的思想《」 

「不 過，你現在已經決心攤開了，否則，我倒要勸你寧肯犧牲專，決不倉 g 在政治上無 
所作爲。毛主帝說:『所謂先專後紅就是先白後紅， : ^誤的。因爲那種人實在想白下去， 
後紅入過空話 。 』毛主席又說：『外行領導內行，是規律，差不多可以說， 
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 j 毛主席的意思是政治領導一 《] ,共產黨領導一《。因此，我 
們這些已經有了一定專業矢纖人，應該括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 

他知道她撤治上往上爬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同時已經是力多了，所以他不想崩 
續和^論這個問題，於是他說：「時候不早了，我該回去了，還是請你把岑蕙的遺書和 



「別忙嘛！」她1 了擺手，「爲了方便明天早上乘火車 tth 海，我在樓上定了個房間。 
我們以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再見面，所以我想和你在那裡多談一會兒。」 

爲了得回岑蕙的遺書、遺稿，沒奈何，他只好跟她乘電梯上了五樓。 

進了房間，她招呼他在沙發上坐下來，自己往櫬子裡拿出一些水果來。 

「你還記 mi ? 」_下水果，在了下來，「我們一起去 
過落枝麵次，花池一次，對於那些日子，我畢生難忘，但我尙嫌不夠滿足！」 

她的最後一句話，使他暗吃一驚。 

「明天你就要走了，我希望在自己的腦海裡，永遠留下一«更加難忘和更加美好的回 



mmmmm • 你 


憶 。 」纖著他 * 噸輕輕枕在励肩膀上。 

肉體上……的慰藉嗎？」她的最後一十分低沉，但郤很清楚 c 
「甚麼？肉體上的慰藉？」他大吃一驚，向後一 

練可侧？」腦得他更觀了， 「你日 了，不復返了 


腕離可 


這件事又有誰……知道呢？這件事將會像歷史上許多不解之謎，永遠沒有人知曉的 


你……你就當施捨一點恩惠，同情一®……在精神上極之不幸和空虛 
「不， 我不能！」他站了起來， 


咖子朋友 


j 


你細是這麼無清， mmm ? j 她的聲音變得焦急起來 
這不是甚麼迁腐的問題，而是我們的道德觀念還未至噠…. 


o 


J 


她已伸出雙臂，擱腰摟住他，忽然哭泣著說：「不管怎樣，今晚我是不會白白讓你跑 
攤，你別忘I己，你欠了我兩雜！」 


「 


那麼，你要我怎樣呢？」讎扎著問 


她抬起了頭，，如花似玉的臉蛋扯向著他，她那 ft 長的烏黑睫毛，還讎 n 露水 
般閃光的淚珠 。「吻 我，請吻我！ J 她用十分饑餓的聲音含糊地說，並且把_辱更緊了。 


他心 



:不如給他一® WE ，也許她會就此罷休呢 


當他彎腰低頭吻她火熱的樱唇時，她的右手掌已扶在他的後腦上，使他再也抬不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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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過了五分鐘，她才鬆開了右手掌，但立即再又雙手緊緊摟住她的腰部。只見她微微 
喘著氣，淚痕 :「謝 謝你，曉乾，平第 HS 真 JE^M 我多幸福！這一 
定綱獅胸。記 ㈣ ，曉乾，綱己住今簡！」 

「現碰細我，我要回去了。」 

她論誦地笑了笑，撒嬌 職：「我 不放你走！ 」 

「我不是滿足你的要求了嗎？ j 

「不， 不夠！」她忽然指著床，「我們战规！」 

「麵在不會!」他再遞 La * o 

「我求你，額要你一次！ J 她拼雜腰部， 「這 次完了以後，我們就各錬 
西 > 我舰岑動遺 sam 输° j 

聽到岑動遺書遺稿，他的心不禁爲之一動,但過了一會，他醒智下來 :「不， 

围做了，你不魏!」 

她突然惱怒地嘶聲地說：「我已放下一 m 性的矜持，向你全拋一片心、，你是沒有理 
由不滿足我這個最低的要求的！告訴你，我們注定有一夜枕席之緣，你是逃避不了的！」 
他的自筝已、受到了嚴重傷害，他一怒之下，使盡力氣把她甩開，然後衝向房門，打開 
了，頭也不回地大踏步離開了。 

第二天一早，陳曉乾約了唐尤麗一《去火車站^ 

「昨 天晚上你麵兒去了？我在你們宿舍等到十點多鐘。 」 唐尤麗問。 

「■了 ！ J 陳曉乾還有不悅之色 。 「以 後才告訴你吧！你的事都安0麟了吧？」 
「其 實也沒有甚麽要安 g 啲，」她悶悶不樂職， 「我 不好把這件事告訴爸爸，要知 
道，如果他知情不報,他又會罪加一等的 。 至於衣服行李，你不是叫我甚麼都不用帶嗎？」 
r 敝有驚動__，那薪。 

「我真 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家 • 捨不得離開自己的祖國。 J 她忽然眼睛紅了起來 。「但 
是，我沒有辦法！ J 

「爲 了安全起見，這張紙條上有我家和鄭美寶的地址，萬一我們分散了，你在九龍尖 
沙阻下了火車後，乘的士按地址找便可。我已經寫信通知了我爸爸和鄭美寶了。」 

「謝謝你 • 你想得真周到。」她楷了楷淚水說 ，「有 你們的幫助和關心，我也放|>了。」 
火®五+59^^11。 

邊防站檢査時，一人員把他們的通行證拿進辦公室。過了一會 • 他再走出來， 
把通行證還給唐尤麗，說道：「你可以走了。到海關檢查後，就可以出境了。」然後_ 
過頭來對陳曉乾說 ：「早 上，市公安局來電話通知，說有點事要向你了解，所以你還不能 
出境。你拿這張通行麵原單位註銷吧！」 

這有_珊靈 > 鹏乾，衡# m 無^^ 

「喏 ，走吧！」那邊防人員催促著 。 

「那 怎麽_尼？ J 唐；£«也_沒有了主意。 

陳曉嫌了一 TT 唇，漸漸回復了鎭定。「你先到香港去吧，照我吩咐的辦，記住！」 
唐尤麗含淚告別了他。 

她題多麼卑鄙而狠齣女人啊！ 

他乘上返回廣州的火車，心中感到一片茫然。今後會怎樣呢？ 


第(龍戾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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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深入認識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逍忘的毛澤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 • 是人 
獨特的社會，可以説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 

紅的回 憶> 五部曲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超長篇小説 • 它生動、形象、 
忠實而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 • 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 • 砌成 
一 長卷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毎一本小説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 
背景 • 中間穿插著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涙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 fe 
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 • 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會具有深遠的反思意義。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 • 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 
代生活過 • 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 • 對此寫得那麼多 • 而且寫得那麼規墁 
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値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美國著名漢學家、眘林斯頓大學敎授林培瑞 (Perry Link ) 


「《紅的回憶 > (英文稿一作者按)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一一 美國作家、 上 海英文《星 
報》編輯馬 克 • 西格斯 (Mark Seghers )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 
構。無論其得失如何 • 它的存在價値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値 
必然可與歷史同存 。 j —一 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先生的評論 • 載於大陸 
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 > 1992年第2期 • 


「我相信 • 《紅的回憶》系列一定會? x 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影響 • 在中 
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 一一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 
遠榮毋音長曾敏之先生的評論，戥於《華僑曰報》〗992年12月 


溫紹賢的《紅的回憶》 「路 線系列小説，以形象性的小説形式來反映 
歷史的大悲劇，更加震撼人心，發人反思。」 一一 本 港資深記者、作家 
羅漢先生的評論•:載於《星島曰報》「細數才華」版1989年1月10曰 


「《紅的回憶》（《紅的回憶》電影版一作者按）也許是最快速認 i 
中國現代史的方法 • 花了一百五十八分鐘 * 穿梭二十多年的歷史 。 j 
一一 鄭維音先生 的評論 • 载於&玥報〃 「文化資訊」版2000年2月2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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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十_來蕞靉撼人他的政經歷史超揍篇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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